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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译世界 学术名 著丛书 
出 版说明 


我馆 历来重 视移译 世界各 国学术 名著。 从 五十年 代起， 更致 
力于 翻译出 版马克 思主义 诞生以 前的古 典学术 著作， 同时 适当介 
绍当代 具有定 评的各 派代表 作品。 幸 赖著译 界鼎力 襄助， 三十年 
来 印行不 下三百 余种。 我们确 信只有 用人类 创造的 全部知 识财富 
来丰富 自己的 头脑， 才 能够建 成现代 化的社 会主义 社会。 这些书 
籍所蕴 藏的思 想财富 和学术 价值， 为 学人所 熟知， 毋 需赘述 。这 
些译本 过去以 单行本 印_ 行， 难见 系统， 汇编为 丛书， 才能 相得益 
彰， 蔚为 大观， 既便 于研读 査考， 又利 于文化 积累。 为此， 我们 
从 1981 年至 1997 年先后 分七辑 印行了 名著三 百种。 现继 续编印 
第八辑 。到 1998 年底 出版至 340 种。 今后在 积累单 本著作 的基础 
上仍将 陆续以 名著版 印行。 由于 采用原 纸型， 译文未 能重新 校订， 
体例也 不完全 统一， 凡是原 来译本 可用的 序跋， 都一 仍其旧 ，个 
别序 跋予以 订正或 删除。 读书 界完全 懂得要 用正确 的分析 态度去 
研 读这些 著作， 汲取 其对我 有用的 精华， 剔除 其不合 时宜的 糟粕， 
这一 点也无 需我们 多说。 希望海 内外读 书界、 著译界 给我们 批评、 
建议， 帮助我 们把这 套丛书 出好。 


商务 印书馆 编辑部 
1998 年 3 月 


出 版说明 


< 论财富 的分配 和賦税 的来源  >是 英国资 产阶级 经济学 家理査 
德 •琼斯 （Richard  Jones,  1790— 1855) 的代表 著作。 琼斯于 
1833—1835 年任 伦敦大 学国王 学院的 经济学 教授， 1835— 1855 年 
任 东印度 大学黑 利伯里 学院的 教授， 讲 授经济 学和历 史学。 其间 
先 后担任 过英国 什一税 委员会 和慈善 委员会 会员。 他从 W. 休厄 
尔、 J. 赫谢 尔那里 学到对 各门学 科的归 纳研究 方法， 并在政 治经济 
学 中予以 运用。 1831 年出 版的这 部著作 ，就 是他运 用这一 方法的 
例证。 

在 本书中 ，琼 斯分门 别类地 研究了 地租的 一切变 化:从 原始的 
徭役劳 动形式 到现代 的租地 农场主 地租。 他 考察了 劳役地 租向实 
物地租 以及货 币地租 的转化 ，考 察了不 同国家 、不同 时代以 土地所 
有权的 各种不 同形态 为出发 点的劳 役地租 或农奴 地租、 分 成制地 
租和 印度农 民地租 等各种 形式的 地租。 其中 许多是 李嘉图 没有描 
述 过的。 琼 斯便据 此抨击 李嘉图 的学说 和研究 方法。 他认 为李嘉 
图 的学说 仅仅是 抽象的 推理， 李嘉图 的级差 地租的 观念并 无确实 
的真 实性, 不过是 政治哲 学体系 上的一 些“妄 想的假 设”。 

琼斯 还探讨 了各种 土地所 有制度 下实际 地租的 情况。 他指出 
资本主 义制度 对地租 的最后 形态有 所影响 。他 认为， 随着资 本主义 
地租转 化为超 额利润 ，土地 所有权 对工资 的直接 影响就 终止了 。也 


就是说 ，直接 占有剩 余劳动 的人不 是土地 所有者 ，而是 资本家 。地 
租 的相对 量仅仅 取决于 剩余价 值在资 本家和 土地所 有者之 间的分 
配， 而 不取决 于对这 种剩余 劳动的 榨取本 身了。 琼 斯认为 特定地 
点地 租增加 的原因 有三种 ：一是 在耕作 中积累 的资本 量増加 ，收获 
量因之 増加; 二 是更适 当有效 地运用 已有的 资本; 三 是在资 本量和 
收获量 不变的 情况下 ，将原 收获量 分配给 生产阶 级的部 分减少 ，而 
分配 给地主 的部分 增加。 李嘉 图仅仅 分析了 第三种 原因， 而琼斯 
却注 意到了 其余的 两种。 因而 ，马 克思说 ：“同 李嘉图 相比， 琼斯不 
论在历 史地解 释现象 方面, 还是在 经济学 的细节 问题上 ，都 向前迈 
出了 重要的 一步。 …… 当然 他的理 论中也 有错误 。” 琼斯作 为资产 
阶级 古典政 治经济 学后期 的代表 人物， 他的 著作自 然反映 了政治 
经济 学古典 学派的 衰落和 瓦解， 但同 时他却 在许多 政治经 济学问 
题上超 过了李 嘉图。 因而他 在经济 学说史 上的地 位是不 容忽视 
的。 现将他 的这一 代表著 作翻译 出版， 以供读 者研究 参考。 

本书原 著正文 无章题 ，仅有 第一卷 ，目录 上反映 的章题 往往是 
该章第 一节的 节题。 中译 本完全 根据原 著译出 ，未予 更动。 


曾有人 向我提 意见， 说 我对“ 地租” 一词没 有给予 正规的 
定义。 这一点 遗漏， 不是有 意的。 对这样 的一个 问题， 想要从 
定义 中得出 结论, 几乎肯 定会犯 错误。 但是 ，论 述定义 的使用 
和 滥用， 在这里 是不合 适的。 我 已经指 出对土 地所有 人的报 
酬的 起源。 我已 经叙说 了这种 报酬的 发展。 在 这项研 究的过 
程中， 如果有 任何读 者真正 不能理 解我们 在研究 的东西 ，我感 
到 遗憾， 可是我 认为， 一 开始就 给他一 个定义 作为推 理的根 
据 ，不会 对他有 真正的 帮助。 


nr  pi 

各个国 家贫富 不同的 原因， 自然 而然地 无论什 么时候 都引起 
人类 热切的 注意。 然而 ，有 很长一 段时期 ，人 们认为 这个问 题没有 
什 么很难 理解的 地方： 一国人 民可以 致富的 唯一途 径是取 得货币 
或 者金银 ，而变 穷的途 径是失 去这些 金银。 因此 ，使 国家富 起来的 
方法 在于首 先拥有 尽可能 多的珍 贵金属 ，然后 紧抓住 不放， 使存量 
不断 増长。 

我们必 须在为 了实现 这些目 的而陆 续采取 的各项 措施中 ，或 
者 （更 确切 地说） 各种 自成体 系的措 施中， 探 索从威 廉征脤 英国到 
18 世纪中 叶各个 时代的 粗略的 可是很 明确的 政治经 济学。 

然而 ，在这 比较晚 的时代 以前， 有一 个时期 ，人 们迂回 曲折地 
通过大 童的、 模糊的 重商主 义文献 ，可 以看到 关于这 些问题 的朦胧 

的真理 - 种暗示 的而不 是显露 出来的 怀疑， 认为， 归根 到底， 

那 累积的 金银， 就国家 而言， 也 许不是 增加它 们的实 际财富 的唯一 
方式。 可是仍 然要等 到加利 亚尼在 意大利 、哈 里斯在 英国、 魁奈在 
法国、 尤其是 斯密在 苏格兰 发表了 各人自 己的著 作以后 ，人 们才承 
认 一项已 经确立 的原理 ，经 过系统 地研究 和理论 的证明 ，认 为国家 
财 富的内 容可以 不是仅 仅限于 黄金和 白银， 而是包 括至少 人们愿 
意 用金银 去交换 的一切 东西。 

用这种 新的和 放大了 的眼光 来看， 那些 促进和 便利或 者留难 


和阻 碍财富 生产的 情况， 立刻成 为人们 急于要 研究和 思索的 对象。 
在这条 新路上 斯密领 先走在 前面， 自从 他的时 代以来 ，人们 在这方 
面所 做的工 作决不 能和他 所取得 的结果 相比。 可是 对那些 从事于 
研究政 治经济 学这一 部门的 人来说 ，不久 又出现 了另一 个部门 。要 
仔 细研究 那些影 响国民 财富的 生产的 情况， 而不注 意到和 财富的 
分 配有关 的那些 情况的 重要性 和影响 ，那 是不可 能的。 并且 ，试图 
发 现决定 土地所 有人、 动产所 有人和 劳动者 各人在 年产量 中应得 
份额的 法则， 就会引 起大量 的研究 ，或者 （也 许不如 说是） 大 量的推 
测。 这 种推测 会进行 得比较 认真， 如 果人们 察觉到 —— 他 们不久 
必然会 察觉到 一有权 力 维持某 种特殊 的税收 方式， 使其 能促进 
生产， 而这种 权力在 人们制 订法律 、可 以决定 社会中 不同阶 级在每 
年创 造的财 富中分 享的份 额以前 ，很 少有人 了解。 

可是 ，探 讨过决 定财富 分配的 原则的 那些人 的劳动 ，还 没有取 
得像 那些研 究影响 产量的 情况的 人已经 取得的 成功。 在这项 学科- 
的最 新部门 方面， 已经积 累了不 少知识 ，确定 了许多 原则， 这些对 
理论 和实践 都是重 要的， 不管 应用于 特殊情 况的时 候可能 多么困 
难 。这些 构成一 些政治 的真理 ，对 这些真 理的可 靠性和 永久性 ，人类 
中 开明的 和富有 思想的 一部分 可以说 是大多 数已经 默认。 而人们 
试图 解说财 富分配 的指定 路线， 以 及阐明 一些限 制和决 定地租 、工 
资和利 润的法 则的种 种努力 ，至 今除了 导致许 多矛盾 的意见 以外， 
仍 然很少 成就; 并且 ，在某 些方面 造成惊 人的、 令人不 愉快的 、讨厌 
的 和十分 有害的 谬论。 

有关这 些论点 的最早 的主要 著作家 (法 国经济 学家) 的 学说的 
萌芽， 可 以相当 清楚地 溯源于 我们自 己的伟 大的洛 克的一 些草率 


的和 肯定很 谬误的 意见。 这一 派哲学 家最后 幻想他 们可以 严格地 
证明, 地租的 一部分 （净 收益） 构成一 种特殊 的基金 ，国 家所 有的税 
收必须 完全从 这里直 接或者 间接地 取得， 这 种古怪 的和无 益的教 
条， 出于他 们之手 ，所 根据的 推理和 假设似 乎得出 结论， 认 为工资 
数 目和利 润率是 由一些 原因决 定的， 这些原 因使他 们受不 到变动 
的影响 ，并保 全它们 在任何 可能的 税收计 划的作 用中不 被波及 。经 
济学 家的著 作中有 一些谬 误以及 很多轻 率的和 复杂的 推理， 但其 
中 也有许 多真理 I 有些是 属于高 级的， 具有长 期的重 要性。 可是这 
些东西 也不能 挽救那 些真理 的声誉 ，并 且， 由 于和大 童的谬 误交织 
在一起 ，有一 个时期 不那么 流行， 因而就 不那么 有用， 否则 一定不 
至于 如此。 这一理 论体系 曾获得 一些忠 实的和 狂热的 信徒; 可是， 
尽管 有这些 人的热 诚拥护 以及它 本身在 理论上 的可取 之处， 人类 
本 能的判 断却厌 恶它的 古怪的 结论; 它 起初受 到广大 读者的 嘲笑， 
后来, 除了在 文献史 上留下 一点痕 迹以外 ，简 直被人 遗忘。 斯密对 
他的伟 大学科 的这一 方面做 的工作 很少， 而 且就连 这一点 辱工作 
也没 做好。 可 是他的 清醒的 头脑未 曾发出 荒谬的 言论， 像 在他以 
前 的某些 人以及 在他以 后的许 多人的 著作中 那样。 他小心 翼翼地 
避免深 入这种 研究， 这 也许可 以说明 他意识 到自己 要避免 的这些 
困难。 然而， 关 于他这 个人， 确实可 以说， 凡是可 以期望 一个人 
的头脑 能做的 工作, 他都做 到了。 他已经 证明、 应用、 联系 和增加 
了 在他的 时代以 前孤立 存在于 他的学 科中一 个主要 部门的 那些真 
理, 其 中大多 数是还 没有完 全研究 透彻的 。我 们知道 ，这个 学科本 
身 也是由 于他的 著作成 功而突 然提高 到参与 人类理 智努力 的伟大 
目 标的 行列， 并且， 似乎 永远不 会再失 去这种 地位; 我 们必须 希望， 


将 来总有 一天会 做到使 它的一 切错综 复杂的 细节都 能充分 发挥。 

在斯 密之后 ，马尔 萨斯先 生是第 一个为 知识的 进一步 发展奠 
定基 础的哲 学家。 最早的 关于那 些支配 土地所 有人的 收入， 以及 
在文明 的最先 进阶段 中支配 劳动者 工资的 法则的 明显观 点 总 
可 以在他 的关于 人口和 地租的 著作中 看到， 其中会 有足够 的东西 
使他 具有一 个坚强 的和有 创见的 追求真 理者的 性格， 这时 候许多 
其 他有才 智的人 的时间 和劳动 已经纠 正了一 些根本 性错误 和轻率 
的对一 些原理 的延伸 —— 这些 原理本 身是真 实的， 虽然和 最初发 
现 者在新 发现的 热情中 对它们 的看法 相比， 适 用的范 围较小 。可 
是马尔 萨斯先 生在后 继者这 方面特 别不幸 ，经 过他们 的处理 ，他的 
著 作未能 成为一 种有用 的真理 的上层 建筑的 基础， 而是被 用来使 
—团 谬误显 得似乎 有理， 尽管 其中某 些部分 是有独 创性的 和无害 
的 ，但 作为一 个整体 ，欺骗 性极大 ，并令 人遗憾 地非常 有害。 

在地租 问题上 ，马尔 萨斯先 生扬弃 了经济 学家们 的谬误 ，令人 
满意地 说明， 凡 是土地 由资本 家耕种 的地方 —— 他 们靠存 货维持 
生活， 能随意 改做其 他工作 —— 当地 质量最 差的耕 地的耕 种费甩 

决定 原产品 的平均 价格， 而优 质土地 上的质 量差别 是决定 它们所 

1  * 

产生的 地租的 标准。 

这 是前进 了一步 ，走向 了解那 些影响 很有限 的一部 分地租 、以' 
及在 一种很 特殊的 社会状 态中决 定原产 品的平 均价格 的原因 。然 
而 ，李嘉 图完全 忽视了 这些原 则可 以真正 适用的 那有限 的范围 ，仅 
仅 根据这 些原则 就推断 那些支 配各处 土地在 各种情 况下产 生的税 


① 就地 租来说 ，已故 爱徳华 •韦斯 特爵士 应分享 这种赞 美。 


收的 性质和 数目； 并且 ，他不 满足于 这样， 就 根据同 一狭隘 的和有 
限的 资料， 着手 创立一 种全面 的财富 分配的 理论体 系并说 明世界 
上利 润率或 者工资 数目所 以发生 变动的 原因。 李嘉 图是有 才能的 
人, 他提出 一种理 论体系 ，很巧 妙地把 一些纯 粹假定 的真理 结合在 
一起; 但是 ，只 须全面 地看一 看世界 上实际 存在的 一切， 就 可以显 
示 它和人 类以往 的及目 前的情 况完全 不符。  / 

马尔萨 斯先生 的人口 论一直 受到更 糟糕的 谩骂。 他以 卓越的 
聪明才 智,一 下子使 得全世 界的人 都注意 到人类 具有的 繁殖力 ，一 
种增 加人类 总数的 力董; 这 种力量 ，如果 长期发 挥到最 大程度 ，或 
者即使 到一种 比较小 得多的 程度， 就 会显然 趙过食 粮任何 可能的 
增加; 并且他 曾说明 ，各国 人口很 大一部 分的幸 福或者 苦难， 必然 
总 是决定 于他们 自己控 制这种 力量的 程度， 或者决 定于人 口被外 
部情况 压低到 粮食水 平的方 式& 他 所揭示 的关于 这个问 题的事 
实, 在关于 决定各 国的社 会发展 和社会 状况的 原因的 研究中 ，必然 
总是占 突出的 地位， 并且在 那些目 的在于 说明支 配一 个民 族的总 
人 数的变 化和每 个社会 的广大 群众所 消费的 生活资 料的数 童的研 
究部 门中， 占 最突出 的地位 ，或 者换句 话说， 它的工 资率， 可是 ，要 
创立 并办好 这样重 要的一 个人类 知识的 部门， 不大 可能是 一个人 
的事; 马尔 萨斯先 生的伟 大著作 肯定会 含有许 多谬误 的成分 ，也包 
含一部 分他有 幸第一 个加以 论证的 持久的 真理。 那些谬 误的来 
源 ，部分 地在于 一种逻 辑上有 缺点的 、他 提出 和研究 的对人 口的抑 
制因素 的分类 —— 部分 地在于 他思想 上存在 的某些 模糊和 犹豫之 
处， 关于 实际上 人们可 以期待 道德原 因的力 暈对人 类的自 然倾向 
发 生作用 、从 而影响 各国人 口数字 进展的 程度。 


真 正著名 的人物 享有一 种特权 ，他们 的错误 ，和 他们的 智慧一 
样， 会产生 很多的 后果。 马尔 萨斯先 生的错 误立刻 引起各 式各样 
的争论 ，并产 生一种 说法， 使整个 问题蒙 上一层 阴影， 给知 识的进 
—步 发展带 来了十 分有害 的影响 一 确实， 比任何 没有天 賦能力 
可 以预见 到那种 古怪的 轻信和 鲁莽相 结合的 人可能 预见到 的危害 
性 更大， 这两者 的结合 是把他 的猜想 推进到 假定的 实际结 论的许 
多 著作的 特征。 

把地租 和人口 （从 它影 响工资 这一点 来说) 这两 个问题 放在一 
起 ，我们 将发现 ，马 尔萨 斯先生 所阐明 的真理 的萌芽 已经被 用来明 
显 地支持 像这些 理论： （1> 地球 表面上 土地的 所有人 的收益 之所以 
存在 ，只是 因为不 同土地 的质量 不同， 只有在 所耕种 的土地 的生产 
力 的差别 增加时 ，土地 所有人 的收益 才可能 增加； （2) 这 种增加 ，总 
是同时 伴随有 农业的 生产能 力减低 ，以及 生产阶 级的所 得减少 ，并 
且总 是带来 损失和 痛苦〆 3) 因此, 需要这 种增加 的地主 的利益 ，总 
是必 然和国 家的利 益以及 社会上 各个其 他阶级 的利益 对立的 ，社 
会中又 一个主 要集团 —— 农具 所有人 —— 在 国家通 常发展 中的命 
运和 地位， 也是 在几乎 同样令 人沮丧 的精神 中被决 定的。 劳动的 
生 产能力 方面这 种低减 的后果 （人们 认为这 应该由 日益增 加的地 
租表 示)， 据说以 低减的 利润率 的形式 影响到 资本所 有人; 这样 ，他 
们自己 的报躪 ，以 及他们 积累新 基金以 便雇用 劳动的 能力, 总是在 
经历 一种不 可避免 的逐渐 低减的 过程， 同时耕 种扩展 到新的 土地， 
或者 增加用 在原有 土地上 的力暈 & 因此， 这 两个比 较富裕 的阶级 
中， 一个 担心人 口增多 和耕地 扩大会 给他带 来那种 建立在 公众痛 
苦上的 、引 起反感 的财富 ，另一 个则感 到一种 逐渐的 但是不 可避免 


的腐朽 趋势， 这 种趋势 起源于 同样的 原因， 并以同 样的速 度在进 
展。 

这里所 揭示的 人口中 最重要 的部分 一 -r 大人民 — 的命 
运， 还要更 可怕。 就他 们来说 ，还 有一种 原因， 一种 像土地 的肥力 
递减 那样决 定于不 能改变 的自然 法则的 原因， 把他 们不停 地驱向 
苦 难或者 犯罪。 作 为身体 的组成 部分， 他们 被陚予 一种增 殖得比 
生活资 料快的 能力和 倾向。 他们的 人数， 只 有靠那 种使自 己沦于 
犯罪 或者痛 苦的抑 制措施 ，才可 能压低 到生活 资料的 水平, 或者进 
入 一种纯 洁的精 神节制 状态。 根据这 个理论 的创始 人给它 的狭隘 
定义 ，这种 状态必 然极少 ，因而 不能靠 它来限 制痛苦 和罪恶 行为的 
广泛 作用。 

这最 后一项 意见实 际上主 要以前 面提到 的一种 逻辑错 误为基 
础 ，把那 些原因 归结为 对人口 的种种 抑制； 可 是这项 意见受 到了利 
用 ，被 轻率地 和有危 害性地 推进到 十分令 人厌恶 的结果 ，大 大地增 
加 那些不 协调和 痛苦的 成分； 人们 认为 ，这些 成分曾 被证明 在人类 
身上和 人类居 住的大 地身上 存在。 据这 一派著 作家说 ，这些 成分, 
随 着世界 上有人 居住以 及国家 进步， 必然会 进入一 种越来 越发生 
作用的 状态。 取得这 些结论 的过程 ，实 际上， 含有不 注意事 实和过 
分利用 纯粹推 理能力 可以造 成的几 乎各种 可能的 谬误。 首先 ，他 
们假定 ，随 着各国 人口增 长和变 得比较 文明， 农业劳 动中会 有一种 
不断 低减的 能力； 然后， 那些靠 体力劳 动取得 生活资 料的人 （土地 
的 劳工阶 级〉， 完全靠 从收入 中节省 下来的 基金来 维持。 这一假 
设 ，对世 界的一 个角落 或者地 区来说 尽管是 真实的 ，但 作为 一种普 
遍的事 实来说 ，却是 虚妄的 3 还有 ，在 这些主 要的和 致命的 错误以 


外 ，再 加上一 种看法 ，认 为随着 国家变 得人多 和富裕 而可以 看到的 
利润 率低减 ，表明 积累新 资源的 能力在 降低； 这一 信念， 没 有坚强 
意志敢 于不顾 经验、 不 顾世界 上每个 国家的 历史和 统计情 况对真 
正 决定各 个社会 中不同 的积累 资本的 法则， 是 不能领 会的。 可是 
这些学 说在理 论上的 谬误， 在 那些习 惯于使 理论观 点受事 实考验 
的 人看来 ，尽 管一定 很突出 ，可 是由于 它们在 实际推 论中表 现出来 
的 惊人的 大胆， 而被 冲淡。 想象 的农业 收益不 断减少 —— 那假定 
的对积 累进展 的影响 —— 再则， 由于 根据一 项本身 就是虚 妄的事 
在作出 的错误 判断， 认 为人类 没有相 应的能 力为日 益增多 的人数 
提 供资源 一 •这 些论点 ，起 初曾有 人支持 ，摆 出一副 武断的 科学优 
势的 神气， 似乎 人类幸 福的永 久性和 天定的 自然作 用的法 则两者 
之间 有一种 强加的 矛盾。 这些 论点中 隐晦地 但是自 信地和 小心地 
暗示 ，指导 人类内 心的那 种最珍 爱的道 德情操 ，归根 到底只 是一团 
迷信， 人们 也许可 以希望 它会随 着哲学 的进展 而衰微 下去。 有一 
些 方法可 以避免 造物主 原来陚 与人类 的情欲 ，并 准备推 广使用 ，因 
此最 终可以 使人类 的聪明 智籯克 服上天 在造物 安排上 的缺点 。关 
于这种 使人难 受的哲 学含有 的大胆 的细节 —— 它的 持久的 遮羞的 
軍衣 一 以 及关于 怎样使 这种哲 学和一 部分人 口发生 接 触的情 
况， 在这 里不得 不避而 不谈。 可是关 于这些 想象中 事物的 理论宣 
传， 在某种 程度上 已经污 染了有 教养的 阶级中 一部分 (我们 希望是 
很 小的一 部分） 人 的道德 情操。 这些想 象中的 事物, 由一些 乐意的 
有资格 的人士 辛勤地 传播， 已 经开始 了那种 实现自 我堕落 的无耻 
工作， 并 且在下 等社会 的一部 分人中 消灭了 一切具 有道德 尊严或 
者道德 价值的 情操。 凡是 熟悉这 个问题 的人， 都知 道这些 是毫无 


疑问的 事实。 重要 的是， 我们 不应该 低估一 种肤浅 的哲学 理论所 
产生 的道德 影响和 结果， 如果我 们准备 主张联 合起来 ，通过 必要的 
艰苦 努力， 奠定关 于这些 问题的 有益的 真理体 系的广 泛基础 。我 
们希 望表明 ，这种 真理体 系可以 稳妥地 和巩固 地建立 起来。 

可是， 虽然 它们曾 有过适 当的从 事于有 危害性 和欺骗 性的活 
动园地 ，假如 有人认 为我们 提到的 那种学 说曾受 到普遍 的欢迎 ，那 
就 错了。 急于 要提出 一种理 论的哲 学家， 有 时候可 能闭目 不看他 
们周围 这个世 界提供 的改正 意见； 可是 广大人 类各有 不同的 习惯， 
这 些习惯 是根据 人们对 于从许 多原因 的混合 作用中 发现重 要的一 
般原 则的方 法的比 较合理 意见形 成的。 不需 要很多 敏锐的 逻辑头 
脑就能 觉察到 ，政 治经济 学中所 谓普遍 适用的 准则， 只能以 最全面 
的对 社会的 观点为 基础。 决定 那些处 于不同 环境下 的庞大 的人类 
团体的 地位和 进步、 以及支 配他们 的行为 的原则 ，只 能从经 验中得 
出。 确实， 一个人 必然是 肤浅的 推理者 ，如果 他仅仅 靠有意 识的努 
力， 凭自己 的见解 、感情 和动机 ，以及 范围狭 隘的亲 身观察 ，并 根据 
假定的 推理， 就 期望他 自己能 够预测 庞大的 集体中 所有成 员的行 
为、 发展和 命运, 这些人 在精神 或者身 体气质 方面和 他自己 不同， 
并受 到气候 、乡土 、宗教 、教 育和政 治方面 各种不 同之处 的影响 。可 
是， 随着 个人的 推测第 一次求 助于真 实存在 的集体 所提供 的经验 
的结果 ，所 有我们 以上讲 到的关 于财富 分配的 准则的 信念， —定会 
立即 消失。 只要我 们丢开 书本， 请教 世界上 的统计 图表， 就会看 
出， 那些地 租最高 的国家 里并不 总是表 现农业 效率的 低落， 而是它 
们 那里以 最小一 部分人 的劳动 就能维 持最大 人口的 优袼的 生活。 
人们 承认， 可以在 人口和 财富增 长中看 到利润 率降低 ，但并 不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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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作同时 带来工 业的任 何部门 中生产 能力的 降低， 而是在 利润低 
的国家 （例如 英国和 荷兰） ，工业 的效率 非常髙 ，以及 资本积 累的速 
度非 常快。 另一 方面, 在利润 率长期 和经常 髙的那 些国家 （例 如波 
兰以 及欧洲 和亚洲 的许多 比较原 始的地 区）， 工业的 生产能 力几乎 
是众所 周知地 薄弱， 资本 积累的 速度更 是臭名 远杨地 低缓。 这些 
事 实直接 导致人 们作出 结论， 认为髙 利润连 同巨大 的生产 能力和 
快速的 积累， 在人类 历史上 是例外 而不是 常规， 对这 个结论 的仔细 
分 析将充 分显示 它的正 确性。 

再说 ，看看 任何一 个国家 的人口 中不同 阶层的 増长率 ，立 刻就 
看出 ：高级 和中级 —— 就是 ，能 够几乎 任意支 配粮食 和一切 有益于 

健康的 生活资 料的那 些阶级 —— 和那 些生活 资料不 足的人 比较起 

* 

来 ，保 持独身 的较多 、结婚 较迟， 并且 增加得 较慢。 再以国 家和国 
家 相比， 也发现 同样的 事实。 我们看 到那些 生活资 料比较 充裕的 
人口， 不及那 些公认 是最困 苦的人 口增加 得快。 这些 事实, 对一个 
没有 成见的 观察者 来说， 立刻 表明人 类社会 中存在 着种种 原因及 
其影响 ，在 物质生 活丰裕 和精神 生活提 高的过 程中， 有助于 节制人 
类增 殖能力 的发挥 ，① 并且 不会明 显地化 为痛苦 ，和 几乎同 样明显 
地 不会成 为纯粹 的罪恶 行为， 或者成 为一种 无可指 责的道 德节制 


① 我们不 准备提 到萨德 勒先生 宣布的 那种自 然规律 ，据 说随着 人口变 得稠密 ，女 
性的 生殖力 就低贼 • 关 于这一 点我们 有几旬 话以后 再说。 目 前只须 说明， 一个 草率的 
观察者 一定也 能看串 ，我 们现在 所说的 这种起 节制作 用的原 因确实 存在， 并看到 它们和 
痈苦 、邪恶 、或者 无可指 责的道 德节制 有所不 同》 要说 明那些 原因的 性质， 弄清 楚它们 
的 细节， 它们 的作用 在不同 的文明 阶段和 组织不 同的社 会中被 人感觉 到情况 —— 这是 
一 项严肃 的工作 ，要做 好其中 的任何 一部分 ，必 须有广 泛的和 耐心的 观赛， 以及 慎重的 
推理 • 这项 工作的 一部分 ，作 者以后 将努力 一试， 深切地 意识到 它的重 要性和 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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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对这一 事实的 认识， 本 身就足 以引起 对那些 沉闷的 理论体 
系的 怀疑， 这些理 论说： 整个 人类受 到一种 冲动的 无法抗 拒的支 
配 ，不 断地把 人类的 总数推 向他们 所能取 得的生 活资料 的极限 |并 
且， 甚至 财富和 物资丰 裕也只 是驱使 社会逐 步地可 是不可 避免地 
走向 贫困的 力量。 

那末， 在社会 的不同 阶层的 命运和 变化多 端的相 对地位 (像在 
通常 的文明 发展中 看到的 那样) ，以及 那令人 沮丧的 结局、 经常的 
寒 退趋势 、矛盾 的利害 关系不 断地对 立之间 (像 比较 晚的政 治经济 
学理 论中揭 示的那 样)， 存在着 根本的 分歧和 矛盾， 这些分 歧和矛 
盾一 定会使 一个肤 浅的观 察者留 下深刻 印象， 如果 他认为 值得依 
赖事实 的话。 

不 必妄图 否认， 由于 这个原 因以及 或许某 些其他 原因， 一种对 
整个 学科的 厌恶情 绪已经 在潜入 一部分 公众的 思想。 人们 已经不 
信任 政治经 济学/ 它的结 论必须 根据的 事实， 被认为 太容易 变化， 
并 且在彼 此的结 合方面 太变幻 莫测， 以致不 能对它 们作精 确的观 
察或 者真实 的分析 I 或者， 结果， 它们 不能产 生任何 靠得住 的和永 
久性 的一般 原则。 人们 倾向于 甚至不 肯从事 于研究 有人提 出的意 
见, 如果他 们认为 结果只 能使人 吃惊而 不能使 人信服 、然后 就烟消 
云散 ，让 位于另 一套自 相 矛盾的 谬论。 

这种冷 淡态度 对知识 的增长 曾有过 不利的 影响， 使得 促进知 
识 发展所 需要的 人力离 开这一 方面， 而这种 人的头 脑最有 能力消 
灭错误 和推进 真理。 可是 ，稍微 想一想 就一定 会看出 ，许多 讨论这 
门学 科的人 所引起 的怀疑 ，已 经被不 公平地 扩大到 这门学 科本身 。 

一定要 承认， 政治 经济学 必须使 所谓普 遍适用 的准则 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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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的基 础上; 必须牢 牢记住 ，凑 合在 一起而 产生这 门学科 所熟悉 
的那些 混杂的 原因， 只 有通过 反复观 察各国 历史上 发生过 的事件 
才可 能分析 、研究 和彻底 了解; 并且 (除了 在极罕 见的情 况下) 决不 
能对 它们进 行预先 计划的 实验！ 而且， 我们不 可害怕 那不能 避免的 
结论， 所 谓关于 这样一 个学科 的知识 的进展 一定是 困难的 和缓慢 
的。 ® 其错 综复杂 的程度 几乎和 需要研 究的范 围完全 成比例 。再 
说 ，这些 问题， 尽管需 要慎重 考虑， 却 完全没 有什么 使人灰 心的地 
方。 相 反地， 对 一个熟 悉归纳 法科学 走向完 善境界 的通常 道路的 
人来说 ，我 们在工 作中需 要研究 的资料 之丰富 多采， 恰好给 了我们 
理性的 基础， 可以抱 坚定的 希望。 

航海 术的进 步和冒 险精神 ，渴求 知识、 利 得或者 权力的 心情, 
揭露了 有人居 住的地 球表面 上大部 分地方 的社会 结构。 现 在我们 
可 以在一 次广泛 的探测 中看到 这种结 构对人 类社会 的财富 和幸福 
的影响 ，从 他们的 最原始 的到最 先进的 状态、 以及所 采取的 各种不 
同的 形式。 在这 广漠的 实际观 察的现 有园地 以外， 过去时 代的全 
面经 历又加 上一个 园地， 其范围 不比前 者小。 确实, 最能说 明任何 
知识 部门中 的原理 的那种 事实， 在人 们对原 理本身 有一些 微弱的 
认识 以前, 不大会 被仔细 地记录 下来， 因此， 以往的 历史学 家不注 

I 

意保 存各种 事实, 这些事 实现在 对哲学 研究者 一定是 非常宝 贵的； 
因此 ，没有 疑问, 在我们 自己的 时代， 有许许 多多的 事件和 情况每 


① 参阅 附录中 赫谢尔 先生提 出的一 些意见 （关 于那 些仅仅 依靠观 察取得 资料的 
科学的 各种不 同的发 展速度 ，以及 那些能 够利用 实验的 科学的 发展速 度）。 承赫 谢尔先 
生允 许我在 这里使 用这些 意见， 虽然 很可能 在本书 出版以 前这些 意见也 许实际 上还没 
有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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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被 人忘却 ，旅行 家或者 历史不 加注意 ，而这 些资料 却包含 大量被 
人忽 略的经 验教训 （关于 这一点 ，本 书以 后将说 明）。 可是， 当代著 
作 家的观 察结果 尽管是 不细心 或者有 缺陷， 历史的 广博内 容到处 
有很多 的事实 ，可以 用来在 工作中 启发或 者纠正 我们。 所以 ，过去 
和 现在同 时起作 用为我 们提供 丰富的 资料， 用来创 立一种 经济真 
理的 体系， 稳固 地奠定 在人类 实际经 验的基 础上。 如果我 们透彻 
地 观察这 些资料 ，朴实 地和细 心地据 以推论 ，仍 然会 认为没 有希望 
在 政治经 济学的 各个部 门获得 正确的 知识， 那就完 全是理 智上缺 
乏 勇气。 这项任 务尽管 困难， 我们还 是可以 希望终 于会看 清楚分 
配的 法则， 按照这 些法则 ，土地 与劳动 的产物 被分给 在各种 不同形 
式 和不同 情况下 构成人 类社会 的各个 阶级； 并看清 楚那些 特殊的 
分配方 式的影 响范围 ，怎 样对生 产能力 、以及 各个国 家的政 治的和 
道 德的性 质和结 构发生 作用。 

也不 应该让 那种在 政治经 济学的 这些分 支部门 先后采 用和消 
失的、 将成 过去的 理论挫 伤我们 未来的 希望。 在这 里显然 又犯了 
一次 错误， 这种 错误， 人们在 追求人 类成就 的其他 目标中 犯得太 
多， 以致想 要加以 揭露的 努力已 经令人 厌烦。 人类作 为“大 自然的 
仆 人和解 释者” 而得到 的具有 那种智 蓠的伟 大先知 的警告 又一次 
虚发 。①人 类宁愿 用“预 期”的 方法， 而不 用“归 纳”的 方法; ②他们 
已经 害怕那 些无可 避免的 条件， 那种 只有靠 它才可 能安安 稳稳地 
取得 知识的 一定的 劳动。 他们 在建立 普遍原 则的努 力中， 太早地 


①  Nov.Org.Ap.  1* 

②  Nov，Org.Ap*26 至 30 以及 随处可 J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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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 了必须 长期地 谦逊地 、置身 于事物 中间的 责任， 以便提 早从事 
于 比较有 趣味的 工作， 创立那 些具有 给人深 刻印象 的普遍 性的准 
则， 这些 准则似 乎立刻 把研究 者抬高 到他的 这门学 问的立 法者的 
地位 ，并且 好象由 于理智 能力的 某种突 然表现 ，使得 他立刻 就能控 
制这门 学问的 细微的 地方。 

因此 ，人们 感到缺 少真理 ，不 是因 为对人 类的经 历和境 况进行 
不断的 和全面 的研究 不会产 生真理 （即 使在 这个复 杂的问 题上也 
不会） ，而 是因为 在传播 错误方 面曾经 是最突 出的那 些人已 经真正 
完全 离开这 种研究 工作， 把他 们的推 理所根 据的观 察资料 局限于 
自己身 边的一 小部分 世界； 然 后立即 着手建 立一种 理论和 意见的 
上 层建筑 ，或 者全部 不真实 ，或者 ，如果 部分地 真实， 就在应 用方面 
以及为 它们搜 集的资 料的来 源方面 同样受 到限制 。① 

包括下 面一部 分内容 的这部 著作， 是按 照一种 不同的 计划创 
立的， 抱负不 那么大 ，目的 不那么 崇髙， 虽然 希望它 还是和 那些从 
一 开始就 规定支 配整个 学科的 准则的 那种著 作同样 有用。 我的目 
的 曾经是 发现那 些决定 土地和 人类劳 动每年 生产的 财富怎 样分配 


① 一 个几乎 像是固 执己见 的例子 （但是 关于 一項 比较次 要的理 论〉， 出现 在一本 
讲政治 学的小 书里， 作者 M •德 斯蒂 •德 特拉西 是个相 当有名 的形而 上学著 作家。 这很 
奇怪， 因 为毛病 是由于 一个似 乎为了 替它在 这种情 况以及 一切类 似情况 下辩解 的公式 
而 引起的 •.在 陈述了 他作为 在法国 各地的 一个业 主的个 人经驗 以后， 他说， 《在 有足够 
的观察 范围时 ，对研 究的深 入就比 扩大更 有收获 ， 然后他 根据一 条使懒 惰的空 想家感 
到安慰 的准則 ，宣布 一项所 谰普遑 适用的 法则， “分成 制佃农 ”是对 劣等土 他使用 的特殊 
办法 ，“是 适合 于劣等 土地的 ”一种 状况， 这 种说法 的极端 谬误， M •德 斯蒂 •德特 拉西一 
定立刻 就看出 ，或者 任何水 乎远不 及他的 人也是 如此， 如果 他曾有 幸把自 己的研 究扩充 
到其 他地区 、国 家或者 时代， 而不是 根据有 限的所 收集的 亊实深 入地猜 想。 德斯 ‘蒂' 
镰特 拉西著 （ 政治经 济学论 文>  第 122,123 页及注 * 鈕 们将看 合 拉西在 一个论 
点 上所做 的工作 ，别人 在整个 体系中 已经做 了4 


的 原则， 以及这 些原则 在生存 于各种 不同环 境下的 人类团 体中起 
作用的 影响。 我曾 努力要 做到这 一点， 要在 所谓只 有过去 和现在 
的经 验能在 这种问 题上提 供任何 可靠保 证这一 原则的 指导下 ，进 
行关于 未来的 预测。 

我从分 析地租 开始， 因为 这个问 题方面 一点微 小的进 展就足 

拳  争 

以显 示世界 上较大 一部分 国家仍 然处于 那种应 该称为 农 业的状 
态: 就是， 在这 种状态 中它们 的大部 分人口 完全靠 农业维 持生活 , 
并 且因为 在这种 社会状 态中， 土地的 所有者 和占用 者之间 的关系 
决 定大多 数人民 的生活 情况的 细节， 以及他 们的政 治制度 的精神 
和 形式。 在追拥 地租起 源的情 况或者 使地租 在发展 中受到 影响的 
种种 情况时 ，作者 首先选 定并考 査了几 种很明 确的租 佃制度 ，世界 
上耕 地的占 用者很 快就表 现得分 属于这 几种。 下一 步是努 力说明 
土 地所有 者和耕 种者之 间合同 的各种 形式和 条件， 这是对 这两种 
人 各不相 同的; 并 说明在 这种合 用流行 的社会 中明确 的影响 ，不管 
是经 济的、 政治 的或者 道德的 影响。 在进行 这种广 泛研究 的过程 
中， 显 现出一 些重要 的原则 ，可 以适用 于整个 的地租 领域, 从最普 
通 的观点 来看。 

其次， 然而是 更重要 的从每 年产量 中分得 的一份 ，是作 为劳动 
: f 卒被消 费掉的 那一份 ，把 它放 在第二 位而不 放在第 一位， 只是因 
为只 有在研 究了大 多数劳 动者所 付的各 种地租 的形式 和 条件以 

后， 才可能 看清楚 那些影 响世界 上大多 数劳动 者所# 报酬 的数目 
的 原因。 

在对工 资进行 研究中 ，我一 开始就 求助于 过去和 现在的 经验， 
使 人们了 解 ，第一 ，养 活全世 界劳动 人口的 基金是 什么; 第二 ，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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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 分享这 项基金 ，是 由什么 法则决 定的。 

把这两 部分的 研究结 果联合 起来， 我们 可以从 中获得 关于那 
些 决定各 种不同 阶级的 情况和 前景的 知识。 仔细观 察人类 社会的 
整个 表面, 就能使 我们看 到这些 情况的 前景。 

首先 列举用 来维持 劳动的 基金， 说明 了这些 基金是 字呼亭 f 
和 争予辛 巧㊉， 以及 在这些 不同的 基金中 ，从所 得中节 省+来 、•非 

常 适当地 资本的 那部分 ，是仅 仅一个 部分和 最小的 部分。 

•  • 

在探讨 那些分 享这些 基金的 人数中 ，整 个人口 问题 出现了 ，我 

離  • 

们 无法避 免要研 究那决 定人类 的生殖 能力、 以及使 这种能 力的发 
挥及 其结果 受到控 制这两 方面的 法则。 然而， 要把 这种一 般评议 
的 结果应 用于我 们眼前 的工资 问题， 就必须 提到那 些用来 养活劳 
动的各 种资金 ，对容 们的起 源和限 度作好 分析; 并且， 通过 讲到由 
这种 基金养 活的各 种人的 历史和 情况， 表明 那些基 金的性 质方面 
有些什 么特点 ，对 劳动 者的习 惯有极 重要的 影响； 并通 过这些 ，激 
发或者 控制他 们想要 増殖的 意向。 

决定 劳动阶 级人数 以及用 于维持 他们生 活的基 金的数 目这两 
者的 波动的 法则， 那决 定在人 类社会 的不同 阶段和 不同形 式下的 
工资 率的种 种情况 ，一经 说明， 就出现 在我们 眼前。 作了这 样的准 
备以后 ，并对 一些特 殊社会 在统计 、道 德和政 治方面 实际情 况具有 
适当的 知识， 我 们就可 以有相 当信心 地应用 我们的 关于一 般原则 
的知识 ，不管 是为了 说明他 们目前 的状况 ，或 者是为 了预测 他们的 
人 口总体 的未来 趋势。 

一 年的产 品归于 麥乎所 有者的 份额， 也 是根据 从我们 所能进 
行 的对人 类社会 总体的 各种细 节和变 化的最 全面的 研究中 得出的 


原 则来探 讨的。 在执行 这一任 务中， 我没有 把自己 局限于 那些影 

响利 润率的 情况， 而是 把利润 总体的 增长作 为一项 同等重 要或者 

*  •  _ 

实际 上更加 重要的 问题。 为了 要了解 这些数 量中每 一项的 波动， 
我 考査了 世界上 就在我 们眼前 呈现的 积存资 本的各 种各样 和逐渐 
增多 的作用 ，首先 ，这种 迹象可 以在那 些未开 化的部 族或者 国家中 
找到 ，在它 们那里 可以看 到野蛮 人在制 作自己 的武器 ，或者 种田人 
用很少 的工具 在试作 最初的 、不 完善的 耕种。 然后， 经过许 多中间 
等级， 进展到 那些比 较出色 的工业 和艺术 的部门 ，可 以看到 人类拥 
有 许多代 人连续 不断的 积累， 以 及他们 本身的 贡献; 并且， 借助于 
这 些积累 ，发挥 出一种 支配一 切的和 日益增 多的生 产能力 ，或 者用 
来开发 地球上 的资源 ，或者 用来按 人类的 目的改 造物质 世界。 

在 这种发 展的每 一步， 社 会都被 认为获 得一种 新的印 象和有 
了 一种改 变了的 形式。 为了找 出那决 定这些 变化的 法则， 我们将 
注意 资本家 的成长 ，并看 到他们 作为一 个特殊 集团, 起先简 直辨别 
不清， 然 后悝慢 地把自 己和以 前混杂 在一起 的劳动 者或者 土地所 
有者 分开， 假 定国家 工业这 方面的 份额逐 渐增长 ，最后 (在 少数情 
况下) 十分 显著地 和有决 定性地 不仅影 响生产 能力， 而且影 响国家 
的社 会成份 和政治 成份。 在 这种研 究的进 展中， 会 注意到 有各吁 
予 P 的来源 在逐渐 增多和 扩大， 这会 使现有 的财富 累积不 
多。 

然后 我们讲 到那些 决定那 分给所 有人的 一年收 入对使 用的积 

存财富 的比例 ，就 是， 决定利 润率的 因素。 随 着社会 的财富 增多， 

•  •  • 

我 们探索 这方面 发生的 变化时 ，由于 我们以 前研究 的结果 ，我 们已 
经可能 说明一 种现象 ，这 种现象 （不 管和 最近流 行的学 说 多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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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我们 自己国 家的一 些例子 以及少 数其他 例子的 存在， 将使我 
们的结 论无可 挑剔或 者怀疑 —— 就是， 高速 度的积 累不断 増加国 
家 的力量 ，这 一现象 和低减 的利润 率携手 并进。 

地租 、工资 和利润 这样地 仔细考 查以后 ，我 们的 主题的 最后一 
部 分已经 临近， “ 賦税的 来源， 在这 里我们 将首先 根据历 史和事 

•  争 

实， 消 除以往 的错误 ，那 些错误 曾导致 不只一 派的推 理者宣 扬①， 

每 年生产 和分配 的财富 的某些 部分， 具有对 国家不 产生收 入的特 

% 

点 ，并且 取得这 种财富 的人， 不知不 觉地被 賦予一 种力童 ，可 以把 
名 义上加 在他们 身上的 捐税负 担转移 给其他 阶级。 然后通 过它的 
许多 形式和 许多阶 段又一 次对社 会仔细 研究， 我们 将努力 指出在 
每 一种形 式和阶 段中国 家从劳 动者、 土地所 有人或 者资本 家的所 
得中征 取的税 收是什 么性质 和多少 数目。 我 们然后 将争取 能看出 
各个阶 级的财 政力量 的限度 ，并测 定一些 “点” ，在 这些 “点” 上进一 
步 压榨单 独一个 部门， 结果就 会是对 其他一 个部门 或者两 个部门 
—起 的实际 负担。 

然 后再看 社会作 为一个 整体的 税收， 也 许实际 上可能 估计国 
家可 以在人 民的共 同财富 中分享 到多大 程度而 不会引 起 生产后 
退， 以及限 度在什 么地方 ，超 过这个 限度， 一 切想要 从人民 身上征 
取长期 的公共 税收的 企图就 会失畋 ，并 且， 如 果坚持 这样做 的话， 
那就 只有促 使财富 的来源 枯竭。 

毫 充疑问 ，我 们并不 希望上 面概述 的这样 大的一 个领域 ，在一 


① 洛 克和那 些论述 “利润 ”与“ 工资” 的经济 学家； 李嘉 图关于 “工资 ” （比较 有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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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探测 中已经 完全弄 清楚, 或者它 的全部 经验教 训已经 学到手 。可 
是 不管还 有多少 工作需 要做， 想到这 样通过 合理的 和慎重 的向经 
验求 教而得 来的知 识决不 会使我 们失望 ，真 是令人 高兴。 

即使人 们现在 的努力 还远远 不够， 但至 少已经 用这种 方法取 
得足够 的知识 ，可以 说明那 些悲观 的概念 ，所 谓社会 中存在 着互相 
、  竞 争的利 害关系 之间永 久的不 协调， 以及一 种无可 避免的 走向最 
后 崩溃的 趋势。 这种 概念， 由 于近年 来有人 在这些 问题上 灌输的 
那 种似是 而非的 推理占 了上风 ，而 在一定 程度上 显得似 乎有理 ，并 
流行 一时。 我们 将首先 看到世 界各地 在我们 面前出 现这一 显著的 
和毫无 疑问的 事实： —— 无论 土地所 有者和 耕种者 之间的 关系采 
取什 么形式 或者经 过什么 修改， 地主 的长期 利益都 不是和 广大社 
、 会 的长期 利益对 立的。 我们 要注意 到种种 情况和 关系逐 渐地出 
现， 它们 在文明 的各个 阶段和 形式中 使土地 所有者 的真正 利益和 
社 会的利 益完全 一致； 并使拥 有土地 的集团 的收入 长期的 和不断 
的 增长不 仅和他 们的個 农的事 业兴旺 以及他 们所在 社会的 繁栗相 
—致， 而且依 赖后者 。其 次， 利润率 的降低 是一种 非常普 通的现 
象， 差不多 总是伴 随着日 益增加 的人口 和财富 而来， 我们 将看到 
这一现 象并不 表示工 业的任 何部门 中比较 薄弱， 而 是通常 会带来 
全部 工业中 生产能 力增加 ，和更 多更快 地积累 新资源 的能力 。①因 
此， 这种 情况决 不是像 人们轻 率地担 心并把 它说成 是国家 腐朽的 
症状 那样, 而是可 以证明 是经济 繁荣和 力暈的 迹象。 

① 如果 任何读 者因有 成见而 立刻认 为这种 说法是 ,荒 滲的， 那就请 他放眼 者看英 
国 在上一 个世纪 中显示 的不断 巇长的 生产和 积累的 能力， 把这方 面的情 _ 况和欧 洲那些 
利润一 直是最 高的国 家中这 种能力 相比。 我想 ，这里 提出的 意见， 至少会 使读者 可以耐 
心等 待正文 中这种 说法为 亊实所 证明。 


20 


序 


言 


接 下去， 让 我们讲 到人类 的肉体 组织中 在某种 情况下 可能使 
人类的 数目増 加得极 快的那 一部分 (这 曾经 是更可 怕的忧 虑的原 
因）。 我们 将看出 ，所谓 这种生 殖能力 的结果 会给社 会上任 何阶级 
的长 期舒适 和幸福 造成真 正障碍 的假定 ，是错 误的。 

可是 在我们 带着在 这个问 题上现 在可说 的一点 点东西 继续前 
进 以前， 先要提 出几点 初步的 意见。 在这里 发展形 成的那 些原则 
所根 据的各 种社会 状态， 是按 照它们 在世界 上实际 存在的 情况收 
集得 来的。 因此某 一部分 的苦难 和罪恶 ，我们 在每一 步都会 看到； 
其中的 一部分 没有疑 问是人 类在肉 体上能 够很快 地繁殖 的结果 ^ 
而 且不仅 如此; 世界存 在一天 、，由 于这种 原因而 引起的 痛苦， 大概 
总要 设法应 付的。 因此 ，到现 在为止 ，可 以归 白于这 个来源 的痛苦 
(像地 震或者 暴风雨 造成的 那种痛 苦）， 属于 我们自 己永远 不能完 

全阻止 的那种 事件。 两者 的起源 都在于 天地万 物的物 质构成 。作 

■  ' 

为对 繁殖能 力的这 种看法 的结果 ，曾有 人确实 说得不 错:有 些人在 
由 纯粹物 质原因 造成的 邪恶中 看不到 任何和 造物主 的仁慈 不一致 
的东西 ，他 们在 对待另 一些人 方面过 于宽容 ，那些 人说， 世 界上经 
常存 在着一 定数量 的苦难 和邪恶 ，其原 因属于 混合的 性质， 一部分 
是道 德上的 、一部 分是肉 体上的 ，例如 那些影 响人类 数目增 长的原 
因。 可 是我们 不可过 分地使 用这种 比拟。 单 纯的肉 体上的 原因的 

瞀 

作用所 引起的 坏事， 和 人类本 身在产 生这种 坏事中 就是一 项动因 
的那 种坏事 ，两者 之间有 重要的 区别。 在 前一种 情况下 ，必 须忍受 
的坏 事的数 量是一 定的和 不可避 免的， 个别 的受苦 者无法 逃避他 

s 

们 的厄运 。在 后一种 情况下 ，坏事 的平均 数董却 以因 人类的 努力而 
或多 或少地 、或者 无限地 减少， 任何个 别的受 苦者都 不一定 成为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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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品。 

地震 和暴风 雨做它 们的被 指定的 工作， 人类对 于它们 造成的 
破坏 多少、 或者受 害者的 命运， 很难 产生看 得出的 影响。 必须承 
认 ，导 致错误 行为和 暴力行 为的那 种激情 ，同 样是造 物主的 工作的 
一部 分， 和产 生肉体 痉挛的 那种模 糊不清 的原因 一样。 可 是错误 
或者暴 力的平 均数量 ，通 过良好 的法律 ，或者 由于健 全的道 德占优 
势， 可以 无限地 减少。 没有个 別的强 盗或者 杀人凶 手被认 为是命 
运注 定的牺 牲者， 由上天 本身使 他落得 这样的 下场。 这两 种重要 
的 想法， 很能有 助于消 除那种 硬说凡 是承认 经常有 一定数 量的道 
德上的 坏事存 在的人 ，都有 悲观的 和堕落 的倾向 。如 果把同 样的区 

别应 用于社 会以及 我们正 在考虑 的那种 特殊的 坏事， 我们 将在许 

_ 

多国 家的统 计史上 找到一 些令人 满意的 关于这 一真理 的迹象 ，就 
是， 虽然 由于人 口过多 而引起 的国家 困苦可 以归因 于人类 肉体的 
组织 ，并因 此而归 因于宇 宙的物 质结构 ，并且 冬 呼在 某种程 度上总 
可以使 人相信 ，但是 ，■^ 年， 那 些痛苦 的平均 数量可 以由于 人类的 
努力以 及道德 原因的 反作用 而无限 地忍受 没 有一个 社会是 
注 定了必 然要忍 受这种 痛苦的 任何一 部分。 种对 问题的 看法， 
显然使 一切开 明的和 治理得 很好的 社会欣 然满怀 希望， 因 为这种 
看法对 它所謦 告的那 些个人 也有很 清楚的 教训， 吿 诫他们 做人的 
目 标和明 智之处 必须总 是完成 自己的 责任， 并坚定 地继续 加强使 
自 己幸福 的机会 ，不偸 看一般 的邪恶 行为， 以免或 者引起 困惑不 
解， 或者用 作原谅 自己的 借口。 

这些 考虑的 问题理 解以后 ，我 们就立 刻可以 继续研 究下去 。很 
明显， 既 然和工 资有关 系的人 口问题 必须占 我们的 研究中 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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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部分， 我们就 应该根 据各个 部门的 以往历 史和目 前状况 中包含 
的人类 经验， 从 中收集 关于在 社会的 各个不 同形式 和不同 阶段的 
情况的 知识， 这种知 识有助 于使道 德节制 压倒人 口繁殖 的能力 。这 

〆 

样的探 讨会产 生这些 结果。 首 先从这 个问题 一般地 影响人 类这方 
面来看 ，而 不谈 工资; 我们将 看到， 充 分发挥 肉体的 繁殖能 力的倾 
向 在上层 阶级中 很容易 屈服于 各种要 求节制 生育的 势力， 这种势 
力 ，随着 财富和 生活质 量提高 所带来 的不自 然的欲 望的发 展而必 
然 增强。 然后把 我们的 观察局 限于处 于社会 的比较 不那么 先进的 
阶 段的劳 动者， 我们将 看到那 些勤劳 的阶级 受到另 一些控 制自己 
全部 繁殖能 力的人 的重大 影响。 当 人们经 过那些 比较原 始的阶 
段 ，下 层阶级 ，像上 层阶级 一样, 完全听 任自己 心里的 动机指 引时， 
我们 就又要 ，像他 们那样 ，探索 生活质 量提高 以及不 自然的 欲望增 
多 的后果 逐渐影 响全体 群众的 情况， 像它们 总是影 响社会 的上层 
部分 那样。 在生活 量 逐渐提 髙并不 缓和人 口增加 速度的 场合， 
我 们就能 把这种 失败归 因于环 境中或 者一些 国家的 立法中 特殊的 
不利 因素。 

在进 行这项 研究的 过程中 ，我 们将有 很多机 会可以 观察到 ，随 
着日 益 增加的 繁荣而 发生广 泛作用 的那些 自 然的和 正常的 停滞原 
因， 从来不 是不良 习惯增 多必然 会带来 的现象 ，更不 是决定 于这些 
习惯。 上天 賦予人 类是非 之感， 所起 的作用 决不会 和它自 己的目 
的不相 一致， 而 至于使 堕落和 犯罪成 为取得 或者保 持人类 幸福的 
手段。 相反地 ，为了 对人口 数目的 进展产 生一种 (在 社会的 任何阶 
段) 有 益的、 可取的 影响， 所需要 的那一 部分自 觉自愿 的节制 ，将带 
来一系 列有益 的结果 ，其中 有很多 的尊严 、精力 以及理 智_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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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纯洁和 崇髙。 这些 ，在 作出公 平的权 衡以后 ，人们 将看到 其价值 
在很大 的程度 上超过 那一部 分邪恶 ，这 一部分 （由于 人类的 情况如 

此） ，将 在这个 问题中 ，和在 一切其 他问题 .中一 样 ，跟 我们人 类的最 

* 

明智的 制度， 以 及我们 本性中 最好的 和最高 尚的情 感与激 情混合 
在一起 9 

我们 对那些 调节每 年产品 的分配 的现象 或者在 每年产 品被分 
为 地租、 工 资和利 润以后 发生的 现象的 研究， 进行 到现在 这个程 
度 ，至少 已经可 以说明 ，人 们认 为笼罩 着这个 问题的 悲观情 绪只是 
一 种错觉 ，在 一个国 家的资 源不断 开发的 过程中 ，没 有什么 不可避 
免的会 发生腐 朽或者 衰退的 原因， 危害任 何阶级 的幸运 ，社 会的任 
何 一部分 的利益 都不会 永久和 任何其 他部分 的利益 对立， 在人类 
的物质 构造① 中或者 在人类 居住的 地球的 物质构 造中， 没 有任何 
东 西必需 使那些 承担高 尚的， 以及 （如 果正 确理解 的话) 令 人髙兴 
和振 奋的工 作的人 们心灰 意懒， 他们 有责任 要通过 明智的 法律和 
忠诚的 政府， 致 力于取 得社会 各个阶 级的长 期协调 和共同 繁荣。 

可 是这些 一般的 观点仅 仅是我 们的问 题的一 部分， 虽 然在现 
今的 舆论情 况下， 也许不 是最不 重要的 部分。 还有 各种次 要的真 
理需 要发展 和解释 ，这些 真理, 如果政 治经济 学的这 一部门 会成为 

i 

一种可 靠的和 有用的 指南， 就 必须以 经验为 稳固的 基础。 作者希 
望>  含有 许多这 些真理 的原则 将在这 里得到 确认， 可是我 应该说 
明， 我不大 了解这 个问题 的范围 和困难 ，以及 我自己 曾竭力 主张的 
掌 握这个 问题的 方法。 难道 我没有 说过吗 ，我 相信, 要完全 取得可 


① 指 “肉体 ”而言 0 —— 译注 


以真 正地和 牢固地 掌握的 关于本 书论述 的那些 问题的 知识， 仍然 
需要 许多人 (或许 要超一 代人) 耐 心的和 辛勤的 观察和 工作。 在这 
一过 程中， 草率地 建立完 整的学 说体系 ，条件 尚未成 熟就想 提出权 
威 性的一 般原则 ，可 能会继 续造成 最需要 提防的 错误。 

要成 功地或 者稳妥 地达到 这方面 的人类 知识的 境界， 肯定不 
是放 任和鼓 励这样 的错误 就能做 到的。 起先 可以有 把握取 得的那 
种部分 的真理 ，必 然只能 是狭隘 的原则 ，根据 有限的 经验耐 心地和 
慎重地 琢磨出 来的。 合 乎科学 的比较 单纯的 而范围 较广的 概栝, 
只有 在掌握 了这些 中间性 质的真 理之后 才可能 达到。 这是 真正的 
和永 久的科 学必须 经过的 路线。 从局部 的和零 星的观 察结果 ，立 
刻就跃 进到最 普遍的 真理； 从 无知和 混乱状 态向系 统化知 识的根 
本因 素猛进 ，在 飞跃过 程中不 接触到 地面。 这是 轻率的 理论家 （而 
不是哲 学家) 的 路线。 那 些常常 走过这 条路线 的人一 定知道 ，这样 
得出的 一些命 题的单 纯性和 权威似 的面貌 ，更常 常是一 种警告 ，促 
使人 们注意 这些命 题应用 起来靠 不住， 不能 证明它 们具有 佳何真 
实性。 

我 希望， 人 们不会 认为这 些很多 的警告 是出于 怯懦。 假如我 

没 看清楚 远处有 一个值 得这番 辛苦的 目标， 我就不 该担负 起这份 

\ 

平凡的 任务， 要推动 知识之 车在它 的行程 中前进 一步。 我 坚决相 
信 ，总 有一天 ，那些 和整个 “财富 的分配 ”主题 有关的 非常复 杂的实 
际问题 ，会 由于应 用了已 经确立 的和透 彻了解 的原则 而不难 解决。 
我也 不认为 这种信 心带有 轻率的 意味。 如果， 在经 过观察 和归纳 
而通往 真理的 道路上 ，人 们只能 用缓慢 的和费 力的步 子前进 ，对那 
些走 在这条 路上的 人来说 ，能够 通过一 排狭长 的远景 ，看到 令人振 


奋 的最后 胜利的 盛况， 至 少是他 的特殊 幸福。 在看 到前程 如此壮 
丽而 充满了 希望的 时刻， 他们 可能不 知不觉 地忘记 自己的 和同胞 
们的 脆弱， 而向 前看到 人类齐 心协力 ，以及 一代代 新人日 益 增多的 
发 明创造 一定会 贏得的 胜利。 

ft 

在 我结束 这篇“ 序言” 以前， 还应 该表示 我对剑 桥大学 以及大 
学 印刷所 管理委 员会的 感谢， 因为他 们给了 我很多 帮助。 本书是 
在该所 印制并 由该所 负担费 用的。 这 样的援 助本身 是一种 恩惠， 
可是接 受这种 恩惠的 感情， 就我的 这件事 来说， 是大 大地提 高了， 
因 为在某 种程度 上这是 在一生 中比较 成熟的 时期重 新开始 我和一 
个集体 的关系 ，这 个集体 我至今 仍然对 它怀有 极度的 感情和 尊敬， 
因为， 由于进 入了这 个集体 ，我 才有机 会享受 个人早 年生活 中最纯 
洁和最 有生气 的乐趣 ，并获 得至少 理智上 的修养 ，对 于这一 点我只 
能觉 得更加 感激， 因为我 年龄越 大越看 得清楚 ，这些 享受和 修养可 
以给那 些幸而 能够有 意义地 加以利 用的人 带来什 么好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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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租。 地租 的起源 —— 分 为初级 或者农 民地租 和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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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玛丽亚 •特里 萨女王 一 敕令 一 良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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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他统治 下采用 的宪法 —— 此项宪 法賜予 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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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 关于解 放广大 农民的 最佳方 式的学 术研究 —— 结 

果 —— 賜予 利沃尼 亚广大 农民的 条件的 叙述。 . 24 

第六节 劳 役地租 在德国 —— 这种 地租正 经历着 一种同 时并进 
的缓 慢的破 坏过程 —— 实 例是这 种地租 逐渐从 英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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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 贫 农的实 际情况 —— 他们 的普遍 解放， 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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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格 兰髙地 . 31 


第八节 农 奴地租 的概述 —— 工 资决定 于地租 —— 农业 劳动力 
不足 一 俄 罗斯、 普 鲁士、 奥地 利的农 民不愿 干活和 
没 有本领 —— 会腐 蚀和他 们在一 起生活 的自由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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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力的监 管不够 一 他 们作为 耕种工 作指挥 者的能 
力不足 的原因 —— 独立 自主阶 级的人 数太少 —— 地主 
对佃户 的权力 —— 在不 专制的 时候是 明断的 —— 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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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题 的区分 

“ 财富” 一词对 不同的 思想呈 现各种 不同的 意义， 因此 最好一 
开始 就对这 个名词 被用来 表示的 意义加 以某种 惯例的 限制。 在人 
们已经 提出的 许多定 义中， 马 尔萨斯 先生的 那个定 义或许 是缺点 
最少 和最方 便的。 根据他 的说法 ，财富 是由那 些对人 类是必 需的、 
有用的 、或 者愜意 的物质 东西构 成的。 ①这个 词将按 照这种 受限制 
的意义 在这里 使用。 如果偶 然出现 偏离的 情况， 将加以 t 说明 。但 
是， 应该 了解， 这种定 义被提 出来是 因为可 以用来 限制问 题的范 
围， 而不 是因为 提供任 何有关 结论的 根据。 如果人 们愿意 对财富 
这个名 词有一 种比较 全面的 解释， 我 们必须 引证的 事实或 者推理 
的结果 ，不 会因为 这种改 变而受 到任何 影响。 

— 切财富 ，不 管来源 是什么 ，总要 由人类 的劳动 使它可 以为人 
类的用 途眼务 ，甚 至大地 自发的 产物， 也必须 由人力 收集和 使用。 
因此， 一 切财富 一定都 是首先 从劳动 者手里 分发出 来的， 可是那 

① 《政 治经疥 学原理 > ，第 28 页。 我认为 像现在 这样的 定义， 大体上 还是比 马尔萨 
斯先 生后来 在他的 《 关于定 义的研 究> (第 234 页〉 中采 用的那 种稍有 改动的 说法较 为可 
取。 也 许这两 种说法 都不能 防止一 心要提 由 反对 的人 $ 然而， 随 便哪一 种都能 有助于 
我 们现在 的目的 ，要限 制我们 即将讲 到一些 固定范 围^那 个何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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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者的处 境很少 是可以 保留自 己辛苦 勤劳的 全部产 物的。 不管 
他 生存在 什么状 态的社 会里， 总有某 种关系 或者某 种需要 使他在 
一定程 度上依 赖其他 的人。 构 成全世 界劳动 阶级的 大部分 的那些 
人， 没有 由别人 积累起 来的基 金可以 让他们 从那里 取得他 们的日 
常生活 资料， 因此 他们不 得不用 自己的 手从土 地里生 产出来 。如 
果这片 土地是 属于别 人的， 单 是这种 情况就 使得农 民立刻 对土地 
所 有者负 有进贡 的义务 ，于 是产品 的一部 分作为 “地租 ”被分 配掉。 
如果 在土地 以外还 需要其 他东西 来便利 或者帮 助他们 的工作 ，那 
就 必须把 产品的 另一部 分归于 这些东 西的所 有者， 这 就是“ 利润” 
的 起源。 劳动者 所得那 一份, 纯粹个 人劳力 （不 管是什 么形式 ，或 
者方法 ，或者 时间) 的 报酬， 构 成劳动 的“工 资”。 各 国土地 和劳动 
每 年的产 物首先 被分为 地租、 利润 和工资 这三个 部分。 一 切其他 

•  •  •  •  癱* 

收入 都是从 这三者 衍生出 来的。 整个 财富的 分配问 题之所 以自然 
而然 分蜱三 个部分 ，可以 很方便 地用作 本书三 卷的主 颊， 以 便研究 
在社会 的不同 阶段中 决定第 一“地 租”, 然后“ 工资％ 第 三“利 润”的 
数目 的种种 情况。 如果 我们的 计划能 够完成 的话， 我们将 在第四 
卷 中致力 于探索 国家在 先后各 个时期 中通常 从这三 种收入 的每一 
项中 取得的 岁入。 

本卷 将论述 “地 租”。 

第一节 论 地租的 起源： 关于分 为初级 
和 二级地 租或者 农民和 
农场主 的地租 

当人 类发展 到人数 很多、 不得不 从畜牧 状态转 移到农 业以解 


决生 活时， 如果 别人手 里还没 有积存 足够的 基金可 以对这 批人供 
应每天 的粮食 ，他们 就必须 用自己 的手从 土地里 去开发 ，否 则一定 
会 挨饿。 在这 样的环 境下， 他们自 己也许 是或者 也许不 是工具 、种 
籽 等等的 所有人 ，但 需要这 些东西 的帮助 ，他 们用在 土地上 的体力 
劳动才 能生产 出连续 不断的 生活必 需品; 这一 批积存 的东西 ，假如 
用在其 他方面 ，一 定很快 就会消 耗掉， 这样的 存货， 如果他 们拥有 
的话 ，在 他们的 特殊环 境下是 完全没 有流动 性的; 它不 能改 作其他 
用途， 由 于使它 的所有 者只能 从土地 上取得 食粮的 那同样 的必然 
性， 这 种存货 只能用 来辅助 耕种。 对 那处于 这样地 位的存 货的报 
酬 ，像 对存货 所有者 的劳动 的报酬 (或者 他们的 工资) 那样， 一定要 
受可 以取得 土地的 条件的 支配。 如果 这样的 一种人 居住的 地面被 
人 占用， 耕种者 可以被 允许占 用他从 那里取 得生活 资料的 那一部 
分土地 的唯一 机会， 决定于 他有能 力付给 土地所 有者一 些报酬 3P 
使对 人类最 拙劣的 劳动， 土地 的生产 如果超 过耕种 者本人 的生活 
所霈 ，这种 能力就 使他有 能力付 出这种 报酮， 因此是 地租的 起源。 
全世 界很大 一部分 居民恰 恰是处 于我们 以上所 讲的那 种境况 ，人 
数多 得已经 求助于 农业， 能力 太差还 不能以 资本的 形式拥 有任何 
积累的 '基 金， 可以 用来预 先支付 雇工耕 种者的 工资。 处于 这样社 
会状 态的这 些耕种 者总是 构成国 家人口 的绝大 多数， 此中 原因我 
们很快 就可以 在后面 看到。 既 然土地 是全体 人口的 生活所 需的直 
接 来源， 所以土 地方面 产权的 性质以 及那种 产权产 生出来 的租佃 
的形式 和条件 ，为人 民提供 了对他 们的民 族性最 有影晌 的元素 。因 
此, 我们可 以在思 想上作 好准备 ，看到 从各种 人的特 殊环境 中产生 ■ 
的 各种地 租制度 ，它们 形成把 社会结 合在一 起的主 要联系 ，确 定社 


会的统 治者部 分和被 统治者 之间的 关系的 性质， 并 在全世 界人口 
的很大 一部分 人的身 上打上 烙印， 表 明他们 最显著 的特征 —— 社 
会的 、政 治的、 道德的 特征。 

' 假如 真是像 有些人 想象的 那样， 土地总 是首先 由那些 愿意为 
耕种它 而忍受 辛苦的 人占用 ，假如 在人类 历史上 通常的 事实是 ，一 
个国 家的' 未耕种 的土地 总是对 所有的 人的劳 力或者 生活需 要开放 
的 ，那末 ，在 农业 国家的 发展中 总会先 有一段 时期根 本没有 什么地 
租出现 ，并且 ，当地 租确实 出现的 时候, 情况仍 然是： 只要国 内任何 
—部分 土地还 没有人 占用， 那 些已经 耕种的 土地上 的地租 只能和 
这 块土地 在地点 或者土 质方面 比未耕 地优越 的程度 完全成 比例。 

这 样的事 态也许 会出现 ，这 是一种 抽象的 可能性 ，可是 以往的 
历史 和世界 的现状 提供大 量证据 ，说明 它现在 不是、 也从来 不是实 
际的 真理; 用 它作为 政治哲 学体系 的基础 ，是 完全错 误的。 

当人们 开始以 农业团 体的形 式联合 起来的 时候， 他们 似乎总 
是首 先采用 的政治 概念， 是一 种对他 们居住 的地区 的土地 拥有绝 
对 权利的 概念。 他们 的环境 、他们 的成见 、他 们对公 道或者 权宜之 
计的 想法， 引 导他们 (差不 多普 遍地) 把这项 权利授 予他们 的共同 
政府， 以及从 政府中 取得他 们的权 利的那 些人。 

在他 们那里 现今能 够看到 这种情 况的最 原始的 民族， 或许是 
南海岛 民中的 一些。 那些“ 社会岛 ”的土 地被占 有的情 况很有 缺陷， 
全 部属于 君主； 他 分给那 些贵族 ，凭个 人高兴 授予或 收回。 广大人 
民 靠吃当 地特有 的一种 块根植 物维持 生活， 这种东 西人们 细心地 
培植， 并因此 可以获 得贵族 准许他 们占用 较小的 部分。 这 样他们 
就 依赖头 头们取 得生活 资料， 并以在 其他土 地上履 行的劳 动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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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 方式缴 纳贡品 —— 地租 。① 

在 美洲大 陆上， 那 些在美 洲被发 现以前 曾依靠 农业生 活的人 
们 的制度 和惯例 ，也 表明早 期的土 地完全 由国家 占用。 在墨 西哥， 
王室 土地由 那种穷 得没有 其他办 法对国 家税收 有所贡 献 的人耕 
种。 也 有一个 由大约 3000 名贵 族组成 的集团 ，他们 拥有明 确的对 
土地 的世袭 产权。 “ 广大人 民对他 们的财 产的使 用期大 不相同 。在 
每个 地区， 按 户数配 给一定 数量的 土地。 这 个土地 由全体 人的劳 
动力 共同耕 种:它 的产品 储存在 共有的 仓库里 ，按 照各人 自 己的迫 
切 需要分 给他们 。”② 在 秘鲁“ 所有的 可耕地 被分为 三份。 一份奉 
献给 太阳神 ，产品 用于建 造庙宇 ，并提 供举行 公开宗 教仪式 所需的 
经费。 第 二份属 于印加 国王， 专款 存储， 以 备本社 团维持 政府之 
用。 第三 份数目 最大， 专备用 于分给 人民， 维 持他们 的生活 。然 
而 ，任何 个人和 社团， 对于指 定给它 们用的 那部分 财产， 都 没有绝 
对的 产权。 他们 占有的 时期仅 以一年 为限， 一年期 满后按 照每个 
家族的 地位、 人数和 需要重 新分配 。”③ 

在亚 洲各地 ，所有 的君主 ，对 他们 领地内 的土地 都曾拥 有绝对 
的主权 ，并且 他们把 这种主 权保持 得处于 一种独 特的完 整状态 ，没 
有 被分割 ，也 没有被 削弱。 那里 的人民 普遍地 是君主 的個户 ，君主 
是 唯一的 所有人 ，只 有他手 下官员 的箨夺 ，偶 尔暂时 打破这 种从属 
关系的 锁链。 这种 普遍的 依赖君 主维持 生活， 是东 方世界 里连续 
不 断的专 制主义 的真正 基础， 正如它 是君主 的税收 以及他 们所在 

① 《 附录 

②③ 罗伯逊 的< 美洲 > ，第 VI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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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采取的 形式的 基础。 


在近代 欧洲同 样的权 利曾流 行过， 可是 在这里 这种权 利不久 
就受到 节制, 并最后 消失。 那些 隶属于 别人的 小头目 ，当初 和大家 
—起拥 护野蛮 入侵的 领油， 现 在不习 惯于经 常依附 别人和 正规的 
政府 ，也绝 对不适 合于成 为政府 的支持 者和代 理人。 然而， 即使是 
他们 这种人 ，一般 地对于 君主在 理论上 对土地 的权利 还是承 认的。 
我们 的法律 语言里 仍然留 有关于 这一点 的种种 迹象， 臣民 能要求 

的最 高称号 ，是世 袭土地 的子芦  >， 这 种寧平 的条件 原来构 成产业 
的利益 范围方 面唯一 的差另 * 

受 益人成 为真正 所有人 ，所必 须经过 的步骤 ，差 不多各 种读者 
都是 熟悉的 9 我们目 前只须 了解， 在 欧洲， 和在亚 洲及南 美洲一 
样 ，土 地实际 上是由 君主或 者人数 不多的 一些个 人使用 ，那 时候绝 
大多 数的个 人完全 靠占用 一部分 土地维 持生活 ，因此 ，就不 可避免 
地成为 从属于 这些土 地的所 有人。 

北美合 众国, 虽然常 常被人 们用来 证明各 种不同 的观点 ，却提 
供另 一个值 得注意 的霁于 权力掌 握在土 地所有 者手里 的例子 ，如 
果 土地的 占有对 人民提 供唯一 的生活 资料。 联邦的 仍然未 被占用 
的领土 ，从加 拿大边 境到佛 罗里达 的海岸 ，从大 西洋到 太平洋 ，在 
法律 上和实 际上都 承认它 是联邦 政府的 財产。 只有 取得联 邦政府 
的同 意才可 以占用 ，地点 应由政 府人员 指定, 并须事 先缴付 一笔现 
款。 碱实 ，这个 政府不 把陆续 来的大 批新申 请人改 为佃户 ，因 为它 
的 政策不 允许这 样做。 它的立 法者在 工作一 开始就 有机会 从东半 
球 承袭得 几百年 进步文 明中积 累起来 的经验 ••他 们看到 ，年 轻的政 
府 的权力 和资源 ，通 过迅速 形成一 种业主 ，比 通过创 立一种 国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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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制度 ，可 能更 有效地 増加。 曾有 人提到 ，他 们忽略 了这样 一种创 
造国家 永久性 收入的 方法， 也 许是不 明智。 假如他 们曾坚 持要这 


样做 ，没有 问题他 们是有 这种权 力的。 他们的 人数迅 速増加 ，只有 
扩充耕 ，，才 能维持 生活。 随着 人们需 要新的 居住地 来维持 生活， 
政府在 授与人 民生活 所需的 空间时 可能已 经规定 了条件 ，并且 ，在 
这 样做的 时候不 放弃对 土地的 产权。 假 如曾经 这样做 的话， 国家' 
的经历 ，基 本上和 它的实 际情况 不同， 就会比 较近似 于旧世 界的人 
的 经历。 

英国 的澳大 利亚殖 民地是 一¥ 无人 定居的 地区， 范围 可以和 
北美 的荒地 相比， 它是 公认的 国王的 产业。 近来 采取了 一 种处理 
公共 土地的 制度， 这瘥 绝对出 售和创 立永久 租佃两 者之间 的折衷 
办法。 ①被授 与土地 的人必 须缴纳 一公道 的地租 ，可 以折合 一定数 
目的现 金交付 。② 

在中非 各地， 人们必 须取得 国王或 者首领 的同意 ，然后 才能耕 
种 任何一 块土地 。③ 关于 耕种者 后来的 权利或 者他和 君主的 关系， 
我们 所知道 的很少 ，可是 ，有必 要申请 批准， 意味着 君主有 权不予 
批准 ，或者 有条件 地准许 耕种。 

因此， 旧世界 和新世 界过去 的历史 和现在 的状况 ，提供 大量资 
料 可以证 明关于 地租起 源的那 些概念 的虚幻 性质， 这些概 念的基 
础是 假定地 租决不 是耕种 的直接 结果， 以及 假定只 要同时 有任何 

土地仍 然未被 占用， 对于被 耕知的 部分就 不会缴 纳地租 ，除 了对于 

^ . . .  . . 

①  < 移民报 告> ，第 397 页。 〃附录 ir。 

②  在 向那些 想要定 居于斯 旺河畔 的人提 出现在 这些条 件时， 殖民 部正式 宣布拟 
于 1830 年后实 行授与 土地， 但只能 按届时 政府认 为适宜 的条件 办理。 

③  帕克的 《 非洲 旅游记 >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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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 收获超 过当地 人们的 劳动所 能得到 的那一 部分。 

那末 ，我们 回到这 个问题 ，所 谓在人 类社会 的实际 发展中 ，地 
租通常 起源于 土地的 占用， 当 时绝大 多数的 人不得 不按照 他们可 

I 

能取 得的条 件进行 耕种， 否则就 挨饿； 当时他 们所有 的工具 、种籽 
等少量 资本， 在 农业以 外的任 何其他 行业中 都绝对 不够维 持他们 
的生活 ，这一 点资本 ，由 于无法 抗拒的 生活必 需而和 他们本 身一起 
被束 缚于土 地上。 毋庸 再说， 当时迫 使他们 不得不 付出地 租的那 
种必 要性， 和他们 所占用 的土地 在质量 方面的 任何差 别完全 无关， 
即使所 有的土 地全部 等同， 也不会 消除。 

从土 地上取 得自己 的工资 的劳动 者这样 缴纳的 地租， 用“农 
民” 这个词 表示一 个靠自 己的劳 动从事 耕种的 土地占 有者； 或者这 
种 地租可 以称为 “初级 ”地租 ，因为 ，根 据这种 地租在 各国向 文明进 
展中 出现的 顺序， 它一 定是在 我们现 在必须 谈到的 那另一 种地租 
之前。 


论二级 地租或 者农场 主地租 的起濂 

一个 农业社 会形成 以后， 往往不 需要经 过很多 时间就 发生劳 
动的 各部门 之间不 完善的 分开。 手艺 人和机 械工起 初占全 部人数 
的很小 一部分 ，其 中有些 人不久 就能储 存相当 数量的 粮食、 工具和 
原料 ，使他 们能够 养活和 雇用其 他的人 ，取 得他 们的劳 动成果 ，用 
来再换 取更多 的粮食 和一切 必要的 东西， 以便 继续这 种过程 。这 
样就形 成一个 资本家 阶级， 和劳 工阶级 及地主 阶级完 全不同 。这 
个阶级 有时候 （可是 ，就整 个世界 来说， 很少） 在 土地上 露面， 并管 
理耕种 。农 业工人 不再依 靠他从 土地上 生产出 来的作 物维持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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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不 再直接 从工人 手里取 得他的 一份， 而 是间接 地通过 新雇主 

•  «  _ 

的手 取得。 

这些 地租既 然在文 明的顺 序中总 是排在 那已经 被指出 的阶级 
的后面 ，就可 以叫做 地租， 或者， 因为那 现在利 用别人 的劳动 
力耕 种土地 而由他 负'责* 地租 的资本 家通常 叫做农 场主， 这 些地租 
就可以 叫做农 场主的 地租， 以区别 于农民 地租。 

番攀  «  參 

没 有疑问 ，在 有些情 况下， 要确定 某些个 人所缴 的地租 属于这 
两 者的哪 一种， 是困 难的。 可 是这一 情况不 一定会 妨碍任 何人的 
研究 工作， 除了那 种喜欢 自己把 一个问 题说得 玄妙难 懂的人 。我 
们 将看到 世界上 这两种 东西是 显然分 开的， 只因两 者处于 一种淆 
棍不清 的状态 ，而 单独对 那些很 有限的 地方徘 徊观望 和迷惑 不解， 
那是浪 费时间 ，完全 无益。 

决定农 民地租 数目的 情况， 远不 如决定 农场主 地租数 目的情 
况那样 复杂。 就后者 来说， 工 资数目 首先是 由一些 和业主 与個户 
之何 的合同 无关的 原因决 定的， 再则 地租的 数目受 到所用 资本的 
利 润数目 的严格 限制。 这 项资本 ，如果 利润不 能实现 ，就可 能被收 
回 并投入 另一种 用途。 决 定那些 利润的 通常利 润率的 原因， 也和 
地 主与佃 户之间 的合同 无关， 形 成一个 性质不 同的研 究课题 。就 
第〜种 或者农 民地租 来说， 工 资和地 租两者 的数目 都是完 全由业 
主与一 批工人 之间的 合同决 定的， 工 人的生 活需要 把他们 束缚在 
土 地上， 连同他 们用来 帮助自 己劳动 并取得 食粮的 小量资 本在一 
起。 支配 那个合 同的条 件的原 因比较 简单。 

二 级或者 农场主 地租是 我们在 英菌最 熟悉的 那种， 或 者不如 
说 是我们 熟悉的 唯一的 一种; 并且 ，正因 为这祥 熟悉， 所以 各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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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农 民地租 不仅在 我们的 调査研 究中被 疏忽， 而 且确实 是完全 
忽视了 U 然而 ，正如 前面曾 提到的 ，和这 些比较 起来， 世界 上所有 
的农 场主地 租的总 数是很 小的。 在英国 和荷兰 的大部 分地方 ，完 
全流 行二级 地租。 在 苏格兰 高地， 二 级地租 现今只 是正在 取代比 
较原始 的形式 的最后 残余。 在 法国， 大革命 以前国 内大约 1/7 的 
土 地上流 行这种 办法。 在欧洲 其他国 家中， 比较少 得多。 在整个 
亚洲， 人们 简直不 知道。 如果 我们假 定这种 地租占 可以居 住的世 
界 的已耕 面积的 1  % ，我们 就大体 上留有 很大的 余地。 

如 果我们 主要地 考虑这 种地租 影响他 们命运 的人类 的 数目， 
或者当 地的社 会情况 受到影 响的那 些地区 的范围 ，那末 ，以 各种不 
同形 式出现 的农民 地租就 会十分 有趣和 重要。 如果 我们愿 意把这 
些问题 的讨论 作为一 种科学 问题， 其 主要兴 趣在于 发挥分 析与结 
合的 能力， 也许那 第二种 （或者 农场主 地租） 可能不 是不配 受到它 
所受到 的特别 注意。 

第二节 论各 种农民 地租： 关于这 些地祖 
，分别 称为劳 役地租 、分 成制 
佃 农地租 、印 度农民 地租和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劳动 者为了 自己的 利益而 被束缚 于耕种 土地， 因为他 只有用 
这 种方式 才能取 得工资 以维持 生活， 但是他 缴付的 地亨的 形式和 
数目是 由他自 己与业 主之间 的直接 合同决 定的。 这 些合同 的规定 
有时候 受当地 国家的 法律的 影响， 并 且差不 多总是 受当地 的长期 


惯例的 影响。 这 一切的 主要目 的是为 业主取 得收入 而尽可 能不给 
他 引起麻 烦或者 风险。 

尽 管共同 受到一 些重要 原则的 支配， 这一类 的各 种细节 
当然 是几乎 变化无 穷的。 可 是人们 在相似 的处境 采取 十分相 
似的 手段， 广 泛的农 民地租 可以分 别为主 要的四 大类， 其 中包括 
U) 劳 役地租 ， （2) 分成 制佃农 地租， （3) 印 度农民 地租。 

我们 将发现 这三种 占有着 旧世界 中邻接 的大片 大片的 地方， 
从加那 利群岛 (大 西洋) 到 中国海 岸和太 平洋， 每一 神在自 己的范 
围内 不仅决 定地主 和佃农 的经济 关系， 而且 决定人 民大众 的政治 
和社会 情况。 

此外还 必须加 上一个 第四种 —— 爱尔 兰小农 地租， 或 者从土 
地中取 得工资 的劳动 者缴纳 的地租 ，可 是用货 币支付 ，像在 爱尔兰 
以 及苏格 兰的部 分地区 那样。 这一种 的人数 不多， 可是英 国人对 
它 特别感 到兴趣 ，因为 它流行 在姐妹 岛上， 以 及已经 产生了 影响， 
并 且似乎 可能还 要有一 个时期 对爱尔 兰人民 的发展 和环境 发生影 
响0 


第二章 劳 役地租 或者农 奴地租 

第一节 劳 役地租 或者农 奴地租 

未开 化民族 的地主 通常不 喜爱也 不适合 做监督 劳动的 工作， 
如 果他们 通过收 取产品 地租一 定能够 得到自 己 合用的 必需品 ，他 
们总 甚把全 部耕种 工作压 在农民 身上。 可是， 他们 可以放 心地这 
样做， 说 明佃户 本身具 有一定 的技能 以及自 愿地和 经常地 从事劳 
动 的习惯 ，他 们也必 须在一 定程度 上是可 靠的。 然而 ，在文 明进展 
的 某一点 以下， 绝大 部分的 人不具 有这些 资格。 这 时候他 们由于 
人数众 多而不 得不从 事农业 ，可是 仍然具 有野蛮 人的许 多特性 ，并 
且还 没有能 够实行 定期缴 纳产品 地租或 者货币 地租， 因为 他们愚 
昧无知 ，不能 耐心辛 勤劳作 ，以 及没有 远见， 会使业 主冒着 很大的 
挨饿的 危险， 如 果他本 人和全 家的生 活都靠 他们这 些人按 期完成 
任务 来维持 的话。  ‘ 

不管他 们可能 多么厌 恶劳动 ，在社 会的这 个阶段 ，他们 必须负 
担一 份从事 耕种的 工作。 但是， 他们 可以设 法避免 为工人 生产食 
粮的 任务， 那 些工人 是这项 耕种的 工具。 他 们通常 指定地 产的一 
部 分给工 人专用 ，让工 人自己 从中取 得生活 所需， 自 己负担 风险。 
业主 对这样 交出来 的土地 ，抽取 一定数 量的劳 动力作 为地租 ，这项 
劳 动力将 用在产 业中仍 归业主 掌握的 其余部 分上。 这是土 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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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 般地似 乎喜欢 采用的 方法， 那时 候工人 还处于 这种半 开化的 
状态 ，同时 还没有 资本家 存在。 

在社会 群岛中 ，头 目们分 给佃户 土地大 约每人 60 英亩。 对这些 

土地 缴付的 地租， 包括 根据头 目的安 排在他 的不出 租的田 地上做 

完若 干天的 工作。 ® 他们或 许是实 行这种 占有和 耕种土 地 的方式 

# 

的最不 开化的 民族。 在 新西兰 和澳大 利亚岛 民中间 注意到 他们的 
环 境需要 ，产生 了一种 制度， 对人们 是有启 发的， 这 种制度 在欧洲 
曾经差 不多普 遍流行 ，并 且至今 在欧洲 很大一 部分地 方仍然 流行。 

有 点和这 些办法 相似的 办法， 在 我们的 西印度 群岛的 一些地 
方的黑 人和业 主之间 存在。 

可 是劳役 地租实 行的范 围最广 、而 且传播 到广大 的许多 国家， 
并 在那里 主要地 流行的 ，是东 欧的一 些国家 ，德 国沙 漠地带 的居民 
和维斯 杜锋河 那边的 荒地。 入侵东 罗马帝 国的某 些部落 ，在 他们入 
侵 时期前 i 曾开始 部分地 依靠农 业维持 生活， 可能当 时他们 还不知 
道这 个制度 ，可是 不管这 曾经是 怎样, 他们在 西欧的 征脤中 确矣非 
常广泛 地建立 了这种 制度。 当他 们自己 的偏僻 地方， 他们 从那里 
迁移 过来的 荒地逐 渐有人 定居的 时候， 这是 在那里 普遍流 行的耕 

作 土地的 方式。 现今在 郝里还 流行。 在他们 的莱茵 河以西 的征服 

* 

中 ，它 紧抓住 当地人 民原有 的习惯 ，在 他们的 法律中 曾留下 深刻的 
痕迹， 然而在 某些特 殊地方 却徘徊 不前。 可是从 欧洲的 这一部 分> 

j 

—些国 家的特 殊情况 ，以 及各 国文明 的进步 ，排 斥了这 种制度 ，代 
以 业主与 佃户之 间其他 形式的 关系。 在 莱茵以 东的国 家中， 这种 


① 附录 ni。 


14 


第一卷 地租 


制 度仍然 居主要 地位; 不是 完全不 可打破 ，并 且到处 显示逐 渐的或 
者即将 到来的 变化， 可是仍 然在形 成社会 的结构 ，并 对各阶 层人民 
的 勤惰和 贫富有 极大的 影响。 

这些劳 役地租 ，只要 把农奴 一词的 通常用 法略加 引伸, 就可以 
都称 为农奴 地租。 

争  • 

正如 劳役地 租或者 农奴地 租已经 逐渐退 出西方 那样， 它们的 
解 体也是 在它们 仍然流 行的一 些国家 的极西 地区中 发生得 最早。 
因此 ，要 看到它 们的全 面状态 ，我 们必须 立即到 软洲的 东部， 并且 
从俄 国开始 ，可以 从那儿 起看到 它们在 形式上 和精神 上逐渐 衰退， 
经过 匈牙利 、利 沃尼亚 、波兰 、普 鲁士和 德国， 到 莱茵河 ，在 莱茵的 
边界地 区这种 地租分 化为种 种不同 制度， E 经不是 原来的 面目。 

I 

第二节 劳 役地租 或者农 奴地租 在俄国 

在俄国 ，定 居在 土地上 的农民 ，从业 主手里 领得若 干土地 ，数 
量或 多或少 ，按照 业主的 意见或 者方便 而定； 从这些 土地上 农民取 
得他们 的工资 。他们 每周必 须在地 主的不 出租的 土地上 工作三 天^ 
这种 义务可 以说是 轻的， 假如 不是因 为它会 引起的 结果。 在俄国 
这 种占用 土地的 方式确 立了农 民全面 的人身 奴役， 他已经 连同他 
的家属 和后代 一起成 为地主 的奴隶 ^ 这也是 业主和 他的佃 户之间 
类似的 关系的 结果， 只 要是这 种关系 曾在半 野蛮人 民和脆 弱的政 

府中间 流行过 的地方 。①从 俄国以 西的那 些国家 ，一 度曾是 普通的 

* 

① 瑞典和 挪威必 须除外 • 我所收 集到的 （书 面或 口头） 资料， 都未 •能 使我 觉得确 
实了 解租赁 期限或 者占用 土地的 方式上 发生过 的变化 的真正 历史。 我只 能猜想 瑞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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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 奴役状 态在逐 渐消灭 ^ 在俄国 ，正 如在 它的最 后据点 那样， 
它仍 然全部 存在。 

不难 追溯劳 役地租 发展的 步骤， 它这样 广泛地 造成了 农民的 
奴 役状况 ，使 欧洲在 中世纪 时期布 满了一 种属于 农奴身 份的人 。一 
种未开 化的人 ，靠自 己在 配给的 土地上 劳动维 持生活 ，碰到 农作物 
歉收 或者战 争破坏 就会受 到极度 贫困。 地主 通常能 从他的 仓库里 
给他 们一些 救济, 对这种 救济他 们只能 用额外 的劳动 来偿还 ，而没 
有其 他办法 。由于 这个和 其他的 原因， 农奴过 去和现 在都必 须永远 
把自 己的 将近全 部时间 用在他 们的地 主身上 。① 除此 以外， 他们还 
主要地 依靠地 主保护 ，免受 外来人 以及自 己人相 互之间 的侵害 。地 
主从他 自家的 法庭上 解决他 们的争 端并惩 罚他们 的过错 ，他 的权 
威一般 政府无 法代替 ，最 后总 是由习 惯批准 ，等于 法律。 苏 格兰高 
地首领 的管辖 权力没 有其他 来源。 在 他们身 上是由 所谓血 统关系 
使 其享有 尊严， 同时 也受到 节制。 在 其他地 方这种 权力没 有受到 
这# 的 调节。 他 们的时 间和他 们的人 身像这 样听任 他们的 上级摆 
布， 这种 佃农没 有方法 抵抗进 一步的 侵犯。 最普通 的一项 似乎是 
确 定供给 农奴生 活的地 主有权 利从农 奴原来 被派去 工作的 土地上 
将他完 全撤回 ，随意 放在别 处使用 ^ 此外 还有一 项谅解 ，一 个农奴 
从他的 地主、 雇主 和裁判 的庄园 逃走， 是一 种犯罪 行为和 伤害行 
为。 这 一经法 律和习 惯认可 ，农奴 的锁链 就套上 * 他 就成为 奴隶， 
—个 主人的 财产。 在 俄国他 仍然是 这样， 可 是先后 的一些 修改在 

这些方 -面的 发展有 几分像 德意志 民族国 家的发 展情況 。而挪 威的发 展不同 并且很 特别。 
然而 ，劳役 地租， 经过各 种改变 ，这 两个国 ^ 中以往 和现在 都有。 

① 参 阅布赖 特对甚 至现今 在匈牙 利仍然 发生的 情况的 叙述， 虽然 奥地利 政府曾 
插 手干涉 ，在一 定程度 上保护 农民的 权利。 布赖特 的（ 匈牙利 》 ，'第 114 页。 附录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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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已 经重新 陚予他 一个自 由人应 有的至 少某些 权利。 

农 民向实 际的奴 隶状态 下降的 过程， 也 许不都 是完全 循着这 
里说明 的路线 ^ 劳役地 租起源 于欧洲 的那些 国家， 在他们 靠农业 
维 持生活 以前就 熟悉家 庭奴隶 制度， 他们 的最初 的佃户 中 有些人 
肯定 已经是 奴隶。 可 是当我 们看到 ，不是 一部分 处于奴 隶状态 ，而 
. 是 一个完 全农业 国家中 的全体 农民的 时候， 那就不 可能不 相信这 

L  - 

样广泛 的奴隶 状态已 经逐渐 地包围 了他们 的全族 。俄 国人自 己说， 
他 们的农 民所受 的束缚 ，迟 至沙皇 鲍里斯 • 戈当诺 夫在位 时期才 
发展 到全面 —— 他 1603 年登 上宝座 。① 

在俄 国的格 鲁吉亚 各省， 地主从 农民那 里取得 产品地 租和劳 
役的 混合报 酬:农 民每周 只给地 主工作 一天， 并付给 地主他 们在租 
地上 生产的 作物的 I/7 ②。 除了这 个和也 许一些 其他局 部的例 
外， 俄国农 奴绝大 多数是 实际的 耕种者 ，对他 们的租 地缴纳 劳役地 
租 （名 义上是 每周三 天）， 可是 事实上 他们的 情况已 经变成 一种完 
全人 身奴役 的境况 ，业主 的要求 ，虽 然受 习惯的 影响， 实际 上只靠 
他 自己的 克制。 这些 劳役地 租的货 币折合 （一 般地 主可以 允许折 
合> ，像人 身奴隶 缴纳的 钱一样 ，被 称为 “obroc” 或者 “abroc”， 是完 
全武 断的， 由主人 按-他 自己对 奴隶们 的能力 的猜想 来决定 。③ 


①  博 尔廷将 军受到 卡萨林 二世的 鼓励， 要 (在 俄国） 发表关 于奴隶 制度在 俄国的 
起源 的一些 研究， 既妹他 的结论 如此， 它 一定有 很好的 根据。 博 尔廷将 军说， 在鲍里 
斯 • 戈当诺 夫的时 期以前 ，俄 国唯一 的真正 奴隶是 从敌、 方俘获 的犯人 ，以 及农民 是在那 
个 时代以 后伦为 奴隶的 (Asservis)。 斯托奇 ，第 VI 卷 ，第 310 页。 

②  参阅 甘巴〆 俄罗 斯游记 > ，第 2 卷 ，第 84^。 

③  希伯 （已故 加尔各 答主教 > 的话 ，克 拉克在 < 旅游记 》 中引用 ，第 一卷 ，第 165 页。 
属 于贵族 的农民 ，他 们缴纳 的地租 受取得 货币的 方法的 瀉节； 在帝 国各地 平均为 8 个或 r 
者 10 个 卢布。 后 来诠成 为不是 对土地 的地租 ，而是 一种直 截了当 的对他 们的工 作 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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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即使 在俄国 ，农奴 的束缚 ，虽 然比別 处较为 全面， 但是就 
一个 大集团 （或许 农民的 一半） 来说 /却处 于变化 很快於 状态 。这 
种 变化是 政府引 起的。 范 围很广 的皇家 领地的 存在， 也许 可以认 
为是文 明落后 的一种 标志。 在欧洲 的其他 部分， 通 常会发 现这种 
领 地和人 民在财 富与人 数方面 的进 展对比 起来是 小的。 俄 国君主 
的领 地是广 大的， 也许还 大于他 的全体 臣民妁 产业。 这- 事实用 
皇家农 奴的数 目可以 表明， 1782 年这些 农 奴中有 1050 万 名属于 
君主。 从这样 众多的 人那里 榨取劳 役地租 ，也 就是® 用他们 ，正如 
他们 被臣民 用于种 植产物 ，为了 他们的 主人的 利益, 并且是 在主人 
的监 督之下 ，这一 番工作 显然超 过了任 何政府 的管理 能力。 因此， 
部分 地由于 事实的 必要， 以及部 分地出 于一种 明智的 政策， 俄国政 
府 曾尝试 在皇家 领地上 建立一 种不同 的耕种 制度， 包括差 不多完 
全 废除劳 役地租 ，和 一种自 愿的和 很大程 度的修 改君主 (作 为农奴 
所 有人） 的 权力。 君主的 农民居 住的村 庄被组 织为一 种机关 ，周围 
的土 地由这 些农民 耕种， 负担一 笔很公 道的固 定地租 ，农奴 们可以 
有保 障地为 自己购 得动产 和转让 给别人 ，还有 更重要 的一项 权利， 
并且不 是总是 可以让 与给比 较自由 的邻近 国家中 （例 如在匈 牙利） 
他 们的同 类人物 ，就是 ，他 们可 以购买 或者继 承土地 。① 在那 特别为 


税。 每一 男性农 民依法 必须每 周为业 主劳动 三天。 这条 法律在 他届镩 15 岁 时生效 。如 
果业主 要在其 他时间 使用他 ，也 可以 .例如 ，在工 厂里； 可 是业主 就得负 责他的 衣食 。然 
而》相 互的利 益一般 地放松 这一条 法律； 弁且 ，除 了被选 作家庭 仆役的 ， 或者 像上 文所说 
在工厂 里工作 的以外 ，奴 隶级纳 一定的 地租， 就可以 允许他 用一周 的全部 时间为 自己工 
作。 主人 有责任 为他提 供一所 住房和 大小相 当的一 份土地 # 

① 这项权 利是】 801 年给 予的， 到 1810 年里家 的农民 已经买 了价值 200 万卢布 
的 土地。 在 同一时 期中， 所有 的其他 各种人 （不是 贵族〉 购买的 土地仅 仅价值 3  611  000 
卢布 ，以 同样的 纸帀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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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这些修 改的比 较洋细 的叙述 ，参闽 斯托哿 ，第 VI 卷， 注 XIX  , 第 266 页# 
TMrdestate， 第 三等级 ，常 指法国 1789 年大 萃命前 的资产 阶级。 —— 译注 
斯托奇 ，第 IV 卷 ，第 299 页。 

斯托奇 ，第 rV ■卷 ，第 296 页， 


管理他 们的机 关而设 立的法 庭里， 由 全体选 出的农 民两人 和皇帝 
的 官员坐 在一起 ，并同 样有发 言权， O 可是使 用他们 的人身 服役的 
权 利还没 有完全 取消。 农奴 附属于 土地， 禁止离 开自己 的村庄 ，除 
非持 有特别 许可证 ，这种 许可证 ，即 使准予 发给， 也是有 限期的 。俄 
国 帝王拥 有为了 他们自 己的利 益而经 营的制 趋厂和 矿山。 皇家土 
地 上的农 奴还是 会被迫 离家， 到这些 地方去 工作。 有时候 他们被 
租给这 种类似 的事业 ，如果 主人认 为这样 做是得 策的； 在某 些和俄 
国 的外 国地区 (虽 然不是 近来在 俄国. 本部） ，他们 可以被 卖出， 
或 者被送 给别人 ，或者 随同土 地一起 贈用一 个时期 ，受 惠者 是法院 
有 心要让 他们发 財致富 的一些 个人。 假如帝 国的这 一大部 分人口 
能 彻底得 到解放 ，完 全摆脱 压迫， 并且能 够聚集 和保存 资本， 俄国 
很快 就会有 一个第 三等级 ② ，和 效率高 的耕种 者集团 ，逐渐 地适合 
于 使它的 庞大的 土地资 源发挥 作用。 皇家土 地上的 佃户的 情况， 
大体上 ，似 乎已 经比个 人的农 奴的情 况优越 ，③ 可是他 们的情 况改- 
善的 进展， 由于一 些不会 很怏就 失去影 响的原 因而受 到阻碍 。不 
管俄 国的皇 帝可能 多么诚 心地要 摆脱奴 隶主的 特点， 他们 显然将 
不得 不在几 代人的 时期中 保留有 暴君的 性质， 并且有 点危险 ，他们 
的 政府形 式的通 常缺点 会损坏 他们作 为地主 的真正 人道的 努力。 
俄 国政府 官吏的 薪给向 来是菲 薄的， 压迫和 榨取仍 然折磨 着广大 
农民, 皇家农 奴的境 况有时 候还不 如邻近 的贵族 的奴隶 。④ 


①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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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期间 ，俄 a 农民向 来以此 出名的 思想麻 痹似乎 在消失 。现 
任皇帝 即位以 后不久 ，皇家 的佃户 拒绝缴 纳地租 ，并 且个人 的农奴 
拒 绝履行 习惯的 劳动。 一项 布告出 现了， 谴 责他们 妄想可 以完全 
豁 免地租 和劳役 ，并且 ，以 一种 真正东 方的格 调恐吓 他们， 如果胆 
敢 再以这 种问题 向沙皇 告状， 一 定严惩 不贷。 可是 我们切 不可根 
据 因为这 种紧急 问题而 颂发的 文告中 的粗暴 措词来 评断俄 国法庭 
的 举动。 沙皇对 待自己 的农奴 的精神 ，迄 今为止 显然是 仁慈的 。他 
们 的政府 的形式 在理论 上是恶 劣的， 可是俄 国现今 不能提 供材料 
可 以构成 任何不 可能是 更坏的 政府， 并且这 样的一 种人民 的情况 
的逐 渐改进 ，不管 我们看 到它前 进得多 么慢， 在君主 的手里 可能比 
在 他们自 己 手里或 者在他 们的主 人那些 贵族手 里毕竟 靠 得住一 
些。 


第三节 劳役 地租在 匈牙利 


在 匈牙利 ，只有 贵族可 以成为 土地所 有人, 通过继 承或者 购买。 
他 们构成 800 万人口 的大约 1/加。 ① 在其 余的居 民中， 大多 数是农 
民 I 因为在 1777 年匈 牙利国 内只有 30  921 名 工匠， 他们的 人数据 
说 没有增 加多少 。②这 些农民 占有这 个国家 的耕地 面积的 大约一 
半， ③都缴 纳劳役 地租。 


①  布赖特 的《 匈牙利 >, 笫 110页* 匈牙 利的人 口根据 上次的 统计达 到将近 1000 
万》 

② 在 1777 年， 匈牙利 国内手 工业者 、他 们的仆 人和学 徒的总 数共计 30  921 人 。这 
个败目 ，根 据比 较晚近 的局部 的计算 ，似乎 没有增 加多少 • 布赖特 ，第 205 页* 

®  同上书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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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玛丽亚 •特 里萨女 王当政 为止， 他 们的情 况差不 多和俄 
国农奴 的情况 相似。 他们 都隶属 于自己 在那里 出生的 地产上 ，有 
义务 承担完 全无限 的劳役 和抵偿 。 女王 作出了 榜样， 诚心 诚意地 
试 图提高 他们的 品质， 并改善 他们的 环境。 这个榜 样在一 些邻国 
中被 人效法 ，确实 是富有 热情， 即使不 是总是 判断正 确或者 取得成 
功。 女王 自己的 努力的 结果极 不美满 ，而且 不是完 全没有 危害； 可 
是必须 记住， 这 方面的 努力受 到匈牙 利宪法 对地主 能够造 成的影 
响 的束缚 很大， 阻挠或 者修改 了她提 出的用 来解放 佃农的 一些措 
施。 

根据 她的一 项敕令 ，人 身奴役 和附属 于土地 的制度 被废除 ，宣 
告农民 “转变 为自由 人”。 另一 方面， 他们被 宣布为 仅仅志 愿的佃 
农 ，地主 可以任 意开除 他们。 可是 一种土 地方面 的权利 ，尽 管他们 
作为个 人不能 享受, 却设法 让他们 作为一 个团 体可以 取得。 每个庄 
园上 的土地 ，在指 定用于 养活农 奴以前 ，被宣 告在法 律上永 远归于 
此项 用途。 这些土 地被分 成一部 分、一 部分的 ，每 一部分 的面病 35 
至 40 英亩， 称为 一套。 ①每套 土地的 业主应 该得到 的劳动 力的数 
量固定 为每年 1(M 天②。 业主可 以分割 这些“ 套”， 随意把 其中任 
何 小的一 部分賜 给一个 农民， 可是他 只能按 照土地 的大小 规定劳 


①  这种 ** 套”的 大小在 匈牙利 的不同 地方似 乎不同 ，大 概和 土地的 肥力成 比例。 

②  此 外他必 须供给 4 只 家禽、 12 个蛋和 一磅半 奶油， 以及每 30 个 农民必 须每年 
供给一 头小牛 。他 必须为 住房又 付一个 弗罗林 （必 须砍柴 一KUftei ■，并 撕送回 家（ 必须在 
他 家里纺 6 格羊毛 或者麻 ，材料 由地主 自备； 并且在 4 个 农民中 ，业 主有权 利要 求所谓 
一‘次 长途旅 行# 就 是他们 必須运 20  centner  (每 centner 相当于 100 法兰 西膀） 的重 贵， 

两 天的行 程往返 I 除了这 一切， 他们 还必须 繳纳自 己全部 产品的 1/10 给 教会， 和 1/9 给 
地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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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半“套 ”地的 52 天， 1/4 的 26 天， 对较小 的数量 则 桉比例 计算。 

玛丽亚 • 特里 萨的敕 令仍然 继续是 匈牙利 农奴的 “大宪 章”。 
可是 土地所 有人对 他们的 佃户的 人身和 财产的 权力， 废除 得很不 
完全 ，农 民的生 活必需 ，使 他们时 常不得 不向地 主借粮 食债， 他们 
欠下 了重债 ，需要 用劳役 偿还。 还有许 多种惯 例应该 用麻、 家禽等 
等 缴纳的 东齒， 增 多这一 项目的 内容。 业主 保留任 意使用 农奴的 

权利； 对他们 的报酬 ，不 是供 应生活 所需， 而 是大约 相当于 他们的 

* 

劳役的 实际价 值的三 分之一 。① 最后， 执法权 仍旧掌 握在贵 族的手 
里; ② 当一 个外国 人走近 这些贵 族的府 第时， 首先引 起他注 目的景 
象是一 种低的 柱式框 架结构 ，上面 綁着一 个农奴 ，这 是他的 主人认 
为只适 合于对 他用鞭 笞抽打 ，因 为所犯 的过错 不是十 分严重 ，还不 
需要正 式审讯 。③ 

可是， 尽管 女王敕 令中的 规定这 样不完 善地保 障了农 民的利 
益和 自由， 这些规 定对业 主却是 使他们 极端为 难的。 各个 庄园的 
— 部分不 可改变 地用于 维持劳 动者的 生活， 但这一 点在范 围和需 
要方 面并不 固定， 而是 决定于 敕令发 表时恰 巧定居 在那里 的农民 
的 人数。 在某些 庄园上 ，像可 以预期 的那样 ，专 用于 农民的 土地能 
养活 的劳动 者多于 现在所 需要的 人数。 在 这个范 围内， 劳 役地租 
对业 主就毫 无价值 ，并且 ，除非 他有一 处邻近 的产业 可以使 用这些 
农奴， 他将一 无所得 ，除了 农奴应 该给他 的亚麻 、家禽 和小童 产物。 
— 些庄园 完全被 无用的 劳动者 占据； 在另一 些庄园 上劳动 者却太 

①  布赖特 ，第 115 页。 

②  斯托奇 ，第 VI 卷 ，第 308 页。 

③  参阅 布糗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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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由 于有许 多关系 仍然结 合着农 奴和他 的地主 ，不 同的业 主之间 

互相交 换是罕 见的， 另 一方面 由于农 民不愿 意离开 像现在 这样附 

着于 土地的 关系； 自由劳 动力。 所有 这一部 分的办 法显然 是笨拙 

的 和不适 当的： 大概这 种办法 起源于 女王想 要保障 农民在 土地方 

面 的一点 利益的 愿望， 和贵族 们不喜 欢确立 农奴的 独立地 位两者 

之间 的一种 妥协。 国会起 初只是 暂时同 意这项 敕令， 期待 着人们 

能想 出什么 较好的 东西。 ①根据 施马尔 茨的话 ，似乎 是君主 方面想 

_ 

要 使农民 (作 为一个 集团） 可以占 用一度 曾由他 们耕种 的土地 ，这 
种类似 的尝试 ，在 德国各 地是普 通的, 并且起 源于对 贵族的 耕地免 
征直 接税; 归到农 民手里 的土地 ，国 家立 刻可以 征税。 因此 各地区 
存 在着许 多法律 ，禁止 业主重 新占用 ，而 不保 障任何 个别佃 户在此 
项土地 上享有 一定的 利益* 这 种法律 必然造 成在土 地方面 复杂的 
和不规 则的利 害关系 ，并 且在许 多场合 不规定 权力属 于哪一 方面, 
这种权 力可以 作为大 多数明 显改进 的充分 根据。 

然而, 由女王 用敕令 建立的 这样一 神制度 ，在匈 牙利各 地仍然 
差 不多普 遍存在 ，目前 还没有 改变的 希望。 

笫四节 劳 役地租 在波兰 


波兰 的农奴 ，在瓜 分以前 ，处境 似乎和 匈牙利 农奴在 玛丽亚 • 
德里萨 的敕令 以前的 处境很 相似, 和俄国 奴隶的 处境差 别不大 ，假 


① 没有 襞问， 是地主 们自己 邃成有 关方面 防止他 们再从 农民手 中收回 土也， 因为 
他 们曾设 法做到 了对国 家辙纳 的税比 农民所 緻的少 i 结果， 国家 耽反对 佃农们 团结在 
地主 绅士们 的周围 ，共同 设法逃 避税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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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还有 一点差 别的话 。① 可是由 于波兰 的厄运 ，劳役 地租制 度现今 
在 以往构 成这个 王国的 各部分 中以形 形色色 的经过 修改的 面貌出 
现。 在 瓜分的 强国所 侵占的 部分， 地 主和佃 农之间 的安排 曾受到 
各个 强国在 自己的 领地里 采取的 一些大 不相同 的措施 的影响 ，同 
时在现 今可以 称为波 兰本部 的地区 （后 来这里 成为俄 国 的一个 
省） ，产 生了一 种这里 特有的 制度。 

1791 年斯坦 尼斯劳 斯 • 奥 古斯塔 斯和那 些国家 ，为了 对付俄 
国可能 的袭击 ，在 准备着 一种没 有希望 的抵抗 I 这时 候当周 采用得 
太 晚的新 宪法确 立了农 民完全 的人身 自由。 这一项 恩惠始 终没有 
取消。 这 一次的 宪法没 有给他 们带来 其他的 好处： 它没有 为他们 
取 得在所 占用的 土地方 面任何 利益； 它甚至 没有像 匈牙利 的规章 
那样 ，明确 规定某 一部分 土地应 该专甩 于养活 他们这 个阶级 、可是 
它让 他们自 己尽可 能和地 主安排 他们的 契约。 农民 发现自 己倚赖 
地主 生活的 程度仍 然未见 减轻， 于是 没表现 出对这 种恩賜 有很大 
的感激 之情。 他 们担心 现在这 样会使 他们被 剥夺了 向地主 要求帮 
助 的权利 ，如 果遭到 灾难或 者疾病 的话。 这 项损失 ，他 们认为 ，超 
过政 治权利 方面有 所增加 的价值 (在他 们看来 ，这种 权利仅 仅是有 
名无实 的)。 自 从他们 发现自 己和所 定居的 庄园的 主人之 间的关 
系实 际上没 有什么 改变, 他们的 旧主人 ，出于 权宜之 计或者 人道主 
义 ，一 般地继 续像往 常那样 ，有时 候给予 « 助， 他们 才习愤 于自己 
作 为自曲 人的新 角色。 


① 直到 卡西米 尔大帝 在位时 期为止 （ 大约 14 世纪 中叶） ，波 兰贵族 对他们 的农民 

操—着 生死大 权# 三天的 劳役地 租是通 常的地 租。 伯 内特的 《对 目前波 兰国家 的看法 >, 
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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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自由这 份礼物 ，虽然 被赠予 一种沉 沦已深 的人， 他们不 
理解它 的价值 ，却已 经在他 们中间 发挥了 重要性 。波 兰农民 获得解 
放 以来， 法律方 面又一 项改革 已经取 消了贵 族们独 享的可 以拥有 
土地的 权利， 并 引进了 一种新 的地主 阶级。 这些人 大体上 在推进 
耕种方 面比他 们的前 辈较为 勤快， 他 们的企 业已经 增加了 对劳动 
力的 需求。 这一 点的效 果已经 以在这 样经营 的土地 上唯一 的方式 
表 现出来 ，就 是工资 增多了 ，这 是由于 根据较 少的劳 动后备 而配给 
的土地 增多， 以及千 方百计 地鼓励 农民利 用自己 的自由 ，迁 移到最 
需要他 们的劳 动力的 那些庄 园上去 。① 

第五节 劳役 地租在 利沃尼 亚和爱 沙尼亚 

利沃尼 亚广大 农民的 境况是 值得注 意的， 因为 这呈现 一项深 
思 熟虑的 实验的 结果， 说明什 么是逐 渐把农 奴佃农 改变为 自由民 
的 最好的 方法。 

直 到亚历 山大在 位时期 为止， 利 沃尼亚 农民的 境况和 俄国奴 

① 参阅 雅各布 先生的 " 第一次 报告” ，第 27 页》 这个报 告的* 附件” 中有波 兰庄园 
管亊们 篇造的 一些详 细统计 ，和布 赖特的 书合在 一起， 呈现一 鑌劳役 地租制 度在波 兰和 
匈牙利 的实际 运行的 完善衆 象》 关 于这种 制度产 生的举 止态度 和精神 面貌， 读 者可以 
参阅 伯内特 的书。 在波兰 、奥 地利 以及德 国的其 他部分 ，业主 的领土 ，连 同他的 工具 、牲 
畜和各 种资本 ，有 时候 按低刑 货币 地租出 租给一 个佃户 ，连 同向农 奴要求 并使用 他们应 
该 提供的 劳动力 的权利 。在 波兰 ，高级 佃户常 常是家 族中年 龄校轻 的一支 ，偶 然也 有陌生 
人 。然而 ，这样 以另一 个人替 代作为 领地的 耕种者 ，结 果农 奴的劳 役地租 （我 们现 在的目 
的〉 仍 旧完全 和以往 一样❶ 人们认 为这是 一种损 失很大 的处 理领地 的方式 t 农 具和资 
本 ，像可 以预料 的那样 ，通 常在 租借期 满时已 经损坏 ，现 今这种 办法已 不广泛 地采用 ，虽 
然根据 雅各布 先生的 “第二 次报吿 ”来看 ，似 .乎 现今在 徳国的 西北部 还流行 。 然而 ，今后 
可 能证实 ，这 是过鞭 到一种 不同制 度的蹢 脚石， 并且， 如果 对农具 和资本 的破坏 能眵有 
效地 防止， 大槪是 会这样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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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的境 况相似 3 耕种者 奴戈般 的情况 在女皇 卡萨琳 时代曾 引起一 
些 注意， 她曾鼓 励她治 下的文 人发表 关于最 好怎样 逐渐改 变这种 
情况 的意见 9 德 博尔廷 、德凯 沙罗夫 和德斯 特鲁诺 夫斯基 ，先 后写 
了有 关这个 问題的 作品。 最后 这位作 者的著 作是用 波兰文 写的， 
译 成俄文 ，它 详细叙 述了应 该采取 的措施 ，以 倮准备 和推进 被人视 
为 一项伟 大的和 有益的 改良。 这些想 法也不 是限于 文人， 或者个 
别 的人。 1805 年爱沙 尼亚国 内的全 体业主 一致同 意对他 们各自 
庄 园上的 农民实 行一些 初步的 规章， 他们声 明这些 规章是 为农民 
的最 终解放 铺平道 路的。 这些 规章得 到皇帝 的正式 批准。 应有的 
改革 在利沃 尼亚开 始得早 一年， 并且 似乎是 由于有 些人认 识到变 
革的重 要性， 以及这 些变革 需要逐 渐施行 的实际 原因。 他 们的目 
的 似乎是 逐步提 高农奴 的地位 ，并且 ，在 地位 继续提 高中， 保持对 
农 奴很多 的控制 ，部分 地为了 农奴自 己 的利益 ，部分 地为了 确保业 
主们的 利益。 起 初给与 农奴的 个人自 由远不 如匈牙 利和波 兰人的 
自 由全面 ，因 为他仍 然附属 于土地 ，没 有权力 选择自 己的工 作或者 
住处 6 可是 在一开 始就被 鷗予比 自由本 身更重 要的一 种利益 ，賜 
予那 些完全 依赖土 地为生 的人， 一种 以往在 匈牙利 和波兰 不给他 
们的 利益： 每个 个体农 民在他 耕种的 那份土 地上被 授予一 项牢靠 
的利益 》 

皇帝 最后使 这些规 聿成为 沫律的 _ 敕令 ，于 1804 年 颁发。 利沃 
尼亚 的农奴 被宣布 为他所 占用的 土地的 世袭农 场主。 地租 以劳役 
计算， 此项劳 役应在 业主的 领地上 完成， 并 应使农 民还留 有至少 
2/3 的 时间可 以自由 使用。 如果 这种劳 没地租 折合货 币缴纳 ，所 
付 的数目 是有限 的和固 定的， 并永远 不得增 加9 租 赁契约 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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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 件订立 ，不 能取消 ，只有 在欠租 两年的 情况下 才可以 撤消租 
赁 ，而且 必须在 庭 作出决 定以后 ，这 个法庭 应指示 这项租 赁应由 
违约 拖欠者 的继承 人接手 承租。 在业 主的树 林中砍 伐木柴 和建筑 
材料 的权利 ，也 保留给 农奴。 他 可以购 买动产 或者土 地作为 财产， 
以及 

i 崖 ，尽管 ¥ 有这 些^权 ，他 仍然是 属于土 地的。 他已 经不能 
离 开土地 出卖， 只是 随着土 地一起 卖出去 ，或者 不如说 ，由 于强迫 
占领 他的份 地而产 生的利 益随同 庄园的 其余部 分一起 卖出： 他应 
受 笞刑十 五鞭的 惩罚。 

大 体上， 这 些规章 说明了 制订者 的通情 达理。 农奴的 解放是 
不 完全的 ，可是 ，假 如立 刻就放 弃对这 样未开 化的一 种人的 劳力的 
— 切控制 ，也显 然是太 鲁莽了 ，业 主们 本身的 生活以 及国家 的全面 
开发 ，在 一个时 期内还 必须依 赖他们 。① 这种 实验有 希望产 生的成 
功 的结果 ，我们 不能期 望它立 刻出现 ，可 是看 到十五 年中产 生的显 
然 很少的 效果， 却 是令人 不快。 冯哈伦 1819 年旅 游利沃 尼亚时 
说 ： “沿 着贯穿 利沃尼 亚的公 路上， 可 以看到 相隔不 远的一 些污秽 
的 小酒店 ，门 前通常 停放着 农民的 许许多 多破旧 的马车 和雪橇 ，他 
们 非常嗜 好白兰 地和其 他烈酒 ，每天 在这种 地方 消磨几 个小时 ，完 
全不 关心他 们的马 ，任其 在外面 经受恶 劣天气 的折磨 ，这些 马和他 
们 自己一 起属于 乡村的 绅士或 者贵族 所有。 他们接 受大约 这个时 
期 頒发的 敕令的 态度， 最最淸 楚地证 明了这 些人沉 沦于野 蛮状态 
的 程度多 么深。 这 些野蛮 人不愿 意靠自 己努力 工作养 活自己 ，竭 

.  I 

① 关于一 种好心 好童的 但是判 断《 误的 试田， 实行 仓促的 和全面 的解放 的不良 
结果 的实例 ，参阅 伯内特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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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抗 拒此项 敕令， 以 致最后 把执行 敕令的 任务交 给武装 部从办 
理 ① 

因此， 利沃尼 亚的农 民接受 他们的 新特权 的态度 ，比波 兰人还 
要不通 情达理 ，虽然 他们可 以得到 赠与财 产和可 靠的生 活资料 ，如 
果 他们愿 意出力 的话。 后来他 们不潇 意的情 绪似乎 朝一种 不同的 
方向 发展。 据说 他们曾 构成农 民的一 部分， 尼古拉 斯大帝 的敕令 
就是 针对他 们的， 此项 敕令指 责那些 农奴想 要立刻 摆脱一 切地租 
和 劳役。 


第六节 劳 役地租 在德国 


我们将 更好地 了解劳 役地租 在德国 的目前 状况， 如果 我们先 
回忆 一下其 他国家 中类似 的制度 没落的 趋向， 在那 些国家 这种制 
度已经 逐渐消 失9 因为我 们然后 才可以 看淸楚 这缓慢 的破坏 k 程 
的 每一步 ，这 一过程 的进展 ，现 今德国 在它的 不同部 分以许 多不同 
的阶段 显示出 来^ 

〆 

我 们可以 用英国 作为这 样一个 实例。 撤克逊 人最后 建业以 
来 ，历 时已经 UOO 年。 其中的 800 年已经 过去， 诺 曼底人 在这里 
定居 了已经 200 年， 广 大耕种 者的很 大一部 分仍然 完全处 于俄国 
农奴 的状况 。②  ^ 


① 《廣 •胡安 •冯 喰论等 的纪述 第 n 卷， 第 38页* 唐* 胡安对 敕令的 日期有 
误 它夷 1804 年 以后曲 3E 力山大 大帝頦 发的， 为 了 寒分 地解放 利沃尼 垔 的 一些农 

奴， 

③ 伊 鑲 I 卷 ，第 7 页。 附录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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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后的 300 年中， 农奴 为了分 配给他 们的土 地而负 担的无 
限制的 劳役地 租逐渐 被折合 为明确 的劳役 ，仍 然可以 用实物 缴纳， 
并 且他们 有合法 权利， 可以世 袭保有 他们的 不动产 使用权 ， 这样 
程度 的变动 成为很 普遍， 或者农 奴的人 身束缚 取消， 至今 还不到 
200 年。 我们 法院里 记录的 农奴对 土地使 用权的 最后要 求是在 
1618 年, 詹姆士 一世的 第十五 卷中。 或许在 此后一 些时候 还有这 
种情况 存在。 这 种要求 以实物 缴付规 定劳役 的权利 最后停 止时， 
是 悄悄地 和人们 感觉不 到地实 现的， 而不 是通过 成文的 法律； 因 
为 ，当其 他的个 人劳役 在王政 复辟时 期都被 废除时 ，登 录不 动产保 
有权者 对个人 劳役的 权利却 是例外 ，得 以保留 。① 

在整个 德国, 土地方 面现在 正发生 类似的 变动! 也许没 有什么 
地方是 做得完 善的， 而 且在某 些大地 区里这 些变动 显得还 处于很 
落后 的阶段 。简 短地叙 说一个 地区的 情况， 就可以 使其他 地区的 
情 况容易 理解， 当然必 须考虑 到不同 地区在 实际上 和措辞 上无穷 
的 变化。 

领地的 土地, 那些在 匈牙利 、波兰 和许多 德国地 区仍然 由贵族 
们自己 耕种的 土地， 一 般地在 汉诺威 被租赁 给那种 占用领 地作为 
农 场的人 ，收 取货币 地租， 并可 以享变 农民佃 户必须 完成的 劳役。 
这 些较大 的佃户 ，以“ 总管” 的名义 ，行使 童荽的 土地管 辖权， 这种 
权力仍 然被授 予贵族 ，甚 至在君 主的领 地上仍 然存在 。②总 管他们 
自己通 常不是 实际的 农场主 ，而 是律师 或者政 府官吏 ，这种 人是似 
乎 拥有资 本可以 做这种 事业的 唯一的 阶级。 他们有 时候居 住在域 


①  第 12 卷， 査尔斯 二世, C24, 

②  霉 奇斯金 ，第 VH 卷 ，第 5 页。“ 总管往 往联合 起来”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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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雇 用“管 家”料 理他们 的很大 的农庄 。①这 些管家 是德国 国内最 
好 的实际 农场主 ，通常 受过良 好教育 (往 往是在 农业学 校里） ，在一 
般 的和专 业的知 识方面 ，不 比世界 上任何 一种田 地经营 者差。 

假 如德国 的土地 是普遍 采用这 种管理 方法， 就 会对德 国的实 
力和繁 荣大有 益处。 可是 据一般 的约计 ，最大 一部分 (4/5) 被一种 
统称贫 下中农 的人所 占有。 这 些人用 另一种 名称来 说就是 农奴, 
他们在 波兰、 匈牙利 和俄国 构成为 贵族服 劳役的 佃农。 人 们回忆 
法律时 (像以 前说过 的那样 ，这些 法律是 为了财 政目的 而制订 的）， 
在许 多德国 地区， 这些 法律禁 止任何 土地的 业主耕 种曾经 由一个 
贫下中 农种过 的任何 土地， 这 一命令 的传播 和他们 所占土 地的比 
例似乎 不算特 别大。 在 汉诺威 的某些 部分， 这些人 现在以 两种不 
同 的阶级 出现， 有着 许多不 同的小 派别。 他们 被称为 男农奴 （ki 〜 
beigener) 和贫 下中农 （meyers)。 这 种男农 奴处于 英国农 奴的境 

况， 这 时候他 的劳役 地租已 经不是 任意决 定的， 但 仍然用 实物缴 
纳 ，在他 对份地 的继承 权已经 被承认 以后。 男 农奴缴 纳劳役 地租， 
折合实 物支付 ，并耕 种地主 的土地 ，每 年若 干天， 把 地主的 木材搬 
运到家 ，在 地主需 要时完 成其他 劳役, 并且在 播种土 地的方 式上必 
须忍 受一些 最难于 负担的 和使人 烦恼的 限制， 在这 方面必 须妥善 
安排 ，总 要留出 I/3 的土地 休耕， 以便 地主的 羊群到 那里去 放牧。 
可是他 保有这 块土地 的条件 仍然是 固定的 ，并 传给他 的子孙 。他的 
处 境很像 利沃馬 亚地主 们不久 以前给 农奴佃 户安排 的那样 ，除了 
他不 附属于 土地。 


，① 霍 奇斯金 ，第 VII 卷 ，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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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贫下中 农佃户 的劳役 地租已 经折合 为货币 地租或 者谷物 
地租 ，在某 些情况 下还有 折合为 一定部 分的作 物的， 虽然他 仍然有 
义务要 做一点 轻微的 劳役。 地主不 能增加 地租， 也 不能拒 绝续租 
土地 ，除非 佃户的 继承人 是一个 白痴, 或者拖 欠地租  >  可是， 因为这 
种租 地方法 很多是 新式的 ，地租 往往达 到差不 多土地 的全部 价值。 
这种租 用办法 在逐渐 取代男 农奴的 办法， 采 用这种 办法的 佃户的 
地 位很像 英国的 登录保 有不动 产使用 权者， 如果他 已经停 止履行 
实物 劳役， 并且 在他离 开工作 以前地 租已经 变成仅 仅是有 名无实 
的 数目。 贫 下中农 在转让 租地使 用权时 须缴付 罚金。 

在某些 情况下 ，全 部产 业被贫 下中农 和男农 奴占用 ，地 主根本 
没 有作为 領地的 土地。 

德国各 地的贫 下中农 差不多 全是自 由的： 被许 多关系 束缚在 
土地上 ，他们 已经不 是地主 的财产 ，或 者在法 律上被 限制在 他们的 
地点。 可 是他们 得到这 种自由 ，不 像在英 国那样 ，是 由于他 们的锁 
链逐渐 磨损, 而是由 于他们 的君主 坚决的 努力。 一位 妇女， 丹麦的 
索菲娅 • 马格 达伦娜 ，于 1761 年作出 了这种 精神的 最早的 榜样之 
— 。 1770 年到 1790 年 之间， 先后效 法者有 巴登的 马格雷 夫和其 
他一些 次要的 王子。 1781 年， 约瑟夫 二世废 除了德 属奥地 利自治 
领 的奴隶 制度。 1810 年以来 奴隶制 度在普 鲁士以 及晚近 在梅克 
伦堡已 经停止 。① 

比较高 级的人 已经有 许多代 分享欧 洲的一 般文明 》 由 于他们 
厌 恶下等 人的卑 微堕落 的处境 ，后 者才获 得解放 ，摆 脱了个 人的奴 


① 施 马尔茨 ，第 I 卷 ，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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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身份。 在某些 情况下 ，此 事的全 部价值 ，他们 还感觉 不到。 在他 
们成为 自由人 的时候 ，他 们有的 变成小 地主， 但须缴 纳一种 永久性 
的 地租。 关 于他们 怎样在 普鲁士 硬被賦 予这种 特性， 我捫 以后还 
有机会 谈到。 


第七节 


现在已 经追搠 了从俄 国到莱 茵河的 劳役地 租制度 ，① 我们可 
以丢 开这一 方面。 这个 制度的 一鱗半 爪在莱 茵河西 面确实 仍然存 
在; 大 部分是 一场已 经过去 的风暴 和洪水 的遗迹 | 可 是这些 遗迹散 
布得 稀疏， 已经 使社会 的不同 等级之 间的关 系不具 有任何 特殊的 
形式和 面貌。 

然而 ，这 些残存 的一鱗 半爪中 ，我 们最感 兴趣的 一种， 以很原 
始的 形式， 存在于 我们自 己岛上 的一个 角落。 在苏格 兰北部 ，首领 
似乎始 终未能 完全实 行产物 地租或 者货币 地租， 就 是信任 他的手 
下人， 让他 自己负 责生产 他本人 和全家 的生活 所需。 各首 领因此 
把 大量领 地掌握 在自己 手里， 他的国 家的剩 余部分 都分配 给本部 
族的次 等绅富 （Tacksmen)， 这 些人再 把这种 土地分 给一般 佃户， 
他们 用劳役 、家禽 、禽蛋 以及家 庭生产 的东西 缴纳规 定地租 的一大 
部分， 完 全和匈 牙利农 民缴纳 的一部 分东西 相同。 在他们 的地租 
清 册中， f 学 作为一 个突出 的和重 要的项 目包括 在内。 地 主的利 
益已 经使得 他们从 1745 年起 以广大 的牧羊 业者代 替上述 这种佃 


(D 在莱 茵菏以 西一些 德国地 区的很 贫瘠的 土地上 ，据 说仍然 盛行劳 投地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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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旧的佃 农似乎 懒散、 无知和 效率低 ，他 们的境 况非常 困苦； 可 
是这些 北方的 农奴， 精神上 始终没 有被个 人奴役 所驯服 ，恋 恋不舍 
自己 的家园 ，并且 ，我 们知道 ，只 是通过 一种困 难的和 痛苦的 过程， 
才做到 把他们 迁走。 

斯塔福 德侯爵 的代理 人曾发 表一项 说明， 记述 了现今 萨瑟兰 
发生 的变化 ，其中 对于这 种制度 在那里 产生的 习惯、 性格和 种种情 
况 作了很 有趣味 的描绘 。① 然而， 其最后 遗迹正 在很快 地磨灭 ，对 
现 今存在 的紳富 的少数 租佃满 期时， 劳役地 租将终 于从大 不列颠 
消失。 

人们说 到欧洲 各地农 奴应服 的劳役 ，通常 总作为 封建的 劳役， 
并 且把农 奴和地 主的关 系作为 封建制 度的一 部分。 这是完 全不正 
确的 £ •起源 于军事 防卫计 划的封 建关系 ，对当 时居住 在西欧 的野蛮 
民 族的环 境是必 要的， 也 适合于 他们的 习愤。 封建 制度下 封地賜 
与者经 过周密 考虑然 后根据 一定的 条件放 弃他自 己 对让给 臣属的 
土地的 全部所 有权。 劳 役迤租 方面的 目的只 是产品 一项： 这种劳 
揸地租 ，在欧 洲和在 社会群 ，起 源于一 种对粗 野人有 此必要 的耕种 
方式， 如果要 向他们 板取任 何地租 的话。 地 主从来 不是有 心地放 
弃他自 己随时 可以收 回他的 农奴占 有的份 ^5。 虽然 ，长 期以来 ，习 
惯 和规定 都准许 农奴要 求世袭 占用的 权利， 以便确 立他们 自己的 
地位。 封建 制度， 连同 它的兵 役方案 以及分 得很细 的效忠 程度和 


① 霣章彻 底了解 苏格兰 离 地旧的 份地和 耕地的 方式的 精# ，以及 1745 年 以来实 
行的剧 烈变动 的结果 的那些 人》 可参考 塞尔扣 克勋爵 1805 年发表 的著作 ，书名 《关 于苏 
格兰离 地现状 的研究 ，谈 谈移民 的原因 和可能 的后果 ”读 者会发 现该书 有见地 、有 趣味 
和对人 有皂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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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 服从， 始终没 有能在 普鲁士 以东取 得多大 进展。 可是 ，恰恰 
是在 欧洲的 东部， 劳役 地租流 行得范 围最广 和时期 最长。 假如这 
是适 合于劳 役地租 的地方 ，那就 确实不 难说明 ，由于 他们的 土地使 
用权和 刀剑而 成为自 由民的 那种封 建臣仆 的人数 増多， 阻 碍了劳 
役地 租在西 欧地面 上那么 单独地 流行， 像以 往和现 在都在 东欧这 
部 分流行 那样， 


第八节 农奴地 租概述 

我们已 经论述 了现今 仍然流 行的各 个国家 中的农 奴地租 ，以 
及这 种地租 受到时 间和环 境的不 同影晌 & 也 许可以 在简短 的概述 
中回忆 这种制 度所共 有的最 显著的 特征， 并 且把我 们提到 的那些 
事实所 提示的 一般原 则集合 为一个 观点。 这个 计划， 我们 将于陆 
续讲 到农民 地租的 其他各 部分时 ，放 在一起 研究。 


工 资对地 租的依 赖关系 

农奴 地租制 度的最 显著的 特征， 是它和 各种形 式的农 民地租 
所共有 的一点 ，就 是， 它 造成的 劳动工 资和雄 租之间 严格的 关系。 
农奴 构成东 欧重要 的劳工 主体。 农奴 的实际 工资， 他每年 消费的 
财富， 决定于 他能从 配“的 土地上 得到的 东西; 这又 部分地 决定于 
土地的 多寡和 肥瘠， 以 及部分 地决定 于他能 给土地 的培养 。可是 
他能为 自己的 目的而 发挥的 劳力， 受 到他作 为地租 缴给地 主的东 
西的 限制。 当然 在不同 国家中 这是不 同的, 并且有 时候常 常是在 
同一个 国家, 有时候 直接地 和公然 承认地 ，有 时候间 接地并 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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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 觉地不 相同。 

这样 ，在 匈牙利 ，农民 名义上 每期应 该负担 的劳役 的天数 ，由 
于许多 其他应 付项目 （都是 微不足 道的， 有些 则很不 明确) 被折合 
为劳 役而致 使实际 上加了 一倍。 还有， 在大多 数地方 ，地主 的权威 
使他 能用很 不公道 的价格 ，在正 式欠他 的劳役 以外， 任意占 用农民 
的 时间和 劳力。 凡是占 用农民 的时间 增多的 地方， 农奴自 己的地 
—定拼 得不好 ，在超 过某一 点以后 ，地主 的榨取 每加重 一次， 农民 
份地 的产品 (他的 实际工 资）， 就一定 减少。 

那末， 要了 解农奴 劳动者 的情况 以及决 定他们 的工资 实际数 
目的 原因， 有必要 详细说 明他们 和地主 的合同 ，以及 这个合 同实际 
上是 怎样解 释和执 行的。 他们 所付的 地租的 性质和 数目， 对劳工 
阶级 的收入 和境况 的积极 影响， 是劳 役地租 制度的 存在的 最重要 
的影响 之一。 然 而我们 将看到 通过有 些不同 方式而 产生的 同样影 
响成为 各种形 式的农 民地租 的特征 a 

农此 劳役的 低效率 

劳 役地租 或者农 奴地租 制度的 另一项 显著的 特征， 是 这神形 
式的 租悃制 度所特 有的。 就是， 它在 腐蚀工 人的勤 劳习惯 以及使 
他们 成为效 率低的 耕种工 具方面 独特的 影响。 

依 靠在自 己的份 地上劳 动取得 食粮， 但 是有义 务在另 一个人 
任 意作出 决定时 就离开 这里到 别的土 地上去 工作， 其产品 他自己 
却不 能分享 —— 处境如 此的农 民自然 不愿意 劳动。 如果， 由于长 
期使用 而产生 了一种 感情， 觉得自 己 是个合 伙业主 (至 少在 他占用 
的那块 地上是 这样） ，这 种不愿 丢下自 家的工 作而到 别处去 干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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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的情绪 ，就因 为一种 受压迫 的意识 而加剧 ，于是 变得更 加固执 
和 怨愤。 对 这种没 有促使 努力的 动机而 只是害 怕鞭打 的人， 决不 
能 期待他 们出力 工作。 因此 ，农奴 劳役极 不可取 ，这 一点在 它流行 
的 欧洲各 地已经 开始被 人彻底 了解。 

俄 国人， 或 者不如 说那些 看到过 俄国作 风和习 惯的德 国著作 
家 ，陈述 了关于 这一点 的几项 有力的 事实。 他们说 ，两 名米 德尔塞 
克斯 割草者 一天所 割的草 和六名 俄国农 奴所割 的草— 样多， 并且 
尽管 在英国 粮食价 钱贵而 在俄国 粮食价 钱贱， 英国 农庄主 花半个 
戈比 ①割下 来的草 ，俄国 地主需 要花三 、四 个戈比 ^人 们认为 ，普鲁 
士国 务顾问 雅各布 证明了 在一切 东西的 价格都 便宜的 俄国， 农奴 
的劳 动力却 比英国 工人的 劳动力 贵一倍 。② 施马尔 茨根据 他自己 
的 知识和 观察， 对普鲁 士的农 奴劳役 的生产 力低作 了令人 吃惊的 
说明。 ③他说 ，很 清楚， 在奥地 利一个 农奴的 劳动力 仅仅等 于一个 
自由雇 用的工 人的劳 动力的 1/3。 这样 的计算 ，见于 一本高 明的关 
于农业 的著作 (我 曾有 幸被允 许摘用 其中的 一些片 断）， 被 应用于 
实 际目的 ，以 便决定 耕种一 定面积 的庄园 所需要 的劳动 力人数 。劳 
役 地租对 农业人 口的勤 奋努力 的不良 影响确 实非常 明显， 以致在 
奥地 利本身 ，向来 任何一 种改革 建议都 不容易 推行的 ，也纷 纷有人 
提出改 变劳役 地租的 方案和 计划， 和 在德国 北部的 一些比 较容易 
激动的 地区同 样受人 欢迎。 

劳役地 租对全 国经常 的工作 还有另 一种坏 影响： 农奴 的懒惰 


①  戈比 （kopeck) •俄 国辅 币名， 100 戈 比等于 1 卢布 

②  施马 尔茨， 《 政治 经济学 》法 语译本 ，第 1 卷 ，第 

③  施 马尔茨 ，第 II 卷 ，第 103 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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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疏忽 往往会 腐蚀那 些可能 和他们 接触的 自由劳 动者。 施 马尔茨 
说 ，“强 迫劳动 的存在 ，使人 们沾染 上懒惰 的习惯 ，凡 是由强 迫劳动 
做的工 作都做 得不好 ，在 流行这 种劳动 的地方 ，散工 以及甚 至家务 
仆役工 作都做 得不好 。” ® 这些 劳役地 租所形 成的习 惯的有 害影响 
的一 个引人 注意的 事例， 最近 发生在 德国的 北部。 一条新 路这时 
候正在 建筑中 ，它将 把汉堡 及易北 河和柏 林连接 起来; 它经 过构成 
德国 北部很 大一部 分地区 的石毛 砂地， 筑路 的材料 由那些 孤立的 
花 岗石块 供给， 这些砂 的表面 上有这 种材料 存在晕 一项出 名的地 
质学 之谜。 这 些石块 ，运到 路线上 ，由 工人 敲碎， 成 为所需 要的大 
小, 工人中 有些是 普鲁士 的自由 劳动者 ，其他 的是梅 克伦堡 地区的 
男农奴 ，这 条路经 过该地 区的一 部分。 他们按 敲碎若 干获得 一定数 
目的 报酬， 所有的 工人报 酬相等 ^ 然 而那些 男农奴 起初不 同意敲 
出 普鲁士 人通常 定额的 I/3。 工 人们被 混杂在 一起， 当局 希望那 
些 比较勤 快的工 人的榜 样和所 得报酬 会激励 那种懒 散的。 却出现 
了相反 的效果 ，男 农奴不 改进， 而其他 工人的 干劲却 看得出 地松懈 
了 ，并且 ，在 向我 提供资 料的人 (监 督筑路 工程的 英国工 程师) 对我 
讲话的 时候, 工人们 又分成 一股一 股地工 作起来 ，故 意地保 持着分 
散。 

在普 鲁士， 1S11 年以前 ，全部 人口的 2/3 由这种 男农奴 构成， 
或 者由一 种奴隶 身份的 农奴佃 农构成 ，后 者处于 更落后 的状态 。② 
在东欧 和北欧 的其他 部分， 类似的 阶级构 成更大 的一部 分人口 。在 
他们 的身上 ，或者 作为主 要人物 ，或者 作为最 基本的 工具， 负担着 

①  施 马尔茨 ，第 VII 卷 ，第 107 页， 

②  雅各布 的< 德国 > ，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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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 地可以 生产的 任务， 这是 唯一的 一种还 没有推 进到任 何重要 
程度的 产业。 社会的 这一大 部分的 生产性 劳动者 ，他 们为别 人工作 
时不愿 意始终 出力， 在自 己的份 地上工 作缺乏 技术、 资料和 精力， 
对他 们范围 内的土 地和劳 动力的 每年出 产一定 有极坏 的影响 ，会 


使 他们的 国家处 于比较 贫困和 政治上 脆弱的 境况。 这方面 损失重 
大的 程度， 和用在 军事方 面的人 力与生 命的代 价低廉 ，仅仅 部分地 
抵消。 


对 劳役的 监督效 率极低 

劳役 地租制 度的又 一项特 殊性大 大地加 重了这 种低效 率的坏 
影响， 这 似乎是 农奴劳 役的分 不开的 特性。 这种特 殊性是 松懈的 
监督 ，就是 ，地 主的 协助不 周到； 地主 由于他 们作为 自己的 领地的 
耕种者 的特质 ，必 然是 农业人 口的工 作的向 f 和指 挥者。 

俄国的 、波 兰的 、匈 牙利的 ，或 者德国 的贵族 ，当 他们没 有被本 
阶级 的特权 和习惯 所腐化 、而是 因此变 得比较 高尚的 时候， 就会不 
注意耕 作劳动 的详细 情况， 以 及或许 还要更 少地注 意节约 资本和 
使 用资本 的手段 。 •① 庄园 中生产 的种籽 由佃户 的劳动 力播种 下去， 
到时候 再由他 们把收 获的作 物送进 地主的 粮仓。 这 种过程 马马虎 
虎地反 复进行 ，到 最后 土地被 弄得非 常贫瘠 ，② 只要 还有取 得—点 
点 产物的 希望就 继续搞 下去。 这些工 作的设 计和指 挥都愚 笨和疏 


①  俄 国澉府 ，希望 补救这 最后一 项缺点 ，设立 了一家 银行， 专门为 了贷款 给贵族 
们， 用 于改进 他们的 地产的 耕作。 这一试 验没有 成功。 人 们注意 到贵族 们突然 变得比 
较爱 花钱了 ，可 是他们 的庄田 仍然是 老样子 。 斯托奇 ，第 IV 卷 ，第 288 页 

②  雅各布 的<  第一 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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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在执 行中也 是如此 。 

当然也 有例外 ，少数 个别的 地主热 心地致 力于改 进农业 这也 
许 总是会 有的。 当一 个同样 实行租 佃制的 民族占 领英格 兰的时 
候 ，征服 者的大 臣罗伯 特 • 德鲁 洛斯， 因为在 他的领 地上实 行一些 
改进而 出了名 ，这些 改进措 施的效 果卓著 ，以 致当时 的历史 家使他 
的名 字传诸 后代， 作为一 个对公 众福利 有贡献 的人。 我们 现在看 
看东 欧的各 个国家 ，会发 现少数 现代的 罗伯特 •德鲁 洛斯， 可是, 
那些贵 族地主 ，拿受 着特权 和地位 ，由 于贪图 军人和 官吏的 地位会 
带给 他们种 种利益 和习惯 而从事 于军政 工作, 对于这 一班人 ，假如 
我们期 望他们 会变成 一心一 意从事 于耕作 的人， 那 是没有 希望和 
不合 理的。 

他们还 有一个 办法， 就是 教育和 雇用能 干的和 儈得科 学管理 
的人 ，并且 ，在 几处 属于富 有地主 的大地 产上， 这个 办法做 得很细 
心, 成绩也 準好。 可是 培养和 雇用这 样的一 种人， 首 先费用 很大， 
再则是 差不多 无用， 除 非能够 大量供 给他们 资金作 为实行 他们学 
芣 的先进 制度的 手段。 这些情 况把这 样的管 理人员 所经营 齣地产 
的数 目局限 于狭小 的范围 I 并且， 仅仅考 虑大的 地区， 稳定 地应用 
于 农业的 智力和 技能之 贫乏， 以及对 满怀委 屈的广 大农民 的劳动 
使用 不当， 成为 由农奴 佃户负 责耕作 的制度 的另一 项引人 注目的 
特征 ， 


独立 自主的 人徵少 

以上 刚刚指 出的两 种情况 说明， 由于工 人的懒 惰和劳 动指导 
者的效 率低, 所以由 农奴耕 作的国 家的农 业产量 ，和 这些国 家齣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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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比较 起来， 是极 小的。 因此， 即使在 所生产 的原粮 全部在 家里消 
费掉 的地方 （由 于其他 原因， 这种情 况是罕 有的） ，在 广大农 民吃饱 
以后， 被养活 的非农 业人口 的数字 不大。 

我们已 经看到 ，普鲁 士全部 人口的 2/3 是贫下 中农。 在欧洲 
东部 的其他 部分， 和农业 没有关 系的各 种人的 数目还 比较小 ，和他 
们地区 的范围 或者人 口的总 数比较 来说。 在匈 牙利， 我们 曾注意 
到只有 3 万名 手艺人 ，而 居民有 8 百万 ，并且 ，没 有任 何地方 ，那里 
和土地 没有关 系的那 种人的 数目， 达 到在比 较好的 制度下 耕作的 
国家 中可以 见到的 标准。 

地主 可以对 佃户行 « 的权力 

劳役 地租制 度的另 一种显 著的和 重要的 影晌是 为了使 这种制 
度有 任何程 度的效 率而必 须不断 地加以 强迫， 以及 这一情 况使地 
主手里 可以掌 握专断 的权力 ，不管 租佃条 件有什 么可能 的修改 。我 
们已 经看到 ，农奴 在欧洲 各地发 展的一 个阶段 ，他们 曾经几 乎普適 
地 同时是 实际的 奴隶。 这 种极端 的事态 已经确 实有了 改变， 除了 
在俄国 一处。 可是 地主对 农奴的 权力， 通过 司法机 关的作 用而行 
使， 在那; H 贵族是 审判宫 ，所以 地主的 权力仍 然是专 断的。 只要劳 
役制度 为了任 何实际 目的而 存在， 情况很 难不是 这样。 既 然大的 
. 领 地是由 许多佃 户应该 提供的 农业劳 役耕种 ，必要 的工作 一定被 
推迟， 受到 妨碍， 并且往 往完全 停顿， 如果 向独立 的法脘 提出诉 
讼是 解决和 一个不 通干的 或难驾 驭的工 人的争 执的唯 一方式 。① 


① 参阅雅 各布的 《 镲国 > ，第 342  K， 那里 有一个 实例， 关于怎 祥使地 主的权 利 ，在 
他们 碰巧不 得不经 过法庭 的时候 ，受到 挫折。 擻 克逊人 的法庭 ，在 他们有 机会干 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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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司法权 向来是 地主们 很少肯 放弃的 （假 如曾经 有过的 
话） ，即使 在农奴 的个人 自由已 经得到 承认的 地方。 匈牙利 的贵族 
仍 然通过 他们的 官员行 使刑事 的和民 事的裁 判权。 甚至在 德国， 
那里一 般政府 的权力 已经有 较大的 发展， 劳 役地租 制度腐 败解体 
的程度 较深, 整个国 家到最 近为止 属于领 地的法 庭很多 ，都 是分开 
的 并且设 立的机 构非常 之多， 以致其 中有些 所谓法 庭的管 辖权据 
说只包 括一所 住宅， 和屋檐 滴水标 志的一 条线范 围以内 的地方 。② 
在君 主和大 地主的 地产上 ，这种 权力通 常由总 管执行 ，他们 作为佃 
户或者 管家负 责管理 领地。 

在欧洲 的西部 ，例如 在法国 ，贵族 的骄傲 以及政 府的纵 容或者 
懷惰 ，使得 这些法 庭仍然 存在， 尽管耕 种者和 地主之 间改变 了的关 
系 早已使 这种法 庭没用 ，可 是在欧 洲的西 部却真 的少不 了它们 ，并 
且 ，在 君主充 分注意 到这‘ 渺小的 法庭不 方便时 (他 们似乎 不总是 
这样） ，他们 也不敢 剥夺地 主们所 有的对 佃户的 权力， 同时 他们的 
领地还 有很大 一部分 完全用 劳役地 租维持 生产。 地 主的这 种管辖 
权 的有用 之处非 常自然 地伴随 着劳役 地租的 存在， 以致我 从文件 
中看出 ，在 丹麦领 地的某 些部分 (那里 对这些 地租已 经普遍 实行了 
折合） ，地主 们曾自 动地向 君主提 出完全 放弃他 们的司 法权。 

但是， 一个 农奴， 如果还 有人有 权利要 求他提 供时间 和劳动 
力 、而这 种权利 又是由 提出要 求的人 来解释 和执行 ，那 末， 他 最多. 
只 能算是 半个自 由民， 即使这 时候他 已经不 完全是 奴隶。 


和钿 户的纠 纷时， 似乎被 英国法 脘因此 受人尊 敏的那 种维护 自由的 傾向所 躯使， 并且, 
他们在 处理问 题中似 乎也很 有我们 自己的 一些法 律程序 的碑明 之处。 

② 霍 奇斯金 ，第 VII 卷 ，第 6 页。 在 汉诺佛 ，这些 激小的 祖传法 庳已经 度除， 可是迟 
至 1819 年 ，皇 家領地 上仍然 有最少 160 处地方 法庭， 此 外还有 那些肩 于 个别地 主和厲 
于械 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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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 的权力 和影响  • 

农奴在 他们的 租佃条 件经过 各种修 改之下 总是受 地 主的支 
配， 这必 然使极 大的权 力和影 响掌握 在地主 集团的 手里。 土地所 
有者 本身可 以享有 程度大 不相同 的政治 自由。 我们 可以注 意到， 
他们完 全对君 主无所 畏惧， 过 着波兰 贵族的 那种肆 无忌惮 的放纵 
生活； 或者， 当他 们和别 的国家 在一位 强大的 君主之 下联合 起来， 
像 在匈牙 利那样 ，还 能保持 他们这 个阶级 的特权 ，享 有一定 程度的 
独 立自主 ，政 府不敢 随便惹 动它， 尽管要 压倒它 也许是 可能的 。或 
者， 像在俄 国那样 ，我们 可以看 到他们 的处境 如此， 以致用 法律限 
制君 主的权 力是没 有人想 到的。 在所有 这些不 同的情 况下， 贵族 
对人民 大众的 权力还 是造成 一种道 德上的 影响， 一 般的政 府一定 
会感 觉到， 并且， 如 果不服 从它, 也 必须在 一定程 度上予 以照顾 。由 
于这种 影响， 甚 至俄国 皇帝的 专制政 府也受 到一种 未公开 承认的 
可是强 有力的 抑制， 足以显 出它和 亚洲的 专制政 治不同 ，确 保种种 
形式 和习惯 可以发 挥有益 的支配 作用， 甚至 可以为 怪癖和 不公道 
规定 适当的 限度。 在 这种占 用土地 的方式 的害处 之中， 这 一项政 
治影 响必须 辨别出 (在 作用于 一个 强有力 的一般 政府的 时候) 它是 
人民的 利益的 源泉， 这些利 益是重 要的， 虽然 不是十 全十美 
的。 它 许多世 纪以来 在欧洲 的一大 部分避 免了无 限制的 专制政 
治。 

随着 一般的 政府变 '得 衰弱， 这种 贵族的 影响当 然会表 现得比 
较 活跃和 占 优势, 然 后没有 疑问就 有一些 事例， 说明 它成了  一种国 
家的 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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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国家 的政治 组织中 缺少人 民大众 的影响 

不 依赖土 地的各 种人的 数目少 ，重要 性小， 任何一 个阶级 (像 
我 们的农 庄主) 不在土 地现场 这一情 况本身 ，农 奴们 凄惨地 依赖地 
主， 这些 使得劳 役地租 流行的 国家的 组织中 一个第 三等级 的任何 
真正的 影响完 全不起 作用。 这 样的国 家的政 府必须 由君主 与贵族 
分享 —— 可能分 得很不 平均； 他 们在不 同程度 上互相 控制， 可是公 
众的权 力只能 以他们 的联合 权力为 基础。 回撕 我们自 己国 家的历 
史， 我们注 意到， 虽然一 种类似 的制度 在英国 流行， 缺少任 何有能 
力 的第三 等赛， 使我们 的政府 成为君 主政体 和地主 贵族政 治的一 
种 拙劣的 混合物 ，在 剧烈地 斗争， 每一 方钸想 要到时 候消灭 对方。 
正是这 同样的 缺少一 个第三 等级， 使 得要在 许多国 家中建 立真正 
英 国式的 宪法非 常困难 ，我 们最近 曾着到 常常有 人试图 这样做 。东 
欧的 人民要 能建立 自己的 政府， 其关 键内容 真正像 英国的 政府那 
样 ，首 先必须 经过一 段时间 ，以 便把一 些大不 相同的 成分引 进它们 
的社 会因素 。到 那时候 为止， 我们还 会看到 一些君 主和贵 族更多 
的好心 好意的 尝试在 失望中 结束。 当社 会经过 了必要 的变化 ，我 
们可 以大胆 预言， 农奴 地租将 被替代 而不复 存在, 除 了也许 以某些 
过时 的形式 和名称 出现。 这 些过时 之物， 像 英国的 登录不 动产保 
有权 那样， 其中所 有的生 气和力 量已经 消失。 

什么东 西决定 劳役地 租的數 S 

农奴 地租或 者劳役 地租的 价值， 地主从 分配给 农奴的 土地上 
得到 的利益 ，部分 地决定 于所取 得的劳 动力的 数童， 和部分 地决定 
于使用 这些劳 动力的 本领。 因此， 地 主可以 增加他 的农奴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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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 地租, 或者通 过向他 们取得 更多的 劳动力 ，或 者通过 更有效 
益 地加以 使用。 

如 果农奴 不得不 提供更 多的劳 动力， 他 实际上 是被压 到更辛 
苦和 更卑贱 的地位 ，他干 活变得 更勉强 、更 懒散 和效率 更低， 地主 
从增加 的劳役 中所得 无几, 社会通 过地租 增涨毫 无所得 ，因为 ，如 
果 地主保 有的土 地受到 额外的 培养， 那 些由农 奴保有 的土地 ，因为 
抽出了 一部分 劳动力 ，一 定耕得 比较差 。增加 农奴占 有的土 地的地 
租的 第二种 方法, 更 有技巧 和更有 效益地 使用佃 户的劳 动力, 不会 
带来什 么损害 。这 会使国 家的收 入毫无 疑问地 增多。 地主们 占有的 
土 地生产 较多的 东西， 而 农奴们 占 有的土 地生产 的东西 不减少 。可 
是地主 作为一 个集团 不适宜 于促造 农业的 科学， 或 者改良 它的经 
营 方法的 细节， 因此这 种增加 农奴占 有的土 地所提 供的地 租的方 
式是罕 有的。 如 果指望 它作为 地主阶 级的收 入广泛 增加的 来源， 
那会是 空想。 

从 劳役地 租改为 产品地 租总是 可取的 

—切 想要向 农奴强 取越来 越多的 劳动力 用来增 加劳役 地租的 
企 图都是 空想的 性质， 以及地 主作为 一个集 团对于 通过更 好地使 
用 农奴应 该提供 的劳动 力来增 多收入 这项工 作抱有 反感， 使我们 
断定 ，以产 品地租 或者货 币地租 来替代 ，是可 以大大 地和长 期地增 
进农 奴主人 的利益 的唯一 步骤。 看了欧 洲东部 当时的 情况， 而不 
看 到地主 们本身 怎样深 刻地感 觉到这 一点， 那 是不可 能的。 监督 
农业操 作这项 任务使 人厌倦 ，效 果难以 确定， 以及地 主和佃 户的关 
系 的负担 沉重 的性质 ，使 得他们 在无论 什么地 方都渴 望改变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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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些动 机以外 ，我们 还必须 加上： 第〜 ，某 些地区 中农奴 的规定 
权利逐 步増加 到世袭 占 有他们 的配给 土地， 这使得 他们成 为更加 
难以 驾驭的 和对主 人利益 更少的 佃户； 再则还 有西欧 的榜样 ，这是 
东 部的地 主们所 熟悉的 ，西欧 向他们 介绍一 种地主 ，那 些人 摆脱了 
自己 产业的 管理问 题给他 们带来 的几乎 所有的 熵恼和 困难。 对于 
地主 们希望 变革的 心情， 一些政 府热烈 赞成。 想要 把政府 的权力 
和保护 扩大到 广大农 民身上 ，并提 髙他扪 的效率 ，以 及通过 这样做 
而増 加国家 的财富 和财政 来源； 这种 愿望曾 导致许 多君主 总是愿 
意合作 ，往 往还带 头结束 农奴个 人的依 赖状态 ，并修 改他们 的租佃 
条件 。在君 主与地 主们受 明显的 利己心 支配的 这些原 因以外 ，我们 
必 须加上 其他一 些给他 们的品 奋和时 代増添 光彩的 动机， 怀疑这 
种动机 的存在 ，只 是假 装一种 冷酷的 智慧， 也就是 ，地 主方 面一种 
慈善 为怀的 愿望想 要提高 人数最 多的、 应该 由他们 负责照 顾的一 
个阶级 的生活 状况， 以 及地主 们不喜 欢自己 的周围 尽是一 种可怜 
的依 赖别人 的人， 他们的 堕落和 苦难， 反映 对地主 本身的 一种耻 
辱。 这些 心情已 经产生 了关于 劳役地 租问题 的澉动 不安， 此刻正 
在 欧洲流 行劳役 地租的 很大一 部分地 区发生 作用。 从俄国 的皇家 
土地 ，经过 波兰① 、匈 牙利 和德国 ，在上 世纪以 内或者 现在， 有许多 
计划在 进行中 ，或 者立刻 或者逐 渐地废 除租佃 制度, 或者大 大地改 
变它 的影响 ，并改 进它的 性质， 并且， 如果国 家或者 地主们 的愿望 
或 权力能 够废除 这个制 度并代 以一种 较好的 制度， 它将从 欧洲的 


① 在牛 津大学 贝利奥 尔学院 的伯内 特先生 的著作 《 对波兰 现状的 一种看 法>  中 
(以 前已经 引用过 几次） ，读 者 会看到 关于波 兰农民 那种令 人厌恶 的道徳 堕落状 态的一 
些稀奇 古怪的 详细叙 述* 该书作 者普在 一个波 兰人家 当过家 庭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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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 消失。 但是 ，农奴 的实际 贫困以 及劳动 习惯的 退化， 给任何 


全面的 和突然 的广泛 变化带 来难以 克服的 障碍。 在 他们的 不完美 
的文明 和半野 蛮的疏 忽中， 由于有 了必要 ，地 主们自 己不得 不种植 
他们 一家人 将赖以 生存的 产物。 这种必 要性还 存在； 佃农 们还不 
成熟' — 有 些时候 ，不比 他们在 1000 年前成 熟多少 ~ — 还 不能把 
生 产和缴 ，纳产 品地租 的责任 委托给 他们。 可是， 既 然不同 地区以 
往 的发展 和实际 的情况 不同， 它们适 应目前 变化的 能力在 性质上 
和程 度上都 不同。 因此， 在关 于改变 农奴佃 户和地 主的关 系的计 
划中， 可以看 到很多 不同的 东西。 这种 多样化 的情况 ，表现 在玛丽 
亚 •特里 萨的敕 令中， 表现在 把利沃 尼亚贵 族的意 见订成 律例的 
法 令中。 这些步 骤所产 生的改 进是可 贵的， 如果它 们为比 较先进 
的社 会中各 有关方 面都想 望的两 项重大 措施铺 平道路 的话， 也就 
是 ，第一 ，普 遍地把 农奴的 配给地 上应缴 的地租 折合为 产品， 然后 

t 

在地 主自己 占有的 领地上 建立一 种佃农 制度， 能够 解除他 们的耕 
种 任务， 而缴 纳产品 地租或 者货币 地租。 可 是这些 结果是 困难的 
和遥 远的。 在英国 这种变 化实现 的方式 ，是最 不费力 的和稳 健的。 
它是许 多世纪 发展的 结果， 它 不知不 觉地就 发生。 我们熟 悉的那 
种农 奴逐渐 地具有 登录不 动产保 有权者 的性质 ，缴纳 固定的 捐税， 
这些捐 税又慢 慢地被 折合为 货币。 在此 期间， 自由 人口的 发展增 
加 了雇佣 劳动者 的人数 ，由 于他们 的帮助 ，地 主们不 用农奴 劳动力 
就可 以耕种 领地， 一个中 间的农 业资本 家阶级 的增多 和逐渐 繁荣， 
在 经珲一 段时间 以后， 提供了 一批人 适合于 完全解 除地主 经营农 
业的 责任， 使他 们能用 从国内 商业増 长以及 非农业 阶级为 他们的 
产品 提供的 市场中 得来的 钱缴納 地租。 一个 和这个 相似的 过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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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在德国 西部进 行着， 虽然在 那里还 远远没 有完全 结束。 被奴役 
的农奴 已经成 为有固 定劳役 的自由 农奴。 这 些农奴 在逐步 变成贫 
下中农 ，他 们的 劳役被 折合为 产品或 者货币 ，少数 几个① 自 由劳动 

者存在 ，被自 种领地 的地主 所雇用 ，在 这些领 地上一 种新的 佃户有 

、 

时候开 始取得 所有权 ，垫 出必要 的资本 ，缴 付货币 地租， 使 土地所 
有人不 须参加 任何一 份耕种 工作。 

在 此期间 ，更 东面的 国家的 统治者 和地主 ，看到 这一过 程在他 
们自己 那里简 直还未 开始， 并知道 这也许 需要几 百年才 会完成 ，难 
怪他们 对于自 己 的进步 过程这 样迟缓 感到不 耐烦， 决心要 预先防 
止目 的不明 确的变 动进展 缓懊。 

普鲁士 政府以 这种精 神采取 了非常 果断的 和广泛 的措施 。在 
普鲁 士的很 大一部 分地区 ，农奴 们曾取 得规定 的权利 ，或者 可以世 
袭占有 他们的 配给地 ，或 者可 以终身 占有； 这 些权利 ，虽然 还有缺 
陷 ，却 使得明 显的改 变难以 着手。 随意地 宣布农 奴仅仅 是悃户 ，会 
显 得非常 苛刻， 或许不 可能大 规模地 这样做 而不引 起暴力 行为和 
骚动。 宣布他 们是所 占用的 土地的 业主， 对 土地所 有人的 正当要 
求不 公道。 政府采 取了中 间路线 。 Mil 年易 北河以 东的劳 役地租 
被 禁止， 并决定 那些已 经取得 对配给 地的继 承权的 农民应 付给地 
主 产品的 1/3, 那些仅 仅有本 人终身 占有权 利的应 付给地 主产品 
的一半 ，农民 应自筹 资金并 负担一 切费用 和捐税 。② 

这些 地租是 重的： 产品的 一半、 佃户提 供资金 并负担 一切费 

①  他们 的人数 确实很 少。. 

②  关于 这神普 遍折合 的条件 ，已 经发表 了各种 不同的 说法。 然而， 曾任费 鲁士国 
王 顾问和 在柏林 任法学 教授的 施马尔 茨必须 被认为 是没有 疑问的 权威。 施 马尔茨 ，第 n 
卷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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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在 欧洲是 最重的 地租， 除 了那不 勒斯的 分成制 伯农所 付的地 
租 ，他 们的土 壤和普 鲁士的 沙地不 能相比 ，实 际上其 生产力 之高和 
容 易耕种 的程度 是别处 都比不 上的。 难怪有 些农奴 不愿意 接受这 
种 办法， 虽 然它解 除了他 们实际 的奴役 ，① 并保证 了他们 的所有 
权。 

这种办 法有两 个重要 目标: 改善农 民的生 活状况 ，以及 在地主 
中促进 优良的 农艺。 它 的近期 的效果 曾经是 把国家 的地面 分给一 
种必 须缴纳 沉重地 租的小 业主， 和一批 耕种自 己的领 地的大 地主。 
农民 的生活 状况最 初会有 所改善 （假 定他 们不会 被地租 压垮） ，是 
十分清 楚的， 但是他 们将来 的发展 值得忧 虑。 他们 的处境 恰恰是 
那种使 他们想 要增殖 人口的 情欲② 受到 抑制最 少的， 这些 抑制性 
的动机 和愿望 能够控 制高级 的或者 比较文 明的人 的增多 ，并且 ，如 
果不及 时防止 他们的 配给地 被分成 太多的 小块， 他 们就可 能在很 
少 几代人 的时期 内成为 比他们 的祖先 作为农 奴更加 困苦， 而且肯 
定是 在困苦 中更没 有希望 和没有 办法， 因为 他们将 没有地 主可以 
作为求 助的对 象。 同时一 种自由 劳动者 将毫无 疑问成 长起考 ，在 
他们的 帮助下 地主们 在 他们领 地上实 行一种 较好的 耕作方 
法， 可是他 们仍然 必须提 供资金 、经营 管理和 科学， 而且在 其中的 
头两 项方面 ，我 们担心 ，作 为一 个集团 ，他 们会总 是能力 不足 。他们 
必须比 以往由 农奴帮 助耕作 时垫出 更多的 现金， 这 一情况 将增加 
他们的 困难， 并增加 他们失 败的可 能性。 毕竟 ，耕种 的工作 对他们 

①  个人奴 役在法 律上从 1810 年 11 月 10 日起 已经不 存在。 施 马尔茨 ，第 II 卷 ，第 
103 页。 

②  人 n 会以 极离 速度增 多的嫫 向， 说明这 些优虑 不是出 于想象 的# 参阅 推各市 
的《 第二 次报告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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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 宜的。 他们 的目标 永远不 会完全 达到， 除非有 -种 佃农出 

0 

现， 能够垫 出必要 的资金 和承担 一种货 币地租 3 这 些可能 在普鲁 
士 慢慢地 出现， 即使在 那儿比 在某些 周围的 国家中 应该出 现得不 
是那 么慢。 已 经相当 明显， 广大农 民不会 富裕得 可以垫 出必要 fe 
资金和 承担一 种货币 地租， 因 而这些 必须从 其他阶 级当中 浦现出 
来。 这些 险级的 比较人 数和共 同财富 都少， 并 且他们 能够 成为一 
个幅员 广大的 国家的 全部领 地的农 场主的 过程， 确 实-定 是缓慢 
的。 

在此 期间， 德 国各部 分之间 在这方 面会有 重大的 差别。 不是 

作 为代理 人而是 作为佃 户占有 土地的 那种代 理人， 在某些 州里已 

经 普通， 在 另一些 州里人 们却几 乎还不 知道。 那些 地区当 然会由 

于变动 得迟缓 而得利 最快和 最多， 这 些变动 正在适 应它们 现在所 

处的 环境， 并 为一种 新的和 较好的 事态提 供某些 因素。 其 实际变 

化 不是由 自发的 进步作 好准备 的那些 地区， 恐怕有 一个时 期会使 

那种 好心好 意的希 望赶快 改进的 政治家 大大地 失望； 实际 上他们 

的 力童还 不充足 ，不能 稳步前 进^ 

* 

然而 ，丢开 个别的 事例， 而 观察在 欧洲大 部分地 区到处 仍然占 
优势的 全部劳 役地租 ，或 是完整 的或是 处于解 体的不 同阶段 ，那就 
十分 明显， 必须 再过很 长一段 时期， 那些蔌 的社会 要素才 可能完 
备 ，较好 的事态 才可能 成熟， 那时候 这种租 佃方式 最后一 定会出 
现。 因此， 古老的 农奴地 租制度 ，方 式有所 改变， 可 是影响 持久不 
变， 会使 这种方 式的特 征留存 在那些 慢谩地 从它的 腐朽中 发生出 
来 的不完 善的制 度上。 东 欧未来 的发展 、财富 的来源 和力量 ，以及 
社会制 度和政 治制度 所有的 要素， 将 继续主 要地受 着地主 与土地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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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 者的关 系中现 在发生 的逐渐 变化的 影响， 这些 关系长 期以来 
构成社 会赖以 维系的 结合力 ^ 然而， 地球上 最重要 的地区 的这较 
大一 部分的 发展， 在几 代人的 时期中 一定是 一种使 人深感 兴趣的 
景象。 对我们 是这样 ，对 欧洲近 邻以及 所有的 国家都 是这样 ，实际 
上我 们长期 以来在 欧洲文 明的发 展过程 中保持 领先的 地位。 我们 
看到 占有我 们这部 分地球 的东部 和北部 的广大 人民， 充满 着一种 
新的 生气和 力量， 开始 获得清 新的才 智和一 种比较 不受束 缚的干 
劲， 以及 更有效 率地发 挥他们 的庞大 国土的 精神上 和物质 上的潜 
力。 他们 已经在 欧洲取 得一种 地位， 和他们 的自然 资源的 范围似 
乎相称 ，向来 是现代 世界文 明的仓 库的那 些国家 的命运 ，将 来和这 
些强 大邻# 的发展 历程一 定会引 起的事 件有分 不开的 关系。 我们 
不 能不看 到那种 历程的 方向决 定于劳 役地租 制度中 现在和 将来的 
变动； 并且， 确实是 为了这 个原因 （如果 不是为 了其他 原因的 话〉， 
那个 制度应 该受到 所有的 可能致 力于说 明“地 租”的 性质、 并考察 
它 对不同 国家的 特性和 命运的 影响。 

确实， 有些人 珍视所 谓政治 经济学 ，主 要地因 为它使 能看出 
周 围的物 质环境 怎样发 展或者 影响他 的道德 品格， 这些人 会从还 
要更 高的水 平上热 心于找 出一种 制度的 影响， 这个 制度产 生于那 
种 共同的 需要， 它在各 个国家 的成长 中有很 长一个 时期把 人口的 


① 在最 初写下 这些话 的时挨 ，我还 没有着 到雅各 布先生 的< 第二 次报告 》， 从那时 
候起这 项报告 已经用 一种适 合于普 遍发行 的形式 出版。 这位先 生最近 曾到现 场来过 ，用 
极 其敏锐 的和富 有经验 的眼光 考察了 东欧农 业地区 的实际 情況和 可能的 发展。 他得出 
的 结果和 我大胆 地根据 一种比 较模钿 的和一 般的对 他们的 环境的 知识所 得出的 结果非 
常 相似。 劳役地 租的影 响仍然 占优势 i 地主们 普遍缺 乏资金 ！ 农民耕 种者， 自从 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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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 束缚在 自己耕 种的土 地上; 这种 制度， 世代相 传地实 行了很 
久 ，已经 在人类 中这样 大的一 部分人 的政治 、理 智和 道德面 貌上留 
下了 它的特 殊痕迹 。① 


地主的 依所关 系的奴 役性戒 少以后 ，人 数迅 速增加 *20 年来 从普鲁 士政府 的强有 力的措 
施中产 生的对 农业以 及社会 总的构 成的撤 弱的有 利影响 I 旧的 耕 种制度 中一切 突然变 
化 到处都 会遇到 的困难 I 欧 洲东部 的未来 发展， 由于人 们在作 出种种 努力， 将来 在类似 
的 情形下 出现的 时候， 似乎 很可能 不会比 在我扪 这个国 家里快 得很多 ，这 些都是 可以非 
常满意 地归功 于雅各 布先生 对当地 的知识 和根据 的问超 可以支 持我在 这 里已经 埯山来 
的那些 意见。 参阅 < 第二次 报告: K 散见 书中各 处）， 特别是 140 页和以 下各页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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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分成制 伯 农地租 


芬 i 制悃 农是一 种农民 佃户， 他 们用劳 动力从 土地上 取得自 
己的 工资和 生活。 他们缴 纳一种 地 租给土 k 所有 人， 从这个 
土 地上他 们取得 粮食。 地 主除了 i 纟 i 佃农居 住生活 在那里 的土地 
以外 ，还 供给农 具和牲 畜等帮 助他的 劳动。 因此 ，人 们可以 认为缴 
给 地主的 报酬由 两个不 同部分 构成： 一部分 是农具 和牲畜 等资本 
的利润 ，另一 部分是 地祖。 

垫出的 资本通 常数量 不大。 其内 容包括 种籽， 一些粗 糙的工 
具， 农民制 造的其 他工具 的原料 ，土地 本身提 供的可 以由他 用于其 
他方 面的那 种原料 ，建 筑木材 、石料 等等， 并 且有时 候包括 一些耕 
畜 。如果 没有土 地的生 产力以 及泥土 的作用 的帮助 ，这 种资 本一定 
会或 者完全 不够用 于长期 维持任 何工人 的生活 ，或者 ，改变 为某种 
其他 形状， 就 会能够 暂时维 持很少 的人。 然而， 当 用来帮 助土地 
的 特殊能 力时， 这少量 的资本 就足以 使人数 很多的 劳动者 集团长 
期维 持他们 自己； 并 且在他 们的劳 动产品 中地 主分享 一份。 拥有土 
地因 而使他 能取得 的产品 （没有 这土埤 他就不 可能取 得）， 是国家 
的劳动 力的年 产品中 归于他 (作为 土地所 有者〉 的一份 。这是 地租。 
其 余的是 利润。 在文 明比较 先进的 阶段， 在 各个特 殊情况 下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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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地 主从分 成制农 场取得 的收入 中地租 占什么 比例， 利 润占什 


么 比例。 在较 为原始 的阶段 ，就比 较困难 ，可 是我们 以后将 有机会 
谈 到这个 问题。 

这样一 种佃农 的存在 说明， 和产 生农奴 地租的 那种境 况比较 
起来 ，人民 大众有 了一些 进步。 他们受 人信托 ，担负 起为地 主提供 
食粮 和每年 收入的 任务， 而不需 要地主 监督或 者干预 他们的 工作。 

那末 ，分 成制佃 农在本 领和品 格方面 一定比 农奴高 明一些 ，农 
奴只有 在地主 的直接 控制下 劳动时 ，地 主才能 有把握 地依赖 他们， 
因此， 他 们的地 租不是 用产品 而是用 劳役缴 付的。 可是资 本和生 
产工具 由地主 垫出， 以及把 耕种工 作完全 交给实 际劳动 者安排 ，仍 
然显示 当时还 没有资 本家这 个中间 阶级； 还 没有人 能够从 自己的 
积 累中预 先垫出 劳动者 的食粮 以及帮 助他们 劳动的 工具； 并且因 
此他们 自己负 起指挥 农业的 责任。 所以， 分 成制佃 农这种 制度表 
明一 种社会 状态， 和流行 农奴地 租的社 会比较 起来， 是 先进的 ，和 
那 种已经 出现的 由资本 家缴付 地租的 社会比 较起来 ，是落 后的。 

这 种分成 制正在 世界上 许多不 同部分 兴起， 有 时候附 加在我 
们 已经评 论过的 农奴地 租制度 上一起 研究， 更多的 时候是 附加在 
我 还待考 察的印 度农民 地租制 度一起 。然 而在欧 洲大陆 的西部 ，在 
意大利 、萨 沃伊 、皮德 蒙特、 the  Valteline、 法 国和西 班牙， 单纯的 

分成 制佃农 是最普 通的， 正是 在这一 点上它 们非常 明确地 影响耕 
种的制 度以及 社会上 不同等 级之间 的重要 关系， 这 些制度 和关系 
发源于 土地的 占用。 它 们是由 罗马人 引进那 些一度 是罗马 帝国省 
区的 国家， 为了找 出它们 在欧洲 的根源 ，我们 必须暂 时回头 看看传 
统 的古老 国家。 


第二节 分成 制佃农 在希腊 

希腊, 在它最 初为可 靠的历 史提供 资料时 ，大部 分是分 成小块 

财产， 由地主 的劳动 力耕种 ，而由 奴隶的 劳动力 协助。 可是 在我们 

* 

还 未看到 这种情 况怎样 导致实 行分成 制地租 的经过 以前， 应该指 
出 ，即使 在那个 时代已 经成为 古老过 时的一 种制度 ，在 希腊 的许多 
地 区仍然 可以看 到它的 遗迹。 

来自其 他国家 的入侵 (关于 这方面 的详细 情况， 学术性 的争论 
没有 结果） ，在 人类还 未有可 靠的历 史纪录 以前， 已 经使希 腊的一 
些 个别地 区充满 了外国 主人。 这些人 ，至少 在某些 情况下 ，发 现原 
有的 居民熟 悉农业 ，这种 辛苦的 劳动他 们不愿 意参加 (或者 本领不 
够)。 因此 ，他 们把农 民改造 为一种 特殊的 佃农， 和 近代欧 洲的农 
奴佃户 在这一 方面不 同：虽 然隶属 于土地 ，是一 种土地 奴隶， 可是 
他们缴 纳的不 是劳役 ，而 是产品 地租， 并且, 在一些 值得注 意的实 

例中， 不 是属于 个人， 而 是属于 国家。 这些 佃户在 克里特 被称为 
Per ioeci , Mnotae ,  Aphamiotae； 在拉 科尼亚 被称为  Perioeci  和 

Heloi; 在 阿蒂卡 被称为 Thetes 和 Pelatae; 在 塞萨利 被称为 Penes- 
tae, 以及 在其他 地区用 一些别 的名称 。① 

① 这 里关于 早期希 腊特有 的租佃 制度的 简述， 也许 可能写 得更广 泛和更 精确一 
些。 也 许可以 在许多 其他地 区中加 以回拥 ，并且 可以说 出各种 等级的 人之间 的区别 | 可 
是这个 问《 ，如果 不进行 很长的 讨论， 或者不 把实际 是仅仅 猜篱的 东西简 单地作 为亊实 
来说 ，就 会难以 深入。 有些 人可能 要追拥 到原始 证据， 作为 关于这 个问埋 的各种 结论的 
必要 根据， 他们可 以参阋 鲁恩肯 编辑的 《 提麦奥 斯的柏 拉田词 典>  中关于 和 
neveaxiKo^j 这 两个字 的注解 ，这 两个注 解有关 拉科尼 亚和克 里特的 制度， 附在 格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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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悃农在 克里特 必须向 政府缴 纳产品 地租， 这使得 该岛的 
立法 者能够 在各个 地区设 立公共 餐桌， 自由 民和他 们的家 属可以 
免 费就食 。① Lycurgus 在 拉塞达 蒙成立 或者改 革了这 种机构 ，由 
奴隶劳 动的产 品供给 >  并且， 凡是能 够看到 公共餐 桌的踪 迹的地 
方, 至少这 些餐桌 可能是 由一种 类似的 佃农供 给的。 

在阿 蒂卡, Thetes 或者 Pelatae (这种 佃农在 那儿的 名称) 的存 
在 ，对国 民的一 般习惯 并不发 生这种 影响， 不 像它在 克里特 -斯巴 
达和其 他的多 里亚国 家那样 。当他 们由索 伦恢复 了个人 自由时 (虽 
然不 是恢复 公民的 政治权 利）， 这个改 变没有 产生引 人注目 的结 
果 。② 

确实 ，只须 略微注 意一下 ，就 可以 看出他 们过去 在雅典 人当中 
存在； 他 们的境 况现今 或许已 经无法 研究。 MoPt-n 似乎是 随便使 
甩的 名称, 对作为 地租缴 纳份额 以及由 Tbetes 留用 的份额 都是这 
样。 地租 通常是 产品的 1/6, 所 以它的 名称是 纟 KTTlH^PLOl, 有些时 
候是 1/4, 这 种地租 就叫做 TexpaXi^eiVo 塞 萨利的 Penestae 是一 
个相似 的佃农 集团。 除 了这种 特殊的 佃农③ 占用的 地区以 及属于 


编的 亚里斯 多德的 《 政治学 >中； 并且待 别是米 勒的详 尽的关 于多里 亚国家 的历史 ，一 
茚很有 价值的 著作， 英 茵公众 不久可 以看到 这部书 的译本 （塔 夫内尔 和 刘易斯 公司出 
版 h 在提到 最后两 位德国 作家时 ，也许 应该说 一句， 有一、 两点我 的看法 和他们 的结论 
不同 。 这些在 s 附录 ”里部 简短地 说到了 • 

① 亚里斯 多德的 （政治 学> ，第 II 卷。 

© 然而， Boerfch 的意见 似乎是 ，在 阿蒂卡 历史上 某一个 时期， 它的 领土上 所有的 
耕种 者都*  Thetes (第 一卷 ，第 250 页 ，英文 本）。 他们 也许是 这样， 可是， 我认为 ，不可 
能读了 色诺芬 （希腰 哲学家 、历 史家， 公元前 431—350 年） 的《 大事纪 》 而 不觉得 相信在 
他的时 代这种 亊态的 记忆本 身已经 消逝。 Thetes 在 久已不 是它的 唯一的 耕种者 之后还 
继续 作为一 个阶 级在国 内存在 ，如 果他以 往曾经 是这样 的话^ 

③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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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的土 地以外 （后 者似乎 常常按 货币地 租订约 租赁若 干年〉 ，希 
腊的土 地很普 遍地由 自由 良拥有 ，利用 奴隶的 帮助， 耕种小 规模的 
产业。 

奴隶 很多。 像希腊 人那样 分布在 粗野的 自由民 的小部 落里的 
人 ，周 围是一 些类似 的部落 ，他 们大概 显示出 世界上 见到过 的人性 
中最高 度的好 斗性。 人们往 往说得 不错， 在 这样的 一神社 会状态 

中， 家仆 奴隶的 出现表 明举止 态度变 得温和 得多。 当武士 民族发 

* 

现了 怎样可 以使俘 虏的劳 动力有 助于他 们自己 的舒适 享受时 ，他 
们 就把俘 虏保留 下来。 在未 曾发现 这种方 法以前 ，他 们处死 俘房。 
在北美 印第安 人中, 没有一 个人的 劳动力 会养活 他本人 而有余 ，在 
一个奴 隶身上 得不到 利润; 所以 ，除非 这个俘 虏被选 作儿子 或者丈 
夫这个 角色， 担负起 保护和 养活一 个失去 了家长 的家庭 的任务 ，他 
总是被 杀掉。 波 斯边境 上的鞑 靼人屠 杀所有 的落到 他们手 里的真 
实信徒 ，而 保留所 有的异 教徒和 不信宗 教者， 因为 他们自 己 的宗教 
禁 止他们 使真实 信徒当 奴隶， 并允许 他们随 意使用 或者卖 掉一切 
其他的 俘虏。 

希腊 人用他 们在频 繁的战 争中获 得的俘 虏做各 种卑贱 的和费 
力 的工作 ，并且 ，认 为这 种工作 没有# 隶就不 可能有 人担任 的想法 
非常 普遍， 以致连 他们的 最敏锐 的哲学 家似乎 *(决 不怀疑 这种想 
法的正 确性或 者是否 公道。 亚 里斯& 德说， 一个国 家由许 多家庭 
构成， 而一个 家庭必 须包含 有自由 民和奴 隶才是 完全的 ，① 并且， 
在选 择他认 为最完 善的和 最能导 致人类 幸福的 政府形 式中， 他主 


①  < 政治学 〜 第 I 卷 ，第 3 章。 


56 


第一卷 地租 


张他的 领土应 该由不 同种族 的和没 有志气 的奴隶 耕种， 这样 
的人可 以对劳 动工作 有用， 以及 靠得住 没有任 何要造 反的意 
向。 ① 非 洲的情 况现今 在这一 方面很 像当时 希腊的 倩况。 有一 
个 晚近的 旅行家 曾对一 位非洲 的首领 说明在 英国没 有奴隶 .他 
的 对方听 着就大 声说， “没有 奴隶， 那末 你们要 用仆人 时怎么 
办?” 

在 希腊， 耕种的 劳动最 初是由 主人和 奴隶分 担的。 在 产业小 
的 时候一 定总是 这样； 因 此在拉 齐奥是 这样。 辛辛 纳特一 定会在 
他的 四英亩 土地上 挨饿， 假如 他曾信 赖奴隶 们可能 从这块 地上取 
得的 产品， 而 不亲手 扶犁。 可是随 着文明 在希腊 前进， 产 业扩大 
了。 业主留 恋城市 I 在 那里深 得人心 的政府 提供积 极的工 作给人 
做 ，有 _心 壮志的 目标使 人向往 ，同时 对那种 懺惰和 骄奢淫 逸的人 
供给种 种娱乐 ，由人 们的兴 趣和才 智使其 更加引 人入胜 ，好 像是仅 
仅属 于那个 时代和 那种人 似的。 这种 娱乐和 消遣使 得希腊 的许多 
领导人 物迷恋 不醒， 甚 至不肯 抽出一 点必要 的时间 和精力 来指挥 
自 己的家 庭奴隶 。© 仍然亲 自管理 农场的 那些人 ，一 定觉得 这项工 
作难做 和有危 险。 色诺 芬遗留 下一幅 精确的 关于希 腊有身 份的人 
怎 样耕种 自己的 地产的 描绘。 在《 大事纪 >的 一段对 话中， 苏格拉 
底叙 述他和 伊斯霍 马胡斯 的一次 谈话， 此人， 所有的 男人和 女人、 
外国人 和本国 公民都 承认， 是个 有成就 的和善 良的人 。伊 斯霍马 


①  亚里斯 多德的 《 政治学 > ，第 VII 卷 ，第 10 聿。 如果 这呰不 能得到 ，亚里 斯多饍 
表示 希望能 得到具 有同样 意向的 野蛮的 Perioeci (农 奴、 分成制 佃农和 奴隶的 复合物 ）《» 

②  亚里斯 多徳的 （ 政治学 > ，第 I 卷 ，第 IV 章。 那些能 眵逃进 这些烦 恼的人 ，雇用 
—个 管亊来 做这项 工作， 他们自 己则从 亊于政 治或者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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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斯详细 说明他 的家庭 经济中 主要地 为他博 得这种 普遍赞 美的详 
情， 并仔细 说明他 怎样管 理自己 的家务 、妻子 ，以 及最 后他的 产业。 
在 对话的 进展中 ，似乎 伊斯霍 马胡斯 的产业 距离雅 典很近 ，他 常常 
骑马到 那里去 ，个 人很 关心它 ，非 常小心 地监督 它的一 切安排 。一 
方 面耕种 是在这 种人的 监督下 进行， 一方面 业主们 摆脱了 亲自劳 
动 的必要 ，自 由、 有学问 和富裕 ，勤 勉地把 自己 的智力 用在农 业上， 
农 艺发展 很快， 于是有 许多关 于农业 的著作 家先后 在希腊 各地出 
现， 他们 的著作 显示了 应用于 开发土 地资源 的大量 聪明才 智以及 
耕作 的实际 进步。 

可是 那些破 坏这种 管理土 地的制 度不声 不响地 在发生 作用。 
甚至伊 斯霍马 胡斯也 不得不 在很大 程度上 依靠他 的监工 （这 些原 
是奴隶 ，受 过慎 重的训 练作为 地主的 管家， 像罗 马的维 利奇) 。然 
而 ，各 处领地 不是幸 率他的 那样可 以从首 都骑马 前往; 距离 较远的 
必 须差不 多完全 托付给 这些负 责管理 的奴隶 ，他们 的管理 ，除 非他 
们这些 人和所 有其他 同样受 托的奴 隶完全 不同， 一 定是普 遍地疏 
忽和 很檜。 随着希 腊也统 一起来 (先是 由于马 其顿的 影响， 后来是 
罗马的 影响） ，个 别地主 拥有的 土地自 然而然 地扩充 到较大 的地区 
范围， 由奴隶 代理人 管理而 能获利 的情况 一定越 来越不 切实际 。最 

i 

后 引进一 个佃农 ，他 从土地 所有人 那里领 取土地 和农具 等资料 ，负 
责向土 地所有 A 缴纳一 定比例 ('通 常是 一半) 的产品 9 地主 最后放 
弃 对耕种 工作的 干预。 这些 新佃农 被称为 Mortitae, 并且 在希腊 
仍沿 用这个 名称。 

这 些新佃 农开始 替代地 主自己 耕 种的确 切日期 ，人 们不 知道。 
有人认 为这发 生在他 们和罗 马有联 系以后 ，以及 fiOPTLTh 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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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古希腊 的词， 而是拉 丁短语 colonus  partiarius 的 译文。 可是 
我们可 以非常 清楚地 看出， 导 致罗马 佃农制 产生的 那些同 样的内 
部原 因在希 腊发生 作用， 以及 有可能 这种新 伽农在 那里出 现得和 
coloni  partiarii 在罗 马人当 中出现 得同样 地快， 假如不 是更快 
的话； 再则 ^oPtittis 这个词 起源于 poprh, 这个字 我们已 经看到 
是阿 蒂卡的 古老的 Thetes 缴纳 的产品 地租的 名称。 不 管怎样 ，希 
腊 的地面 总是逐 渐被这 样的一 种佃农 所占有 i 他们 经历了 穆罕默 
德的征 服而仍 然存在 ，土 耳其大 官们的 土地, 在现今 这场动 乱之前 
就由 希腊的 Mortitae 或者 分成制 佃农很 广泛地 开发了 。① 

笫三节 罗马 人当中 的分成 制佃农 

分成制 佃农被 引进意 大利的 原因， 和最 后确立 他们在 希腊的 
地 位的原 因完全 相似。 罗乌人 开始时 和自己 的奴隶 分担耕 种的辛 
苦。 随 着产业 的范围 扩大， 业 主成为 他们曾 帮助干 过的劳 动的监 
督者。 在这个 阶段， 农艺在 罗马受 到深入 的研究 ，就 像在希 腊那里 
农 业在同 样阶段 中曾受 到一班 有本领 使它大 大进步 的人的 研究那 
样。 五十名 希腊农 业著作 家的作 品是罗 马人熟 悉的， 还 有几个 
迦太 基人的 著作。 后 者这几 个人中 ，有一 位玛戈 ，他的 著作， 遵照 

元 老院的 命令， 有幸 被译成 拉丁: 罗马的 关于农 业的著 作不及 

-  ....  .. ^  -  _ .  ■ 

① 参阅 由戤里 出版的 < 希猎革 命的历 史纲要 > ，第 9 页。 “欧 洲土耳 其的基 督教农 
民为 土耳其 地主劳 动所根 据的表 面上的 条件， 并 不难以 忍受。 这 些条件 是土耳 其采用 
的 许多愤 洌的一 部分， 其实际 办法和 现今在 欧洲所 有的较 穷的国 窣中仍 然很普 通的一 
些办法 相同。 在扣除 了大约 七分之 一作为 蛊家的 土地税 以后， 他 主得到 余歎的 一半或 
者更大 的份额 • 根据他 曾供给 的种籽 、资 本和耕 作工具 的多寡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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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腊的多 ，可是 全是著 名人士 的作品 ，首 先是 监察官 卡托， 并包括 
瓦 罗和弗 吉尔。 那伟大 的诗人 在他的 时代的 务农者 之中决 不是本 
领 最差的 ，甚 至曾在 几行值 得注意 的诗句 中主张 轮种某 些作物 ，并 
以 豆类和 绿色作 物替代 休闲， 这是我 们自己 的时代 最重要 的改进 
的主要 根据。 

随着帝 国扩大 ，领地 的规模 也增长 ，当这 些领地 分散在 各个地 
区 t 从不列 颠和西 班牙到 小亚细 亚和叙 利亚的 时候， 地主身 上负担 
的监 督耕作 的任务 变得沉 重和效 率很低 ，① 甚至好 好地训 练管家 
的工 作也放 弃了， 土地在 某种程 度上交 给一种 次等奴 隶酌釐 处理。 
直接 的后果 是产品 大大地 减少， 以致 人们认 为某种 古怪的 和未知 
的原因 在削弱 地球本 身的生 产力。 甚至在 比较著 名的罗 马人中 ，有 
些 人谈论 连续的 长期天 气不好 ，还 有另一 些倾向 于迷信 ，说 是世界 
老了， 力量在 衰竭; 他们 的祖先 收获的 丰饶成 果是世 界的青 春力量 
的 产物; 后 来它的 生产力 枯竭， 是世 界衰老 的征候 ②科拉 迈拉比 
较 清楚地 看到生 产减少 的真正 原因； 他在时 常被人 引用的 一段话 
里 叙说了 那 些遥远 的农场 上奴隶 们做的 坏事， 这些 农场的 业主不 
容易 常常去 察看； 虽然 他本人 愤怒地 主张农 业窬要 有比较 广泛的 
实践， 作为一 种最自 由的和 最有用 的技艺 ，他 在结论 中却主 张所有 
的 这种领 地或者 庄园都 应该租 赁出去 。③ 

于是一 种佃农 逐渐占 有意大 利和各 省区的 地面。 这种佃 农有, 
不同的 等级， 其中分 成制佃 农似乎 总是受 人欢迎 ，并 且他们 承佃的 


①  科 卢梅拉 ，第 1 卷 ，第 1 聿。 

②  同上 》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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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似乎是 最公道 和最便 利的。 普 利尼， 似 曾先对 他的佃 户试用 
某种其 他方式 的合同 ，发 现了结 果不好 ，才在 〜封信 中宣布 他决心 
采用分 成悃农 制度作 为最好 的补救 办法。 他说 ，“我 能想到 的唯一 
补救办 法是， 不用货 币积储 我收入 的地租 ，而 以实物 计算， 以及派 
儿个 仆人监 督耕作 ，和照 管我应 得的一 份产品 ，因为 确实没 有一种 
收入比 这更公 道的了 ，这是 由土地 、气候 和季节 控制的 。”① 

这样 受褒赞 的制度 ，终于 在帝国 的各地 流行; 并 且在欧 洲的西 
部 ，始终 没有被 帝国衰 亡所带 来的动 乱完全 消灭。 确实 ，在 许多情 
况下, 野蛮人 最初的 暴力行 为吓得 一切正 常的劳 动力逃 避他乡 ，他 
们 不得不 把劳役 地租和 一种农 奴引进 他们造 成一片 荒凉。 还有封 
建 制度以 及它产 生的那 种人数 众多的 落后的 奴仆， 改变了 国内很 
大一 部分的 职业和 工作。 但是， 尽管 有一个 时期浓 厚的乌 云掩蔽 
着罗马 文明的 残迹， 它的影 响仍然 始终没 有完全 消失。 语言 、习 
俗、 外省 人的法 律仍然 存在， 这些因 素最后 争取到 发生影 响的地 
位， 把它 们的特 性的很 大一部 分传给 了已经 在西欧 兴起的 那混杂 
的一 批人。 在不 同国家 中程度 不同， 可是在 所有的 主要王 国里足 
以区 别它们 的居民 和莱茵 河东面 的比较 原始的 种族。 

分成制 佃农这 一类大 概始终 没有在 任何地 方被完 全消灭 ，而 
且 ，随 着时间 软化了 征服者 的性格 ，以 及把一 定程度 的信任 和安全 
感引进 他们和 属下耕 种者的 关系， 勤 奋的习 愤开始 回到它 原先的 
用武 之地。 这总是 地主可 以达到 的一种 目标， 如果 他能够 用产品 
地 租和一 个他可 以把全 部耕种 工作托 付给他 的人， 替代〜 个像德 

① •普 利尼的 《 认识论 > ，第 9 卷 ，第 37 页。 根据另 一封信 ，似 乎地主 向佃农 供给的 
最费钱 的生产 资料是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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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志或者 斯拉夫 农民， 这种人 的劳动 他只有 在亲自 督促和 监视时 
才可以 依靠。 因此分 成制個 农自然 而然地 发展。 地 主的领 地一般 
地 落到这 种個农 手里， 于是他 们重新 取得对 西欧农 业的那 种广泛 
的 —— 虽 然不是 全部的 —— 占 有权， 这些土 地我们 看到他 们仍然 
保留着 很大一 部分。 


第四节 分 成制佃 农地租 在法国 


高卢 省在它 的一切 社会关 系方面 受到各 种侵入 以及最 后野蛮 
人 的优势 的剧烈 影响。 封建的 土地使 用权的 逐渐建 立以及 农奴和 
劳役 地租的 引进, • 是更换 主人的 两项最 重要的 影响。 封建 的土地 
使用权 的数目 和种类 ，由 于分封 的习惯 做法而 増多到 离奇的 程度， 
这种做 法在英 国曾被 制止， 可 是在欧 洲大陆 上广泛 流行。 封建领 
主的 权利， 以及这 种权利 所引起 的地租 和劳役 ，曾有 法国律 师列为 
300 种 ，他们 说可以 再分的 细目是 无限的 。① 

这些 增加出 来的权 利中， 没有疑 何有些 是依附 在农奴 对地主 
的 比较简 单的关 系上的 ，因为 ，随 着封建 制度为 人民所 熟习， 它所 
产生 的一些 观念和 术语延 伸到用 于许许 多多的 关系和 事物， 和这 
个 制度本 身原来 的目标 完全不 相千。 这样， 在欧洲 大陆上 用货币 
或 者谷物 计算的 年金作 为封地 賜予受 赏者， 有时甚 至使用 若干货 
币， 在 英国， 登录不 动产保 有权者 （这 件人 我们可 以明确 地追搠 
到农 奴或者 奴隶） ，可以 让他向 主人宣 誓效忠 和表示 敬意， 很像军 


① 《 财政词 典> ，第 vn 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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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悃 户那样 ，这种 惯例做 法仍然 存在。 还 有这样 ，在 我们的 大学校 


里 被授予 学位的 人向副 校长致 封建的 敬礼。 由于类 似的滥 用封建 
仪式 ，在法 国有些 农奴终 于进入 封建领 地佃户 的行列 ，他们 之间的 
关系 是一种 封建的 关系。 

可是 除了像 这样逐 渐同化 于一般 奴仆的 那些农 奴以外 ，还有 
其他的 农奴， 他 们的奴 隶状态 和俄国 耕种者 现今的 奴隶状 态同样 
明显 与不加 掩饰。 有一 个时期 他们的 人数相 当多， 在几个 省区继 
续生存 到革命 时代。 我们要 先讲一 点关于 这些人 的事， 然 后再讲 
那 种分成 制佃农 。 他们这 些人在 君王、 世俗 的个人 和神职 人员的 
领地 上都有 ，用的 名称是 “Mainmortables”， 并且和 “Serf” 这个名 

称用起 来没有 差别， 似乎 被认为 与农奴 同义。 他们 是附属 于土地 
的 ，如果 逃走, 諕会由 法庭干 预把他 们抓回 来交给 主人， 他 们的人 
身以及 他们后 代的人 身都是 属于主 人的。 他们 不能遗 传财产 ，如 
果取 得一些 财产， 本人死 后主人 可以没 收它。 这 种权利 严格行 
使， 有些惊 人的事 例使得 路易十 六作了 无力的 尝试， 想要 实现部 
分的 解放。 地 主行使 他们追 诉权， 曾 迫使国 王的法 庭勉强 把已故 
公民的 财产交 给他们 ，虽 然这些 公民曾 在法国 各地的 城市里 (有些 
人甚至 就在巴 黎> 作为 受人尊 敬的居 民长期 定居， 可是 据査明 ，他 
们原 来是提 出要求 者的领 地上的 农奴。 这些 可怜人 的境况 和其余 
的人之 间的强 烈对照 ，使 人难以 忍受, 可是， 尽管路 易十六 的天賦 
仁 慈似乎 被这种 情况所 撖发， 他也不 敢做得 过分， 只是对 他自己 
领 地上的 农奴给 予自由 ，并 间接 地废除 追诉权 ，禁止 他的法 庭扣押 
或者 没收农 奴的人 身或者 財产， 如果 这些农 奴已经 在自由 地区定 
居。 在这 位不幸 的君王 所公布 的关于 这个问 题的文 告中， 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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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奴隶 状态在 一些省 区存在 ，包 括他的 很多臣 民在内 ，并 表示遗 
憾他 自己财 力不足 ，不 能为全 部农奴 赎身。 他说 他尊重 财产权 ，不 
能干涉 农奴和 他们的 主人的 关系， 但 表示希 望他的 榜样和 法国人 
民独 特的博 爱精神 ，在他 的统治 下导致 全体臣 民的完 全解放 。① 
然而 ，要回 到我们 跟前的 目标， 分成制 佃农。 尽 管有由 一般奴 
仆和农 奴承担 的耕种 ，而 且有一 个时期 没有疑 问达到 很大的 范围， 
分成 制佃农 在革命 前拥有 法国地 面的七 分之四 。② 另有六 分之一 
或者七 分之一 归资本 家所有 ，由他 们自备 工具和 缴纳货 币地租 。③ 
其余部 分由地 主掌握 ，或 者由 农奴佃 农或封 建佃农 掌握。 

法 国的分 成制佃 农占有 田地所 根据的 条件， 一 个时期 和另一 
个时 期大不 相同。 这些 变化并 不立刻 就引起 观察者 注意， 因为名 
义上 的地租 和個农 在名义 上的份 额变动 很少， 分成 制佃农 仍然很 
普遍 地取得 产品的 一半， 他原来 的名称 “Medietarius” 就是 从这里 
衍生出 来的。 可是 ，尽管 分成制 佃农名 义上缴 纳同样 的地租 ，他自 
己的 一份产 品却可 能以两 种方式 减少。 由于 他有义 劣要承 担较大 
的公共 费用； 或者 由于他 分得的 份额减 少了。 通过 这第二 种收入 
减少 的方式 ，我 不能意 识到法 国的分 成制個 农掴失 很大。 50 英亩 
对 一个分 成制細 农来说 ，不是 一种不 平常的 规模， 在 贫療的 地区， 
这 50 英亩包 含数量 大得多 的土地 。④ 

①  关于这 一文告 ，参阅 《 财政词 W>,“Mainmorte” 词条 项下。 

②  这是杜 普雷斯 _ 圣 莫尔的 舞:法 ，得 到社尔 阁的同 意。 亚当 • 斯密说 是 六分之 
五。 杜尔阁 ，第 VI 卷 ，第 209 页。 斯密 ，第 VII 卷 ，第 92 页。 1812 年 版本。 河瑟 •扬 
认 为是八 分之七 ，第 I 卷 ，第 408 页^ 

③  阿瑟 •扬 ，第 I 卷 ，第 402 页。 

④  然而 ，应 该提到 ，阿瑟 •扬 得出 了一种 不同的 结论。 他说 ， *人口 那 样众多 ，以 
致发生 ⑴ 苦难在 有些地 方极大 。”第 I 卷 ，第 404 页。 他举了 一些例 子, 但可 以疑问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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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第一 种减少 他分得 的产品 的方式 ，就是 ，由 于增加 他必须 
负担 的公共 支出， 分成 制佃农 受累的 程度对 他自己 的生活 舒适和 
农业的 繁荣两 者都非 常有害 ，这 一情况 ，对于 把农民 变成革 命期间 
那些不 顾一切 的捣乱 工具， 起 了很大 作用， 他们在 许多事 例中确 
实是 那样。 

人头税 这一种 税收， 法国 的古代 文物研 究者认 为可以 追溯到 
奥 古斯塔 斯大帝 的时代 。① 我们 知道， 这种税 是封建 的无政 府时期 
中贵 族们向 奴仆征 收的， 是由统 治者作 为统治 者而征 收的， 就是， 
在他 自己的 领地范 围以外 ，早在 1325 年就 这样， 1444 年， 在査尔 
斯七 世的统 治下它 成为一 种每 年征收 的税， 后来继 续是王 国税收 
的主要 部门。 ②本来 打算按 照纳税 人的财 力征收 ，并 且在原 则上和 
征 收方式 上都很 有缺点 ，可是 ，即 使这 些缺点 或许也 不会使 它完全 
令人不 能容忍 ，假 如不是 因为数 量逐渐 增加, 最后差 不多吸 收了农 
民 每天的 面包。 假 如有一 种说法 就他们 的情况 来说是 真实的 ，对 
这 些可怜 的人就 好了。 近来有 人抱着 很大信 心作为 一种普 遍真理 
提出 ：某些 生活习 惯在一 群人口 中一经 养成， 他们的 生活资 料如果 
减少 ，接 着总是 人口增 加的速 度减缓 ，和结 果工资 增涨， 这 使得人 
们恢复 以前的 境况。 他 们的命 运有所 不同。 当法国 农民对 生活资 
料的支 配力戚 少时， 他 们的习 惯便会 改变， 但他们 的人数 并不减 
少。 总是可 以看到 一些人 乐于占 有一块 分田制 租田， “因为 (正如 
德 斯塔特 •德 特拉西 在描述 他们的 苦难时 所说） 总 是有一 些命中 


是否不 是小业 主或者 封建個 户。. 

① 《 财政询 典> ，引言 ，第 vn 部分； 第 m 卷 ，第 S37K'， 
@  < 财政坷 典> ，第 1]1 卷 ，第 638— 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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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定的穷 人”。 

人头税 逐渐产 生广大 农民的 堕落的 方式， 杜尔阁 力担 任利穆 
赞 州州长 期内， 在他和 大臣们 的通信 中作了 动人的 和毫无 疑问是 
真确的 叙述。 

他首 先指出 ，当 耕种者 真正取 得他的 产品的 一半时 ，他 就有办 
法逐渐 成为一 个小资 本家， 以及最 后提供 生产资 料和缴 _ 货币地 
租 ，然后 他说， 假如这 种税从 一开始 就加在 土地所 t 者身 上， 事态 
的这 种自然 发展就 不会被 打乱， 就会 使土地 所有者 可以享 受他的 
收入 ，而完 全不需 要操心 ，可 是所 收的税 最初是 一种人 头税， 并且 
很轻 ，贵族 们豁免 ，随 着税额 增多， 变 得有必 要按照 耕种者 的财力 
比例 征收, 根据他 们占用 的范围 来决定 ，这种 方法使 贵族们 的特权 
可以 避免; 虽然征 税不多 ，分成 制佃农 却需要 紧缩使 生活舒 适的事 
物 来应付 ，可是 捐税不 断增加 ，耕 种者所 得的部 分减少 很多， 以致 
最后他 们陷入 苦难的 深渊。 他说， 这 些想法 说明怎 样可能 使耕种 
者堕入 深渊， 然 后他们 在这种 极度苦 难中在 利穆赞 和昂古 木瓦以 
及或 许其他 “贫苦 耕作” 的地区 生存。 他 说那种 苦难如 此深重 ，以 
致在 领地的 大部分 ，耕种 者纳税 以后手 里剩下 的不过 25 到 30 镑， 
供 每个人 用一年 （不是 以货币 计算， 而是计 算他们 消费的 一切东 
西 的价值 h 常常他 们所有 的东西 还值不 到这个 数目， 当他 们实在 
活 不下去 的时候 ，地主 有责任 帮助他 们维持 生活。 他又说 ，有 些地 
主最后 才看出 ，他们 名义上 的免税 ，与 其说是 对他们 有益， 不如说 
是对他 们更加 有害； 曾经完 全毁灭 了他们 的耕种 者的一 种税收 ，回 

① 沃邦在 < 皇家的 什一税 》 以及 < 法兰西 详细淸 况>  中说 得比较 详细和 生动， 可是 
不如 杜尔阁 的描写 那么只 能适用 于分成 制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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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头来 又整个 地压到 他们自 己身上 。可是 误解自 身利益 的幻想 ，在 
虚荣心 的支 持下， 长期盘 据在人 们的头 脑中， 直到事 态过度 发展， 
搞得地 主们会 找不到 人耕种 土地， 如 果他们 还未同 意和他 们的分 
成制佃 农共同 缴纳税 收的一 部分。 这 个惯例 曾开始 传入利 穆赞的 
—些 地方, 但没有 多大发 展:地 主只是 在否则 就找不 到分成 制佃农 
时 ，才同 意采用 这样的 办法。 即使在 这种情 况下, 分成制 •佃 农的生 
活 还是被 压到最 低水平 ，① 仅仅免 于饿死 而已。 

这种 税显然 没有从 劳动者 的肩上 转移到 雇主的 肩上， 直到前 
者已经 逐渐被 压到最 低限度 的生活 ，才开 始转移 ，并 且那时 候转移 
的程 度也只 是仅够 维持这 种最低 生活。 

革命把 这些分 成制佃 农中许 多人改 变为小 业主， 可是 在法国 
这种分 成制伽 农仍然 很多, 并且他 们的境 《 似 乎已经 变得好 一些， 
也许 还不及 人们可 能预期 征税制 度改变 会带来 的好转 的程度 。德 
斯塔特 • 德特拉 西先生 —— 学 院委员 以及皇 帝统治 下法国 的贵族 
—说 他自己 40 年 来是一 处由分 成制佃 农耕种 的领地 的地主 ，他 
对分 成制佃 农的境 况作了 悲惨的 叙述， 并说 他熟悉 一些分 成制租 
田， 在 人们的 记忆中 ，这 种租田 从来没 有从自 己的一 半产品 中供给 
佃农的 粮食。 既 然他们 的说法 是关于 法国现 今存在 的这种 租佃制 
度的最 可靠的 记述， 我附带 提到它 。② 

“ 他们设 立人们 通常说 的领地 或分成 制租田 ，而 且他们 用于这 


①  因此 ，即使 在这种 悄况下 ，分成 制佃农 总是被 压到最 低生活 需要的 水平， 让他 
们 不至于 饿死。 杜尔阁 ，第 IV 卷 ，第 277 页。 提交理 事会的 备忘录 ，《杜 尔阁 的著作 >, 第 
FV ■卷 ，第 271、272、274、275 页。 

②  德 斯塔特 •德 特拉西 ：《 论政治 经济学 > ，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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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的土地 往往相 当于或 超过大 农场的 土地， 如果 包括那 些空闲 
的 土地， 则情 况更是 如此， 而 一般在 这些国 家里， 这 种空闲 土地并 
不少见 ，而 且这种 土地也 并不是 完全没 有用处 ，人们 用作牧 场或临 
时 耕种麦 、谷 等作物 ，以便 使经常 耕种的 土地得 到休息 。” 

“这样 ，地主 不得不 自己给 这些土 地配备 牲口、 农具和 耕种所 
必需的 一切， 并 安排农 户在这 土地上 居住。 农户除 了自己 一双手 
外 ，再别 无所有 ，这 样对 于他们 的劳动 的合适 的拫圈 办法一 般是付 
给他 们一半 的收获 ，而 不是付 铪他们 工资。 因此, 他 们就被 称为分 
成 制佃农 ，或五 成制劳 动者。 如果 土地十 分贫瘠 ，这 一半收 获显然 
不足以 养活耕 作所需 的人们 ，他 们甚 至难以 糊口。 不久 ，他 们就负 
债累累 ，地主 不得不 把他们 撵走。 但是， 地主总 能找到 代替者 ，因 
为走 投无路 的不孛 者总是 有的。 那些 被撵走 的人就 是到了 别的地 
方， 也遭 同样的 命运。 据 我所知 ，自古 以来， 这种分 成制租 田从来 
没有靠 收获的 一半能 养活它 的耕种 者。” 

根据 《 外事 季刊* 上一 篇文章 (发表 在本书 付印期 中）， 似乎尽 
管 自从革 命以来 小业主 的人数 增加， 据推猁 分成制 佃农仍 然耕种 
半个 法国。 他们 的实际 境况， 由于税 收制度 方面发 生的变 化而有 
所 改善的 ，似乎 很少。 并且， 他 们所受 的痛苦 ，由于 一种中 间人的 
发展 (这种 人向来 多少总 是有一 些的） 而 加剧， 他们 不改变 实际耕 
种者占 有土地 所根据 的条件 ，缴付 一项货 币地租 给地主 ，压 逼佃户 
使他的 这笔交 易有利 可图。 法 国分成 制佃农 的境况 已经相 当充分 
地讨 论过。 这会 使我们 能够比 较快地 评述其 他国家 中存在 的同一 
种租佃 制度, 仅仅在 一些地 方性特 点上和 法国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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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分成 制佃农 地租在 意大利 


罗马 和拜占 廷皇帝 在意大 利的势 力是逐 渐地和 缓慢地 衰落下 
去的， 盖 世英名 的余荫 似乎在 古都的 周围地 区暂时 起着防 护的作 
用。 意大 利人的 语言和 历史都 表明， 由于最 后的更 换主人 以及种 
族混 杂而在 帝国的 原址中 产生的 习惯方 面和社 会结构 方 面的变 
化， 远 不如在 边远地 区发生 的那么 剧烈和 普遍。 在 意大利 的许多 
地区 ，大概 分成制 佃农始 终没有 绝迹, 现在耕 种土地 的农民 和他们 
是 一脉相 承的。 伦 巴第的 大牧场 ，坎帕 那的广 大地带 ，沿海 出现的 
沼泽地 ，都 被资本 家占有 ，因为 ，凡 是有 大群牲 畜需要 养活的 地方, 
农民或 者地主 都供应 不起。 可是 ，尽管 有这些 和也许 其他的 例外， 
意大利 （从阿 尔卑斯 山脉到 卡拉布 里亚〉 还是布 满了分 成制佃 
农 。① 意大利 的分成 制佃农 比法国 的少。 他们 的范围 ，无论 在什么 
地方， 都 是受地 主认为 符合他 自己的 利益所 支配。 如果他 的目的 
是 他自己 的地产 需用的 人手不 应该少 于全面 耕种所 需要的 数目， 
因 此这就 是他的 目标， 不应 再多。 一 个分成 制個农 和他的 家庭成 
员能够 经管的 亩数， 必 须在很 大程度 上决定 于作物 的方向 和耕种 
的方式 。.在 法国 ，一 度在北 欧鲁遍 流行的 作物种 植制度 ，仍 然广泛 
流行 ，就是 ，在 土地能 负担的 时候播 种谷类 作物， 然 后休耕 或者和 
—些 荒地一 起暂作 牧场。 根据这 样一种 计划， 一份 人家需 要并且 
也能够 处理很 大一片 土地。 在意 大利， 罗马 人所实 行的作 物轮种 


① 就是 》在 实行土 地租佃 的地方 ，小 业主 不是罕 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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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仍然在 推行。 维尔 吉尔主 张的豆 科作物 在广泛 培植， 往往用 
可耕 地的产 品饲养 牲畜。 根据 这样的 制度， 用少得 多的土 地就能 
使一家 人有工 作可做 和养活 自己。 分 成制佃 农总是 愿意把 土地再 
分成 小块。 为了我 们现在 就需要 说明的 原因， 那些 促使人 们自愿 
不 早婚的 动机， 尽管影 响各国 的上层 阶级以 及一些 国家的 各个阶 
级 ，对 于以自 己生产 的原产 物的形 式取得 劳动工 资的广 大农民 ，却 
很少有 多大影 响的。 分成 制悃农 是这样 :他们 的増殖 ，像我 们已经 
看 到的法 国的情 况那样 ，通 常是继 续下去 ，直 到由于 生活无 法维持 
才不得 不停止 ，或者 ，像 常常 发生的 那样， 由 于业主 们的政 策是拒 
绝 再分割 土地， 这些土 地上的 劳动力 供给已 经超过 他们认 为对自 
己有利 的程度 。① 意大利 各地的 分成制 佃农农 场的规 模不同 ； 托斯 
卡 纳的农 场包栝 10 英 亩左右 。可是 在那不 勒斯这 种农场 不超过 5 
英亩 ，那 里的佃 户缴纳 产品的 2/3 作为 地租。 当地的 气候和 土壤使 
他 们能这 样做： 气候允 许他们 不用在 别处绝 对是必 需品的 许多东 
西， 另一方 面十分 肥沃的 土地在 五年中 生产八 次收成 ，田地 里同时 
有 可以获 利的果 树和葡 萄树丛 林提供 荫蔽。 然而， 尽管存 在着这 
些有利 条件， 5 英 亩地的 产品的 1/3 只 能给农 民一种 极苦的 生活， 
还 要时刻 受到一 个需要 钱用的 政府以 及拥有 各种可 以为害 的权力 
和 特权的 贵族的 榨取。 托斯卡 纳的分 成制被 认为比 较境况 最好， 
靠近弗 洛伦斯 的这种 钿农看 上似乎 生活很 安逸， 据 说这是 部分地 
由于制 造草帽 ，从 事于 这项工 作的人 很多。 可 是距离 城市较 远的， 


① 然而 ，在托 斯卡纳 的某些 地方， 当地的 风俗是 只有长 子可以 结婚， 可是 这种限 
制一般 地没有 能阻止 窓大利 的分成 制佃农 的人数 壩加， 直到完 全等于 业主们 的酹要 ，并 
且 ，在 许多情 况下成 为对农 业的真 正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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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 情况就 很糟; 他们的 粮食既 粗劣又 不足; 并且 穷得永 久对地 
主负债 的状态 ，因为 借了粮 食或者 受过别 种帮助 。① 

考克 斯先生 访问了 Valteliiie， 还 有吉利 先生晚 些时候 在沃杜 
瓦人 的地区 住过, 他们对 分成制 佃农的 穷困作 了悲惨 的记述 。在他 
们人数 最多的 酉班牙 的省区 ，据 说极其 贫苦。 加那 利群岛 上的耕 
种工 作掌握 在他们 手里。 

在阿富 汗斯坦 ，有 一种佃 农叫做 Btizgurs， ② 他 们似乎 没有任 
何方 面和西 欧的分 成制佃 农不同 。这是 在亚洲 的一个 独特的 例子， 
在那里 这种租 佃制度 ，虽 然有时 候部分 地和印 度农民 有亲缘 关系， 
或许在 其他地 方都没 有以它 的纯粹 形式存 在的。 可 是阿富 汗斯坦 
是一个 古怪的 地方, 在那里 ，由于 它的地 理的和 政治的 特殊性 ，世 
界 上其余 地方差 不多所 有的民 事制度 的一鱗 半爪， 继续在 一种接 
近 于无政 府状态 中同时 存在。 

第六节 分成制 徊农地 租概逑 

, 

分成制 佃农和 农奴比 较起来 ，显 然前 者具有 许多有 利条件 。人 
们 把照管 拼种的 全部责 任托付 给他， 这一情 况不仅 表明社 会中对 
他的优 越评价 ，而 且给 他的境 况带来 很大的 改善。 我 们已经 看到， 
农 奴被强 迫的劳 动使人 想起主 人方面 简单化 的强制 的一种 动力， 
没 有这种 动力， 耕种 工作简 直无法 进行。 可 是分成 制佃农 可以免 


①  阿瑟 •扬的 （ 法兰西 和童大 利游记 >。 附录。 这些 书里有 很多关 于伦巴 第和托 
斯卡纳 两地区 中分成 制姻农 的埔況 的洋细 资料。 

②  埃尔芬 斯钡的 < 考布尔 第 I 卷， 第 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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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地主那 种使人 恼怒的 监督， 并且他 们的关 系所根 据的条 件没有 
规定 这样一 种简单 化的权 力是必 要的。 分成 制佃农 之中， 没有疑 
问， 有许多 一度曾 是奴隶 ，他们 一般地 (我 相信， 普 遍地） 已 经几代 
是自 由民, 并且他 tfT 在那 里生存 的各国 的君主 到现今 为止， 在大多 
数情 况下都 能够运 用皇家 法庭的 权力， 有效 地保障 他们的 人身和 
财物。 


分成 制佃农 的另一 项有利 条件， 实际上 恐怕不 及可能 希望的 
那么多 ，它是 这样: 既然地 主所得 的地租 决定于 产品的 数量， 防止 
佃农的 精力或 者财力 由于受 到压迫 而减少 ，显 然符合 地主的 利益。 
—个饿 得半死 的分成 制佃农 在耕种 方面必 然是恶 劣的代 理人 ，而 
耕种的 效率正 是地主 的收入 的决定 因素， 收 入上的 损失地 主一定 
要 分担。 可是杜 尔阁称 为“误 解自身 利益的 幻想” 的那种 东西 ，或 
者， 用简单 易懂的 话说， 地 主们的 贪婪与 无知， 使 佃农不 能获得 
这 种想法 可能给 他带来 的一切 利益。 例如， 尽管人 头税在 法国能 
够向佃 农征收 ，我们 已经看 到他们 是被迫 负担的 ，虽 然这种 税累得 
他们瀕 临饥饿 的边缘 ^ 在其他 国家中 ，或 者土地 的再分 割太鄭 ，地 
主分 得产品 的比例 增加， 或者在 捐税方 面佃农 的负担 繁重， 使得他 
们陷入 严重的 无法自 救 的沉沦 状态。 然而他 们和地 主在事 业方面 
的 共同利 益始终 不曾完 全没有 影响。 在极端 困难的 时候， 佃农有 
—个保 护人可 以投奔 ，此人 为了他 自己的 利益不 能让佃 农消灭 ，或 
者甚 至不能 让佃农 受苦超 过一定 的程度 。① 在 灾难严 重的季 节里， 
由地 主垫借 粮食和 其他必 需品， 几乎是 普遍的 情况。 


① 杜 尔阁。 德斯蒂 •特 拉西。 阿瑟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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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如果 分成制 個农与 业主之 间的关 系和缴 纳劳役 地租的 
农奴佃 /与地 主之间 的关系 比较 起来, 有 一些优 点的话 ，前 者也有 
一些 它本身 独特的 很严重 的不便 之处。 在耕 种的产 品中存 在的利 
益 分歧， 几乎 弄糟每 次想要 改进的 尝试。 佃 农不愿 听从地 主的建 
议， 地主 不愿把 更多的 生产资 料托付 给一个 有成见 的并且 通常是 
很 无知的 悃农。 佃 农害怕 新事物 ，是当 然的， 他只是 依赖一 种他所 
熟悉的 耕作制 度生存 ，一次 实验失 败就可 能使他 挨饿。 然而 ，这种 
畏惧 思想， 使得 有关方 面几乎 不可能 把改良 措施引 进分成 制佃农 
的业务 实践。 阿瑟 • 扬 亲眼看 到一些 业余农 学家在 他们自 己的庄 
园上 做的许 多尝试 。在结 束他的 陈述时 ，他说 ，在 分成 制佃农 看来， 
这个 国家的 共同制 度必须 坚守， 不管 它好坏 。①一 方面佃 农害怕 
制度 改变, 另一方 面地主 就犹豫 不前， 抱着同 样有害 的消极 态度， 
不 肯采取 为了有 效地推 进任何 制度而 必需的 步骤。 当工具 等生产 
资 料由一 方提供 ，而由 另一方 用来谋 取他们 的共同 利益时 ，很 自然 
地这收 用的一 方会有 些浪费 和粗忽 ，那 提供的 一方则 会嫉妒 不平。 
(杜尔 阁说) 那些地 主只是 因为无 法避免 才提供 工具等 资料， 他们 
本 身并不 富有， 他 们所提 供的就 只能以 最最必 需的东 西为限 ，因 
此， 一个 地主为 了他的 分成制 佃农的 耕种工 作而提 供的工 具等资 
料， 和由资 本家经 营的地 区中那 些农民 所用的 东西， 无法相 比 。② 
然而， 根据其 他方面 的材料 ，我们 知道， 分成 制佃农 的资本 肯定比 
不 上的那 种资本 ，它 .本 身也是 极少的 。③ 


①  阿瑟 •扬的 < 法兰 西游记 

②  《 杜尔阁 的著作 > ，第 IV ■卷 ，第 267 页* 

③  阿瑟 •扬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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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地 主穷困 、疏忽 、或 者不在 本地的 场合， 情况当 然坏得 多。. 
杜 尔阁评 述道： “在 歉收的 年头， 地主 不得不 接济分 成制佃 农的食 
粮， 因 为恐怕 损失他 已经借 出去的 一切。 这 种管理 的方式 要求地 
主这 方面不 断地注 意和经 常住在 当地； 因此， 如果被 人看出 一个地 
主的事 务有些 馄乱， 或者 他本人 有任何 原因不 得不暂 时离开 ，他 
的 佃农们 就停止 为他生 产任何 东西。 寡妇和 未成年 者的庄 园通常 
逐渐变 成荒地 。① 如果 我们想 到由于 服兵役 或者其 他原因 而不得 
不外出 的地主 的人数 ，加 上寡妇 、未成 年者和 那些自 己的事 务被搞 
乱了 的人， 种得 很槽或 者根本 未曾耕 种的庄 园的数 字会确 实大得 
可怕 ，我们 思想上 就有了 准备， 听到别 人说什 么“有 些地区 民穷财 
尽的 境况” 和“许 多租佃 庄园因 为缺乏 牲畜以 及地主 没有能 力提供 
农具而 被拋弃  '② 

显然 ，分成 制佃农 的地租 可以由 于两种 原因而 增加， 由 于佃农 
的本 领或者 干劲提 高而造 成的全 部产品 增多， 或者 由于地 主所得 
产品 的比例 增高， 产 品本身 的数量 则仍然 一样。 地 租增加 而产量 
停滞不 变时， 酉家一 般地无 所得; 它的 纳税手 段以及 维持舰 队和军 
队 的手段 ，完全 还是以 前那样 。发生 了财富 的转移 ，但 是没有 増加， 
可 是当分 成制佃 农的地 租因为 产量较 多而増 涨时， 国家就 相应地 
变得比 较富裕 ，它 的纳税 能力以 及维持 舰队和 军队的 能力增 加了， 
发生了 财富的 增加， 而 不是仅 仅原有 的东西 从一只 手转移 到另一 
只手。 这 样的一 种地租 的增加 也表明 另一种 财富的 增加， 范围相 
同 并益处 较大， 这 在分成 制佃农 自己的 收入增 加中可 以看到 ，他 

①  杜尔阁 ，第 VI 卷 ，第 203、 204 页。 

②  杜尔阁 ，第 IV 卷 ，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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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 的产量 的一半 和地主 分得的 有了完 全同样 程度的 増加。 

地租在 分成佃 农制的 基础上 存在， 完全 不是依 赖土地 有不同 
的质量 或者所 使用的 农具和 劳动产 生不同 的收益 3 任何一 个国家 


的地主 ，有 少童的 农具， 有若干 土地， 足以使 一伙雇 农养活 他们自 
己， 他就 会作为 土地所 有人继 续从分 享那些 雇农的 劳动产 品中得 
到一份 收入， 虽然国 内所有 的土地 在质量 上完全 相等。 

在实行 分成佃 农制的 国家， 主要 集团的 人们的 工资决 定于他 
们 缴纳的 地租。 产品 的数童 决定于 土地的 肥力、 分 成制佃 田的范 
围以 及分成 制佃农 的本领 、干劲 和效率 ，然后 决定于 那产品 的分配 
(他 的工 资决定 于怎样 分配) ，决定 于他和 地主的 合同。 同样地 ，这 
种国家 里地租 的数目 决定于 工资的 数目。 产 品的全 部数量 像以前 
那样决 定于地 主所得 的一份 (或 者地 租）， 决 定于他 和劳动 者所订 
的 合同, 就是 ，决定 于作为 工资被 减去的 数目。 

在三 大类的 农民地 租中， 分成制 佃农地 租流行 的范围 最小。 
实行 分成制 地租的 一部分 耕地， 比主 要实行 劳役地 租或者 印度农 
民 地租的 耕地少 得多。 可是前 者所在 的国家 长期以 来是先 进的文 
明 人聚居 之地， 并且很 可能还 要世世 代代作 为人类 的知识 和艺术 
的最 出色的 宝库。 

这些也 是农典 国家: 就是， 它们的 有生产 力的人 口绝大 部分是 
在农业 方面就 业的。 因此， 他 们富裕 的程度 一定主 要决定 于他们 
农业的 成功， 而 他们农 业的成 功将在 很大程 度上决 定于占 用土地 
的 条件的 性质， 以及 他们的 個农的 特点。 

不仅一 个国家 的财富 ，而且 社会的 构成， 以及社 会中不 同阶级 
的 范围和 各自的 势力， 都 受到农 业效率 的强烈 影响。 全世 界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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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 作中养 活的各 种人的 范围， 必须 决定于 耕种者 在养活 他们自 
己所必 需的粮 食以外 生产的 数量。 例如， 英 国的农 民生产 的粮食 
足以养 活他们 自己， 并使 他们自 己的人 数増加 一倍。 现在 这种庞 
大的 非农业 人口的 存在、 它的 雇主以 及那些 买卖它 的劳动 的产品 
的人的 财富和 势力， 非 常显著 地影响 英国人 中间政 治力量 的真正 
成分、 他们的 实际宪 法和他 们的国 民性与 习惯。 我们 不妨说 ，在 
大陆 邻邦中 可以看 到的许 多政治 现象， 正是 由于那 里没有 这样的 
非 农业经 营者集 团以及 他们的 存在会 带来的 财富和 势力。 如果那 
些邻 邦的农 业会变 得效率 很高， 使他们 能养活 一大批 非农业 人口， 
完全可 以和我 们自己 的农业 相比， 他 们就或 许可以 接近于 一种社 
会的和 政治的 组织， 像 在这里 看到的 那样。 无论 如何， 他们 会有这 
样 做的力 量的。 要记住 ，我不 是在发 表意见 ，说 这样 的接近 有什么 
可 取之处 ，可是 绝对没 有问题 ，这 种变 化一定 会在他 们的习 惯和制 
度 上以及 在国家 的力量 和对外 的影响 上产生 显著的 效果。 

根据 我们已 经有的 对分成 悃农制 的内在 缺点和 以往效 果的看 
法， 我们有 理由可 以假设 ：在农 业效率 方面以 及农业 人口和 非农业 
人口的 相对数 字方面 ，不会 发生很 显著的 变化。 因此 ，分成 制個农 
地 租的实 际流行 、这 种地租 的修改 、在 某些情 况下逐 渐向各 种不同 
的占 有形式 发展， 在另 一些情 况下这 个制度 顽强地 抗拒时 间的冲 
击 ，甚至 不顾那 些情愿 放弃这 种制度 的人的 愿望和 努力； 所 有这些 
情况， 都是 应该研 究的， 如果人 们想要 看清楚 揿洲一 些最有 趣味的 
国家 、或者 要推测 他们的 政治制 度和社 会制度 ，或者 彼此作 为国家 
的相 对力童 和权威 的未来 变化。 

在这 些应该 受到慎 重研究 的要求 以外， 我们再 加上一 项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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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的要求 (这 已经顺 便提到 过）， 就是， 分 成制佃 农地租 〈与 其他 
农民地 租制度 相同) 和 这种地 租流行 的国家 中绝大 部分劳 动人口 
的工 资之间 的严格 关系。 这个 关系使 这种地 租的影 响和人 类大家 
庭的 舒适、 特性和 境况发 生密切 联系， 单是 这一点 就足以 使他们 
(在一 切细节 和变化 方面〉 受到 政治家 和注重 实际的 慈善家 的深切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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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印度农 民地租 

印度农 民地租 ，除 了少数 例外， 是亚洲 独有的 。① 这是 产品地 
租， 由一 个从土 地上生 产出自 己的工 资的工 人缴纳 给作为 地主的 
统治者 。这 种地租 通常为 佃农这 方面带 来一种 靠不住 的权利 ，可以 
继续 占用他 的一份 土地， 只 要他缴 纳规定 的地租 。 这种地 租起源 
于统 治者作 为他的 领地内 唯一的 土地所 有者。 这种 权利， 我们已 
经看到 ，在某 个时期 ，已 经得到 大多数 国家的 承认。 在欧洲 这种权 
利已 经不存 在或者 成为有 名无实 ，可是 亚洲的 一些统 治者, 还是像 
长 期以来 那样， 继续 作为农 民佃户 的直接 地主， 这 些伽户 在他们 
领地 范围内 的土地 上维持 生活。 偶然出 现一些 迹象， 使我 们会认 
为在 世界上 那些地 方曾有 过一种 事态， 那时 候对土 地的权 利一定 
和 我们现 在看到 的不同 :可是 这是一 项古老 的事物 ，遥 远模糊 ，令 
人难于 査究。 在历 史上可 以回忆 的时期 以内， 亚洲 所有的 伟大帝 
国已经 遭到外 国人的 蹂觸； 现 在的这 些统治 者对土 地的要 求以他 
们 作为征 脤者的 权利为 基础。 位于中 亚细亚 大盆地 外缘的 中国、 
波斯和 亚洲土 耳其， 已经先 后被那 里的部 落入侵 所征服 ，其 中有些 

① 这种地 租曾由 亚洲人 引进欧 洲的土 耳其。 在埃及 还有， 或许今 后可以 在非洲 
査出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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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还不只 一次。 甚至 中国在 这种时 刻似乎 也难避 免又一 次被征 
服的 危险。 凡是 这些西 徐亚王 国的入 侵者曾 定居的 地方， 他们都 
建立了 一种专 制形式 的政府 ，他 们自 己欣然 服从其 统治， 同 时他们 
再迫 使被征 服国家 的居民 服从。 


他 们采用 的政治 制度的 一致性 是一项 显著的 特点; 并且 ，如果 
和曰 耳曼游 牧部落 制定的 法规对 照来看 ，就更 加引人 注目， 这些游 
牧部落 ，在 旧世界 的西部 ，占有 的一些 国家比 他们自 己的国 家较为 
富裕和 开化。 曾有人 认为， 不 同之处 可以说 是由于 鞑靼人 早先作 
为游牧 部落的 习惯。 可是 日耳曼 民族也 是由游 牧部落 构成的 ，他 
们的 制度之 所以不 用必须 在这个 原因以 外的其 他原因 中去找 。也 
许 大部分 可以在 他们的 发源地 的不同 性质中 找到。 生活在 家乡丛 
林的严 密而固 定的环 境和沼 泽地中 ，这 些日耳 曼人， 在不是 真正有 
战争的 时候， 是 相当安 全的； 我们 知道， 他们 的军人 服从的 习惯松 
弛了， 并且喜 爱那种 粗犷的 和疏懒 的自由 ，这种 自由， 那些 好战的 
野蛮人 ，除了 在必要 的时候 ，绝 对不肯 放弃。 阿富汗 人的一 些部落 
显 示值得 注意的 关于不 同程度 的服从 权威的 例子， 这种服 从是游 
牧民族 中在各 种安全 或者危 险的情 绪下产 生的。 他 们只是 缓慢地 
和局部 地放弃 游牧的 习惯: 在 一个他 们感拜 安全的 国家， 一 年的部 
分时 期内他 们定居 不动， 在当 年的另 一个时 期他们 迁移到 遥远的 
牧场。 在安全 和宁静 的时候 ，他 们的制 度和古 代日耳 曼人的 制度同 
样的 自由， 并且在 许多细 节上和 后者显 然非常 近似。 他们 开始迁 
移时 ，就开 始感到 可能遭 遇危险 ，以 及有 必要把 力量联 合起来 ，于 
是 立刻改 成一种 专制的 政府： 一位 可汗， 在安 定和太 平的时 期不掌 
大权的 ，立 刻被授 予最高 权力; 他们 觉得 没有他 就毫无 办法，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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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 人的意 见他曾 希望留 在内廷 ，或 者在别 处工作 ，但由 于群众 
的 要求， 已 经被召 回接受 他们的 拥戴， 充 当他们 的领导 。① 可是中 
亚细 亚的鞑 靼人居 住在广 漠的平 原上， 四面 受到骑 马的敌 人的威 
胁。 保卫众 人的财 产和生 命这项 任务是 经常的 运动， 他们 的军事 
服从的 习惯没 有一刻 放松的 间歌: 他们生 在这种 习惯中 ，死 在这种 
习 惯中。 可能在 他们成 为外亚 细亚的 美好帝 国的主 人时， 他们发 
现在有 些情况 下统治 者对土 地的权 利已经 确立， 不 是作为 一个疏 
远的 或者有 名无实 的长官 ，而是 作为实 际的和 直接的 所有人 。这样 
的权 利可能 是以往 一些征 服者的 遗物， 或者 在一些 较远的 事例中 
的种 种情况 的发展 ，类似 那些导 致非洲 、秘 鲁， 或者 新西兰 的土著 
在 他们从 事于农 业时承 认统治 者有权 利可处 理这个 国家占 有的领 
土 。不 管怎样 ，肯 定鞑靼 人已经 在各处 或者采 用或者 建立了 一种政 
.治 制度， 非常容 易地和 人民方 面服从 的习惯 以及领 导人方 面的专 
制权 力结合 起来： 并且 他们的 征服已 经或者 引进或 者重新 建立了 
这 种制度 ，范 围所及 ，从黑 海到太 平洋， 从 北京到 the  Nerbudda。 
在整 个农业 的亚洲 （除 了俄罗 斯）， 这同 一制度 流行。 既没 有资本 
也 没有资 本家能 够从已 经积累 的存货 中提供 大多数 人民的 生活所 


① 埃尔芬 斯铕的 < 考布尔 > ，第 II 卷 ，第 215 页 。这 些人被 集合起 来驻入 营帐时 ，由 
他们 自己的 Mooshirs 管理 ，不需 要向可 汗请示 汇报， 并且， 当他们 分散在 国内各 地时， 
他们 生拜在 没有任 何人管 理的情 况下。 可是， 在计划 作长途 行军时 ，他们 就立刻 服从可 
汗的 指挥， 在必须 经过一 个敌对 国家时 ，可 汗就被 推戴为 Chelwashtees 的 首领， 掌绝对 
权力， 成为整 个部落 尊敬和 关心的 对象。 在 行军中 可汗的 重要性 ，从 有一次 the  Nauser 
的行为 中可以 得到证 实# 那一 次朱纳 斯可汗 （他们 现在的 首领） 不肯 同他们 一起 迁移。 
他要和 亲属二 、三 百人 一起留 在达芒 ，帮助 瑟沃可 汗抵抗 Vizeerees 部落 ； 可是他 的决定 
引起 部落中 极大的 不安， 大家 说不可 能没有 自己的 可汗一 同远征 。 他们 的意见 非常诚 
恳， 以致朱 纳斯最 后不得 不放弃 他原来 的计划 ，而 同他们 一起行 军到霣 拉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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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农民必 须有土 地可以 耕种， 否 则一定 挨饿。 因 此国家 的主要 
部分总 是依靠 伟大的 统治者 地主作 为取得 粮食的 手段。 在 人民的 
其余 部分中 ，最 重要的 一部分 ，如 果可能 的话， 更是依 靠别人 的:他 
们 作为军 人或者 文职人 员这种 角色依 靠向农 民征收 的税款 的一部 
分维 持生活 ，这一 部分是 他们的 首领作 为恩赐 指定给 他们的 ：中间 
的 和自立 的阶级 没有； 伟大和 渺小， 完全是 他们自 己描绘 自己的 
说法, 都是那 主人的 奴仆， 他们 的生活 资料完 全决定 于他的 喜怒。 
漫长的 许多充 满了令 人厌倦 的压迫 的世纪 的经验 ，已 经足以 证明， 
这 样一种 事态， 一经 确立， 倾 向于使 它所造 成的专 制政治 永久存 
在。 

虽然 一种类 似的制 度在亚 洲所有 的伟大 帝国中 流行， 但各个 
帝 国表现 了自己 所作的 明显的 修改; 起源于 气候、 土地、 甚 至政府 
方面的 不同； 因为 专制主 义本身 就有各 种变化 关于这 些改变 ，在 
这里只 须略陈 梗概。 

第二节 印度农 民地租 在印度 

似乎很 可能， 古埃 及人和 印度的 婆罗门 教偶像 崇拜者 有共同 
的起源 ，可是 他们来 自何处 ，或 者他们 那些独 特的制 度是在 什么环 
境中发 生的， 都只能 模糊地 猜测。 在 印度， 自从婆 罗门僧 侣领导 
或者伴 随的民 族入侵 以来农 民地租 就存在 ，也 许时期 还要长 。印度 
教信仰 者的圣 书中根 据征服 的权利 创立了 统治者 对土地 的所有 
权。 

“由 于征服 ，土地 成为神 圣的帕 拉萨. 拉马的 财产； 由于 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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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萨 盖 • 卡斯 亚帕的 财产， 并由他 托付给 克沙特 里亚斯 （军 人阶 
级） 取得 保护， 因为他 们有防 护性的 财产； 这 种财产 总是由 强有力 
的 征服者 掌握， 而不 是由耕 种土地 的臣民 持有。 可 是每年 的产物 
由臣 民取得 ，但 须缴纳 每年的 税收； 国王 依法 不得于 当年将 土地赐 
给、 卖给 、或 者转让 给另一 个人。 可是， 如 果协议 是这样 说的， ‘你可 
以 享用此 项土地 若干年 ’， 那就按 照准许 的年数 执行， 在这 若干年 
中 国王不 应该将 此项土 地赐给 、卖给 、或 者转让 给另一 个人; 然而， 
如果 对方这 个臣民 不缴税 ，原来 的使用 许可既 是有条 件的, 现在由 
于 违反条 件当然 取消。 可是 ，如果 没有订 立特别 协议， .而另 一个人 
想要取 得这块 土地, 规 定缴纳 较多的 税收， 那 就可以 根据他 的申请 
予以批 准① 。” 

印度 的各种 统治者 (本土 的和外 来的） 的习惯 做法， 曾 经很准 
确地符 合这种 常常被 引用的 法规的 精神和 文字。 以 往在和 平时期 
发展 起来的 、人民 可以取 得暂时 的所有 权的那 些次要 的权利 ，一直 
都是 不稳定 和不完 善的。 可是统 治者的 权利是 最强者 的权利 ，当 
内 战或者 外来侵 略把一 位新主 人带来 某一地 区时， 他的宝 刀非常 
明 确地重 新建立 统治者 所要求 的一切 权利。 

统治者 分取的 产品的 比例， 根据这 种或那 种理由 不断地 改变， 
就是， 在他表 面上想 要以什 么一定 的比例 为限的 时候。 法 律似乎 
规定为 I/6, 可 是实际 上这种 法律或 者规定 ，统 治者完 全不顾 。斯 
特拉 博说过 ，在他 的时代 ，所 谓法律 规定， 这 里的希 腊文字 只须牵 
强一点 解释， 地租 就可以 似乎是 产品的 1/4 或者 3/4。 莫 卧儿征 


① 科尔布 鲁克的 《 印度法 规汇编 > ，第 I 卷 ，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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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征 收地租 的比例 ，根 据土地 的质量 而差异 很大， 特别重 视对水 
的 控制。 但是 实际上 从来没 有一种 固定的 地租率 曾长期 流行。 

在印度 人的政 府下， 曾有 一种意 向要让 许多次 要的可 以占有 
土 地的权 利以及 和收税 有关的 职务都 成为世 袭的。 其中最 重要的 
是莫卧 儿帝国 时代大 地主的 职务。 担任这 些职位 的人， 受 委托在 
大小不 等的地 区中征 收賦税 ，有 权利分 得税收 数目的 1/10, 有时 
候 还有土 地分给 他们， 并賦予 很大的 权力。 他们很 习惯于 借出种 
籽 和农具 帮助耕 种者， 规定 用产品 偿还。 若 是子承 父业已 经有几 
代人担 任这一 职位， 这 种地主 和他手 r 的那 些人之 间的情 谊和利 
害关系 很深和 很牢固 ，以致 更换一 个地主 ，除 非因为 严重的 行为不 
端， 或者因 为无力 缴纳统 治者的 地租， 地主本 人和农 民就会 认为这 
是 一种专 制暴君 的压迫 行为。 农民一 般地都 是共同 占有他 们的土 
地 ，集 合为一 些村落 ，有 他们自 己的办 事员， 这些办 事员把 耕种者 
和做买 卖的人 分别应 得的一 份产品 分发给 他们。 村 中的职 务和各 
种行业 成为世 袭的。 还有实 际耕作 者农民 本身， 比 那些上 级办事 
员 更不会 在自己 的土地 所有权 方面感 到不能 安心。 只要统 治者的 
一份 产品照 常缴纳 ，搅 乱地位 低下的 生产代 理人的 情绪， 对 他没有 
好处 ，而抓 住这些 人对他 自己有 极大的 利益。 为 了同样 的原因 ，抵 
押 或者出 卖所有 者权益 的要求 ，可 以让它 成立。 

可是所 有这些 次要的 权益， 只有 在和平 时期并 且在稳 健的统 
治者 手下， 才受 到尊重 ，而 这些在 印度是 罕有的 。到现 在为止 ，这个 
国家不 幸看到 接二连 三地出 现一些 短命的 帝国： 这 些帝国 先后成 
立时的 骚乱还 未平息 ，人 民已经 被它们 衰弱和 腐朽的 结果所 折磨。 
还 没有任 何真正 有能力 的全面 的政府 存在的 时候， 首领们 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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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以 及通常 他们的 目标是 依据某 种固定 的制度 行事； 限 制他们 
自己 的强征 暴敛； 保护 农民， 并 通过合 理地保 障有关 各方的 利益， 
鼓励 耕种。 那 些莫卧 儿皇帝 根据这 种精神 行动， 一 方面对 土地上 
施 行一种 权力, 没有 真正的 限制， 除了他 们给自 己划定 的范围 。可 
是 ，随着 帝国变 得衰弱 ，属下 的一些 首领， 伊 斯兰教 徒或者 印度教 
徒， 开始在 他们的 地区内 行使不 受控制 的权力 ，他们 的贪得 无厌和 
暴力行 为似乎 通常完 全不受 政策或 者原则 的约束 。立 刻一切 制度、 
温 和主义 ，或 者保障 都完了 ，强 加的灾 难性的 地租， 常常在 行军途 
中 在大刀 长矛的 威胁下 征收， 老百姓 在绝望 中试图 抗拒时 受到火 
烧 和屠杀 的残酷 镇压。 

像这样 的局面 ，在印 度的古 代史上 常常一 再出现 ，紧接 着短暂 
的宁静 的间歇 之后。 这些当 然造成 惨重的 损失。 这 个国家 的肥沃 
领土有 一半始 终未曾 耕种， 虽然 聚居着 众多的 人口， 对这 些人来 
说， 容许他 们在相 当的保 障下使 土地有 所生产 ，就是 幸搞。 印度农 
民通常 是最贫 困的， 他们的 耕种工 具效率 最低， 

英 国人成 为莫卧 儿皇帝 在孟加 拉的代 表时， 他 们首先 把自己 
作 为土地 所有人 的权利 扩大到 极度； 并忽视 (向 英国 政府纳 税的） 
印度地 主和印 度农民 的那种 次要的 要求， 他 们的做 法被认 为是压 
迫的和 专横的 ，虽然 也许严 格地说 不是不 合法的 。在 他们的 观点和 
感 情上已 经发生 了重大 的反应 ，看出 有必要 使耕种 者恢复 信心; 他 
们 急于要 摆脱有 人指责 他们不 公道和 专横的 恶名， 他扪表 现得很 
愿意丢 掉自己 的土地 所有者 的资格 ，仅 仅保留 土地统 治者的 资格。 
结果达 成了一 项协议 ，根 据此项 协议， 莫卧儿 帝国时 代的农 民取得 
—种从 来不属 于他们 的资格 ，成 为那些 印度农 民的直 接地主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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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农 民和最 高政府 之间， 这种直 接地主 以前仅 仅是代 理人， 但是 
代 理人享 有许多 不完备 的可是 规定的 对他们 的职位 可以世 袭的权 
利。 政 府不征 收地租 ，而 满足于 取得一 种固定 的和永 久性的 税收； 
此项 税收应 由这些 新地主 负责。 

作出 这种安 排时没 有疑问 是有一 种公平 合理甚 至慈善 的精神 
的。 然而 ，似乎 现今人 们一般 地承认 ，对 地主 的权利 要求估 计过高 
了， 假如 给他们 的照顾 较少， 而对印 度农民 的保障 和自主 照顾较 
多， 那 样的解 决办法 就会比 较合适 得多， 而 且同样 的公平 或者宽 
厚。 

第三节 印度农 民地租 在波斯 

东方的 专制政 府中， 波斯 政府也 许是最 贪得无 厌和最 肆无忌 
惮地 不讲原 则的； 然而 这个国 家特殊 的土壤 对亚洲 的一般 印度农 
民地 租制度 采用了 一些有 价值的 修改， 使那 肆无忌 惮的政 府不得 
不以很 大的耐 心对待 君主的 权益以 次的各 种在土 地方面 的权益 。 

旧世 界的最 值得注 意的地 质特征 之一是 那一大 片沙漠 地带， 
使 那些在 它地面 上漫游 或者在 边境上 居住的 部族不 知不觉 地养成 
一 种独特 的性格 。 这个 地带形 成非洲 西部太 平洋的 海岸， 并构成 
撤哈拉 大沙漠 ，这有 助于长 期隐蔽 地球上 那一部 分的中 心地区 ，避 
免了 欧洲人 好奇心 的窥探 。接着 它形成 埃及的 地面， 除了尼 罗河流 
域， 跨 越阿拉 伯荒漠 ，到 叙利亚 、被 斯和上 印度; 并且 ，从波 斯向北 
转， 在穆谢 德和赫 拉特① 之间穿 过厄尔 布尔士 和帕拉 波米森 山脉, 

① 关于这 些在波 斯和鞑 靼里边 埦的沙 质地的 路线， 参阅弗 雷泽的 拉桑 > ，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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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是高 加索或 者喜马 拉雅山 系的一 部分; 向东 北流经 鞑靼里 ，并 
绕过 中国的 北端， 最 后据说 沉入太 乎洋的 波浪。 波 斯领土 的较大 
一部分 ，或 者由 这个沙 漠构成 ，或 者处于 沙漠的 边缘； 带有 那种焦 
燥的 和不毛 之地的 特征， 以致 在靠近 的地方 一眼望 去看不 出它的 
界线 。①这 种土地 只有通 过灌溉 才能使 它可以 生产。 可是， 弗雷泽 
说 ，在波 斯水是 大自然 的一项 最稀罕 的恩惠 ^ 那里的 河又小 又少， 
不常见 的溪流 只能应 用于很 有限的 耕种。 在最 好的一 些地区 ，一 
小部 分的耕 地像沙 漠中的 绿洲， 对比 之下周 围的〜 切显得 更加阴 
郁 。② 

天然 的泉水 和河流 既然不 够维持 人民必 须赖以 生存的 耕种， 
波 斯人花 了大童 的劳动 力和费 用建立 人造的 水源， 叫做“ 地下水 
道” （cannaut)。 他们在 小山的 山坡上 凿出长 长的一 系列、 一系列 
深 度不同 的井， 由 一条沟 渠把这 些井通 联起来 ，把聚 集在这 些井里 
的水引 到最低 的井里 ，然后 水流分 布到受 益的田 地上。 这些 工程， 
总是成 本髙而 重要， 有各种 不同的 规模; 据说 一系列 的井有 时候每 
套长达 36 英里， 以 及在乔 拉桑有 一 条地下 水道， 〜 个骑士 肩负长 
矛可 以骑在 马上进 去③； 比较 通常的 ，沟 渠小， 一连 串井的 系列全 


①  弗 雷泽。 

②  弗霄泽 ，第 163 页， 

③  这 或许是 虚构的 故亊， 可是这 些“ 地下 水道” 一定有 时候放 出很大 最的水 。弗 
宵泽 第一次 在考泽 伦见到 ，他说 这种“ 地下水 道”常 常被人 说起， 它 差不多 是唯一 的一种 
需要花 钱的改 良措施 ，仍然 在波斯 实行着 ，因 为这样 取得的 财产有 保障、 利润大 、也 不很 
远* 实际上 这种水 道最普 通是由 有权位 的人建 造的， 他们把 这样地 弄到地 面来的 水以很 
高 的价钱 出售。 考泽 伦流域 最近建 成几处 水道； 人 们对这 种财产 的价值 可以有 一种概 
念, 如果: T 解在 达拉克 的一条 小溪一 年获得 4000 卢比的 收入， 还有最 近考择 伦的 p 政 
长官 Kulb  Anee  Khan 开的 一处地 下水道 ，提 供的水 流至少 比前者 要大五 、六倍 ❶除了 


86 


第一卷 地租 


长不 起过二 英里。 凡是 用这样 或那样 的方法 把水浇 到地面 上的时 
候 ，东 方植物 滋生那 种欣欣 向荣的 景象就 出现。 假如由 于战争 、或 
者压迫 、或 者意 外事故 、或 者天时 关系， 人类 工作的 成绩遭 到破坏 
或 者疏忽 ，丰 饶的景 象就会 消逝， 到处又 是一片 荒凉。 从设 拉子到 
德黑 兰这段 路线上 的耶兹 迪哈斯 特平原 ，一 度曾以 美丽富 饶闻名 。 
弗雷泽 1821 年经过 那里， 曾 这样地 评述。 “耶兹 迪哈斯 特平原 ，在 
我们的 路线上 一直延 伸到科 迈沙， 将 近这里 的地方 呈现了 一幅波 
斯国内 繁荣普 遍衰退 的可悲 景象。 大 村落的 残迹散 见于各 处的很 
多， 商队 或者旅 行队客 店和庭 院的像 骷髅一 般的墙 壁都说 明比较 
美好 的当年 ，这 些像是 对王国 和政府 的‘死 的瞥告 ’， 全部平 原上到 
处设 有土墩 ，标 志地下 水道的 路线, 这 些地下 水道一 度曾是 财富和 
肥力 的来源 ，如 今全部 堵塞和 干涸， 因 为既没 有人也 没有农 事需要 
它们 的帮助 ，① 尼沙普 尔地区 是另一 处著名 的波斯 耕种事 业的中 
心。 弗雷 泽先生 (讲起 他收到 的关于 这个地 方的资 料时〉 说， “又据 
说在 尼沙普 尔的不 同部门 ，他们 估计有 14000 个独特 的村落 ，全有 
人居住 ，由 12000 条地下 水道和 18 条来 自山间 的小河 灌溉。 这种 
宏伟 的细节 毫无疑 问是大 大地夸 张了， 不过 是重复 对这个 地方在 
高度繁 荣时代 的传统 说法， 现 今没有 这样庞 大的人 口或者 农业存 
在 ，大 多数村 落灾难 深重, 平原上 残存的 一些地 下水道 的遗迹 ，本 
来还可 以有助 于差不 多证实 上述情 况的， 现在 也堵塞 和干涸 
了 。”② 

别的用 途以外 ，它还 有助于 灌溉一 处果面 ，那 里有 一些国 内最好 的桔树 （又醆 又甜） 、柚 
子 、败 攆和石 植树。 弗甘泽 的<« 拉喿 》 ，第 79 页* 

①  弗雷泽 》 第】 18 页* 

②  弗雷泽 ，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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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 君主的 主要收 入来自 土地的 产品， W 君主 是这些 土地的 
最高 所有人 。尽管 贪得无 厌和强 取豪夺 的习惯 蒙蔽了 他们的 眼睛， 
他们 还是看 得出， 人们 决不肯 花那么 大的成 本像这 样从沙 漠中夺 
取一块 块耕地 ，保 持生产 ，除非 创业者 觉得真 正可靠 ，他 们对 这些耕 
地的产 权今后 会受到 尊重。 因此 ，根据 波斯的 法律, 凡是在 从来没 
有水的 地方把 水弄到 地面上 的人， 君 主保证 他对受 益的土 地享有 
世袭 所有权 ，同时 ，他 应以 产品的 五分之 一作为 地租缴 给国王 ，其 
余部 分任听 所有人 作为业 主自由 处理， 但须完 成地租 任务。 如果 
他愿 意按货 币地租 计算把 水出租 给有土 地的其 他人， 而这 些土地 
已经用 产品缴 过国王 的地租 ，那末 ，水的 租金就 归他自 己所得 ，国 
王的 利益仅 仅是这 些土地 所获得 的额外 肥力， 这一 部分肥 力的产 
品国王 分享。 在有产 业的波 斯人中 ，最 多的是 那些担 任公职 的人， 
建 造地下 水道是 人们爱 做的一 种投机 事业， 乡村中 人也往 往联合 
起 来建造 ，这些 是最好 的证据 ，说 P 月君 主对这 方面的 保证是 忠实地 
做到了  O 


/  然而， 适当地 考虑到 ，波斯 统治者 方面， 因为人 工灌溉 所必需 
的支出 、而 不得不 对次要 的权益 作了比 较慎重 的照頋 ，这些 统治者 
对 他们自 有领土 的管理 方法和 我们曾 经看到 的在印 度流行 的很相 
似。 居 住在乡 村的印 度农民 共同种 -也， 或者 由他们 自己分 成一份 
一份的 耕种， 他们 在土地 上的权 益是世 袭的。 弗雷泽 先生说 ，“最 
初的 关于财 产的习 惯法的 规定， 有很多 地方考 虑到对 农民的 保障， 
乡村 人民的 权利至 少和地 主的权 利受到 同样的 保障， 他耕 种自己 
的一 份土地 的主权 是从他 所属的 乡村一 开始就 递传下 来的， 既不 
能争辩 也不能 不承认 ，他不 能放弃 ，那 村中的 地主也 不能驱 逐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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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只要他 行为端 正并缴 纳他应 缴的一 份地租 。”① 

现 今向农 民征收 的地租 是产品 的 1/5; 它有 过变化 ，各 个王子 
按自 己的意 见征收 的标准 不同， 比较特 殊的有 努舍范 和蒂莫 尔。 
波斯人 现在说 ，根据 古老的 惯例只 应征收 1/10, 另一份 1/10 是因 
为有 关方面 应允取 消杂税 而农民 同意缴 纳的； 但是 ，尽管 附加的 
1/10 已经 征收， 杂 税还是 和以前 至少同 样沉重 。② 

在这些 世袭的 耕种者 之上有 一名“ 二号地 主”， 常常被 弗雷泽 
称为 “一村 之主” ，他可 以享受 产品的 1/10。 在 这个人 身上立 刻可以 
看岀 奠卧儿 帝国时 代的印 度地主 (Zemindar)。 可是 ，虽然  “Zeminr 
dar” 这 个词原 来是波 斯语， 似乎现 今在波 斯并不 常用。 对 这种中 
间 权益世 袭继承 的权利 ，査 丁说， 在 他的时 代向国 王承租 99 年的 
做法 才开始 实行。 伯尼 埃明确 地否认 在波斯 曾有过 土地私 有权这 
种东西 。这 一种人 的权益 自然会 在波斯 逐渐增 加和长 期存在 ，甚至 
比在 印度发 展更快 ，由于 需要垫 钱办好 灌溉， 这种钱 通常都 是由他 
们 垫的。 他们 可以取 得产品 的十分 之一的 权利， 似 乎现今 和收税 
的职 务完全 分开， 以致 波斯君 主的妒 忌心有 时候甚 至禁止 他们居 
住在自 己的 村子里 ，据说 是防止 他们欺 压农民 ，③更 可能是 为了避 
免他 们在抗 拒政府 官吏的 敲诈勒 索中的 干涉， 因为 他们应 付这种 
事 比农民 们自己 出面效 果较好 。④ 


①  弗雷泽 ，第 208 页， 

②  弗雷泽 ，第 211页# 

③  弗雷泽 ，第 208页《 

④  弗雷泽 ，第 390 页。 村长说 ，那些 和他们 的地主 箅帐的 农民， 比 那些直 接对政 
府箅 帐的农 民境況 较好， 这是由 于比较 穷的那 种人在 政府官 吏手里 受到严 重的 敲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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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 斯有些 人夸口 （或 许是事 实）， 说这 些产业 已经在 他们家 


族 的手里 多年。 假如 波斯确 实有一 个地主 集团， 在 遗产的 继承方 
面和这 些人在 他们的 有限权 益方面 同样有 保障， 国 王的专 制主义 
就会立 刻受到 束缚。 可是 当强有 力的统 治者地 主征收 产品的 1/5 
的 时候， 那些有 权利向 一些和 自 己同样 是世袭 的佃农 们征收 1/10 
的人， 就不大 可能在 国内取 得足够 的势力 ，可 以保 护他们 属下的 
佃农或 者他们 本身， 因 此那个 大概是 世界上 最糟的 政府之 一的主 
要负担 就压在 耕种者 的肩上 * 弗雷 泽说， “ 没有一 种人他 们的境 
况 呈现出 比波斯 农庄主 和种地 者的境 况更使 人忧郁 的压迫 和专横 
的 景象。 他们长 期生活 在横征 暴敛和 不公道 的制度 之下， 无法逃 
避； 并 且更令 人苦恼 的是， 捐 税的形 式和范 围都不 明确， 因为没 
有人知 道什么 时候、 用什么 方法、 或者 多少税 额可能 突然来 勒索。 
乡村 中的全 部征敛 最终落 在农场 主和广 大农民 身上。 国王 在大臣 
和各 省长官 身上打 主意， 他们 必须从 地区的 头头那 里取得 所需的 
数目 ，这 些头头 又依次 向村长 们索取 ，村 长必须 向农民 敲榨， 所有 
这些中 间的经 手人一 定也有 他们的 利润， 结 果国王 得到的 数目只 
是农 民缴纳 的总数 的一小 部分。 每一 项税、 每一件 礼物、 每一笔 
罚金 ，最初 不管是 谁收到 或者索 取的， 最终总 是成为 农民的 负担。 
而且， 他们的 统治者 的性质 如此， 以致 这些需 索的唯 一限度 ，是 
一方面 的敲诈 勒索的 权力， 和另一 方面的 ‘送给 别人’ 或者‘ 留给自 
己’ 的能力 。”① 


① 弗雷泽 ，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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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四节 印 度农民 地租在 土耳其 

土耳 其人征 服了希 腊帝国 的各省 以后， 最后把 他们自 己安顿 
在帝 国的废 墟上的 时候， 他们的 税收制 度和政 府组织 的基础 ，和其 
他鞑靼 人部落 一样， 在 于假设 他们的 领袖已 经成为 被征服 的土地 
的合法 主人。 

规定 由耕种 者负担 的地租 ，似 乎原先 焉按总 产量的 1/1G 计算 
的 ，按 这个标 准估计 的各个 地区的 价值, 很早就 在国库 登记。 和各 
省 长官算 帐时仍 然使用 这种登 记簿。 可是， 由于每 个地区 缴纳的 
地租 从来不 变动不 管耕种 方面发 生什么 变化， 农业 和人口 的衰退 
已 经使农 民的实 际负担 比他们 最初的 负担重 得多。 耕种者 是土耳 
其人 的地方 ，缴纳 产品的 V7; 耕种者 若是基 督教徒 ，就 缴纳 1/5。 

根据 后来旅 行家在 希腊的 见闻， 大约 这是国 王的实 际平均 地租收 
入。 


土耳 其人把 他们亚 洲人的 关于领 袖对土 地的最 髙权利 的观念 
在实 践中表 现出来 的粗暴 行为， 最好 根据他 们的下 述一项 措施来 
判断。 

苏丹 ②把他 自己的 很大一 部分土 地所有 权媒给 别人， 为了成 
立一 种封建 的民兵 组织。 有等 级的军 官领到 份地， 称为 Ziamet 
和 timar， 他们 在这里 面的权 利代表 君主的 权利， 被 任命为 这种军 
宵的人 数超过 5 万名。 Ziamet 和 Timar 不同 之处仅 仅是 前者的 


① 苏丹 （Sultan), 旧时 土耳其 君主的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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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较大。 为了这 些赏賜 ，他们 有义务 服兵役 ，并且 必须有 一定数 
目的人 参加。 他们 的兵力 ，直到 土耳其 从前的 近卫步 兵兴起 为止， 
构成帝 国的主 要部队 ，据 说人 数达到 15 万。 类似的 赏賜， 在印度 
的 名称是 “Iaghire”， 在彼 斯名为 “Teecool”， 可是在 这两个 国家都 

建 立得不 及在土 耳其那 样有条 不紊。 在土 耳其， 这 些土地 始终没 
有成为 可以世 袭的； 仍然是 严格地 以本人 的一生 为限， 在 实行的 
初期， 曾利用 这种赏 賜以激 励军功 竞争， 享 有这种 权利的 A 死后， 
他的 亲密朋 友中最 勇敢的 一个人 立刻被 选定接 管他的 产业， 据说 
有一位 Timar 在 仅仅一 次战役 中被 这样地 任命了  8 次 。① 但是, 
对这些 財产的 处理， 久 已成为 完全受 贿赂的 影响。 一个大 官在他 
一 生中往 往为家 属购买 复归的 继承权 ，可是 ，假 如他 由于疏 忽未做 
这 一手续 ，他的 亲属在 他死后 被剥夺 所有权 ，除 非他 们出的 价钱超 
过所 有其他 的人。 © 除 了这些 终身权 益以及 授予伊 斯兰教 法律讲 
师 的地产 以外， 在 土耳其 没有什 么看得 清楚的 財产所 有权。 虽然 
在 土耳其 ，像在 印度和 波斯以 东各地 的农民 中那样 ，存 在着 对世袭 
的 土地所 有权的 要求。 只要农 民向苏 丹或者 管辖自 己所属 的领地 
的长 官缴纳 法定的 一部分 产品， 他占 用和转 让土地 的权利 就不会 
有 人争执 ，这 一点在 那里是 十分可 靠的。 在希腊 ，在 现今这 场骚动 
以前， 土 地非常 普通地 由古老 的分成 制佃农 耕种， 他们向 地方长 
官缴纳 产品的 一半。 这样耕 种的土 地是否 全部是 附属于 长官的 
Timar 的领地 ，或者 这种地 租是为 了借给 (非 穆斯 林农民 ）（rayah) 
用的 农具, 使 他能种 好他本 身是世 袭佃农 的那些 土地， 我没 有资料 

①  橐顿 ，第 166 页。 

②  奥利夫 ，第 192 页， 


92 


第一卷 地租 


可査 ，不能 断定。 可 能这两 种分成 制悃农 都有。 

土耳其 的制度 ，和 印度 的或者 波斯的 制度比 较起来 ，显 然有一 
些 优点。 地 租的长 期稳定 和多寡 适中， 是很 重要的 一项。 如果根 
据公 平合理 的制度 收取， 那 种地租 就不过 是一种 合理的 土地税 ，苏 
丹 的那种 全国普 遍的地 主身份 变成一 种仅仅 有名无 实的或 者荣誉 
性 的崇髙 地位， 像 欧洲许 多基督 徒君主 自称的 那样。 我们 可以补 
充 一句， 土耳 其政府 始终没 有完全 不能控 制它的 官吏， 像 德里的 
虚弱的 王朝在 衰落中 那样， 在 它自己 的聚敛 方面也 不像波 斯国王 
那样贪 得无厌 和反复 无常。 可 是土耳 其政府 的比较 温和与 比较有 
力童仍 然对它 的不幸 的臣民 无益， 因 为政府 对它的 遥远的 官员的 
营 私舞弊 有一定 程度的 因循苟 安和漠 不关心 ，可 以说 ，部分 地这是 
由 于顽固 思想已 经使得 伊斯兰 教徒的 首领不 关心他 的基督 教徒臣 
民在伊 斯兰官 员手里 受到的 待遇； 以 及部分 地由于 对普通 的文明 
政治的 艺术完 全无知 (土 耳其 民族的 虚荣心 曾经把 这一点 当作优 
点来 珍视） ，并且 他们的 顽固思 想还认 为这样 很好。 土耳其 人本身 
的人 数很多 ，高级 官员的 压迫有 一定的 限度。 土 耳其人 ，只 要能设 
法上告 到最髙 当局， 就一定 有人给 他们主 持公道 ，已 经有办 法保护 
自 己的 生命和 财产， 就是, 通过参 加会、 社等 团体为 个别成 员所受 
的 冤屈伸 张正义 。可是 在遥远 的省区 ，没 有一个 教派是 安全的 。受 
压迫 者的呼 声不难 抑制, 而且, 即 使有人 隐约地 听到， 似乎 也习惯 
性 地不闻 不问。 苏丹确 实以非 凡的耐 性绝不 轻易增 加他自 己的税 
收， 但须这 项税收 由备省 长官按 期转来 ，至于 这些钱 是用什 么方法 
或者 什么新 的手段 向人民 榨取的 ，他却 不管。 结果是 可以预 料的。 
政 府对各 省长官 的嫉妒 ，只 容许他 们任职 一个短 暂时期 ，他 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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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就更 加贪得 无厌， 可怜的 耕种者 只有俯 首帖耳 、干到 精疲力 
竭， 才 得在那 块土地 上勉强 容身。 

沃尔 尼曾经 确切地 叙述了 这种情 况在叙 利亚和 埃及的 影响。 


“ 苏丹对 土地的 绝对所 有权似 乎加重 他的军 官们的 压迫。 儿子从 
来 不一定 能继承 父亲的 工作， 广大农 民常常 不得已 而远离 一处已 
经靠不 住能为 他们提 供最低 生活的 土地。 对那些 留在原 地的人 ，捐 
税没有 减少， 并且尽 可能地 榨取， 人 口继续 减少， 荒地 增多, 一片凄 
凉 成为长 期现象 。”这 样剩下 的少数 最苦恼 的人， 占 有着那 些一度 
是古老 文明的 壮丽的 土地， 这些地 方的气 候和土 壤适宜 ，人 们会增 
殖、 会致富 ，几 乎不费 气力, 他们自 己和他 们的主 人都是 这样; 假如 
一 般的政 府曾经 想到应 该用它 在迫使 贪污者 把微乎 其微的 一部分 
赃 物吐出 来缴入 帝国国 库时所 用的气 力的一 半来保 护它的 臣民。 


第五节 印度农 民地租 在中国 

我们了 解中国 ，知 道那里 的君主 ，和 在亚洲 其他地 方一样 ，是 
土地 的唯一 主人， 可是 我们了 解得 还不够 ，不 能正确 地评判 这种皇 
家所有 制在中 国受到 的那种 特殊的 修改。 中 国政府 在新征 服时怎 
样接 管土地 所有权 和征收 地租， 在佩 顿发表 的一位 打了胜 仗的中 
国司 令官写 给皇帝 的信里 说得很 有趣味 。①在 中国， 虽然 产品的 
1/10 悬名 义上的 地租， 实际征 收的比 例却可 能大不 相同。 关于这 
种制 度在中 国人当 中发生 的实际 影响， 如果 能有比 政府不 久会愿 


① 佩顿 ，第 232,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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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发 表的更 多和更 详细的 资料， 一定是 很有趣 味的。 

印度农 民地租 在中国 的进展 和影响 ，几 乎必 然是和 在印度 、波 
斯 ，或者 土耳其 所显示 的大不 相同。 在后者 这三个 国家中 ，政 府的 
腐化 以及由 于产生 的压迫 和品质 低落， 使我 们没有 办法判 断这个 
制 度本身 的结果 可能是 怎样， 是不是 会有一 段较长 的时期 由一个 
比较 温和, 比 较容忍 ，并 能保障 耕种者 的人身 和财产 安全的 政府来 
管理。 在中 国这种 实验似 乎已经 很好地 尝试过 。治理 国家的 艺术， 
在一定 程度上 那些辛 辛苦苦 教育出 来的文 官是了 解的， 帝 国的事 
务正是 由他们 办理； 这个 国家， 到最近 为止， 一直没 有内乱 或者严 
重的对 外战争 ，行 政机 构组织 得很好 、温 和而有 效率。 帝国 的一切 
行为 ，确实 和一些 亚洲邻 邦的情 况形成 鲜明的 对照, 那些国 家的人 
民, 看惯了 以暴力 和流血 作为政 府的普 通工具 ，对于 中国政 治家们 
不用刀 而用笔 维持国 家的权 力这一 奇迹, 表示很 难理解 。① 我们知 
道， 由 于国内 安宁而 产生的 一项效 果是： 农业 扩展和 人口增 加的程 
度大 大地超 过邻邦 。一方 面印度 的土地 已经开 垦的始 终不到 一半, 
波 斯土地 开垦的 更少， 中国土 地充分 耕种的 程度却 和大多 数欧洲 
王 国的土 地一样 ，人力 也比较 充足。 

在印 度国王 和缴纳 产品地 租给类 似莫卧 儿帝国 时代那 种大地 
主的 人当中 ，是否 有一种 次一级 的业主 存在, 实际上 有责任 缴纳产 
品给 地主的 人是不 是种田 的农民 本身， 或者 是一种 地位在 农民之 
上的人 ，我们 没有材 料可以 确定。 至少 ，在 有些情 况下， 实 际的耕 


① 弗雪泽 》»录 ，第 114 页 •参 阅弗 霄泽的 关于中 国在距 离霍拉 喿最近 的一些 
省 K 的行政 管理的 叙述， 以及 这种行 政管理 的情况 在来自 其他亚 洲国家 的商人 和旅行 
者心理 上产生 的影响 * 


第四章 印度农 民地租 


95 


种 者从那 些对君 主负责 的人那 里租用 土地， 并缴付 产品的 一半给 
他们。 

有很多 的迹象 表明， 中国 的人口 在帝国 的某些 地区增 加得超 
过领土 能够生 产丰裕 的生活 资料的 数目， 以 致他们 处于非 常贫困 
的 状态。 良好的 政府给 予一个 农民人 口的那 种可以 増殖的 条件, 
通常 会落得 这样的 结果， 如 果在他 们人数 增殖的 过程中 ，人 民大众 
的习惯 和文明 方面没 有发生 一定的 进步。 其 所以没 有改进 的原因 
可能 是各式 各样的 ，在展 开人口 问题的 讨论时 我们应 该辨别 清楚。 
我们对 中国有 足够的 了解, 相信要 改进广 大人民 的习惯 和性格 ，障 
碍 很多， 因此人 口迅速 扩增到 〜定的 程度， 肯定会 是政府 宽大的 一 
项 效果。 根 据克拉 普罗斯 的说法 ，纳税 农民的 数目在 1644 年满洲 
征 服时的 纪录是 260C 万， 同时 其他各 种农民 估计有 1100 万 。并 
且 ，据他 计算, 从那时 候以来 全部人 口已经 增加到 4 倍。 

中国 的税收 每年达 到大约 8400 万盎司 白银。 这项 收入中 ，大 
约 5100 万 盎司是 用货币 缴纳的 ,3300 万用 谷物、 米等 等缴纳 ，大 
部分 由各省 的地方 政府消 费掉。 其中 只有大 约价值 600 万 盎司的 
— 部分每 年汇到 北京。 以农产 品这种 原始形 式取得 这样巨 额的税 
收 ，是一 种显著 的证明 ：中国 皇帝的 权力和 财富， 和 其他东 方统治 
者的 一祥， 是和 他作为 帝国统 治下最 高土地 所有者 的权利 有密切 
关系， 或者不 如说是 建立在 这种权 力上的 。① 

我们有 理由说 ，印度 农民地 租在亚 洲其他 许多国 家中也 流行， 
其中 首先是 印度斯 坦和中 国之间 的一些 国家， 伯明 帝国和 它的一 


①  < 科学通 讯> ，第 5 期 ， 1829 年 S 月 ，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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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附 庸国家 、交 趾支那 等等； 以及 ，第二 ，农业 鞑靼人 居住的 国家、 
喜马拉 雅山北 面和波 斯东面 、萨马 坎德、 布哈拉 ，以及 小布加 里亚的 
— 些国家 。可是 ，这 个制度 可能在 这些国 家受到 的特殊 修改， 以及 
那里 地主和 佃农之 间的关 系详情 ，现 今比中 国的情 况更无 法了解 。 


第六节 其他地 租与印 度农民 
地 租的混 合状态 

我们 能够仔 细考察 印度农 民地租 在那里 流行的 一些国 家的状 
况时 ，立刻 就注意 到这一 事实, 就是， 这种地 租有时 候和劳 役地租 
及分 成制佃 农地租 都混在 一起。 于是 土地呈 现一种 古怪的 利益复 
杂化的 情况。 有一个 世袭的 佃农， 有 责任向 国王 缴纳产 品地租 ，只 
要他缴 纳无误 ，根 据习惯 和规定 ，是 不能辞 退的。 这同 一佃农 ，在 
.种 籽和 农具方 面接受 了一些 援助， 付 给另一 个人一 项第二 产品地 
租 ，这 个人既 可能是 国王的 世袭的 官吏， 也可能 是从属 的业主 ，并 
且有 时候付 给这个 从属的 业主一 项第三 地租， 以劳役 计算， 就是, 
在完 全为了 他的利 益而耕 种的土 地上使 用的劳 动力。 

首先来 讲像这 样嫁接 在印度 农民地 租身上 的劳役 地租。 孟加 
拉湾 的印度 农民常 常分出 一块地 贈送给 一个帮 助他的 把犁人 。这 
是一 种纯粹 的劳役 地租， 由转租 的承租 人缴纳 。莫卧 儿帝国 时代的 
地主常 常向印 度农民 本身要 求一定 数量的 劳役， 用 在他们 的领地 
上。 这种要 求常常 过高， 是难 以忍受 的压迫 和人们 经常诉 苦的来 
源 ，在印 度和波 斯都是 如此。 然而 ，如果 要求不 太高， 人们 就认为 
是 合法的 ，于是 形成另 一项劳 役地租 ，由 印度农 民自己 缴纳。 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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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大 官们常 常迫使 他们的 Zaims 或者 TimarS 的 非穆斯 林农民 
在 他们自 己的私 有农场 上做若 干天的 工作。 这毫无 疑问是 一种非 
法的 剥削， 可 是已成 惯例， 在 实践中 必须把 它当作 一种额 外的地 
租。 

分成 制佃农 地租也 经常会 和亚洲 各地的 印度农 民地租 结合起 
来， 只须 政府的 宽大政 策和效 率足以 保障借 给耕种 者的财 产的安 
全, 或者保 障把生 产工具 借给耕 种者的 那一方 的关系 ，让他 有特殊 
的权力 可以迫 使对方 偿还, 并对帮 助耕种 有特殊 兴趣。 在印度 ，政 
府和 莫卧儿 帝国时 代的农 民有时 候都预 借种籽 和农具 给农民 。政 
府勉强 地借， 而且 只是在 不可避 免的时 候才借 ，政府 方面这 样耕种 
出 来的土 地称为 Coss 和 Comar， 把这 种土地 交到能 自己耕 种的印 
度农民 手里， 似乎 向来是 政策的 目的。 莫卧 儿帝国 时代的 地主比 
较 愿意并 习惯于 作这种 预借， 而且, 既 然他们 分享的 一份产 品的多 
少， 当时 完全由 他们和 农民私 下讨价 还价来 酌定， 毫无疑 问农民 
有 时候受 到很大 的压力 ，但也 不总是 这样。 特别是 在波斯 ，这 种办 
法 被认为 对佃户 最好; 因为 ，在这 个国家 只能是 这样， 大地 主或者 
从 属的业 主负责 抵挡统 治者的 官吏的 敲榨， 由他自 己 和他们 解决。 

第七节 印度 农民地 租概述 

印 度农民 地租的 直接影 响方面 ，没 有什么 有害的 东西。 这种地 
租 通常是 适度的 ，在以 产品的 1/10, 或 者甚至 1/6，1/5 或者 1/4 为 
限的 时候， 如果平 平安安 地和公 平合理 地征收 ，这种 地租成 为一种 
土地税 ，留给 悃户一 项有益 的可以 世袭的 财产。 因此 ，只是 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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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租 的间接 影响， 以及由 于它从 而产生 、并 有助于 使它长 期存在 
的那 种政府 形式， 所以弊 病很多 ，而且 人们在 实践中 看出， 它对人 


民 的财产 和进步 的危害 性大于 我们知 道的任 何形式 的地主 与佃户 
的 关系。 

君主的 所有权 以及他 在产品 方面庞 大的和 实际上 无 限的权 
益， 使人们 不可能 组成任 何真正 独立自 主的关 于土地 的团体 。通 
过分 配他的 领土所 提供的 地租， 国王 用文武 官员的 身份保 持其余 
人口 中最有 势力的 部分。 只剩 下城市 的居民 可以阻 碍他的 权力： 
但这 些人中 大多数 倚靠君 主或者 他的臣 仆的支 出维持 生活。 我们 
以后还 有更合 适的机 会可以 指出， 亚 洲城市 的繁荣 (或者 不如说 
“存 在”） 起源于 政府在 当地的 支出。 既然国 民这样 缺乏真 正的力 
釐， 所以 亚洲的 君主没 有一种 强有力 的特权 的地主 集团需 要和他 
们 斗争， 也就 没有像 欧洲君 主有过 的那种 动机， 促 使他们 要把城 
市培 养成为 政治势 力的发 动机， 况且 国民是 人人知 道最无 能的和 
最屈服 的亚洲 奴隶。 因此， 在 他下面 的社会 中没有 任何东 西能改 
变 君主的 权力， 他是由 印度农 民构成 的人口 耕种的 领土的 最高所 
有者。 这 样的一 种人口 中所有 的真正 力量指 望他不 仅作为 保障的 
来源 ，而 且作为 生活的 来源。 他由 于地位 关系， 必然 是专制 君主。 
可 是亚洲 的专制 政府向 来是同 样的。 在它强 有力的 时候授 权给代 
表， 它的 权力被 代理人 滥用， 在它虚 弱和衰 落时， 这种权 力被下 
属人员 狂乱地 分夺， 窃取权 力更加 滥用。 强 也罢、 弱 也罢， 同样 
地 会破坏 人民的 事业和 财富， 以 及一切 和平的 艺术； 正是 这一点 
使那特 殊的作 为权力 基础的 地租制 度特别 有害， 会 给它在 那里流 
行的 一些国 家造成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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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 度农民 耕种的 一些国 家里， 大多数 人的工 资决定 于他们 

c 

缴纳的 地租， 像 我们可 以回忆 的在各 式各样 的农民 地租制 度下那 
样。 产 品的数 童决定 于土地 的肥力 ，配 给土地 的范围 ，以及 农民的 
技能、 干劲和 效率。 决定 他的工 资的那 产品的 分配， 又决定 于他和 
地主 的合同 ，就是 ，决 定于他 缴纳的 地租。 

同 样地， 在这 种国家 里地租 的数目 决定于 工资的 数目。 产品 
的数 量仍然 和以前 同样地 决定， 地主 的份额 —— 地租 —— 决定于 
他和 工人订 的合同 ，就是 ，决定 于作为 工资被 减掉的 数目。 

在印度 农民制 度下, 地租的 存在和 发展, 完全不 是依靠 土地的 
不同 质量， 或者 每块土 地上使 用的农 具和劳 动力所 取得的 不同收 
益。 最高所 有者有 力董使 一群劳 动者维 持他们 自己的 生活， 他们 
没 有土地 所有者 提供的 土地的 力量就 一定会 挨饿。 这一点 就会使 
他能在 劳动者 的产品 中取得 一份， 即使所 有的土 地质量 相等。 

印度农 民地租 可能由 于两种 原因而 增加， 由 于佃农 的技能 、干 
劲和 效率提 高而出 现的全 部产品 增产， 或者 由于君 主所得 产品的 
比 例增加 ，产 童本身 仍然是 一样, 而佃户 所得的 一份在 减少。 

当 地租增 加而产 童不变 动时， 这 种增加 表明公 共财富 没有增 
加。 只 有财富 的转移 ，可 是没有 增加; 并且一 方的损 失恰恰 和另一 
方的所 得相等 。 可 是当印 度农民 地租因 为产董 较大而 增加时 ，国 
家财富 就获彳 f 同样 数目的 增多。 国家维 持海军 和陆军 的能力 ，以 
及 一切公 共力童 的因素 ，都 相应地 增加， 财富有 了真正 的增加 ，而 
不是仅 仅原有 财富的 转移， 从一只 手转移 到另一 只手。 这 样的增 
加 也表示 印度农 民自己 的收入 增加。 如果 君主的 1/10 或者 1/6 
加 了一倍 ，印度 农民的 9/10 或者 5/6 也加了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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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可见， 只有和 一般财 富与力 量的增 长携手 并进的 地租增 
加， 在长 期内可 以真正 有利于 地主。 虽然产 品地租 増加的 来源在 
于较大 的收成 ，这 种増加 可以继 续下去 ，直到 人的技 能和土 地的肥 
力达到 最大限 度为止 ，就是 ，无 限地。 亚洲的 佃农， 用他们 自己的 


土地 和气候 、以及 最好的 欧洲农 场主的 技术和 精力来 耕种， 可能创 
造 出比世 界上那 个地区 以往的 成绩高 得多的 产量， 并大大 地改善 
他们 自己的 收入， 同 时还要 向君主 缴纳增 加了的 地租。 只 须印度 
农民 的繁荣 像这样 地赶得 上地租 的增加 ，结果 就会是 :不仅 已经耕 
种的土 地上收 成増多 ，而 且耕种 会很快 地扩展 到其他 的土地 。—个 
得到 保障的 、兴旺 的和日 益增多 的人口 ，很快 就会开 垦土耳 其和印 
度 的荒地 ，使波 斯一片 荒凉的 平原逐 渐恢复 失去了 的肥力 ，每 前进 
— 步同时 増加最 高地主 的直接 收入， 以及他 在人民 的总财 富中的 
资源 3 亚洲 作为一 个整体 来看， 这样的 一种发 展似乎 是空想 ，可是 
有时候 也以比 较小的 规模表 现得很 清楚， 足以证 明这是 可能的 ，而 
且 确实是 规模最 大时容 易实现 。①从 停滞不 变的产 量中取 得的地 
租 增多， 以及农 民所得 的一份 减少， 不 幸在亚 洲比较 普通， 也不引 
起 这样的 结果。 在印 度农民 通常的 生活状 况下， 减 少他们 的收入 
就损害 （如 果不 是破坏 的话) 他 们作为 耕种代 理人的 效率。 效率受 
到严 重的侵 害之后 通常会 发生， 以及 这种侵 害达到 一定的 程度之 
后 必然要 发生耕 种者弃 田出走 和放弃 耕种， 于是 地租完 全停止 9东 
方 统治者 的贪心 通常只 注意搜 取眼前 利益的 诱饵， 而忽视 或者不 
頋 从这种 或那种 税源增 加土地 方面的 税收会 引起的 大不相 同的最 


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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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结罘。 所以亚 洲的实 际状况 ，人 民的 苦难、 政府的 贫困和 虚弱， 
大部 分都由 于此。 对印度 农民地 租的性 质和影 响的深 入研究 ，受 
到一 种几乎 是令人 沮丧的 关注， 因为 有人坚 信地球 上这很 大一部 
分人 民的政 治制度 和社会 制度， 会在 漫长的 未来岁 月中以 这些制 
度为 基础。 我们无 法揭示 未来的 真相， 可是 亚洲人 口的特 性中没 
有什么 东西能 使我们 要推测 ，有一 个时期 ，就这 些制度 而言， 那个 
未来会 和过去 及现在 本质上 不同。 


第五章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在 爱尔兰 小农地 租的标 题下， 我 们可以 包括所 有的约 定由农 
民佃户 用货币 缴付的 地租, 他们从 土地取 得自己 的生活 所需。 

他们 人数多 少不等 ，在 许多国 家都有 ，只 有在爱 尔兰他 们的人 
数那 么多， 以致 可以明 显地影 响国家 的一般 情况。 他们在 这一点 
上和其 他各种 农民地 租有最 重要的 区別， 佃 农不仅 必须准 备为了 
使他能 维持自 己 生活的 土地而 提供自 己 的一部 分劳动 力 作为报 
酬 ，像农 奴地租 那样, 或者提 供一定 比例的 产品， 像 在实行 分成制 
佃 农地租 或者印 度农民 地租时 那样。 不管他 的产品 的数童 或者价 
值是 多少， 他必 须缴付 一笔规 定数目 的钱给 地主。 这是一 项最难 
实行 的改革 ，但实 行以后 是很重 要的。 我们必 须记住 i 占有 者用货 
币 缴纳， 对地租 的增涨 或者发 展完全 不是必 要的。 在世界 上比较 
大 得多的 一部分 地区， 这样的 付款方 法始终 还没有 建立。 提供以 
产品计 算的大 量地租 的悃农 ，由于 交易很 少发生 ，可 能连微 小的数 
目也没 有办法 用货币 支付； 以及土 地所有 者可以 (并且 确实) 形成 
一个 富裕的 集团， 消费和 分配一 个国家 的一年 产品， 同时他 们却很 

难得到 少数的 现金。 确实， 农民 耕种者 很少缴 纳货币 地租， 凡是 

•  • 

有货币 地租的 地方， 我 们就可 以看到 完成这 种任务 的能力 建立在 
—些 特殊情 况上。 就 爱尔兰 来说， 邻 近英格 兰以及 这两个 国家之 
间的 关系， 支持 了广大 农民缴 纳货币 地租的 制度。 从爱尔 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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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可以直 接或者 间接进 入英国 市场， 使爱 尔兰农 民有办 法用自 
己的产 品换取 现金。 在某些 地区， 甚 至地租 似乎是 利用在 英国做 
收获工 作挣来 的钱缴 付的； 在移民 委员会 作证的 证词中 一再说 ，假 
如这 项来源 中断， 缴付 货币地 租的能 力在这 些地区 就会立 刻不存 
在。 假如 爱尔兰 是在世 界的一 个比较 辽远的 地区， 周围尽 是一些 
不比 它本身 先进的 国家， 又假 如它的 农民依 靠自己 在国内 交易的 
机会作 为取得 现金的 手段， 那 就似乎 很可能 那些地 主很快 就会不 
得 不采用 一种劳 役地租 或者产 品地租 制度， 类似在 世界上 大部分 
地区流 行的那 些地租 ，在 这些 地区中 由其他 各种农 民佃户 耕种。 

然而, 制度一 经建立 ，爱尔 兰小农 地租在 一个农 民人口 中流行 
的影 响是重 要的。 有 些有益 ，有些 有害。 在估 计这些 影响时 ，我们 
有 很大的 困难， 不得不 根据对 爱尔兰 这单独 一个例 子的看 法作出 
—般的 结论。 假 如我们 除了从 匈牙利 单独一 个国家 收集的 资料以 
外, 对劳役 地租一 无所知 ，我们 的关于 劳役地 租的槪 念一定 会多么 
有 缺陷！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的缺点 ，可 以分三 方面来 讲。. 第一 ，没 有任何 
外部 控制有 助于约 束农民 人口， 使它不 超过容 易养活 的限度 。第 
二， 对农 民的利 益没 有任何 保护， 使其在 决定他 们应付 的数目 方面 
不受 愤例和 规定的 影响。 第三， 土地 所有者 和使用 者之间 没有明 
显的 和直接 的共同 利益； 这种共 同利益 ，在其 他的农 民地租 制度下 
使 傲户在 遭逢不 幸时可 以得到 地主的 原谅和 援助。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的第一 项缺点 ，并且 确实是 最重要 的缺点 ，是 
没有 那些外 部控制 (其他 各种农 民地租 都有) 可以有 助于抑 制农民 
耕种 者都有 的那种 会使人 口増加 到很贫 乏的生 活资料 的限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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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说明这 一点， 我 们必须 稍微抢 先讲一 讲人口 问题。 将尽 
可 能讲得 简短。 我们 知道， 人 类的兽 性増殖 力能够 使他们 居住的 
地区 很快就 有人满 之患。 当人 数已经 达到他 们的领 土能够 维持丰 
裕生 活的限 度时， 如果这 样的增 殖能力 的影响 不减少 ，他们 的境况 
—定会 越来越 坏。 但是， 如果他 们的兽 性增殖 能力的 影响减 少了， 
这必 然是或 者由于 内在的 原因或 动机。 使得 他们不 愿意充 分发挥 
这 种能力 ，或 者由于 外部的 原因独 立地在 起作用 ，和 他们自 己的意 
志 无关。 可是 一个农 民人口 ，从 土地上 生产他 们自己 的工资 ，并用 
实物进 行消费 ，不 管他们 的地租 是什么 形式， 内部控 制或者 促使他 
们实行 节制的 动机一 般地对 他们只 能起很 微弱的 作用。 这 一特点 
的 原因， 我们以 后必须 指出。 结 果是， 除非 有某种 与他们 的意志 
无 关的外 部原因 使这种 农民耕 种者不 得不放 慢他们 人数增 加的速 
度， 他 们就会 在一定 范围的 领土内 —— 无论 实行什 么形式 的地租 
—— 很快 地发展 到接近 匮乏和 贫困的 境况， 最后只 有因为 在物质 
上不 可能取 得生活 所需， 他们 才不得 不停止 增殖。 在劳役 地租或 
者分 成制佃 农地租 流行的 地方， 这种 外部抑 制的原 因在于 地主们 
的利益 和干预 ，在印 度农民 地租已 经实行 的地方 ，原 因在于 政府的 
腐 化和管 理不善 。① 在爱 尔兰小 农地租 流行的 地方, 没有这 种外部 
的原因 存在， 人们对 生殖不 加控制 的倾向 导致人 口增秦 ，结 果生活 
困 苦。. 那末，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在这方 面显然 和农奴 地租及 分成制 
個农地 租不同 ，比 后两 种差。 当然 ，这 不是说 农民和 分成制 佃农不 
增 加到仅 仅因为 人数和 生活需 要就会 使他们 处于听 任地主 支配的 

① 凡 是可以 看到一 个宽大 的和效 率髙的 政府统 治着一 种印度 农民的 地方， 例如 
在中国 ，他 们的人 数增加 得非常 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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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而 是那些 地主的 明显的 利益会 促使他 们不允 许进一 步分割 
土地， 这就把 持着可 以安置 较多家 庭的生 活资料 ，尽 管土地 上还远 
远没 有挤满 了人数 众多的 佃农， 已经 几乎不 能为他 们生产 足够的 
生活必 需品。 俄 国的或 者匈牙 利的贵 族需要 的农奴 佃户仅 够耕种 
他 们自己 的领地 ，不要 再多； 贵族 不肯向 更多的 人配给 土地， 或者 
也许禁 止他们 结婚。 可以这 样做的 权力， 有 一个时 期曾作 为一种 
合法 的权利 存在， 只要 是劳役 地租曾 流行的 地方。 由分成 制佃农 
耕 种的领 地的所 有者， 他所关 心的是 不让他 的佃户 以及需 要养活 
的 人口增 多到超 过完全 耕种所 必需的 数目， 他拒绝 进一步 分割土 
地时 ，新建 立的家 庭就没 有住家 的地方 ，人口 总数的 増加就 受到控 
制。 印度农 民国家 中人口 稀少， 通常 是政府 的腐化 和暴力 行为造 
成的； 没有 疑问， 这是所 以亚洲 有这样 大的一 部分地 方人口 不足或 
者荒无 人烟的 原因。 可是 在爱尔 兰小农 地租已 经根深 蒂 固的时 
候， 地主不 运甩他 的影响 来控制 农民耕 种者的 增殖, 直到发 展成极 
端的 情况。 人口日 益增多 的初期 影响， 也就是 ，更剧 烈的要 求配给 
土地的 竞争， 以及普 遍的地 租增涨 ，一 时似乎 毫无疑 问对地 主们有 
利 ，他 们没有 直接的 或者明 显的动 机要拒 绝把土 地再分 成小块 ，或 
者干涉 新家庭 的定居 ，直到 后来显 然不可 能取得 规定的 地租， 以及 
也许在 小块土 地上挨 饿的农 民骚动 ，地 主们才 瞥醒， 认识到 已经到 
了时候 ，他们 自己的 利益迫 切要求 对佃农 人数的 増加应 该控制 9然 
而 ，根 据我们 可以看 到的爱 尔兰这 个唯一 的大规 模的实 例来说 ，尽 
管 地租实 际上在 增涨， 却有人 认为这 有名无 实的增 加是在 准备一 
种真正 的减少 ，这种 信念来 得缓慢 ，并且 人们只 是勉强 接受， 在这 
样 一种信 念开始 普遍地 有人据 以行动 以前， 耕种者 可能已 经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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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种 既是痛 苦又是 危险的 境况， 

那末 ，地 主在抑 制個农 人口增 殖方面 产生影 响缓慢 ，必 须列为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的缺点 之一， 如果和 农奴地 租或者 分成制 佃农比 
较 来说。 

这种地 租的第 二项缺 点是， 在保 持地主 与佃农 之间的 合同条 
件 稳定不 变方面 ，没 有任何 惯例和 传统的 影响。 

在研 究一个 农奴国 家或者 分成制 佃农国 家的习 惯时， 我们通 
常能看 出古老 惯例的 一些影 响^ 在大 帝国的 各省， 每年农 奴为地 
主服 劳役若 干天， 世代相 传仍然 如此。 分成制 佃农的 旧名称 Colo- 
nus  Medietarius, 就是 从分取 一半产 品中得 来的； 我们看 到“产 

品的一 半” 仍然是 他通常 所得的 一份， 在土地 质量大 不相同 的各大 
地 区都是 这样。 确实 ，这 种古老 惯例的 影响, 并不总 是能够 保障佃 
农 不受穷 困或者 压迫的 痛苦; 担它 的倾向 肯定是 对佃农 有利的 。可 
是 ，爱尔 兰小农 地租规 定用货 币缴付 ，表 面的 数目一 定随着 产品价 
格的 变动而 改变， 在变动 成为习 惯性的 以后， 一种 因为它 是规定 
的 、所以 被认为 是公平 的地租 的一切 迹象, 就完全 消失。 每 一项交 
易都要 决定于 竞争。 

毫无 疑问， 在农奴 国家和 分成制 佃农国 家中可 以看到 的合同 
条件 方面稳 定不变 的倾向 ，大体 上对耕 种者是 一种保 障;爱 尔兰小 
农当 中通常 的变动 和竞争 对他们 不利。 

爱尔兰 小农地 租的第 三项缺 点是， 地主 和佃农 之间没 有这样 
—种 直接的 和明显 的共同 利益， 能够 使耕种 者在遭 受困难 时一定 
可 以得到 援助。 

实 际上， 在任何 一种情 况下， 土地 所有畚 和耕种 者之间 不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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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害 一致的 地方； 可 是在其 他形式 的农民 所有权 下他们 的共同 
利 益比较 直接和 明显， 并因此 对佃农 和地主 双方的 习惯和 感情的 
影响 较大。 农奴的 主人依 靠他的 悃农生 产他自 己的生 活所需 ，当 
他的佃 农成为 效率比 较低的 耕种工 具时， 他受 到损失 分 成制佃 
农的 主人分 取一定 比例的 产品， 他不 能不认 为佃农 的精力 和效率 
就 是他自 己的 利益， 没精打 采的和 不完善 的耕种 使他受 到损失 。因 
此 ，农奴 依赖主 人的利 害观念 或者仁 慈的感 情而得 到援助 ，如 果他 
的作 物歉收 或者遭 到任何 灾祸； 他 很少被 拒绝或 者希望 落空的 。我 
们知道 ，这 种一半 得到承 认的舉 求援助 的权利 ，有时 候对农 奴非常 
宝贵， 以 致他们 曾经因 为恐怕 失去这 种权利 而放弃 自由。 分成制 
個农， 由于任 何原因 而自己 的来源 中断时 ，常 常从地 主那里 借到粮 
食并获 得其他 援助。 地主 因为害 怕失去 自己的 农具、 收入 和所有 
已经 借出的 财物， 即使 非常不 愿意， 在这种 时候也 不敢不 给予援 
助。 甚 至那印 度农民 ，尽管 通常十 分可怜 ，并 且距离 统治者 地主很 
远， 在这 些利益 方面也 不是一 定不分 得一份 。人们 觉得他 出的力 
是 国家收 入的重 要来源 ，在治 理得比 较好的 政府下 ，人 们觉 得并承 
认有必 要援助 那些有 困难的 耕种者 ，应 该对他 们容忍 ，并且 有时候 
应该接 济他们 。① 

爱尔 兰小农 佃户的 利益和 地主的 利益不 是那么 明显地 一致： 
更换佃 户和增 滅地租 是常有 的事， 辞 退一个 运气不 好的冒 险家和 
录用 一个比 较乐观 的肯出 较高地 租者， 对地 主来说 是比较 安逸的 
和合意 的手段 ，胜 于把东 西借给 佃户， 使自己 卷入耕 种的风 险和麻 


① 奧 伦泽比 对他手 下收税 人员的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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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 确实， 在苏格 兰高地 ，氏族 的族长 大力帮 助他的 族人。 他们是 
他的 亲属和 保护者 ，和 他有血 缘关系 ，保 卫着他 的人身 安全。 茬这 
些 感情充 沛时形 成的习 惯仍然 存在。 斯塔福 德勋爵 曾接济 萨瑟兰 
大批的 粮食。 鲁姆 赛岛的 首领支 援他的 族人到 这样的 程度， 以致 
他不 久以前 认为值 得花很 多很多 的钱 使这些 人能够 迁移。 ①小农 
仅仅作 为小农 ，例 如爱尔 兰小农 ，他们 不能像 这样地 抓住他 的地主 
的同 情不放 ，没有 疑问， 在各种 农民佃 户中， 他们在 遭逢不 幸的时 
候处 境最孤 寂和最 凄凉。 他们 最没有 保障， 无法避 免损失 惨重的 
灾 难或者 任何其 他原因 使得他 们的微 薄收入 中断时 一般的 影响。 

这 些是这 一种范 围最不 广的农 民地租 制度的 缺点。 爱 尔兰小 
农 从这种 方式的 使用权 得到的 主要利 益是： 在环 境对他 有利时 ，他 
可以非 常方便 地完全 改变他 在社会 上的情 况， 在 农奴、 分 成制佃 
农、 或者印 度农民 的国家 ，整个 社会结 构方面 必须先 发生广 泛的变 
化， 然后农 民才变 成资本 家和独 立的农 场主。 农奴 必须经 过许多 
阶段 然后才 达到这 一点， 并且 我们已 经看到 他要前 进一步 多么困 
难。 分 成制個 农也必 须成为 他的农 场上的 农具所 有人， 并 且能负 
责缴 付货币 地租。 这两 种变化 都发生 得缓懊 ，而且 有困难 ，特 别是 
后一种 —— 以货 币地租 替代， 这 要假定 国家在 内部商 业方面 已经' 
有很大 的改进 ，并 且通常 是耕种 者的境 况改善 的结果 ，而不 是改善 
的 开始。 可是 爱尔兰 小农已 经是自 己的农 具的所 有人， 生 存在一 
个已 经有能 力缴付 货币地 租的社 会里。 如果 他在自 己的职 业中取 
得 成功， 没 有任何 东西会 阻止他 扩大他 手里的 土地， 增加 他的农 


① 参阅  <  移民报 吿>9 


第五章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109 

具， 以及 成为资 本家和 名实相 符的农 场主。 人 们很高 兴听说 ，住在 
当地 的一些 爱尔兰 地主费 了相当 的力， 作了一 些牺牲 ，改善 他们的 
佃户的 品质和 境况; 现在 他出面 证明这 种事实 ，叙述 爱尔兰 小农怎 
样在 这些地 主的赞 助下取 得农具 ，并成 为小农 场主。 分成制 佃农、 
农 奴和印 度农民 占有的 国家大 多数在 几代人 的时期 内还会 有类似 
的佃农 部族。 如果 今后这 半个世 纪内的 发展对 爱尔兰 有利， 它的 
那 种小农 可能会 消失， 和一个 大不相 同的从 事耕作 的民族 合并在 
一起。 像这样 容易跳 出他们 务农的 现状， 转入一 种较好 的境况 ，是 
爱尔兰 小农地 租制度 比其他 农民地 租优越 的一项 优点， 可 以补偿 
一 些比较 阴喑的 特征之 不足。 

尽管有 以上指 出的〜 些独特 之处， 爱尔 兰小农 地租对 劳动工 
资及其 他社会 关系的 影响， 和农 民地租 的影响 相同。 产品 的数量 
决定 于土地 的肥力 ，土地 范围的 大小， 农民的 技艺和 干劲； 作为工 
资来源 的那一 份产品 ，决 定于他 和地主 的合同 ，就是 ，决 定于 地租。 
再说 ，全部 产品的 数量像 以前那 样地决 定了， 地 主所得 的一份 (地 
租) 决定 于留给 农民的 生活费 ，就是 决定于 工资。 

在爱尔 兰小农 悃户制 度下， 地租 的存在 完全不 是由于 土地的 
质量 不同， 或者由 于对所 使用的 农具和 劳动力 的报酬 不同。 镡已 
经一再 指出的 那样， 凡 是没有 足够的 基金可 以维持 广大劳 动者的 
地方 ，他们 必须自 己从土 地上生 产粮食 ，否 则就 挨锇； 这一 情况就 
会使他 们依附 于地主 ，引 起地租 ，并且 ，随 着他 们的人 数增加 ，造成 
很高的 地租， 尽 管所有 的土地 在质量 上完全 相等。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和 其他农 民地租 一样， 可能由 于两种 原因而 
增加: 第 一 ， 由于整 个产量 増加， 从増 加的产 品中地 主取得 全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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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分。 或者 ，产 量不变 ，地租 可以由 于增加 地主所 得的份 额而増 
加 ，佃户 所得的 份额则 相应地 减少。 


地租 增加而 产量不 变时， 地租的 增加不 表示国 家财富 和收入 
的增加 :发生 了财富 的转移 ，并没 有增加 I 二 方财富 减少的 数目和 
另 一方增 加的数 目恰恰 相等。 

另 一方面 ，如 果增加 的地租 是由増 加的产 品偿付 ，国家 的财富 
就有所 增加， 不是仅 仅已经 存在的 财富的 转移： 国家 的财富 至少增 
加 到地租 增加的 程度; 而且 ，或 许达到 更大的 程度， 由于耕 种者的 
收入 也有了 增加。 

显然 ，和 对其他 农民佃 户的地 主一样 ，对 爱尔兰 小农的 地主有 
利的是 :他的 地租收 入增加 的来源 总是在 于农事 兴旺， 而不 是由于 
压榨 佃户。 后一 种来源 的力量 有限； 来源 于改进 ，是无 限的。 

也很 清楚， 爱尔兰 小农佃 户由资 本家* 替代， 对地主 是有利 
的， 他们能 够把耕 种工作 推进到 技能和 财力可 能做到 的最高 地步； 
而不 是把工 作交给 可怜的 工人， 他们只 是勉力 为生存 奋斗， 没有能 
力改进 ，并且 ，当他 们由于 竞争而 落得很 穷困的 时候， 往往 品质降 
低 ，容易 骚动和 铤而走 险。’ 

既然 有人建 议在本 书的结 尾部分 考虑爱 尔兰和 英格兰 两处的 
贫民， 那 时候我 们可以 得到我 们将大 胆提出 的各项 比较全 面的原 
则的 帮助， 爱尔兰 小农地 租问题 在这里 就不必 进一步 讨论。 对这 
种地租 已经作 了充分 研究， 足 以说明 它和其 他的农 民地租 相同或 
者 不同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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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 对工资 的彩响 

回顾 我们一 直在探 索的那 些采取 各种形 式的初 级地租 或者农 
民 地租的 集团， 有一项 重要事 实一定 给我们 强烈的 印象。 这是地 
租和劳 动工资 之间经 常的和 很密切 的关系 a 

在 这方面 ，农奴 、分 成制 佃农、 印度 农民、 爱尔 兰小农 是相同 
的。 他们可 以取得 自己耕 种的那 块土地 的那些 条件， 在决 定他们 
个 人劳动 可以得 到的报 酬方面 ，有 积极的 和主要 的影响 ，或者 ，换 
句 话说， 在 决定他 们的实 际工资 方面。 假如 我们仅 仅计算 在任何 
特 定时间 存在的 资本的 数量， 然 后査明 他们的 人数， 算出 他们的 
份额， 我 们对于 支配他 们所得 数目的 原因的 看法就 会是很 不正确 
的。 既然他 们生产 自己的 工资， 一切 影响他 们的生 产能力 或者他 
们分 得产品 多少的 情况， 就必 须估计 在内。 其中主 要地是 区别一 
套农民 租佃办 法和另 一套办 法的那 些情况 。 他们 缴纳地 租的方 
式 ，无 论是用 劳役、 产品， 或 者货币 支付。 时 间与惯 例在使 他们的 
合同的 原来形 式或者 结果变 得比较 温和、 或 者有些 过分或 者有所 
修改等 方面的 影响； 所有这 些问题 以及它 们结合 在一起 的影响 ，必 
须仔 细査察 ，慎重 考虑， 然后我 们才能 期望了 解什么 东西限 制农民 
的工资 ，并 决定 农民的 生活和 享受的 标准。 1 

那末， 当 世界人 口的 一大部 分继续 像现在 这样， 不得不 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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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双手从 地下生 产出自 己 的粮食 ，农民 租佃的 方式和 条件， 以及在 
这些 方式和 条件下 缴纳的 地租的 性质和 数目， 必然 会对劳 动阶级 
的境况 和他们 的劳动 的实际 工资产 生主导 影响。 

农民 地租对 农业生 >产 的彩响 

各种形 式的农 民地租 所共有 的又一 种值得 注意的 后果， 是在 
阻碍土 地生产 力的充 分发展 方面的 影响。 

如果我 们注意 到人类 努力的 任何一 个部门 中各 种人的 劳动的 
生产 力方面 存在的 差别， 我们 将发现 这个差 别几乎 完全决 定于两 
种情况 :第一 ，用于 施加劳 动力的 工具的 数量; 第二， 人们仅 仅双手 
的努力 受到过 去劳动 的积累 的结果 协助的 程度： 换句 话说， 决定 
于 投入生 产工作 的不同 数量的 技艺、 知识和 资本。 这些方 面的差 
别， 引起 一群野 蛮人的 生产能 力和人 数相等 的一群 英国农 学家或 
者制造 家的生 产能力 之间的 差别， 并 且也引 起各种 不同集 团的人 
在生产 能力方 面比较 不那么 显著的 差别， 他 们分别 属于这 两个极 
端之间 的各个 等级。 

当 土地在 一种农 民地租 制度下 进行耕 种时， 所 有指导 农业和 
提 供必需 品来协 助农事 的工作 ，不 是完全 放在农 民身上 、像 在实行 
印度农 民地租 和爱尔 兰小农 地租时 那样， 便 是由农 民和他 们的地 
主 分担， 像在 实行农 奴地租 和爱尔 兰小农 地租时 那样。 实 行这些 
办法 ，农 业的效 率都不 会推进 到应该 达到的 程度。 贫穷 ，以 及经常 
辛苦 出力的 疲劳， 使得 科学和 通过资 本积累 来辅助 辛勤劳 动的方 
法都不 是农民 力所能 及的。 地主们 一经部 分地摆 脱耕种 的负担 ，并 
组 成一批 农民佃 户以后 ，就 不会提 供很多 可靠的 监督或 者援助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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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财产 的固定 性和安 全性， 以及在 社会的 早期阶 段中给 他们的 
对耕 种阶级 （就是 ，全 国人 的绝大 多数) 的影响 ，结果 形成一 些情绪 
和习惯 ，不 符合对 耕种工 作仔细 关心的 要求， 同时他 们很少 具有这 
种 能力和 心情， 可以坚 持积累 以备用 来辅助 在他们 的田地 上使用 
的劳力 。在 最粗 鲁的耕 种者中 ，一 定也有 一些技 能和一 些资本 ，可 
是效率 最高对 劳动的 调度， 以及积 累和设 计必要 的手段 ，使 劳动发 
挥最大 可能的 力量， 似乎 一种人 —— 资本 家——的 特殊领 域或者 
指定的 工作。 他 们和劳 动者及 地主都 不同， 比低级 的人具 有较高 
的 智力， 比高级 的人更 愿意用 这种智 力提高 工业的 能力。 关于这 
第三 种人在 社会中 的特殊 职能， 以及 他们的 人数和 财力增 多所产 
生 的道德 、经济 和政治 的各种 影响, 我们以 后还要 讨论。 耕 种工作 
中 没有他 们参加 (这 种情 况各种 佃农制 度中都 有）， 就阻碍 土地资 
源的充 分开发 ，这是 他们的 技能、 他们的 计谋， 以及 他们通 过使用 
积累 的资源 而发挥 的力量 能够办 到的， 而且 只有他 们能够 办到。 


非农 此 的各种 人很少 

由 于土地 的能力 发展得 这样不 完善， 结 果和土 地没有 关系的 
各种 社会阶 级成长 迟缓。 显然， 那些 不干农 业劳动 而能维 持生活 

4 

的人 的相对 数目， 必须 完全以 耕种者 的生产 能力为 标准。 在这些 
人耕种 得好的 地方， 他们 取得的 产品足 以养活 他们自 己和 许多其 
他 的人; 在耕种 得不那 么好的 地方, 他 们取得 的产品 可以养 活自己 
和较少 的其他 的人。 因此， 凡 是土地 的资源 ‘在技 术和力 釐都不 
足的 情况下 开发的 地方， 各种 非农业 的人的 相对数 目决不 会大得 
像 在这些 资源开 发得比 较完善 的时候 那样。 在 法国和 意大利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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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制 的农业 ，和别 处类似 制度的 农业比 较起来 ，算是 好的， 土地和 
气候 大体上 很好, 然而非 农业者 的数目 在法国 仅仅是 1 比 2 ， 在意 
大利是 4 比 13, 同时 在英国 （那 里的土 地和农 业气候 都比较 差)， 
非农业 者对耕 种者的 比例是 2 比 1 。 ① 非农 业的各 种人的 相对人 
数 和势力 ，像我 们以前 曾指出 的那样 ，强 有力 酏影响 各国的 社会和 
，政 治势力 ，并且 ，确 实是， 主要 地决定 每个国 家会拥 有什么 材料可 
以用来 形成那 些混合 宪法， 其 中君主 的权力 和地主 贵族的 权力由 
人数 以及已 经完全 不依靠 土地的 財产两 者的影 响保持 着平衡 。 

当 然我不 会被人 误解为 是说， 必须 有很大 一 部 分的非 农业者 
然后 种种民 主制度 才可能 存在， 我们 有很多 例子证 明情况 恰恰相 
反。 可是, 如果强 大的贵 族已经 在土地 上存在 ，像在 农民地 租盛行 
的地方 那样， 就一 定是如 那末， 把民主 的成分 有效地 引进宪 
法 ，几乎 要完全 决定于 各种非 农业者 的人数 和财产 。因此 ，农 民個 
户在限 制各种 非农业 者的人 数方面 的间接 影响， 必 须列为 那些土 
地使 用权的 最重要 的政治 结果之 一。 


地主的 利益和 他们的 佃户及 社会的 利益的 同一性 

稍微 注意一 下就可 以看出 ，在 各种农 民租佃 形式下 ，地 主的利 
益 和他们 的佃户 及广大 社会的 利益， 不 可分割 地联系 在一起 。国 
家 的利益 显然是 ，.它 的领 土范围 内的资 源应该 由一种 自由、 富裕和 
繁荣， 因而 有能力 承担这 份工作 的耕种 者充分 地加以 开发。 佃农 
的利益 一定总 是在于 if 加土地 的产品 （他 以此为 食）， 摆脱 奴隶般 

① 也是 在英国 ，比 较多的 动物是 养着供 人消遗 ，以及 为了各 种各样 与耕种 无关的 
用 途:我 们在计 算英国 农业的 效益时 ，必 须把饲 养这些 动物的 力嬤计 算在内 * 


笫六章 农民地 租撅述 


115 


的附属 地位, 并取得 那种形 式的所 有权， 使 他完全 成为自 己的主 
人， 在积累 财产方 面不受 阻碍。 

地主的 利益和 国家及 佃农的 这些利 益是一 致的。 

有 一种方 法确实 可以增 加收入 ，对 社会和 佃户本 身都不 利:就 
是 ，通过 侵占佃 户应得 的那份 产品， 而产品 本身的 数童没 有变动 d 
但这是 一种有 限的和 可耻的 来源， 它本身 含有很 快就会 fit 止和发 
生 故障的 道理。 充分发 展领地 的生产 能力， 对地主 收入的 不断增 
加是必 要的， 但 这种发 展决不 是通过 增加耕 种者的 贫困所 能推进 
的。 农民是 生产的 力董或 者主要 工具， 一个 国家的 农业在 农民的 
不景 气日益 加深时 决不能 兴旺。 假如 亚洲的 荒漠平 原和东 欧的森 
林 有朝一 日会给 它们主 人产生 收入， 像同样 数童的 土地在 世界上 
比较好 的部分 那样， 这 一定不 是增加 现今原 有的人 数不多 的那种 
小农 的贫困 所能做 到的。 他 们的痛 苦增加 ，只能 阻碍耕 种的发 展，, 
并减 少耕种 的力量 。地球 上很大 一部分 的产品 不足, 显然主 要是由 
于农民 耕种者 的实际 贫困和 退化。 可 是地主 的真正 利益决 不是从 
—项 日益减 少的基 金中擭 取一点 微利， 这项 基金每 次受到 他们侵 
tt! 肘越 来越不 会得到 增加， 实 际上地 主们可 能从这 种基金 本身的 
不定期 的增益 中确保 累进的 增加。 因此 ，显然 对地主 最有利 的是： 
他 们的收 入应该 由于土 地的产 品日益 增多而 增多， 而不是 由于耕 
种者的 资料日 益减少 I 并且就 这个范 围来说 ，他 们的 利益显 然与国 
家 和农民 的利益 相同。 

再说, 对地 主的利 益不少 于对国 中其他 各种人 的利益 ，如 果地 
主 和他的 悃户的 那些比 较粗略 的和压 迫性较 重的合 同逐渐 地换成 
其 他方式 的合同 ，更加 符合耕 种者的 社会的 和政治 的福利 。接 受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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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地 租的地 主本人 必须是 一个农 场主； 分成 制佃农 的地主 必须支 
援大部 分耕种 的负担 ，并分 担所有 的风险 ，爱 尔兰小 农的地 主必须 
承受 常有的 由于佃 户的生 产资料 或者生 活资料 不足 而引起 的损 
失 ，并且 在他们 的不景 气超过 一定的 程度后 ，还 会受 到他们 可能铤 
而走险 的很大 威胁。 地主的 地位带 来的一 切利益 ，只 有在他 的收入 
固定和 可靠时 (除 了遇 到特别 严重的 伤亡) .才得 到最好 的结果 ，在 
他完 全不担 耕种的 责任和 风险的 时候， 由于国 家发展 进步， 得力于 
— 批具有 可以承 担这种 任务的 知识和 物力的 佃户， 他的财 产发挥 
了最大 的生产 能力。 因此， 当劳役 地租改 为产品 地租时 ，劳 役地租 
的承受 者得到 好处； 从分 成制個 农那里 收取产 品地租 的人， 在产 
品地租 改为货 币地租 时得到 好处。 爱 尔兰小 农地租 的地主 成为资 
本家时 ，他 得到 好处。 在任何 一种佃 农制度 兴旺的 过程中 ，没 有一 
个 阶段地 主的利 益不是 由于佃 农的繁 荣而得 到最大 程度的 促进， 
尽管人 们承认 ，由 于耕种 者越来 越穷， 地主所 得的利 益有可 能受到 
限制。  ' 

初 级地租 或者农 民地租 制度所 以能长 期存在 的原因 

在一 项对各 种农民 地租制 度的性 质和影 响的研 究中， 整个调 
査 研究体 系中最 有趣味 的片段 是那些 部分， 在那里 我们想 要发现 
使这 S 制度 能在 全世界 很大一 部分土 地上经 历漫长 的时代 而保持 
久远和 不变的 原因。 

国家 、地 主和佃 农本身 的利益 ，都 因为繁 荣的社 会中耕 种方法 
不 断改进 而有所 增加。 然而 ，尽 管人类 的制度 通常有 变化的 倾向， 
以及 ，就这 个例子 来说, 许多的 利害关 系合在 一起使 得变化 是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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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是 多少时 代已经 过去， 地面的 一大部 分仍然 由各种 农民耕 
神 ，他们 凭着使 用权占 有土地 ，所 根据 的条件 和最初 强加于 承担耕 
种 工作的 那些人 的条件 相似。 东方 的农奴 、西欧 的分成 制佃农 ，以 
及占有 整个亚 洲的印 度农民 ，正是 这样。 

如果我 们看看 农民地 租在无 论什么 时候流 行过的 那些 国家， 
并 联系到 以往的 或者可 能的变 化来观 察实际 情况， 那些地 租就分 

为四 个不相 等的大 类出现 ^ 从第 一类里 ，他们 已经过 去了， 逐渐造 

•  •  • 

成的 、缓悛 地先后 发生的 自发的 变化， 已经使 早期的 比较简 陋的占 
有形式 的痕迹 全部消 失了。 一种 资本家 ，提供 工具、 垫出劳 动工资 
并 缴纳固 定的货 币地租 ，已经 掌管了 全部耕 种业务 ，地 主可 以完全 
摆脱这 方面的 工作。 ，已 经发生 这种情 况的一 部分土 地数量 不多。 
其 中包括 英格兰 、苏格 兰的大 部分、 荷兰王 国的一 部分， 以及 法国、 

意大利 、西 班牙 和德国 的一些 地方。 在地 球的另 一部分 ，我 们看到 

•  « 

在 别处已 经产生 我们刚 刚提到 的变化 的那些 原因实 际上仍 然在起 
作用 ，可 是结 果还不 完全。 没有任 何阶级 方面别 有用心 的意图 ，变 
化悄 悄地在 发生， 通过这 些变化 ，农业 人口在 走向一 种类似 英国农 
民和 工人的 境况。 这种 变化的 过程在 德意志 的西部 可以看 到：在 
那里农 奴已经 有好几 代在经 历一种 缓悝的 过程, 成为 世袭的 佃农， 
缴纳固 定的劳 役地租 ，不 隶属于 土地。 这种世 袭悃农 悝悝地 在取得 
分成 制佃农 的性质 ，缴 纳产品 地租， 再 前进不 多几步 ，就会 使分成 
制 悃农和 英国的 根据官 册享有 土地所 有权者 并列， 那 时候， 他 们 
从 前作为 缴纳劳 役地租 的佃农 身份所 有的实 际影响 ，就会 消失。 

然而 ，英 国过去 的情况 和德国 现在的 情况有 一点重 要区别 。在 
英国 ，停止 使用农 奴佃户 的劳动 以后, 负责地 主领地 的耕种 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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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是 在土地 上找的 ，他 们是自 耕农。 在德国 ，领地 的悃户 是来自 
非农业 人口的 后裔， 他 们的资 本是在 与农业 无关的 职业中 积累起 
来的。 在英国 ，新 佃户的 来源多 、发 展快。 在德国 ，来源 较少, 创立这 
样一 支佃农 队伍， 一 定用了 比较长 得多的 时期。 可 是这种 变动在 
两个 国家都 迟缓。 用 地主庄 园佃户 的劳动 力进行 耕种的 时期很 
长, 然后这 种制度 才在英 国终于 消失: 在法律 上必须 履行这 种劳役 
的义 务逐淅 变得看 不到的 时候， 还 在记忆 之中。 所 以在地 主和广 
大佃 农的关 系的发 展听其 自然的 地方， 似乎 很可能 还要过 很长的 
时 期劳役 地租才 会完全 消灭。 国家的 习惯方 面自发 的变化 一般地 
发生得 缓慢, 其发展 过程经 历若干 时代。 

农民佃 户占用 的土地 的租入 方式和 耕种方 式的逐 渐改变 ，不 
限于在 劳役地 租流 行的那 些国家 ，在某 些地区 ，分成 制佃农 已经让 
位给 资本家 性质的 佃户， 而在另 一些地 区则处 于过渡 状态; 拥有资 
本的一 部分， 有时候 缴付固 定数童 的产品 ，有时 缴付货 币地租 ，并 
且, 显然 准备由 他们自 己承担 耕种的 责任和 风险。 

我们刚 刚提到 的两种 地租， 合在 一起也 不过构 成全世 界土地 
的 一个小 部分。 在这 两种地 租方面 ，像 我们已 经看到 的那样 ，一种 
运动已 经在耕 种者自 己前面 进行， 这 种运动 从他们 的境况 不知不 
觉地改 善开始 ，结 果已经 在一种 地租方 面引起 形式上 的改变 ，并且 
在另 一种地 租方面 也可能 这样。 可是 在仍然 霈要注 意的那 较大的 
一部分 世界中 ，预 先没有 自发的 运动， 也看不 出有不 知不觉 的变化 
的 倾向。 然而在 那较大 部分的 一个小 部门中 进行着 很快的 变化， 
方式 不同， 也由于 不同的 原因。 并且， 这构成 农民地 租的第 三类， 
如果根 据它们 的变化 的倾向 来分类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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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 东部, 人们从 来没有 那种能 力甚至 愿望， 想要改 善自己 


的境况 ：耕种 的方式 以及地 主和佃 农之间 的关系 ，就 耕种者 本身的 
努力 来说, 似乎 可能继 续没有 变化， 只须地 球持久 存在。 

可是, 在这些 国家中 ，髙 等人的 智力和 知识， 比 低等人 的漠不 
关心以 及停滞 不动的 无知， 进步 得多。 地主 们曾把 他们的 国家和 
他们 的财产 的情况 跟一些 较有改 进的国 家的状 态进行 对比， 从而 
受 到鼓舞 ，热烈 希望改 变广大 农民的 境况， 以 及经营 农业的 方法。 
这 种人人 共有的 檜神， 已经 产生了 （并且 每天在 产生〉 各式各 样的 
变化 ，在细 节上随 着不同 地区的 实际情 况而有 所不同 ，可是 有两项 
共同的 目标， 就是， 提 高现有 农民耕 种者的 品格和 改善他 们的环 
境 ，并促 进地主 领地上 的农业 经营。 

我们已 经看到 ，这些 多种多 样的变 化的最 终结果 如何, 还有疑 
问 ，不' 管结# 怎样, 大概总 要经过 相当长 的一段 时期， 才会 充分显 
现 出来。 

然而, 完全从 我们一 直在考 虑的三 个領域 来推论 ，就是 ， （1) 在 
那里农 民地租 已经实 际上被 取代， （2) 在那里 有人正 大力地 试图把 
这种 地租排 除出去 ; 此外还 有一个 大的亨 $ 领 域:一 个庞大 的结成 
—体的 集团， 内部的 运动或 者外来 的彩响 还未能 使它呈 现变化 
即将 到来的 迹象。 

A 们 的注意 力自然 而然地 比较容 易被激 动人心 的和在 运动中 
的 东西所 吸引， 比那些 较大的 和较为 重要的 但是没 有生气 的和停 
滞不前 的事物 较为容 易引人 注意， 农 业经营 方法正 在改变 的国家 
的 发展， 比那些 真正呈 现较为 新奇的 和有趣 的现象 的国家 更容易 
引 人注意 I 最初采 用的占 有土地 的方式 ，以及 建立在 这些占 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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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种 种社会 制度和 关系仍 然流行 的那些 国家； 在这些 国家中 ，社 
会的 面貌， 像大自 然的面 貌一样 ，经历 的变化 很少， 人们似 乎和他 
们居 住的地 区同样 的不能 改变。 亚 洲各地 的印度 农民， 以 及欧洲 
很大 一部分 地区的 农民， 完 全还是 他们多 年以来 那样。 尽 管有一 
切 人类制 度都自 然会有 的种种 变动， 以及他 们的耕 种制度 上一些 
明显 的缺点 ，他 们还是 忍受着 ，并且 会继续 忍受， 除 非高等 人方面 
进行一 种普遍 的运动 ，把 下等人 从冷漠 和贫困 中解脱 出来; 或者他 
们 的境况 有了一 些不知 不觉的 改善， 使这些 下等人 自己能 开始前 
进的 历程。 

上等人 要大力 改善下 等人的 境况的 努力， 不会 在地球 表面的 
多大一 部分成 为普遍 的和有 系统的 运动。 假 定广泛 地传播 政治知 
识 和哲学 ，普 遍消除 懒惰的 自私心 的迷梦 ，可 能是一 种使人 愉快的 
幻想， 可是不 能作为 合理的 期望的 根据。 确实 ，东欧 的农奴 主作了 
—番 努力， 可是他 们受到 了旧制 度给他 们自, 己带来 的不能 容忍的 
负担和 困难的 剌激, 除了这 样的一 种刺激 ，没 有办法 会使这 种努力 
贄遍 存在。 意大利 或者西 班牙的 贵族没 有表现 出任何 觉醒的 迹象， 
可以说 明他们 能带头 改变租 用土地 的条件 ，甚 至法国 的贵族 ，在革 
命 以前， 在他们 的分成 制佃农 的情况 所造成 的普遑 存在的 弊端和 
损失 之下， 也很 消极。 亚洲当 地的王 公不大 可能成 为他们 国家农 
业 经济方 面的改 良者。 我们看 到英国 一印度 政府在 这方面 取得的 
成绩那 么少。 

可是 ，如果 上等阶 级不可 能作为 改良家 表现出 广泛的 能动性 - 
那末 ，作为 全世界 一大部 分的耕 种者的 境况方 面未来 改进的 基础， 
就 只有那 种可能 不知不 觉地在 下等阶 级的境 况方面 发生的 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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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 他们在 时间默 默地流 逝和日 常事件 中为自 己 取得的 利益。 

如 果看到 这一点 ，就一 定会立 刻理解 ，那 使得拼 种者无 依无靠 
和贫困 不堪的 实际穷 苦状态 ，是 对全国 着手改 进的重 大障碍 ，这沉 
重 的负担 使得世 界的很 大一部 分地方 的财富 和人口 以及文 明不能 
发展。 确实 ，我相 信这只 是一项 普遍真 理的一 个例证 ，我们 在未来 
的发展 中对这 项真理 将更加 熟悉， 就是: 下等 人的堕 落和赤 贫决不 
能和国 家财富 及政治 力童同 时存在 。可 是， 当下等 人以农 民耕种 
者 的身份 存在的 时候， 这一点 比在其 他的场 合更加 显著。 在贫穷 
的国家 ，如 果那里 的非农 业人口 对农民 的比例 很小, 通常就 不能期 
望， 在耕种 方面取 得全国 性的重 大改进 所需要 增加的 资本和 技术， 
能够由 土地本 身以外 任何方 面产生 出来； 并 且只能 在实际 占用者 
当中 筹措。 因此， 如果 广大农 民的生 活状况 和品格 一旦降 低到那 
种 程度， 以致他 们既没 有财力 并且在 一个时 期以后 也没有 那种心 
情 或者希 望要取 得財产 和改善 自己的 条件； 农业生 产的状 况以及 
非农 业人口 和其他 各种人 的相对 数目一 定是差 不多停 潘不前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所 有促进 农业和 改善农 民生活 条件的 计划, 凡是不 

'把 扩大耕 种者的 各种资 料这一 原则枣 芋竽了 竽的， 结果差 不多都 
必然要 失敗。 使耕种 者获得 政治权 律， 本身 仅仅是 
—种 空洞的 规定， 同时贫 困压垮 他们， 把他们 牢牢地 束缚住 。法 
国 的分成 制佃农 早已不 受地主 的专横 权力的 压制， 他们的 人身和 
财产， 除了一 些例外 ，和 法国任 何阶级 的人身 和财产 受到同 样的保 
障; 然 而他们 的境遇 以及他 们耕种 的情况 ，最 好也只 能说是 没有进 
步 ，而且 ，在 某些 地区， 肯 定是在 退步。 法国 经济学 家的一 项重大 
目 标是以 缴纳货 币地租 的资本 家替代 这种耕 种者， 他们用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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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的计 划的缺 点是： 没有建 议采取 措施使 分成制 佃农本 身普遍 
地转 变为资 本家， 而是 把实现 他们认 为非常 重要的 改变的 全部希 
望 建立在 分成制 佃农的 淘汰以 及资本 家从他 们已经 有了基 础的地 
区逐步 扩展上 。 这样一 种过程 只有在 农产品 市场处 于十分 有利的 
状况 下才可 能继续 进展， 而且一 定经过 很长很 长时期 才完成 ，如果 
我 们考虑 到在法 国由资 本家占 有的小 小的一 部分土 地以及 由分成 
制佃 农耕种 的那很 大的〜 部分。 分成 制佃农 本身的 改造不 是那么 
困难, 可是它 受到我 们正在 议论的 那种道 德上的 障碍的 反对, 这种 
障碍在 各种形 式的农 民地租 下成为 对进步 的真正 累赘。 它 需要地 
主或者 政府方 面明显 地牺牲 眼前的 所得。 分 成制钿 农受捐 税的压 
迫， 比地租 的压迫 较重： 地主在 产品方 面的份 额从来 没有增 加过； 
可是政 府从佃 农的份 额中抽 取的那 一份， 已 经使佃 农沦于 杜尔阁 
所描 写的那 种痛苦 状况。 为 了使当 时的耕 种者能 改善他 们的环 
境 ，积* 资本 ，以及 最终改 变土地 占有的 形式， 有必 要从减 轻对他 
们的实 际压迫 做起。 要 实现这 一步， 或者政 府必须 豁免一 部分捐 
税 ，或者 地主们 必须同 意缴纳 其中的 一部分 ，也 就是， 放弃 他们自 
己的 一部分 收入。 在国家 这方面 ，公 务的 喬要， 部分 地是真 实的， 
部 分地则 是由部 长们假 定的， 他扪 没有预 见到自 己 会把人 民逼迫 
到什么 程度， 在 地主那 方面， 杜尔阁 所谓被 误解的 自 私心的 幻想， 
使 得豁免 广大农 民的租 税负担 这一设 想未能 实现， 因而他 们未能 
首 先发动 ，因而 他们继 续贫穷 、效 率低 、没 有进步  >  国 家的农 业资源 
在 发展中 同广大 农民一 起受到 阻碍。 尽管 经历一 场革命 的痛苦 
(通 过这 场革命 ，耕 种者摆 脱了多 年来所 受的压 迫), 广大农 业工作 
者 的收入 增加了 很多， 法国消 费的工 业品的 数量三 倍于革 命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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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的数童 ，法 国的非 农业人 口加了 一倍。 这些 事实立 刻说明 ，由于 
在旧 的制度 下广大 农民投 入农业 的力置 太少， 结果 在实力 和财富 


方 面的损 失多么 巨大。 可是像 法国在 革命中 消灭了 地主和 佃户的 


关系 ，以及 把很大 一部分 的分成 制佃农 变成小 地主的 那种大 骚动， 
在 通常人 类事务 的发展 中是不 可靠的 ，而且 ，只 要地 主或者 国家或 
者任何 其他情 况的强 征暴敛 已经使 农民佃 户沦于 赤贫， 同 样的困 
难总 使得改 进无法 开始。 没有人 愿意， 通常 也没有 人会想 到直接 
牺 牲收入 ，为 了增加 实际的 资料； 可是 除了这 样就没 有办法 使他们 
能够发 动起来 。在 印度, 英国一 印度政 府曾经 诚心诚 意地准 备让他 
们的印 度臣民 享有比 以前较 多的保 障和公 民权， 可 是当问 题成为 
直 接牺牲 税收的 时候， 尽管当 局者自 己心里 非常清 楚地相 信以后 
人口会 增多， 耕种会 改进， 领 土范围 以内的 财富和 资源会 迅速增 
加 ，但是 政府的 迫切需 要不容 许他们 对实际 地租 减免到 25% 或者 
15%， 即使为 了可以 确保所 有的这 些公认 的最终 利益； 因此， 他们 
最后 决定耕 种的现 状以及 佃农的 贫困不 得不继 续下去 。① 

由于 同样的 原因， 东欧 已经获 得解放 的农奴 的 后裔没 有可能 
形成 一种资 本家一 佃户的 集团， 适宜于 负责地 主领地 的耕种 工作。 
个人的 自由， 对配 给地的 世袭占 有权, 许 多权利 和优惠 待遇， 地主 
和君主 们都通 [意 赠予; 如果 说这些 赠予毫 无价值 ，那就 过分， 但是 
要 使农民 能得益 于新的 地位， 压 在他们 身上的 负担字 乎减轻 ，由 
于 君主或 者地主 方面直 接牺牲 收入而 农民的 收入增 ‘ 做 到这样 
就比 较困难 得多。 在 普鲁士 ，加在 农奴身 上的地 租负担 ，构 成欧洲 


① 参阅布 坎南版 本《 斯密 > ，附录 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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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 地租之 一， 虽然现 在他们 的法定 身份是 业主。 东欧 流行的 
各种改 善广大 农民境 况的计 划中， 我 知道只 有一种 —— 利 沃尼亚 
贵族 的计划 —— 打算直 接牺牲 地主方 面的收 入作为 预期改 良的基 
础 。① 

没 有疑问 ，农民 的实际 贫困， 以及 人们没 有努力 使这些 农民能 
迈 出争取 摆脱困 境的第 一步， 在很大 程度上 打破了 北部那 些好心 
好意 的改良 家关于 增加财 富和促 进文明 的一切 希望。 这也 是农民 
对待政 治权利 的态度 冷淡的 原因， 并 使得他 们受到 的恩惠 差不多 
有名 无实。 


那末 ，根 据地主 或者政 府所作 的努力 来推论 ，并 看看现 今正在 
— 班意气 消沉的 佃农的 效率低 的工作 下萎靡 不振的 那一部 分世界 
的整 个范围 ，似乎 一旦他 们的处 境艰难 和极端 贫困， 就只有 放宽他 
们和地 主的合 同上的 条件， 或者减 轻国家 加在他 们身上 的负担 ，才 
可能使 他们有 机会迈 出前进 中的第 一步， 这 一定是 他们的 新发展 
的 开端。 要 做到这 样的放 宽条件 之所以 困难， 往往 是由于 地主或 
者君主 的财政 抬据或 者没有 眼光， 而纯粹 由于自 私的则 比较少 。这 
种困 难是农 艺没有 进步和 效率低 的真正 原因， 也是 世界上 一大部 
分地 方现今 这种土 地所有 制方式 所以能 持久的 原因。 在完 全精神 
沮丧的 广大农 民手里 ，耕种 也许会 扩展, 可是力 量不会 增长， 人口 
可 能增多 ，可 是非农 业阶级 的相对 人数不 会变得 大得多 ，并且 ，根 

据总 人数的 增多来 推论， 全体 人口的 财富和 实力以 及政洁 制度的 
基础没 有改变 9 

① 在这种 情况下 ，以前 应该用 一半的 劳动力 为地主 版役的 佃户， 按新 的规定 ，地 
主的要 求不得 超过每 周两天 ，或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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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 这就 是那种 原始的 土地所 有权形 式所以 历时这 样长久 
和范 围这样 广而保 持不变 的可怜 的原因 ，并且 ，不幸 的是， 这个原 
因 似乎今 后还要 让这种 形式在 全世界 许多地 方继续 存在相 当长的 
时期。 


我们 不妨在 某些小 试点上 观察一 种不同 制度的 影晌， 英国是 
其中之 一 ^ 农业 被进一 步推向 完善， 因此产 生了一 种可以 养活人 
数多 得多的 非农业 人口的 能力， 这种 人可以 为一种 保持势 力均衡 
的政 府提供 丰富的 和极好 的材料 ，因 此才智 、知识 、闲暇 ，以 及髙等 
文 明的各 种迹象 和成分 増多并 集中。 假如地 球的表 面全部 耕种得 
成绩像 这样好 ，我 们的行 星上居 民的商 业资料 、政治 制度, 以及才 
智 .和 文明的 集合体 一定会 多么不 同啊！ 

然而 ，广大 农民集 体的正 在发展 的财富 ，并 不总 是导致 他们自 
己的境 况永远 改善， 或者 社会的 组成要 素或者 文:明 的程度 有所改 
变。 耕 种者人 数迅速 增加， 以 及一个 时期以 后广大 农民仍 和起初 
同 样穷困 而人口 增多， 有 时候是 广大個 农收入 增多的 结果。 仅仅 
了予 有利条 件不能 使他们 的繁荣 开始， 作为 国家普 遍进展 以及它 
的力 量和文 明的要 素不断 増加的 基础。 那些有 利条件 是什么 ，我 
们 以后研 究在不 同阶段 和在不 同情况 下促进 或者阻 碍人民 大众有 
了改 进的习 惯时再 指出。 目前我 们只须 理解， 世界 上很大 一部分 
地方 的农民 租佃权 的停滞 状态， 主要 是耕种 者长期 以来贫 困的结 
果 —— 这种 贫困状 态使得 农民的 进步不 能从他 们本身 开始， 而只 
能靠 其他阶 级方面 作出牺 牲来解 除或者 减轻， 可是 他们很 少既有 
龍 力又愿 意这样 做的。 

我们在 评述各 种农民 地租的 时候， 认真 地讲到 并重新 提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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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蒐库 洛赫的 < 政治经 济学原 理> ，第 327 页^ 
两 上书， if  282 页。 

同上书 ，第 269 页》 


些事实 ，说明 农业效 率提高 ，国 家土地 的产品 增多以 及结果 总的财 
富 和实力 增多， 是地主 阶级的 收入能 够久远 地和不 断地增 加的基 

Alt 

畑。 

近 来流传 着一些 奇怪的 意见， 认 为土地 所有者 的利益 和社会 . 
及国 家的其 他人的 利益必 然是对 立的。 人们 认为， 这些意 见的谬 
误 ，如 果简单 地说明 我们周 围存在 的事实 ，要 比跟着 那些发 表这种 
意见 的人钻 进抽象 辩论的 迷宫， 较为容 易说得 清楚。 所暗 指的理 
论， 后 来的政 治经济 学著作 的读者 都十分 熟悉。 这 些著作 的实质 
和稍神 ，从 下面一 些引文 中可以 推断。 “一个 国家养 活和雇 用劳动 
者 的能力 ，完 全不依 笋地点 优越、 土地 肥沃或 者范围 广大， ①“因 
此， 似乎是 在社会 的最初 阶段， 以及 只有最 好的土 地才耕 种的地 
方, ，尹。 地主 ，作为 土地所 有者， 在有必 要耕种 肥力较 
差的土  优 质土地 上施用 资本而 收益递 减以前 ，不 会分享 

土地的 出产。 可是 到了出 k 上述 两种 情况的 时候， 地租就 要吁始 
缴 纳”， ②“并 且随着 耕种扩 展到较 次的土 地上而 增加, 和随着 i  士 
质董 较次的 土地停 止耕种 而减少 。 因此 ，地租 增加, 不是像 人们很 
普通 地认为 那样， 由于农 业进步 或者土 地肥力 的增长 。这完 全是由 
于 ，随 着人口 增多 ，必需 利用肥 力越来 越差的 土地。 地租和 耕种中 
使用 的资本 与劳动 所取得 的产品 数董成 反比例 雄变化 ，就是 ，当农 
业 劳动的 利润咸 少时地 租增加 ，利 润增加 时则地 租减少 。” ③“地 i 
增加， 夸 孕国家 的日益 增多的 财富以 及为增 加了的 人口提 供生活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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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 》的《 政治 经济学 》 ，第 2 版 ，第 62 页, 
同上书 ，第 518 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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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 的因难 的影响 。它 是财富 的象征 ，但决 不是财 富的原 因。”  ® 

_  • 

卞 能提 高地租 ，而 只有对 —种质 童较差 的新土 地的需 
雀二 种原 因会 引起已 经在耕 种中的 土地的 相对肥 力的变 
化。”  © “地主 的利益 和消 费者及 制造者 的利益 对立的 。” ③“地 
主和公 众之间 的交易 像贸 易中 的交易 ，通过 贸易中 的交易 ，卖者 
和买 者双方 可以同 样说是 得益， 可是损 失全部 在一方 ，而利 益全部 
在 另一方 。”④ “那末 ，地租 是价值 的创造 ，而 不是 财富的 创造; 它对 
国家 的资源 一点没 有增加 ，不 使茵家 能维持 海军和 陆军； 因为 ，假 
如它的 土地具 有较好 的质董 ，可 以使用 同样的 资本而 不产生 地租， 
国家就 会拥有 较多的 可以动 用的基 金。 那就 必须承 认西斯 蒙第先 
生 和布坎 南先生 〈他 们两人 的意见 实质上 相同) 是正 彿的， 因为他 
们认为 地租是 一种完 全有名 无实的 价值, 并不增 加国家 的财富 ，而 
只是作 为价值 的转移 ，仅仅 对地主 们有利 ，并 且相应 地对消 费者有 
害 。”⑤ 

这些 意见应 用于任 何一种 农民地 鱼 时绝对 错误， 在以 上对每 
—种的 评述中 已经分 别指出 :就是 ，对劳 役地租 ，在第 61 页上； 对 
分成 制佃农 ，在第 10S 页上; 对 印度农 民地租 ，在第 140 页上 ，以及 
对爱 尔兰小 农地租 ，在第 153 页上。 

可是让 我想象 一下这 个学派 的一位 哲学家 ^ 次 濟说的 影响， 
听众中 有印度 农民占 用的土 地的王 室地主 ，以及 由农奴 、分 成制佃 


①② 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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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或者 爱尔兰 小农耕 种的土 地的所 有者。 根 据麦克 库洛赫 先生的 
话 ，这位 哲学家 要使他 们放心 ，他 们可 能拥有 的土地 的大小 和肥瘠 

完全 不影响 他们养 活和雇 用劳动 人口的 能力， 在社 会的最 初阶段 

_  * 

(这是 他们最 熟悉的 那些阶 段）， 从来没 有地租 这回事 ，只有 在有必 
要耕种 肥力较 差的土 地时， 才开 始缴纳 地租。 他还 要进一 步让土 
地所有 者知道 ，他 们的收 入增多 ，决不 可能是 由于农 业方面 的改进 
或者 土地的 肥力增 加。 他 也会告 诉他们 ，地租 收入的 每次增 加,一 

定 是完全 由于随 着人口 増多而 不得不 利用肥 力愈来 愈低的 土地。 

•  • 

农业 的衰老 和土地 所有人 的繁荣 总是并 进的， 他们 的收入 一定总 
是 和耕种 中使用 资本与 劳动所 取得的 产品数 童成反 比例地 变化, 
并且， 因此， 他们 的地租 收入会 随着农 业劳动 的利润 减 少而减 
少。 

教师 然后可 能用李 嘉图的 书作为 课本， 在强行 灌输了 来源于 
这 位祖师 爷的理 论以后 ，他可 能把自 己的新 发现推 进一步 ，向 听众 
解说 :作为 地主， 他们的 利益总 是和社 会上非 农业阶 级的那 些人对 
立的， 他们分 得的一 份土地 的产品 是价值 的创造 ，而 不是财 富的创 
造 J 这 种增多 ，完 全不增 加財富 的总童 ，不 增加国 家的共 同资源 ，也 
不增加 国家维 持公共 机构的 能力。 

我们 可以有 把握地 想象各 式各样 的地主 听众的 惊讶。 他们会 
知道他 们自己 和他们 的祖先 同样地 被农民 大众所 包围， 这 些农民 
让 出他们 的一部 分产品 或者劳 动力， 作为利 用土地 生产食 粮的报 
酬。 他们 必须依 附于这 份土地 ，否 则一定 会死。 因此 、这里 的地主 
会觉得 ，他 们作为 土地所 有人的 收入之 起源以 及继续 存在, 并不是 
由于 土地的 质量方 面有着 不同的 等级。 他们会 知道， 就他 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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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说 ，由 于农 业方面 的进步 ，以 及由于 土地肥 '力的 増长， 构成他 
们每年 地租的 产品的 数量已 经不断 地增多 ，他们 一定已 经发现 ，由 
于 他们的 佃农的 劳动从 土地上 生产了 更多的 东西， 他们 自 己变得 
富 裕得多 ，以 及由于 这些佃 农的生 产减少 ，地主 也变得 较穷了 。他 
们应该 不可能 怀疑， 对 一个地 方的辛 勤劳动 的居民 提供就 业和生 
活所需 的能力 ，主 要地决 定于他 们可以 支配的 土地的 数童和 质量。 • 
他们 不可能 不看见 具体的 事实， 日益 增加的 产品变 成了増 加的地 
租 ，构 成一种 新创造 的物质 财富。 当他们 听说， 在发生 这样一 种增. 
加时 ，虽 然可能 是价值 的创造 ，却不 可能是 财富的 创造， 他 们只能 
感 到迷惑 不解。 他 们一定 知道， 他们 的收入 的分配 是那种 和他们 
在一起 生活的 非农业 人口中 大部分 人的生 活所需 的直接 来源； 他 
们不 可能听 说他们 的收入 增多是 那种人 的不幸 而不觉 得诧异 。最 
后 ，说 到在印 度农民 的一些 王国里 ，国 家的舰 队和陆 军完全 靠统治 
者 地主收 得的地 租维持 ，以及 在农奴 和分成 制佃农 的国家 ，地 租总 
是或 多或少 地用于 类似的 目的; 他们听 到这种 理论说 ，一个 国家的 
土 地收入 增加， 对国家 的公共 力量或 者维持 军事机 构的能 力完全 
不増 加什么 ，他 们一定 会感到 惊讶。 

难 以想象 ，在 脑子里 充满了 这种旧 思想的 一班人 当中， 我们的 
演讲者 会得到 信徒。 他 的听众 会以为 他们在 听着的 这位哲 学家一 
定是来 自什么 其他的 行星。 他 所经历 的一切 和他们 自己的 经历一 
定是大 不相同 ，假 如说, 他正在 向他们 灌输的 各种理 论是根 据他们 
日常熟 悉的事 实推断 出来的 ，那也 完全不 可能。 

老 实说， 读 了这一 学派的 任何著 作而看 不出他 们关于 地租的 
一套- 论是完 全从研 究农民 地租的 种类中 推论出 来的 ，很不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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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地租 (无 论我们 英国人 认为它 多么有 趣昧） 已经 据说不 会扩展 


到 全世界 耕地的 1%。 我们在 研究这 特殊的 一种地 租中将 有机会 
说明 ，我们 曾引用 他们的 著作的 那些作 家以及 他们的 追随者 ，也曾 
同 样草率 和同样 错误地 根据他 们脑子 里所有 的那种 狭隘的 事实推 
论出 原理， 就像 他们曾 经急于 想用那 些原理 来解释 全世界 很大一 
部分 土地上 有关地 租的种 种现象 那样; 对 这一部 分现象 ，他 们的事 
实 显然不 适用。 

那末 ，我 们现在 就暂时 搁下那 些原始 的土地 使用权 ，这 种使用 
权 决定人 类中用 自己的 手生产 自己的 食粮的 那很大 一部分 人的命 
运； 我们转 而研究 土地所 有者的 收入， 这时候 另一种 农业工 作者已 
经接 管了耕 种工作 ，根 据本身 不同的 条件， 并且， 在 变化方 面受到 
各 种不同 原因的 影响。 


第七章 农场 主地租 
第一节 引言 

必 须承认 ，我 们将要 仔细考 査的这 种地租 所提供 的研究 领域， 
乍 一看不 及我们 以上研 究的东 西引人 注意。 我们不 需要再 把各种 
地租作 为主要 地通过 它们的 方式和 结果决 定国家 的命运 来考虑 ° 
现 今在我 们面前 的那些 地租， 只有在 社会中 各个不 同阶级 的最重 
35 的关系 已经不 是起源 于土地 的所有 权和占 用权时 才可能 存在。 
当一种 ,资 本家已 经出现 ，管理 一群人 口的各 种工作 ，从 他们 自己的 
基金中 垫出劳 动的工 资时， 土 地的产 权以及 它可能 产生的 租佃方 
式， 就不会 对政府 的活力 或者社 会的构 成要素 有重大 影响。 社会 
的成 分日益 复杂， 其他 的利害 关系和 力置来 源把它 们的势 力混合 
在一起 ，决 定一国 人民的 特性和 情况， 并影响 他们所 有的复 杂关系 
的详细 内容。 然而, 即 使在这 样的状 态下， 也只是 一种重 要的尝 
试 ，企 图发现 地主阶 级的收 入怎样 随着社 会的发 展而自 然增长 ，以 
便 和全体 人口的 日益增 多的财 富保持 一定的 比例。 

可是 考察一 下在一 个人民 集体继 续存在 的这种 比较先 进的时 
期 彩响地 租发展 的各种 原因， 不 仅仅是 这样做 的本身 有趣味 。在 

修#*  囈 

关于这 些问题 的典论 处于目 前这种 特殊状 态下， 这 样的一 种考察 
—定有 助于了 解“国 家财富 的分配 ” 问题 的其他 部门。 例如， 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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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我们在 以后考 察比较 先进的 社会阶 段中利 润和工 资的发 展方向 
时， 摆脱 许多虚 假的和 错误的 事实。 它会消 除一种 普通的 （虽然 
是不可 思议的 和痛苦 的〗 信念， 所谓地 租总体 的进展 和国家 为日益 
増加 的人数 提供食 粮的能 力逐渐 减低两 者之间 有一种 必 然的关 
系。 它会 （附 带地） 有助 于说明 农业的 和非农 业的两 类人的 相对人 
数和影 响方面 发生的 变化。 这些 ，以及 类似的 结果， 会在我 们即将 
开始 的研究 过程中 出现， 我们 不得不 希望它 们将在 某种程 度上补 
偿我们 必须使 用的一 些计箅 和推理 的抽象 性质。 

农场 主地租 的起濂 

我 们一直 在考察 的那种 由农民 耕种的 制度， 以 及它所 产生的 
地 主与农 民之间 的各种 关系， 在世界 上某些 地方已 经缓慢 地和局 
部地由 一种不 同的经 营农业 的方式 接替; 这一 改变对 地租的 影响， 
我们现 在必须 査明。 

文明 和財富 方面有 了一定 的进展 以后， 劳动阶 级的工 资已经 
不是由 他们自 己从土 地上得 来的收 入构成 ，粮食 积聚在 资本家 (或 
者用 他们积 聚的资 本谋利 的人） 的手里 ，其数 童足以 使他们 能在各 
种工 作进行 期中对 劳动者 预支生 活费； 他们 获得那 些任务 完成以 
后的 产品, 这时候 就已经 采取了 那重大 的基本 的步骤 ，把国 家产业 
的 管理权 授予一 种和地 主与劳 工都截 然不同 的人。 

这种 变化通 常从那 些非农 业阶级 开始； 首先归 于资本 家的管 
理之 下的， 是那些 手艺人 和手工 业者， 所有可 以说是 文明的 国家, 
大 多数已 经前进 到这个 程度。 就 耕种者 来说， 情况却 不同。 在世 
界上最 精练的 一些人 当中， 以及在 大部分 土地上 ，农 业劳动 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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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农业的 经营管 理者。 他们 的工资 ，像我 们看到 的那样 ，从 来只以 
他们自 己 的收入 的形式 存在， 并 且他们 按照自 己的 意见使 用自己 


的劳 动力。 

但是， 在一些 比较起 来范围 很小的 地区里 ，农业 和其他 的劳动 
者 也有都 是由资 本家养 活和雇 用的。 这些资 本家当 然收取 他们养 
活的 那些劳 动力的 产品 ，并负 责向地 主缴纳 地租。 

这种 变化的 直接后 果之一 是可以 任意把 农业上 使用的 劳动和 
资 本转移 到其他 用途。 一 方面佃 户本人 是参加 劳动的 农民， 由于 
没有 其他来 源可以 维持自 己 的生活 ，不得 不亲自 从土地 上取得 ，因 
而被 束缚在 土地上 ，他可 能拥有 的少许 农具， 除非完 全用于 耕种， 
就不 够为他 挣得生 活费， 因而 实际上 也就和 它的主 人一起 被束缚 
在土 地上。 可是 当这些 劳动者 的雇主 手里积 聚的基 金足够 维持他 
们的生 活时， 这种对 土地的 依附关 系就被 打破。 除 非在土 地上使 
用这 些劳动 阶级的 所得， 能够 和他们 在各种 其他工 作中的 所得同 
样多 (这样 的机会 在这种 社会里 很多） ，人们 会放弃 这项行 业的。 

地租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必 然仅仅 由巧令 flj}^ 构成 ，就是 ，由一 
定 数量的 资本和 劳动用 在土地 上所能 得到的 收益 构成， 而这 
项资本 和劳动 在任何 其他用 途中可 能得到 的收益 较多。 


地 租和工 资关系 的断绝 


这样 构成的 地租， 立 刻就不 再决定 工资的 数目。 当劳 动者必 
须从 土地上 取得他 自己的 食粮的 时候， 他保留 的产品 的数量 （就 

是， 他的 实际工 资的数 目）， 主要 地决定 于他和 地主订 立的合 
同。 


134  第一卷 地租 

当劳动 者和资 本家订 约时， 这种对 地主的 依赖关 系就解 除了‘ 
他的 工资数 目决定 于其他 原因。 这些问 題我们 以后还 要研究 ，可 
是地租 已经不 再影响 工资， 在 两者的 发展中 都是一 种非常 显著的 
阶段， 不能让 它无声 无息地 过去。 正 是这种 情况主 要地区 别英国 
的农 业工人 和全世 界其余 的农业 工人。 因为， 如果 荷兰和 比利时 
除外， 英国是 唯一的 国家, 在那 里我们 将要仔 细考察 的地租 制度独 
— 地或者 主要地 流行， 


第二节 农 场主地 租可以 
增 加的不 同方式 

当地租 由剩余 利润构 成时， 有三 种原因 可以使 某一处 土地的 
地租 增加。 第一， 在土 地的耕 种中由 于积累 了较多 的资本 而致产 
品 增加; 第二 ，对已 经动用 的资本 作更有 效益的 使用; 第三， （资本 
和产 品仍然 一样) 生产阶 级在产 品中分 取的一 份减少 ，而归 于地主 
的一份 相应地 增多。 这些 原因， 在一 个由资 本家耕 种的国 家的堆 
租 增多中 ，可能 以各种 不同的 比例结 合起来 ，可 是每 种原因 的独特 
的力 量和作 用方式 一经有 人了解 ，它 们的共 同作用 就容易 计算。 


关于稱 种中使 用较多 资本， 以 致产品 增多而 引起地 租上涨 
的进餍 和影响 

在人口 稀少和 原始的 国家， 土地 耕种方 面使用 的劳动 与资本 
的数董 ，和 占用土 地的范 围比较 起来, 通常是 少的。 广阔的 牧场上 
有少数 牲口苦 度着吃 不饱的 生活， 已 耕地的 肥力耗 尽后听 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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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在休息 ，简陋 的农具 、稀疏 而狭小 的房屋 、残 缺的围 篱和排 水沟， 
这 些情况 现今都 显示波 兰或者 匈牙利 以及许 多其他 国家的 农业的 
特征， 就 像它们 从前曾 经是英 国农业 的标志 那样。 随着人 口增多 
和人 们的技 艺提高 ，耕种 的方法 和乡村 的面貌 发生变 化:用 作森林 
或 者粗牧 场的地 区滅少 ，土 地或者 被改造 为肥沃 的草地 ，或 者经过 
耕耘， 用适当 的轮作 制使它 和一般 的农场 体系结 合起来 ，并 予以加 
强。 原有 的那部 分耕地 ，一 经暂作 牧场和 休闲， 就细心 照管， 缩小 
范围 ，在停 种谷物 时期改 种蔬菜 ，从 而提高 它的生 产力。 这 种变动 
在进行 期中， 所饲养 的准备 用于运 输或者 屠宰的 牲口增 加得很 
快; 更好 和更多 的工具 、排水 设备、 围篱和 建筑物 出现； 以前 零零落 
落地 分布在 S00 英亩土 地上的 劳动力 和资本 ，现 今全部 (或 许还不 
只是 全部) 集 中起来 ，使 100 英亩得 到比较 全面的 耕作。 

我 们需要 弄清楚 ，资 本这样 的不断 增多， 对于在 每一部 分土地 
上 取得的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一定有 什么影 

谷 物可以 或者按 一种垄 断价格 售出， 就是， 售 得的价 格足以 
补 偿那些 在最不 利的情 况下生 产这种 谷物的 人的成 本和利 润而有 
余； 或 者售得 的价格 只能补 偿他们 的普通 利润。 让 我们首 先作为 
按垄 断价格 售出来 考虑。 然后 ，去掉 耕地肥 力方面 的差别 ，地 租将 
由产 品价格 中超过 生产成 本的那 一 部分， 以 及这个 成本上 的通常 
利润 构成。 假设通 常的利 润率是 10%。 如 果在任 何一处 土地上 
用 100 镑 生产出 来的谷 物售得 115 镑， 地租 就会是 5 镑。 如果在 
改进 的过程 中用在 同样土 地上的 资本加 了一倍 ，产品 也增加 一倍， 
200 镑会 产生出 230 镑， 既 然其中 220 镑是 资本和 利润， 那» 余部 
分 10 镑就会 是地租 ，地租 将增加 一倍。 那末, 如果 谷物按 垄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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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售出， 増多 的资本 所取得 的增多 的产品 （价 格仍然 相同） 可以增 
加地租 ，按所 用的増 多的资 本比例 増加。 

像这样 的情况 ，虽不 常有， 但可能 发生； 因此不 可忽略 在小型 
社会里 ，谷物 可能经 常按垄 断价格 出售。 大概 在泽西 岛就是 这样， 
那里总 是迫切 需要未 加工的 产品， 这 在战时 把地租 抬髙到 每英亩 
14 镑， 平时到 6 镑或 7 镑。 还有， 在一些 较大的 国家， 虽然 拥有很 
多未 耕地， 而谷物 可以长 期保持 一种垄 断价格 ，只要 人口的 增加稳 
定地走 在耕地 的增加 前面。 

但是 ，必须 承认， 谷 物连续 不断地 以垄断 价格出 售这种 情况， 
在范 围相当 大和土 地质量 各种各 样的国 家里虽 然不是 不可能 ，也 
是 很不正 常的。 在 这样的 国家， 如果 已耕地 的产品 售得的 价格超 
过所使 用的资 本可以 得到的 一般利 润率， 其 他的土 地就会 有人耕 
种; 或 者更多 的资本 被用在 原来的 土地上 ，直 到耕种 者发现 他投入 
的资本 不能得 到通常 的利润 为止。 当然， 这时 候耕作 会停止 。因 
此 ，在 这样的 国家里 ，通 常出售 的价格 最多也 只是足 够更新 或者补 
充在最 不利的 情况下 使用的 资本， 以 及支付 这项资 本应得 的一般 
利润 I 然后 ，对 较好的 土地， 就 以它的 产董超 过用同 样资本 耕作的 
最 差的土 地的产 童的超 出部分 为计算 标准。 如 果土地 A 为 (n> 数 
置的资 本生产 10 夸特 ，并付 给农具 通常的 利润; 那末 ，土地 B 如果 
用同样 的资本 <n> 生产 12 夸特， 就会 有两夸 特的价 钱作为 剩余利 
润 ，并 以地租 的名义 付出。 那末 ，让我 们假设 一个国 家拥有 不同等 
级 的土地 ，其 肥力从 A 到 Z 逐级 增加， 其中 A 级为每 100 镑产生 
收益 (本利 >110 镑 ，其 他各级 也累进 地发展 一直到 Z 级， 超过 110 
镑。 这 会显示 这种范 围广阔 的国家 里耕地 的真正 状况。 在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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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和知识 的进展 方面， 让我 们假定 原始的 和没有 技巧的 拼种方 
法逐渐 被较好 的方法 所取代 ，增 加的资 本和劳 动积累 起来， 以备对 

各种 等级的 土地进 行较为 全面的 培养。 然后 让我们 观察， 在质量 

•  • 

优劣不 等的土 地的耕 种中, 这种一 般的资 本积累 对地租 (或 者剩佘 

«  •  _  • 

利润） 的必 然影响 怎样。 

假 设土地 A 以前 曾用 100 镑 培养过 ，每 年出产 110 镑， 其中 
10 镑 是资本 方面的 ，土地 B 用 100 镑培 养过， 出产 115 镑； 又土地 
C 用 100 镑 培养过 ，每 年出产 120 镑 …… 照这 样一直 下去到 Z。 既 
然 全是在 110 镑 以上， 每 一项上 面都有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B 的地 

■籲  最争 

租会是 5 镑, C 的地租 应该是 10 镑， 等等。 在一段 不肯定 的时期 
内 ，让这 些质董 不同的 每一块 土地用 200 镑加 以耕种 ，它们 的相对 
肥力仍 然是以 前那样 ，让 它们 的产量 比例地 增加， 土地 A 会生产 
220 镑、 B 会生产 MO 镑、 C 会生产 MO 镑。 都在 220 镑以上 ，在 
每一 种上现 在都有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因此， B 的 地租会 已经成 
为 10 镑、 C 的地租 20 镑。 也就 是每一 种的地 租会加 了一倍 。就 
这样， 一 个改进 的国家 中用在 土地上 的越来 越多的 资本必 然提高 
所有 较好的 土地上 的地租 （或 者剩余 利润） ，并且 ，这 一点和 耕地的 
相 对肥力 或者在 较差的 土地上 应用一 定数量 的资本 所取得 的产品 
数 童完全 无关。 

或许 ，可 以认为 ，虽 然我们 承认用 在最坏 的土地 上的增 加的资 
本会 产生和 最初耕 神时投 入的资 本同样 的利润 （这 种情况 是否可 
能 ，我 们即将 研究） ，但还 是不可 能使增 加的资 本产生 较多的 产品， 
和原 先的肥 力的优 越性完 全相称 9 可能是 这样， 地 租仿然 会增高 
的， 但数目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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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们对作 为资本 投入的 第一个 100 镑产生 Aloe 镑、 B115 镑、 
C120 镑。 假设 它们对 第二个 100 镑产生 A110 镑、 B  113 镑、 C118 
镑。 超过 110 镑的增 多的产 品将是 地租， 于是 B 将付 出额 外地租 
3 镑、 C 付出 8 镑。 不同 土地的 比较肥 力将被 改变。 较好土 地的优 
越 性减低 ，如果 相对于 各种土 地上现 在使用 的全部 资本来 考虑； 但 
地 租仍然 会普遍 增高; 然而 ，可以 看出， 不是增 高太多 ，好像 各种土 
地 的相对 肥力在 各种土 地上增 加了费 用以后 ，仍 然是完 全一样 。可 
能是， 在 情况 下实际 的增高 会符合 第一种 算法的 ，并 且个别 
的增加 土地 原来的 质童好 坏成比 例的。 如果 B 和 C 在用 
于 生产粗 糙牧草 、谷 类作物 和休耕 地时， 比 A 有一 定程度 的优越 
性 ，那末 ，当 每一 类牧草 地和休 耕地由 于用了 较多的 劳动和 资本而 
生 长了豆 类植物 、块 根植物 或者人 工草时 ，可 能各种 土地的 优越生 
产力 会保持 差不多 同样的 比例。 然而， 要在 一个拥 有肥力 不同的 
土地 的国家 实现地 租增长 ，只须 做到这 样:较 好的土 地由于 耕种中 
用 在这里 的顴外 资本而 产生的 收益， 应该多 于公认 质量较 差的土 
地上的 收益， 因 为这样 一方面 可以有 办法在 A 和 Z 两个极 端之间 
任何 土地上 按普通 利润率 使用新 资本， 同时 在一切 比那特 定的土 
地 较好的 土地上 地租会 增长。 

那就, 再一次 ，耕种 中使用 的资本 的普遍 积累， 一方面 和原有 
的肥 力成比 例地增 加各级 土地的 产物， 另一 方面这 种积累 本身也 
— 定会提 髙地租 r 不管 所使用 的劳动 和资本 的报酮 ，并且 ，确 实是， 
完全和 任何其 他原因 无关。 我们 知道， 在一 切进步 中国家 的发展 
中可 以看到 用于农 业的资 本增加 很多， 像我 们自己 的国家 中已经 
发生的 那样。 因此， 这 个原因 在引起 地租增 加方面 必然有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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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这种 情况， 在所有 财富和 人口都 在增加 的国家 中通常 都会发 
生。 

人 们有理 由可以 期待这 种情况 :在增 加资本 和劳动 、改 善耕作 
以后， 土地的 产量普 遍增多 ，似 乎是地 租增涨 的一项 很自然 的和很 
明显的 原因。 

然而， 人们曾 经很明 确地否 认地租 可以像 这样地 增涨； 即使在 
我们 所提出 的这种 最优条 件下， 增加 的资本 所得的 报酬不 减少以 
及不 同土地 的产品 的比例 不变动 ，地租 也不会 上涨。 

确实 ，有 人说过 ，用 在老土 地上的 增加资 本的这 种不减 少的报 

酬， 根据自 然规律 是不可 能的， 假如可 能的话 ，这会 有效地 压低地 

•  •  •  • 

租， 农业 方面的 改进一 定抑制 地租的 进展， 因而有 害于地 主的利 
益 ，并且 ，除了 某种会 改变耕 地的相 对肥力 的原因 以外， 

东西 能提髙 地租。 这些是 李嘉图 先生的 有名的 意见。 这 

•  攀 

用 了一种 累进的 和不变 的所谓 农业劳 动的报 酬递减 一简单 的事 
实， 作为 一项很 复杂的 和巧妙 的关于 财富的 分配的 学说的 根据以 
后， 就断 定这是 国家发 展中可 能发生 的每一 次地租 普遍上 涨的原 
因： _ 唯一的 原因。 接着， 他 就必须 说明人 们所假 定的地 租日益 
增 加的其 他原因 都是想 象的， 其 中有我 们一直 在说的 那一种 ，就 
是， 由于在 耕种中 使用了 较多的 资本而 获得普 遍增多 的产童 。李 
嘉图 先生因 此首先 宣称： “每次 土地上 使用的 资本增 加时， 生产率 
一定 会减低 。”① 

这一点 证明了 以后， 我们 曾假定 的所谓 产童会 随着资 本增加 


① 李裹田 ，第 3 版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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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 ，第 2 版 ，第 55 页。 

李嘉图 ，第 2 版 ，第 518、 519 页* 

穆勒的 《 政治经 济学原 理> ，第 3 版 ，第 29 页 《 


而 比例地 增加这 种情况 ，当然 是不可 能的。 可 是他进 一步说 ，假如 
产量 可能这 样增加 ，地 租也不 会跟着 上涨。 他说， “ 假如资 本能够 
无限 度地用 在原有 的土地 上而不 会拫酬 递减， 那就 不可能 有地租 
上涨 。” ①“农 业方面 的改进 是一切 土地所 共有的 ，并 不打乱 这些土 
地 之间原 有的相 对比例 ，因为 任何东 西能提 高地租 ，除 了对质 
量较 差的新 土地的 需求， 或者' 有某种 原因会 引起已 耕地的 相对肥 
力的变 动。” “地租 夸孕起 因于使 用数量 增多的 劳动， 而获得 的报酬 
比例 地减少 。”② 

所谓 农业资 本的力 童随着 所使用 的数量 增加而 必然低 减这种 
意见， 我 们有必 要看到 它的不 合理。 如果总 是不能 从土地 上取得 
增多的 产量而 所使用 的资本 和劳动 得到的 报酬不 减少， 这 样的一 
种生产 规律， 没有 疑问， 一定 会大大 地影响 社会上 各种阶 级的命 
运, 虽 然方向 不同。 如果没 有这样 的一种 规律， 那些 一开始 就假定 
它存 在并不 断起作 用和发 生影响 的人， 就必 然会因 此而犯 严重错 
误， 不能 了解他 们通常 看到的 地主的 收入随 着耕作 技术进 步而增 
加 的真正 原因。 

李嘉 图先生 的关于 陆续用 在同一 土地上 的每一 部分资 本和劳 
动所 得的报 酬必然 减少的 观点， 穆勒先 生讲得 很清楚 而有力 ，他的 
著 作中有 许多部 分是对 李嘉图 的意见 的一种 浓缩的 说明。 

穆勒先 生在关 于地租 的那一 节开始 时说， ③ “一 块土 地， 也许 
能 每年生 产谷物 10 夸特 ，或者 10 夸特的 两倍或 三倍。 然而 ，它生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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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第一个 10 夸特时 用一定 数量的 劳动， 生产 第二个 10 夸 特时不 
是 不用较 大数量 的劳动 ，生产 第三个 10 夸特 时用还 要更大 数量的 
劳动 ，并以 此类推 ，每次 增加的 10 夸特 ，所需 要的成 本大于 前一个 
10 夸特。 贝 」j， 

. 

穆勒 先生这 样毫不 迟疑土 陈述以 及李嘉 图先生 和他的 门徒同 
样 毫不迟 疑地据 以推理 的这一 法则， 作为他 们的地 租学说 的唯一 
基础， 它的 存在至 少需要 强有力 的事实 证明。 如果 土地的 产量每 
次增加 都需要 增加成 本才可 能取得 ，那末 ，耕 作改良 和作物 增多实 
际 上只是 农业能 力衰退 中 采取的 措施。 

有一个 时期， 英国的 平均谷 物产量 不超过 每英亩 12 蒲 式耳; 
现在大 约加了 一倍。 我们是 不是要 相信， 有 一种自 然规律 使得从 
一英 亩土地 上取得 24 蒲式耳 的成本 真正地 多于从 两英亩 土地上 
取 得同样 数量的 谷物的 成本？ 

很明 显的考 虑确实 指向一 种相反 的结论 。生产 24 蒲式 耳谷物 
的农业 活动， 这 时候在 那里进 行的那 比较紧 缩的场 地一定 有一些 
优点 ，并节 省一些 费用； 围篱 、排 水设备 、种籽 、收割 工作、 甚至 (在 
—定程 度上) 耕作局 限于一 英亩时 ，比 扩展 到两英 亩时， 要 少花一 
些 费用。 古 时农学 家肯定 是这个 意见， 就像 我们相 信现代 的人也 
是 这样。 

我 们必须 承认， 人 的劳动 使用在 有限的 一块土 地上超 过某一 
点 限度时 ，所取 得的收 益就会 减少。 可是在 耕作技 术进步 、逐 渐达 
到 利润最 大的产 量时， 很可能 每次集 中使用 在土地 上的增 加资本 
和 劳动， 可以比 上一次 的更合 乎经济 地和更 有效益 地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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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的规律 和所谓 较大的 丰收和 生产力 较差的 耕作是 分不开 
的那 种从假 定推出 结果， 至少是 同样的 可能。 

如果 真的要 把我们 的观点 局限于 某一块 很小的 土地， 例如一 
平 方码， 我们也 许会误 解而默 认这种 令人不 愉快的 自然规 律至少 
似乎 有理。 在这 样一种 地方, 用 我们现 今的知 识可能 做到的 方法， 
除草 、开垦 、排 水和 施肥的 时候， 也许 似乎用 在这里 的较多 劳动所 
得的报 顒-： 定比较 微薄。 

甚至对 于这样 一个范 围有限 的地方 ，我们 也可能 弄错： 可是, 
当 我们的 观点中 包括通 常在某 一个人 的指挥 下进行 耕作的 较大地 
时区 ，情况 就完全 不同， 因为那 时候我 们必须 把由于 同作物 一 起 
种 和轮种 方面， 以及消 费方式 和怎样 使作物 对田地 的肥力 发生感 
应等各 方面的 技术提 高而取 得的较 大能力 ，计算 在内。 

已 经说过 ，在农 业通常 经历的 从粗陋 到完善 的发展 过程中 ，人 
们一开 始曾经 把相当 大的一 部分土 地用作 牧场， 而 对另一 部分土 
地进行 耕作， 准备种 植谷物 ，并有 时让它 休闲， 在英 国这就 意味着 

-  I 

听其 自然地 生长一 些东西 ，虽然 迟早总 是要犁 掉的。 

让我 们假设 1000 英 亩土地 已经像 这样处 理过, 对人类 食粮的 
需求 增加, 有必要 用更费 力的耕 作提髙 土地的 能力。 

这种 情况通 常导致 的措施 ，是 取消全 部或一 部分牧 草地, 用根 
块 植物、 人 工草和 各种绿 色作物 覆盖休 闲地， 用以 饲养更 多的牲 
口， 这 样产生 出较多 的动物 肥料, 使土 地的能 力起着 比较经 常的和 
强 有力的 作用， 因而 从农场 的各部 分取得 更多的 产品。 

这些 变化在 发展的 时候, 必须对 1000 英 亩投入 比原来 多得多 
的 资本和 劳动。 现在 ，李 嘉图、 穆勒和 麦克库 洛赫这 三位先 生所宣 


第七章 农场 主地租 


143 


布的地 租学说 ，怎 样适用 于这里 叙述的 这种事 态呢？ 

随着全 国的农 业在长 时期的 发展中 变得全 面和合 乎科学 ，所 
使用 的增多 的劳动 和资本 所得的 报酬， 难道 不可能 至少和 以前在 
比 较愚昧 或者比 较懒惰 的制度 下使用 的较少 的劳动 和资本 所得的 
报釅相 等吗？ 每次 增多的 If) 蒲式 耳谷物 要以较 大的费 用来取 
得吗? 真的有 一种自 然 规律使 得这样 的结果 ^ 法避 免吗? 确 实既不 
是不 可能也 不是靠 不住， 大地 在日益 改进的 制度下 会显示 出有能 
为对 于用在 它身上 的熟练 的和效 率高的 劳动给 予同样 丰 裕的报 
購, 像她 曾对以 往那种 嫌散的 和无知 的工作 那样。 没有 疑问， 有那 
么一种 不明确 的限度 ，硬 把生产 提高得 超过这 个限度 ，就不 能没有 
损失; 可是我 们却不 可因此 就断定 ，人类 掌握着 知识和 资料， 却不 
能 从最原 始的试 验向这 种不明 确的限 度前进 而不在 每一步 都受到 
生产能 力方面 的损失 ，那 个从一 英亩土 地取得 40 蒲 式耳小 麦的人 
所得 的报繭 ，必 然比那 个取得 30 蒲式耳 的人差 ，这 个取得 30 蒲式 
耳 的人， 又比那 个取得 10 蒲 式耳的 人差。 人 的身材 是有限 度的， 
我们 知道, 过了这 个限度 ，就不 可輯期 待一个 人的身 高增加 而体力 
和 精力不 减少。 假如我 们因此 就说， 一个青 年人的 身材在 他走向 
成年 的过程 中每增 长一英 寸就一 定会较 为虚弱 ，那也 说得不 恰当； 
但肯定 还比那 些人略 胜一筹 ，他 们看到 ，在土 地耕种 中增加 的劳动 
力超 过限度 一定产 生比较 薄弱的 结果， 就把它 作为一 种自然 规律： 
说 什么任 何时候 在土地 上增加 的劳动 力所取 得的报 酬都少 于以前 
使 用的劳 动力所 产生的 结果。 

因此， 我们可 以认为 李嘉图 先生和 他那一 派的学 说是虚 幻的， 
他们 要教导 我们： “土 地上使 用的劳 动每次 增多， 生产 率 就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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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并且 ，我们 可以进 一步考 虑他们 的那些 看法, 认 为即使 假定他 
们在这 个问题 上是错 误的， 并 承认资 本可以 在已耕 地上继 续积累 
而力量 不减少 ，地 租的增 加还是 不可能 从这样 的原因 开始。 

这些 意见包 含在下 面这些 话里： 一 “假 如资本 能够无 限度地 
使用在 原有土 地上而 取得的 收益不 减少， 地租就 不可能 发生， 

地租 总是起 源于使 用增加 的劳动 ，而取 得的收 益比例 地较少 。/‘ 

•  • 

这 两项命 题中后 一项的 真实性 显然决 定于前 一项， 它 的价值 
我 们一会 儿就会 看出。 李嘉图 先生后 来说， “ 农业方 面以及 劳动分 
工 方面的 改进是 一切土 地上都 有的， 这些改 进增加 从每一 方面取 
得的 原产品 的绝对 数量， 并不 过分打 乱它们 之间原 先存在 的相对 
比例。 ”然后 他说这 种改进 不会提 高地租 ，因为 “没有 什么东 西能提 
高地租 ，而 .只有 对质量 较差的 新土地 的需求 ，或 者有 某种原 因会引 
起已 耕地的 相对肥 力方面 的变动 。” ②为 了测验 这些说 法 的正确 
性， 让我们 假设一 个例子 ，其中 这些说 法自称 会说明 其影响 的各种 
情 况同时 出现, 就是 —— 较多 的资本 使用在 土地上 而所得 的报酬 
不 减少， 并且这 增加的 资本能 增多从 各级土 地上取 得的原 产品的 
绝对数 童而不 打乱它 们之间 原先的 比例， 假设 A 代表 一类 土地， 
只 能为资 本取得 10% 的通 常利润 ，不缴 地租。 又假设 B、p 和 D 各 
代表 其他部 分的较 优土地 ，也 用资本 100 镑进 行耕种 ，假 设它们 
的出产 如下： 

ABC  D 

*  i 

110 镑  115 镑  120 镑  130 镑 

①  李嘉图 ，第 2 版 ，第 55 页。 

②  同上 ，第 2 版 ，第 518、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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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项中所 有超过 110 镑的数 目都是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其 中地租 

»  ••署 

B 将缴付 5 镑、 C 缴付 10 镑、 D 缴付 20 镑。 其次， 假设各 处土地 
上 使用的 资本增 加一倍 ，所 得的报 酬不减 ，并 且不打 乱各处 产品之 
间 的比例 ，或者 改变它 们之间 的相对 肥力， 那末， 它 们的出 产就会 
是 这样： 

ABC  D 

220 镑  230 镑  240 镑  260 镑 

各 项中所 有超过 220 镑的数 目都是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其中 B 将 

•  •  *  • 

缴付 10 镑、 C 缴付 20 镑、 D 缴付 40 镑。 也就是 ，各 处的地 租都增 
加一 倍。 

很清楚 ，每 次增 加的一 部分资 本在运 用中取 得同样 的效果 ，地 
租就 会比例 地增加 ，就是 ，资 本増 加一倍 时地租 就增加 一倍, 资本 
增加两 倍时地 租就增 加两倍 ，资本 增加三 倍时地 租也增 加三倍 ，无 
穷尽 地像这 样增加 下去， 只要 资本能 够用在 原有土 地上而 不引起 
报酬递 并且 予爭孛 

十 分明显 ，根据 所有* 的 其他原 ^3^^推\ 仑， 在一切 改进中 国家， 
随 着越来 越多的 资本投 入农业 ，地 租确实 一定会 像这样 地增高 。然 
而， 我们已 经看到 ，各种 土地的 肥力的 比例完 全停滞 不动， 对这种 
地租 的增高 不是必 要的。 

根据 他推理 的一般 顺序， 人们 会以为 李嘉图 否认资 本积累 ^ 
能 提高地 租而不 相当地 减低它 的生产 能力， 这是 完全忽 略了增 ip 
的资 本在肥 力不相 等的土 地上必 然产生 不相等 的效果 ，并 且他自 
己 心里曾 假定， 农业上 使用的 一切增 加的资 本在最 差的土 地上产 
生的效 果会等 于它在 最好的 土地上 产生的 效果。 然而， 现 在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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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 这样地 忽略, 而是自 己添上 了一点 假定， 认为它 们的产 量应该 
比例地 增多; 并且 他否认 这种不 相等的 增多必 然会影 响地租 ，这一 
点因 此更是 无法解 释的。 我们 可以评 述的另 一种说 法是： 

么东 西能提 高地租 ，除了 对质量 较差的 新土地 的需求 ，或者 

•  »  # 

原因 会引起 已耕地 的相对 肥力的 变化。 这个 意见的 错误， 不亚于 

•  •  •  • 

有人 断定的 所谓无 限制的 资本积 累在提 高地租 方面完 全无效 。李 
嘉 图先生 完全忽 略了占 全世界 99% 的广大 佃农， 相 信土地 的肥力 
不 同是地 租存在 的唯一 原因。 因此， 他所以 断言土 地的相 对肥力 
改变 是地租 每次变 动的唯 一原因 ，并不 是不自 然的。 可是， 即使暂 
时承认 这些前 提是正 确的， 这 结论也 会是谬 误的。 如果我 们假定 
土地 等级的 存在是 (其 实是最 肯定地 不是） 缴 付地租 的唯一 原因， 
所谓“ 除了会 引起耕 地的相 对肥力 方面的 变化的 某种原 因以外 ，没 
有什 么东西 能提高 地租, ”仍然 是不真 实的。 假如我 们认为 李嘉图 
先生当 然是正 确的， 所 谓土地 的自然 肥力方 面的差 别是地 租的唯 
一起源 ，但 决定在 任何特 定时间 缴付的 地租学 -的， 仍然是 产品的 
绝 对差無 ，并因 此地租 的数目 可以无 限地增 只要 所有用 等量资 
本耕 作的土 地各自 的产品 之间的 比例， 就是， 只须 它们的 相对肥 
力 ，没有 变动。 

如果彼 此之间 有一定 比例的 抽象数 字被乘 以同一 数字， 我们 
知 道虽然 那些乘 积彼此 之间的 比例会 和原来 的数目 之间㈣ 比例相 
同 ，可 是各个 乘积的 目之间 的差额 ，在 演算 过程的 每一步 都会增 
加。 如果 10、15、20 乘以 2 或 4 ， 成为 20、30、40 或者 40、 60、 80, 
它 们的相 对比例 不会被 打乱:  80 和 60 对 40 的 比例， 和 20 及 15 
对 10 的比例 相同： 可 是它们 的乘积 的数目 会在每 一步演 算中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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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从 5 和 10 变成 10 和 20, 然后是 20 和 40。 

所以 ，如 果几块 土地有 一种相 对肥力 ，表 现为对 100 镑 资本分 
别 生产出 110 镑、 11S 镑和 130 镑* 然 后把所 用的资 本増加 一倍, 
产 量也增 加一倍 ，它们 的出产 将变为 220 镑、 23G 镑和 260 镑 ，它 
们的 产品数 童的差 别或者 它们的 地租就 会增加 一倍， 虽然 它们的 
相对 肥力仍 然和以 前完全 一样。 因此， 虽然 土地的 相对肥 力的差 
别是地 租的唯 一原因 ，却不 一定就 必然是 ，除 了会引 起耕地 的相对 
肥力方 面的变 化的某 种原因 以外， 没有什 么东西 能提高 地租， 因为 
任 何原因 会提高 地租， 只要它 增加了 各种土 地的产 量而不 影响它 
们 的相对 肥力， 那种在 原有土 地上无 限地增 加资本 而不引 起报酬 
减少， 恰恰是 由于这 样的一 种原因 ，李 嘉图先 生非常 坚决地 宣告它 
会使 地主的 收入永 远不可 能增加 。① 

把 这种很 简单的 箅术计 算再推 进一点 ，还可 以看得 更清楚 ，李 
嘉 图假定 各种土 地的相 对肥力 的差别 增加是 促使地 租上涨 的重要 
因素 ，在 这一点 上他完 全错误 ，因为 地租可 以显然 上涨， 即 使在各 
种土 地的相 对肥力 的差别 减少的 时候， 只要 各种土 地的产 品的绝 
对孕 孕是在 增多。 如果 10。 镑 使用在 A、B 和 C 三种 土地上 ，取 
得出产 110 镑、 115 镑和 120 镑， 并 且接着 又用了  200 镑、 228 镑 
和 235 镑 ，产 品的相 对差别 将减少 ，土 地在肥 力方面 将已经 比较接 
近; 然 而产品 的差 别将从 5 镑和 10 镑 增加到 8 镑和 15 镑 ，并 
且地租 会已经 相应地 增嫌。 ②因此 ，所 有会使 已耕地 的肥力 日益接 


①  参阅 本书第 194 页。 

②  关于一 种相似 的算法 ，参阅 本书第 194 页。 我让两 种算法 都保留 ，重要 的是它 
们应 该被人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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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的措施 ，都很 可能提 高地租 ，而 且不 需要任 何其他 原因的 合作就 
能做到 这样。 

这 种变化 的过程 实际上 常常在 进行。 萝卜和 绵羊的 经营管 
理 ，以及 用来进 行这种 经营的 新资本 ，在 贫瘠 土地的 肥力方 面产生 
的 变化， 比在较 好的土 地上的 变化大 一些； 可 是它仍 然增加 每种土 
地的绝 对产量 ，因 此它提 高地租 ，同时 减少了 已耕地 的肥力 方面的 
差别。 


我们 曾试图 说明， 由于应 用较多 的资本 和劳动 而从国 内各种 
质 董的土 地上取 得越来 越多的 产品， 必然会 在一个 由资本 家经营 
农业的 广大国 家中， 根 据用在 质童不 等的土 地上的 资本和 劳动所 
取得 的多少 不等的 报酬， 而提髙 地租； 这样 地租就 会提高 而不必 
要 假定耕 地的相 对肥力 有任何 改变、 利 用质童 较差的 土地、 或者 
用在 原有土 地上的 农业劳 动力所 取得的 产量会 减少， 并且， 所谓 
在 这种发 展过程 的每一 阶段， 从同样 土地上 陆续取 得的每 一部分 
增加 产品， 必然 要花费 较多的 劳动和 资本， 这种 说法， 是 毫无根 
据的。 

然而 ，李嘉 图先生 ，像我 们已经 看到的 那样， 不 仅认为 这样取 
得的增 多的产 董决不 能提髙 地租, 而且说 它实际 会使地 租降低 ，至 
少暂 时降低 ，就是 ，直到 他认为 可能会 提高地 租的那 唯一原 因发生 
作用， 以 及增加 的资本 在报酬 减少的 条件下 投放在 新土地 或者原 
有土地 的某一 部分上 为止。 他 为所谓 日益增 多的产 品会引 起日益 
减少的 地租这 种使人 惊讶的 意见辩 护的方 法是这 样的： 他 假设在 
人口不 增不减 、需 求没 有变动 时一部 分土地 将停止 使用； 实 际耕作 
的各 种土坶 的肥力 的差别 将减少 ，这种 情况, 在李嘉 图的学 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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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总是被 说成会 导致地 租减低 。① 他说， “如 果需要 100 万 夸特的 
谷物养 活特定 的一群 人口， 如果 这批谷 物要在 1 、 2 、 3 这 三种质 
量不 同的土 地上生 产出来 ，并且 ，由于 后来发 现的一 项改进 ，这 批谷 
物能在 1 号和 2 号 土地上 生产， 而不需 要使用 3 号, 显然直 接的影 
响一定 是地租 降低： 因为 2 号地 (不是 3 号地) 将被 耕种而 不付地 
租 ，并且 1 号地 的地租 ，不 再是 3 号和 1 号地的 产量的 差额， 而仅 
仅是 2 号和 1 号 地的差 S5U 在 - 亨咚 ) 的情况 
下 ，不可 能有增 多谷物 数董的 需求；  3 号地上 的 资本和 劳动被 
用来 生产对 社会有 益的其 他商品 ，在提 髙地租 方面不 可能有 影晌， 
除 非制造 这些商 品的原 料必须 在土地 上使用 以比较 不利的 条件才 
可能 取得的 资本， 在 这种情 况下就 必须又 耕种第 3 号土地 。” 这段 
话含有 李嘉图 先生的 推理的 实质， 他 根据这 种理论 一再说 农业的 
改 进总是 对地主 不利。 

至于产 量有一 个时期 和 稳定地 增长， 而 人口和 需求年 
然是 一样， 并 不增多 ，就会 出现什 么情况 ，我 们不 必自寻 烦恼去 ^ 

参  •  •  •  • 

究。 人人 都可能 承认这 种情况 决不会 发生。 这也不 是李嘉 图先生 
提出的 问题， 他假定 一种突 然展开 的改进 ，通 过这种 改进， 好像魔 
棒 一指， 就使得 2/3 的 土地生 产出和 全部土 地刚刚 生产的 同样多 
的产品 ，同 时人 口仍然 是那样 ，没有 增加， 在 这种情 况下他 认为那 
1/3 的土 地不需 要拼种 ，应该 停止, 并且地 租会在 全国都 降低。 

只须 记住农 业改进 实际上 是怎样 缓悝地 逐步被 发现、 完成和 
推 广的， 就 能看出 李嘉图 的这种 假定真 正是多 么不切 实际。 假如 
英国 土地的 2/3 真 的会生 产出像 全部土 地现今 生产的 那么多 （― 

① 注 A 中的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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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极 可能的 事）， 我们可 以完全 相信那 不会是 通过骤 然的和 魔术般 
的一大 步就能 确立的 ，实 现这种 成就的 手段会 是每次 小部分 、小部 
分地 发现， 也许每 次要隔 相当长 的时间 ，要慢 慢地应 用到一 般惯例 
里去, 并且， 我们 可能差 不多是 勉强地 和将信 将疑地 预言。 ①在此 
期间， 人口 和对原 产品的 需求不 会没有 变动。 在为 日益增 多的人 
口生产 增多的 食粮供 给的过 程中， 我 们没有 看到供 求之间 这样严 
重 地脱节 ，也 没有看 到像李 嘉图先 生假定 的那种 突然的 震动， 以便 
证明 农业上 所有的 改进都 对地主 不利。 随着 广大人 民的总 数慢慢 
增加 ，我们 看到逐 渐增加 的需求 压力剌 激着农 业工作 者作出 改进， 
这 些改进 ，通 过看不 出的供 给逐步 增多， 使得人 们可以 吃饱。 当这 
些 变化的 过程在 进行的 时候， 由于把 更多的 资本广 泛地应 用在原 
有的土 地上, 按照这 些土地 本来肥 力的差 别而产 生不同 的效果 ，所 
有 的产董 增加都 会提高 地租， 地主的 利益从 来不是 和各种 改进对 
立的 ，这 些改进 ，只要 增加原 产品的 数量， 就 对增加 土地所 有者的 
收入和 广大人 民的幸 福同样 有利。 

也许似 乎不必 要说， 我们 以上说 明的那 样増多 的地租 构成国 
家 的产业 所创造 的新財 富的一 部分， 并且是 总的资 源增加 的一种 
没有 疑问的 和令人 满意的 证明。 但是， 出现这 种情况 ，导致 李嘉图 
先生和 他的学 派否定 地租能 够上涨 ，除了 由于一 个原因 （就是 ，把 
资本 投在某 一部分 土地上 而所得 的报酬 较少， 结果 各生产 阶级在 
所有 其余的 投资上 分得的 份额都 减少） 那同 样一系 列的想 法已经 


① 用 两匹马 和一个 人耕轻 质土地 的办法 i 以及轮 作制这 些现代 的重大 改进， 人们 
充 分了解 ，已经 超过半 个世纪 * 如果这 些进步 办法不 能比以 往加快 扩展， 就会再 过半个 
世 纪才可 能在所 有合适 的土地 上都被 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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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他们， 作为 这种学 说的后 果之一 ，坚 决认为 ，地 租的上 涨仅仅 
是已 经存在 的财富 的转移 ，从 来不是 财富的 创造; 它对 国家 的资源 
一 点不増 加什么 ，它不 能使国 家有能 力维持 舰队和 军队; 它 只是价 
值 的转移 ，仅 仅有利 于地主 ，而 比例地 有损于 消费。 假设李 嘉图先 
生的 关于每 次地租 增加的 唯一可 能的原 因的意 见是正 确的， 这种 
学说 就一定 也正确 。① 如 果土地 A、B、C 和 D 生产 A110 镑、 B115 
镑、 Ci20 镑、 Dno 镑， 那末， 生产 的阶级 在每一 份中的 份额是 
110 镑， A 将不 缴付 地租， B、C*D 的 地租将 分别是 5 镑、 10 镑和 
20 镑。 如果 只有一 种方法 可以提 高这些 土地所 付地租 的 数目， 
就是， 减少 生产阶 级所得 的份额 ，从 110 镑减到 一个其 他数目 ，例 
如 108 镑， 并把差 额转移 给地主 ，然后 A 的产品 仍然是 110 镑、 B 
的产品 仍然是 II5 镑、 C 的产品 仍然是 120 镑、 D 的产品 仍然是 130 
镑 ，可是 各生产 阶级的 份额在 各种土 地中都 减少到 108 镑， 地租会 
在全部 土地上 增加到 8 镑的 程度。 可是 虽然地 租已经 増髙， 国家 
的 资源还 是和以 前完全 一样。 应该 已经有 部分的 财富的 转移， 而数 
目没有 变动; 这种 转移确 实对地 主有利 ，而成 比例地 对那些 生产的 
阶级 有害, 并且， 由于伴 随着这 种变动 而来的 原产品 的相对 价值增 
髙 ，这种 转移会 在一定 程度上 对各个 阶级的 消费者 有害。 既然是 


① 李裹田 ，第 2 版 ，第 499,500.501 页。* 这些 错误之 一（ 他 正由讲 马尔萨 斯先生 
的几种 膜定的 错误) 在于假 定地租 是一种 纯粹的 利得和 新的财 富创造 。” 《所 以 地租是 
价值 的创造 ，而不 是财富 的创造 i 它完 全不增 加国家 的资源 ：不使 国家能 维持军 队和舰 
队” ，等 等。 读者会 已经注 意到这 些想法 和意见 怎祥完 全错误 和不能 适用， 如果我 们讲 
到农民 地租， 也就是 ，讲 到实际 缴纳的 广大地 租的话 A 我相倚 ，这些 说法在 正文中 会显 
得同样 的错误 ，如 果被 认为仅 仅适用 于在土 地上取 得的剩 余利润 ，躭是 ，仅 仅适 用于农 
场主 的地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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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我们 就已经 和李嘉 图的意 见一致 ，假 定了产 量是停 滞不动 
的 ，① 没有 疑问这 是地租 可以增 高到有 限程度 的一种 方式， 可是这 
仅仅是 一种、 肯定 是最不 普通的 一种， 而且 是农场 主地租 増加的 
效力 最小的 原因。 在规 定关于 地租问 题的一 般原则 方面， 我们很 
难避 免陷于 错误， 由于 把自己 局限于 一种很 不完善 的对地 租增加 
的各种 来源的 观点， 并根 据这样 一种和 明显事 实及日 常经验 
相反的 假定， 所谓当 地租在 增加时 全国产 量的数 目总是 停滞不 
动。 

由 于使用 了增加 的资本 以致生 产增多 而地租 上涨， 对 国民财 
富 的影响 ，和 李嘉图 专门考 虑的那 些影响 ，情 况大不 相同。 让我们 
再假设 ，在 一个 农艺落 后和不 完善的 国家里 ，土地 A、B、C 和 D 分别 
生产 110 镑、 II5 镑、 WO 镑和 1如 镑。 随着技 能和财 富增加 ，耕作 
越来越 完善， 并且 用在这 些土地 上的资 本加了 一倍。 假设 这些土 
地生产 A220 镑、 B  230 镑、 Cwo 镑和 D260 镑 (物 价和 原来— 样)。 
A 将 仍然不 缴地租 ，可是 其他土 地上的 地租会 被增高 f 全部 增加的 
数目是 35 镑， B 缴付 10 镑， C 缴付 2o 镑, D 缴付 40 镑 ，这些 新的地 
租对国 家的资 源将是 一种净 増加， 以新 财富的 创造为 基础。 没有 
—个阶 级会因 此而变 得较穷 ，完 全没有 发生对 任何人 有损害 的事， 
不会有 财富的 转移， 原产 品的相 对价值 (对 这一变 动中涉 及的东 
西) 会 保持完 全不变 ，并且 ，和这 种对原 有资源 的增加 部分成 比例， 
国 家在“ 必需品 、方 便品和 社会的 享受品 方面将 相应地 丰裕， 比以 
前 更有力 量”保 持舰队 和军队 ，或 者进行 其他需 要用钱 的工作 。然 

① 李嘉困 ，第 3 版 ，弟 485 页。 他说我 们应该 有数置 和以前 （躭 是， 和地 租增潘 
以前） 完全 相同的 〈不 会较 多的） 商品以 及同样 以千百 万夸特 计的往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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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增多的 地租只 构成增 加的财 富和增 加的资 源的一 部分， 而且不 
是最 重要的 一部分 ，这一 部分, 那创造 地租的 同一资 本增多 会生产 
出来 ，并放 在地主 以外其 他人的 手里。 至于我 们所说 的那种 情况， 
人们会 注意到 ，虽 然地租 增加了 一倍， 农 业资本 、工 资和利 润也增 
加了 一倍。 社会 的土地 的出产 比以前 增加了 一倍， 本地区 的资源 
增加了 一倍， 虽然 它的范 围没有 扩大。 当这 种变化 的过程 在继续 
和 重复时 （在一 个有本 领的和 富裕的 民族的 发展中 这种过 程可能 
不只 一次) ，这样 的民族 在人数 、财 富和 政治力 童方面 会继续 増加， 
胜 于一些 邻近的 国家， 在它们 那里也 许继续 流行着 比较简 陋的和 
效益差 的生产 方式。 因此 ，起源 于土地 上的资 本积累 和生产 增加， 
不 仅本身 是显然 在增加 国家的 资源， 而且必 然表明 那些生 产阶级 
得 到更大 的增加 —— 这种增 加实质 上等于 领土本 身逐渐 扩大。 

在 有一种 意义上 ，所 谓地租 不是对 国家的 财富和 资源的 增加， 
这种 说法是 真实的 ，虽然 这是一 种无关 重要的 真实: 如果只 是意味 
着 一个国 家的土 地和劳 动的产 童是确 定的， 把其中 的一部 分用作 
地租 ，不 会使这 个国家 变得比 以前富 一些。 这当 然是真 实情况 ，或 
者不如 说是幼 稚的不 言而喻 的话。 一 个国家 的土地 和劳动 的出产 
一 经确定 ，集 体财富 的数目 当然 不能受 以后如 何使用 的影响 ，是否 
全部用 于工资 、利润 ，或 者甚至 税收， 国家总 体地来 说不比 以前较 
富。 可 是当有 人像李 嘉图先 生那样 显然是 要说， 在 社会发 展中日 
益增加 的地租 仅仅表 示一部 分已经 存在的 财产的 转移， 从 来不构 
成对 国家资 源的真 正增加 ，这种 说法是 明显的 错误， 起源于 他自己 
对 一个国 家的地 租陆续 增加的 来源抱 有一种 特别不 完善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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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 方式使 用的资 本的不 同效果 


以上 我们已 经一般 地探索 了资本 积累对 地租的 影响。 就是, 
不 区别这 些资本 在増加 的过程 中可能 应用在 土地上 的不同 方式的 
影响。 并且 ，只要 问题仅 仅涉及 这样一 种积累 对地租 的必然 影响, 
这 种一般 观点就 够了。  .• 

可是， 要比较 清楚地 观察农 业上使 用的资 本增多 的可能 发展， 
以及发 展的最 大限度 ，并 探索资 本增多 的可能 发展， 以及它 的最大 
限度 ，并探 索它对 社会的 利益的 影响， 对构成 社会的 各个阶 级的相 
对 人数和 重要性 的影响 ，以 及对他 们的勤 奋工作 的性质 和方向 ，我 
们必须 仔细地 区别増 加的资 本用于 养活® 吵亨 的时候 和用作 
对 已经雇 用的工 人的辛 勤劳动 的辅助 ，而 不增加 他们的 人数。 

我知道 ，假如 我们追 随李嘉 图先生 和一些 后来的 著作者 ，这里 
所 说的区 别就是 空想。 按照 他们的 说法， 这 种辅助 资本是 劳动的 
结果 ，并且 ，如果 追漘得 足够远 ，就 单独 是劳动 一项的 结果。 因此， 
使 用辅助 资本， 可以作 为使用 生产这 种资本 中所用 的劳动 。并 
且 ，不 管一个 人是为 了生产 一具打 算用在 土地上 的耕犁 而工作 10 
天, 或者是 为了土 地本身 而工作 10 天， 他实际 上是做 同样的 事：在 
随便 哪一种 情况下 ，都是 10 天的劳 动被用 在耕作 方面。 或许 ，有 
某 些观点 认为这 样硬把 劳动的 结果和 劳动本 身等同 起来， 可能不 
是 不能允 许的， 甚至还 可能发 现这样 做便于 计算。 李嘉图 先生和 
那 些追随 他的著 作家， 一致认 为一种 商品所 花费的 劳动是 它相对 
于一切 其他商 品的价 值的唯 一根据 和衡董 标准。 一 个人一 个月的 
劳动 所生产 的若干 谷物， 和另 一个人 一个月 的劳动 所生产 的一具 
耕犁 ，按 照他们 的说法 ，就 应该具 有完全 相同的 价值。 因此，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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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必须作 为若干 积累的 劳动来 评价。 “ 资本， 或者 所谓同 样的东 


西 ，劳动 /是李 嘉图先 生的一 种说法 ，根 据他 们的关 于价值 的起源 
和 标准的 理论， 这是 十分自 然的。 这 种理论 我们现 在没有 研究的 
必要。 但是 ，我顺 便表示 一下， 希望人 们把我 放在相 信它是 有缺点 
的 那些人 之列， 他们 认为在 比较各 种不同 商品的 交换价 值时， 除了 
直接或 者间接 用在每 一种东 西上的 劳动童 以外， 还 必须考 虑到其 
他的 情况。 可是 ，无论 这样一 种价值 学说是 否合理 ，为 了我 们现在 
的 研究， 必须把 劳动和 劳动的 结果作 为两种 不同的 东西来 思考和 
议论。 很 难否认 ，在农 业中使 用工具 或者肥 料来产 生效果 ，或 者在 
土地 上直接 使用工 具或肥 料可能 花费的 劳动， 实质 上是截 然不同 
的 操作； 两 者会导 致不同 的结果 ，每一 种只能 在不同 的情况 下可以 
实 行或者 有利。 现在 我将要 指出的 是这种 差别的 影响， 因 为我认 
为， 了解 这些影 响会使 人慊得 对一些 国家的 目前状 况和可 能发展 
的重要 看法， 以 及构成 这些国 家的各 个不同 集团的 人的相 对数目 
方面逐 渐发生 的那些 变化的 原因。 

我们要 谈到的 ，把 资本用 在农业 上养活 增加的 尹，, ，和 用在 
农具 、肥料 、排 水设备 或者以 往劳动 的结果 的任何 作 为对实 
际使用 的劳动 者的力 釐的甲 岑|， 这两者 之间的 第一点 区别是 这样： 
在第 一种情 况下， 人力的 ii， 和所 用的资 本比较 来说, 没有 改变； 
在第 二种情 况下， 总是增 加的。 如果 一笔资 本被用 来雇用 3 个人 
在土地 上工作 ，后來 资本增 加一倍 ，雇用 6 个人， 用 于耕作 的力釐 
加 了一倍 ，但 是不多 于一倍 ，我们 没有理 由假定 最后雇 用的那 3 个 
人 的劳动 会比第 一次雇 用的那 3 个人的 劳动效 率较高 ^ 可是 ，如 
果 不把第 二次的 资本用 来添雇 三个新 工人， 而有办 法以辅 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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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式用 它来提 高那原 来雇用 的三个 工人的 能力， 我们就 能有把 
握地 认为农 业中直 接和间 接使用 的人的 劳动效 率已经 増加， 以及 
那 三个人 在这项 辅助资 本的帮 助下， 会具有 6 个人 把他们 的全部 
能力直 接用在 土地上 也不会 产生的 力童。 要 看清这 一点， 似乎只 
须 记住， 一定是 什么经 久不变 的动机 促使人 们宁可 雇用人 的劳动 
来制造 机器或 者工具 ，或 者取得 任何一 种辅助 资本， 而不雇 用劳动 
来直接 达到可 以用辅 助资本 达到的 目的， 以 及文明 国家的 农业和 
制造业 的努力 通常经 过一些 什么步 骤提髙 效率， 或 者野蛮 人怎样 
从 粗鲁的 和薄弱 的勤奋 努力逐 步发展 到文明 人的能 力以及 比较完 
善的 技艺。 


人 ，在 他试图 取得或 者按自 己 的需要 制造所 想要的 东西时 ，和 
低级 动物不 同的主 要在这 一点： 他的 聪明智 蕙使他 能想出 方法利 
用以 往劳动 的结桌 ，使得 实际努 力的效 率超过 他本身 体力的 限度。 
当猎人 依靠森 林中的 猎物生 活时， 他用 一部分 时间制 作弓箭 。如 
果 这些武 器造成 后不能 使他获 得的猎 物比在 制作弓 箭所费 的时间 
内可能 获得的 更多， 我 们就可 以肯定 说他对 制作弓 箭不会 再感兴 
趣。 农民起 先用弯 曲的树 枝扒地 ，过了 一个时 期终于 设计出 —种人 
工 构造的 铁犁， 可是如 果这种 铁犁用 的时候 在土地 上产生 的效果 
不超 过造犁 所用的 劳动假 如直接 用在土 地上会 产生的 效果， 我们 
就可以 肯定说 铁犁一 定不会 被制造 出来。 人 类设法 制造的 一切工 
具， 都是 如此。 它们 帮助人 的劳动 ，从 最脆弱 的和最 简单的 到最复 
杂的 和最有 威力的 工具。 假如 一台蒸 汽机所 用的劳 动可能 像蒸汽 
机一 样在生 活的各 种技艺 和工作 中产生 同样的 效果， 我们 就可以 
肯 定蒸汽 机决不 会成为 普通的 东西。 因此 ，凡 是我们 看到一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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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 富存董 以辅助 资本的 形式在 积累的 时候， 凡是 人们不 用资本 
去养活 任何一 种行业 中的新 工人， 而 宁愿用 同样数 目的资 本以某 
种形式 协助这 种行业 中已经 使用的 劳动的 时候， 我 们就可 以完全 
有 把握地 断定人 类劳动 的效率 已经随 着所使 用的资 本的数 目而相 
对地 增高。 

在 农业中 ，辅 助资本 在加强 人的能 力方面 的效果 ，也许 不如在 
制造业 中那样 明显， 但肯 定不是 不如在 制造业 中那样 重要。 如果 
我 们注意 在一个 高度开 发的国 家里， 1000 英 亩土地 的地面 上所有 
的器具 、牲畜 和农具 、围篱 、排水 沟和建 筑物的 数童, 把它们 和未开 
化国家 的地广 人稀的 地区相 比较， 我们就 会看出 ，即 使在农 业中， 
人类 的聪明 才智， 为了 利用过 去劳动 的结果 以加强 农民的 实际能 
力来开 发大地 的资源 所作出 的努力 是很可 观的。 不 同国家 做到这 
一点 的程度 不同， 形成它 们之间 最重要 的区别 之一。 正如 人类在 
最原始 的状态 下主要 地从事 于满足 最低的 物质需 要时， 他 们和牲 
畜 的区别 在于他 们能够 利用储 存的过 去劳动 的成果 来增加 他们对 
物 质世界 的控制 ，所以 当我们 看他们 处于比 较进步 的状态 ，试 图权 
衡 和估计 各个不 同社会 (或许 同样有 知识的 社会) 的 显著不 同的生 
产能 力的原 因时， 我们 将发现 各个社 会所获 得不同 程度的 这种能 
力 决定于 他们把 人类的 这一原 有的特 点已经 发展到 的不同 程度。 
在 一切以 文明著 称的国 家里， 生活的 必需品 和奢侈 品由一 定数董 
的 補助资 本帮助 供给。 可是各 个国家 拥有的 和使用 的辅助 资本多 
少 ，差别 很大。 在这 方面， 英国在 整个文 明世界 中遥遥 领先。 并且 
在农业 方面也 不是不 如在工 业的其 他部门 出色。 根 据不同 时期向 
农业 部呈报 的统计 来看， 英国 在农业 方面使 用的全 部资本 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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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工 人生活 的资本 的比例 ，是 5  :  1, 就是， 所 用的辅 助资本 4 
倍于 用来养 活耕作 中直接 使用的 劳动的 资本。 在法国 ，所用 的辅助 
资本 的数目 （根据 査普特 尔伯爵 的书） 似乎不 超过用 来维持 乡村劳 
动力的 数目的 一倍。 在其他 的欧洲 国家, 我怀疑 ，数 目要少 得多。 

那末 ，牢 牢记住 ，在 耕作中 辅助资 本的积 累的每 一步， 人类劳 
动的 力童方 面都造 成一种 差别， 这种 差别在 资本仅 仅以对 土地本 
身的新 工人的 额外生 活费的 形式增 加时不 出现。 我 们可以 继续讲 
到 使用辅 助资本 和直接 把资本 用于维 持额外 劳动的 生活两 者之间 
在效 果上的 第二种 区别， 是这样 ：当一 定数童 的额外 资本以 过去的 
劳动成 果的形 式被用 来帮助 实际雇 用的工 人时， 较 少的每 年报醐 
就足以 使这种 资本的 运用有 利可图 ，并因 此而永 远切实 可行， 比用 
同样 多的新 资本去 维持增 加的工 人较为 有利。 

让我 们假设 100 镑用 在土地 上作为 3 名工 人的生 活费， 生产 
出他们 自己的 工资和 10% 的 利润， 或者 110 镑。 让 用在这 块土地 
上的 资本增 加一倍 。并首 先假定 这新资 本养活 额外的 3 名工人 。在 
这种情 况下， 增 加的产 量一定 包含他 们的全 部工资 以及通 常的利 
润。 因此， 必须包 括全部 100 镑 以及这 100 镑 上面的 利润， 或者 
110 镑。 下一步 ，让 这同 样的额 外资本 1G0 镑以 农具、 肥料， 或者 
过 去劳动 的任何 结果的 形式应 用在土 地上， 而实际 工人的 数目没 
有 变动。 假设这 项辅助 资本平 均耐用 5 年。 用来偿 还资本 家的每 
年 收益， 现在 就必须 包括他 的利润 10 镑和 资本的 每年损 坏折旧 
20 镑 ，或 者共计 30 镑 ，这 是每年 需要的 收益， 以便 继续使 用那第 
二个 100 镑, 可以获 得利润 ，而不 是需要 110 镑， 像 在使用 直接劳 
动时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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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显 而易见 ，耕 作方面 辅助资 本的积 累会是 切实可 行的, 
尽 管用同 样数目 的资本 维持额 外劳动 力已经 不行； 并且在 耕作方 

面这种 资本的 积累可 以无限 期地继 续下去 ，就是 ，积 累可以 继续进 

/ 

行 ，只 要人类 的发明 能力能 利用这 种积累 ，促 进人类 提高土 地质釐 
的 能力， 或 者提高 在土地 上劳动 的工人 的效率 —— 只须在 这个过 
程 中的每 一步所 取得的 产童增 多足够 抵偿所 用的新 辅助资 本的通 
常利润 ，以 及这种 资本的 损耗。 

然而 ，逐 步地， 随着这 种资本 的数童 增多， 人类 的聪明 技巧一 
定在起 作用， 想出 使用资 本的新 方法。 要使 用增多 的劳动 力来增 
加 土地的 出产， 只须有 维持或 者保养 这种劳 动力的 手段。 使用更 
多过去 的劳动 结果本 协助实 际的耕 作者， 需 要不断 的发明 创造和 
越来越 熟练的 技艺。 

随 着农业 方面使 用的辅 助资本 增多， 由 于这神 资本在 不同质 
童的 土地上 的效果 不同， 地租会 上潇。 可是， 由于使 用任何 一定数 
量的辅 助资本 而引起 的地租 上涨， 将 少于在 维持额 外劳动 力方面 
使用同 样数目 的资本 而引起 的地租 上涨。 我 们已经 看到， 产童大 
的时候 ，增 加的年 产釐会 较少; 同样资 本在肥 力等级 不同的 土地上 
产董 的差别 (地 租决定 于这项 差别） 当然 会大， 而在 产置较 少时这 
种差 别较小 。例如 ，假设 A、B、C 和 D 的出产 如下： 

A  B  C  D 

ilO 镑  115 镑  120 •镑  130 镑 

B、C 和 D 上的 差别、 剩佘利 润或者 地租是 5  +10 +  20, 或 者加在 
—起是 郎 镑。 假设 增加的 100 镑用于 维持增 加的劳 动力, 把这些 
土地的 出产增 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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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20 镑  230 镑  240 镑  260 镑 

地租 将增加 一倍。 这 些土地 所得到 的增加 ，数 目又是 35 镑。 可是 
假 设增加 的资本 100 镑以过 去的劳 动结果 的方式 应用， 辅 助已经 
使用的 劳动力 ，并 假设 30 镑 足够偿 付这项 资本的 利润， 并 抵补它 
在 A  土地上 每年的 损耗。 如果 B、C 和 D 由 于新资 本而获 得的出 
产 和它们 原来比 A 优越的 程度完 全相称 ，它 们的出 产仍然 不会超 
过 (假 设）： 

A140,  B(U5  +  32)  =  147,  C(  120  +  34)  =  154,  D(  130  +  36)  =  166 
这三者 的共同 地租现 在将是 47 镑， 而不是 35 镑: 可 是地租 不是增 
加一倍 ，以 及像 在前例 中那样 ，増 加的数 目达到 35 镑 ，而是 仅仅增 
加 12 镑; 尽管 ，在这 期间农 场主获 得的利 润增加 了一倍 ，像 在前例 
中那样 。因此 ，地租 的进展 ，虽然 是稳定 的和不 断的， 现在 却比较 
缓慢， 并对所 用的增 加资本 以及资 本家的 收入增 长的比 例较低 (低 
于这 些增加 的资本 用于维 持增加 的劳动 力的时 候）， 如果这 个国家 
的农业 资本的 增加， 是通 过辅助 资本的 方式进 行的。 这显 然对地 
主 不利， 而对地 主的优 厚补偿 是他们 可能使 用越来 越多的 这神辅 
助 资本取 得新的 出产， 如果为 了这个 目的而 在土地 上养活 增加的 
劳动力 ，是 没有利 润的和 不切实 际的。 所以， 我们要 记住， 辅助资 
本的 发展， 既 加强人 对土地 的力童 的控制 (相 对于直 接或者 间接用 
在土地 上的劳 动力多 少而言 ）； 又减少 要使继 续使用 一定数 釐的新 
资本 有利可 图所必 需的每 年报酬 —— 以致在 新资本 的积累 中提供 
—种地 租总数 增多的 来源， 和 直接雇 用较多 的劳动 力相比 不是那 
么丰富 ，可 是比 较经久 ，要经 历较长 的时期 才达到 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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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方面 辅助资 本的积 累对社 会各个 不同阶 级的相 对人数 
和势力 的影响 

过去劳 动的结 果积累 得越来 越多， 不是 用于维 持实际 人口的 
劳 动部分 ，而 是用于 提高他 们劳动 的效率 ，这 种变化 过程不 仅对各 
个不 同国家 的比较 生产能 力有决 定性的 影响， 而且 也影响 它们的 
社会构 成和政 治构成 的各种 因素。 并且 ，从这 个观点 来看, 这种提 
髙耕 作效率 的方法 有两项 显著的 影响我 们必须 注意到 :第一 ，非农 
业 的各种 阶级的 相对人 数大量 增加; 第二 ，中 间阶级 或者业 主和劳 

奢  ■  *  ■ 

动者 之间存 在的一 些阶级 的收入 和势力 （以 及通常 是人数 方面) 的 
大大 增加。 社会的 各个不 同部分 的相对 人数方 面的这 些变化 ，对 
于形 成国家 的命运 和特性 有很大 影响。 这种 变化的 影响， 我们将 
在本 书的另 一个部 分加以 研究， 我们 现在的 目的是 说明这 些变化 
本身是 怎样产 生的。 


_ 助资 本的使 用増加 各个非 农业阶 级的相 对人数 

如果 增多的 产量是 完全由 于使用 一定数 量的增 多劳动 而取得 
的， 农 业和非 农业阶 级的相 对人数 就没有 变动。 让我 们假设 100 
万镑的 资本维 持农业 劳动者 1G0 万人。 10% 的 利润是 10 万镑 ，并 
且我们 可以假 定所缴 付的地 租也要 再加这 么多。 非 农业人 口的数 
目将 决定于 劳动者 从他们 的收入 100 万 镑中， 以及 资本家 和地主 
从他 们各自 的收入 10 万镑中 ，节 省下 来用于 交换制 造品和 非生产 
性 劳动① 的原 产品的 数置。 假设 非农业 人口的 数目是 250  000 人， 
或 者农业 人口的 1/4。 又假 设一个 这样的 国家中 使用的 农业资 

① 指 的是不 生产我 们所解 释的那 神财窗 （就是 ，物质 财富） 的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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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增加了 一倍, 农业劳 动力也 增加了 一倍， 所使用 的劳动 者不是 
100 万人 ，而是 200 万人 ，并 且产量 利 润和地 租也都 増加了 一倍。 
人 们的习 惯仍然 和以前 一样， 用来维 持非农 业劳动 的原产 品的数 
量也 会增加 一倍， 非 农业人 口 将变成 500  000 人 ，他们 和数目 已经 
増多的 非农业 人口的 相对数 目和以 前完全 一样。 他们 的影响 ，以 
及他们 辛勤工 作的产 品对广 大人民 的习惯 的影响 —— 他们 的雇主 
在 社会上 的相对 重要性 —— 也 会完全 是以前 那样， 不 会较多 。虽 
然国 家的人 口会增 加一倍 、或 者将近 一倍。 

下面 我们再 假设在 这样的 一个国 家里农 业资本 增加了  一倍, 
可 是增加 的资本 不是用 作食粮 养活土 地上较 多的劳 动者， 而是以 
某 种方式 来辅助 已经雇 用的劳 动者。 我们假 设这种 辅助资 本的平 
均使用 寿命是 5 年 。利润 就会从 10 万镑 增加到 20 万镑 。地 租的增 
加可 以作为 5 万镑 ，价值 100 万 镑的使 用寿命 5 年的 资本， 每年折 
旧需要 20 万镑。 这里三 项共计 35 万镑， 原 来以农 产品的 形式生 
产出来 ，全部 可以用 于维持 非农业 劳动力 ，非 农业劳 动者的 人数将 
增加 ，而农 业劳动 者的人 数停滞 不动, 并且这 种增加 可以继 续扩大 
和一再 出现， 直 到非农 业劳动 者的人 数等于 或者超 过农业 劳动者 
的人数 为止。 

这 种情况 在英国 有过， 那 里耕作 中使用 的辅助 资本的 数量大 
于世 界上任 何其他 地方， 非农 业人口 对农业 人口的 比例实 际上是 
2  :  1。 在所 有的其 他幅员 广大的 国家中 ，农 业人口 占多数 。在法 
国， 他 们构成 人口的 2/3; 在大 多数其 他国家 ，他 们占的 比例更 
大。 

辅 助资本 增多， 当 然不是 影响耕 作者和 非耕作 者这两 大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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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数 的唯一 情况。 增 加实际 耕作者 的效率 的任何 原因， 都 可能造 
成这种 结果； 可是 ，我 们相信 ，在文 明国家 的通常 发展中 ，辅 助资本 
的 增多一 定在这 方面产 生一种 促进的 影响。 

搴  參 

辅助资 本増多 ，增 加中 间阶级 的收人 

使 用辅助 资本的 影响， 和 在直接 养活劳 动方面 消耗资 本的影 
响两 者之间 X —点 区别是 这样: 就辅助 资本的 相对增 多来说 ，大童 

的增 多通常 出现在 中间阶 级的相 对收入 方面。 这种 影响不 是耕作 

*  •  •  • 

方面辅 助资本 增多所 特有， 顼 是人类 有组织 的产业 各部门 中辅助 
资本的 积累必 然会带 来的。 关于这 一点， 我 们必须 在别处 再比较 
详细地 讨论。 可 是我们 对于土 地上一 般的资 本积累 所引起 的地租 
上 涨可能 带来的 影响的 看法， 假 如在这 里不提 一下， 会是 不全面 
的。 如 果我们 假设任 何资本 (例 如， 100 镑) 使用在 土地上 ，全 部用 
于支 付劳动 的工资 ，产生 10% 的利润 ，农 场主 的收入 显然会 是工人 
的 收入的 1  /10。 如果资 本增加 1 倍 ，或 者加到 4 倍, 工人的 人数也 
增加 1 倍或 者加到 4 倍， 农场 主的收 入就会 继续对 工人的 收入保 
持 同样的 比例。 可是， 如果工 人的数 目不变 ，资 本的数 目增加 1 
倍 ，利润 按同样 的比率 计算是 20 镑， 或 者工人 收入的 1 /5 。 如果 
资 本加到 4 倍， 利 润变为 40 镑或 者工人 收入的 2/5, 如果 资本增 
加到 500 镑 ，利润 会变为 S0 镑或 者工人 收入的 一半。 社会中 资本家 
的财富 、势力 ，以及 （在 一定程 度上） 人 数也会 比例地 增加。 

这一点 ，至少 ，耕 作方 面辅助 资本的 积累在 英国已 经达到 。所 
使用的 全部资 本和以 工资名 义预支 的数目 的比例 ，至 少是 5  :  1。 因 
此， 辅助资 本至少 4 倍于用 在养活 劳动力 方面的 资本， 并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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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中使用 的那些 资本家 的收入 至少等 于付给 农业工 人的工 资的一 
半。 

在以 上的那 些计算 中我总 是假定 所使用 的劳动 的数量 是没有 
变动的 ，而辅 助资本 的数量 一直在 积累。 实际 上决不 可能是 这样。 


任何工 艺中使 用的不 管什么 样的资 本大量 增加， 通 常总需 要使用 
较多 的直接 劳动。 然而， 这 一情况 不会阻 碍辅助 资本; 增多的 
稳定 进展。  ^  * 

以上提 到的农 业方面 使用的 辅助资 本增加 的结果 ，就是 ，非农 
业阶 级人数 的相对 增多， 以及中 间阶级 的收入 和人数 的相对 增多， 
都是社 会发展 中相当 重要的 变化。 假 设两个 国家在 其他方 面取得 
了艺 术上和 制造上 差不多 相等的 进步； 每一 个国家 取得的 生活便 
利品和 享受品 的供应 多少， 将 完全决 定于各 自的社 会用多 大一部 
分力 量为农 业以外 的工作 脤务; 还有， 在每个 国家， 构成中 间阶级 
或 者那些 作为各 种不同 阶层把 高级和 低级分 开的各 种人的 收入的 

基金的 数目， 是 一项对 人民的 政治特 性和社 会特性 极其重 要的情 
况。. 

当 资本家 的收入 只等于 工人的 收入的 1  /10 的时候 ，他 们不能 
成为 社会中 显著的 部分， 实际 上他们 本身通 常一定 是工人 或者农 
民。 可 是大童 的利润 ，等 于或者 超过劳 动工资 的一半 (这种 大量利 
润在英 国是有 的〉， 自然 而然地 把取得 利润的 那种人 转变为 一个人 
数 众多的 和各种 各样的 集团。 在他们 自己是 差不多 全部工 人的直 
接 雇主的 一个社 会里， 他们的 势力变 得很大 ，并且 ，在 某些 方面更 
重要 的是， 这 样一个 富有的 和人数 众多的 资本家 集团—— 他们在 
从髙 级降低 下来时 ，通 过各种 阶层而 接近到 劳工的 主体, 直到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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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不多和 工人混 合在一 起——形 成一种 道德的 导体， 通过 他们使 
高级和 中间阶 级的习 惯和感 情传导 下来， 相 当强有 力地影 响着社 
会 中最低 阶层的 习惯和 感情。 

由于 有了一 大批辛 勤劳动 的非农 业人口 而出现 的人造 的生活 
舒 适品相 对流行 ，社 会中各 种阶级 逐渐接 近并混 为一体 ，以 致比较 
高绂的 和比较 低级的 相结合 ，形 成一种 交流的 渠道, 使高级 的道德 
影响可 以在一 定程度 上不断 地传给 较低的 阶级， 这 些情况 的实际 
影响， 我 们将在 本书的 另一部 分中研 究一些 国家的 人数的 通常发 
展 时加以 探索。 人们会 看出这 些影响 对我们 的问题 有重要 关系， 
同 时我们 谈到在 文明进 展中陆 续出现 的各种 情况， .这 些情 况有助 
于缓 和人们 想要发 挥自己 的全部 体力来 增加人 口总数 的倾向 ，使 
人类 的肉欲 受到人 类作为 一种有 理性的 生物所 特有的 动机、 目的 
和习惯 的部分 控制。 

在这里 我们将 结束对 农场主 地租增 长的第 一 种来源 —— 就 
是， 资 本的逐 渐积累 以及对 各种等 级的土 地的不 同影响 —— 的研 
究。 

我们已 经发现 ，这样 的积累 通常在 人口和 财富的 发展中 发生。 

由于这 种原因 的地租 增长， 和耕 种质童 较次的 土地以 及老的 
土地上 使用资 本的收 益递减 ，完全 无关, 并且， 这种 地租增 长可以 
无限 制地继 续下去 ，虽 然这些 情况都 没有出 现过。 

增 加的资 本可能 用于维 持增加 的农业 工人, 或 者以各 种不同 
的方式 使用， 仅仅是 辅助那 些已经 雇用的 工人。 

当 新资本 以后一 种形式 用在农 业上的 时候， 直 接或者 间接用 
于土地 上的人 类劳动 的力量 ，可以 假定是 在增加 ，而 需要用 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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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 的资本 可以产 生利润 的增加 产品在 减少。 

因此 ，对 土地有 越来越 大影响 的辅助 资本的 积累， 在已 经不可 
能使 用增加 资本来 维持更 多的农 业劳动 力而收 益不减 以后， 可以 
无限期 地继续 进行。 

由于使 用了比 较大童 的辅助 资本， 非农 业阶级 的相对 人数会 
增多 ，并 且中间 阶级的 收入、 影响， 以 及通常 的人数 和种类 也会増 
多， 这 些把髙 级和低 级联系 起来。 

我 们已经 看到， 在 原有土 地上这 样的资 本积累 以后出 现的广 
泛 的生产 增加， 对有关 人民的 土地资 濾是一 项非常 重要的 和有利 
的增益 ，考 凡是 这样生 产增加 的时期 ，土 地拥有 者的利 益总是 
和全体 居民的 利益一 致的。 

第三节 论农场 主地租 增加的 第二种 
来源 ，或 者所使 用的资 本日益 
增高 的效率 

在农业 发展中 ，以及 在农场 主的地 租确定 以后， 人们可 以期待 
耕作 方面使 用的资 本的效 率有所 提髙。 耕作 阶级的 技艺和 能力都 
增加。 因为 ，那些 从单纯 劳力的 辛勤工 作中解 放出来 的工人 ，把他 
们的技 能完全 用于现 在的业 务上， 不 像地主 那样地 把注意 力分散 
在一些 比较高 级的和 更吸引 人的职 业上。 随着技 能提高 ，工 人的单 
纯体 力劳动 以及最 普通的 和最简 陋的农 具和资 料的效 率增髙 ，因 
为 调度和 结合得 比以往 较好。 可是由 于农业 工作者 的技能 提髙， 
他们 能够用 来实现 自己的 意图的 权力通 常也增 加了。 各种 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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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资 本增多 (这 是日 益发展 的财富 和知识 的一项 必然的 影响) 像 


我们已 经看到 的那样 ，总 是倾向 于使他 们掌握 更多的 权力。 

耕作 中使用 的资本 的效率 增高， 是技能 提高和 权力增 加的必 
然结果 ，这 可以通 M 两种作 用表现 出来。 

第一， 在一 处土地 上用较 少的资 本就可 以生产 出一定 数量的 
产品。 

第二， 同样 的资本 可以从 同一处 土地上 生产出 比以前 较多的 
产品。 这 些改进 中的最 后一项 通常包 括那第 一项。 当 100 镑可以 
在 任何一 块土地 上这样 使用， 所生产 的收益 大于同 样数目 的资本 
以 往的收 益时， 数量较 少的资 本就会 取得和 100 镑 以往同 样的收 
益。 可是上 面提到 的第一 项改进 不一定 总是包 括那最 后一项 ，因 
为 有时候 人们发 现了新 方法， 可以用 较低的 成本取 得同样 数量的 
产品， 如果没 有增加 产量的 方法。 然而 ，不管 所使用 的资本 的曰益 
增 高的效 率以什 么样的 结果表 现出来 ，地 租都会 上升, 并且， 除非 
进步的 速度超 过人口 发展的 速度， 以 及产品 的增加 超过需 求的增 
加 （一 种罕 有的情 况）， 这种由 于所用 资本的 效率增 高而发 生的地 
租上升 会是长 期的； 而且通 常会像 我们即 将看到 的那样 ，和 农业财 
富、 人口， 以及 国家资 源的增 长相一 •致。 如 果能使 90 镑生 产出以 
前 100 镑能 够从这 同样的 地点生 产出来 的东西 ，例如 110 镑 ，所获 
得的 利润就 已经从 10% 升到 略高于 20%。 这些 利润之 中会有 10 
镑略 多一些 是剩余 利润。 再说， 如果 100 镑 从前生 产一定 数董的 
谷物可 以卖得 110 镑， 而现在 这样使 用它可 以从同 样的地 点生产 
出 谷物按 同样价 格卖得 120 镑 ，在 这块土 地上将 获得剩 余利润 ，并 
因此将 付出额 外地租 —— 假如 全部改 进不是 那么快 地被人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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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和广泛 采用， 以致 现今越 来越多 的谷物 超过人 口和需 求的发 
展。 因为在 那种情 况下， 价格可 能下跌 ，而地 租仍然 停滞不 动或者 
降低 。没有 必要再 讨论这 种供求 脱节的 可能性 。我们 一直在 假设的 
那种 农业中 使用的 资本效 率增高 会带来 的地租 上升， 显然 完全不 
受耕 作扩展 到次等 土地的 影响。 这样的 地租上 涨可能 发生， 并随 
着人 口的增 加而继 续无限 地上涨 ，虽然 并没有 各种低 级土地 存在。 

由于农 业资本 的效率 增高而 地租上 涨时， 国家 的资源 显然增 
加。 可是这 种增加 （不 像由于 土地上 较大的 资本积 累而引 起的那 
种增 加）， 通常只 局限于 所增加 的地租 本身， 或者以 它本身 为衡量 
的 标准。 当 100 镑 生产出 （价格 相同〉 价值 120 镑 的谷物 (而 不是 
价值 110 镑的 谷物) 时, 国家的 财富增 加价值 10 镑的 谷物， 此外没 
有了。 当 90 镑 会生产 出以前 100 镑曾 生产的 同样数 童的谷 物时， 
国家的 财富以 另一种 形式增 多同样 的数目 ，因为 10 镑可以 从农业 
中退出 而农业 的产量 不减少 ，国 家由于 取得这 10 镑 资本可 以用来 
生 产任何 其他商 品而财 富有所 增加。 国家 的财富 增多， 在 无论哪 
一种 情况下 ，都以 10 镑 的数目 为限， 和 地租增 长的数 目相同 。因 
此， 由于资 本的效 率增高 而地租 增多时 ，虽雜 对国家 的财富 和资源 
是一种 增益， 这 并不表 示对那 些资源 的增益 和由于 耕作中 资本积 
累而产 生的地 租增长 是同样 的多； 因为 来自这 后一种 来源的 增益， 
像我 们看到 的那样 ，结果 大大地 增多生 产阶级 的资料 ，这些 必须加 
到新地 租上去 ，我 们才能 估计对 国家资 源的全 部增益 ，这是 这样的 
地租上 升所表 明的。 

以上所 讲的由 于农业 中资本 使用得 比较好 而增加 的地租 ，可 
能 似乎对 国家资 源的增 益不及 耕作方 面使用 的资本 逐渐增 多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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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的地租 增加对 国家资 源的增 益范围 广泛。 可是还 有农业 资本的 
效率增 加的一 些结果 需要注 意到， 这 种效率 增加大 大地增 加由于 
这 种原因 而起的 地租不 断增加 对公众 繁荥的 影响。 

我们已 经说明 ，在耕 作者的 资本的 效率增 高时， 耕作扩 展到质 
量 较次的 土地， 不是必 然和地 租上涨 同时发 生或者 紧跟在 地租上 
涨之后 ，这样 的扩展 ，既 不是这 种地租 上涨的 原因， 对地租 上涨也 
不是必 要的。 可是， 实际上 ，仍 然是这 同样的 农业资 本的生 产力增 
加引 起了旧 土地上 的地租 上涨， 通常 使人们 可能把 耕作扩 充到自 
然肥力 较差的 土地， 而 获得和 改进以 前在旧 土地上 可以获 得的同 
样多的 收益。 诺 福克郡 的农民 最初种 植大头 菜时， 人们发 现土地 
的肥 .力大 大地增 加了， 以前 产生很 低地租 的田地 ，现 在产生 的地租 
髙得 多了。 可是 ，从全 国的观 点来看 ，却 引起 了一种 重要得 多的后 
果。 英 国有大 片大片 的轻微 砂质的 土壤， 人 们认为 完全是 不毛之 
地 ，在 这里可 以实行 这种新 的经营 方法, 并且， 当类 如的土 地的产 
物 （比 较好的 大宗 出产） 产 生的收 益大大 超过资 本的通 常利润 ，并 
产 生大量 地租时 ，就 可能耕 种一些 比较贫 瘠的上 地而不 致亏本 。这 
些 荒地很 快就被 开垦， 英国的 农业从 此就逐 渐在大 童的这 种土地 
上展开 ，这种 土地以 前完全 不生产 人类的 食粮或 者生产 得很少 ，对 
于 增加那 共同构 成国家 资源的 工资、 利润和 地租的 总体， 没有贡 

这虽 然是农 业资本 的效益 增高怎 样在提 高地租 的同时 扩充国 
家的 农业资 源的最 明显的 方式， 但也 不是唯 一 的 方式。 这样的 一 ■ 
种改进 通常导 致在国 家的全 部耕地 上使用 较多的 资本。 

如 果这种 资本以 往产生 普通的 利润率 10%, 而现 在产生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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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缴 付地租 10 镑， 农场主 会常常 发现他 能使用 另一部 分资本 ，例 
如 100 镑, 这一部 分资本 ，虽然 产生的 所得不 及他的 旧资本 现在所 
得的 利益那 么多， 但在一 些土地 上还是 会产生 差不多 110 镑 ，普通 
的 资本的 利润。 在 其他土 地上或 许产生 111 镑、 112 镑和 113 镑, 
也就是 ，在每 块土地 上比一 般的利 润率略 多一些 ，虽 然不及 旧资本 
由 于现今 使用的 效率辑 高而能 产生的 利益那 么多。 在最后 这些土 
地上， 地租就 会由于 两种原 因而在 增长： 由于 旧资本 的效率 增加， 
以及由 于新资 本对肥 力不同 的土地 的效果 不相等 3 有机会 像这样 
逐渐增 加他们 能在旧 土地上 有利地 使用的 资本的 时候， 富 裕国家 
的 农场主 会悝慢 地利用 这一点 。由于 以后还 要说明 的原因 ，在 资本 
很多的 国家， 资 本所有 人出于 利己心 总是把 各种增 加的资 本作为 
辅助资 本使用 ，而 尽童 不用作 劳动的 工资。 因此 ，辅 助资本 的相对 
数董逐 渐增多 ，是农 业中使 用的全 部资本 累进增 加的通 常结果 。由 
于我 们已经 说明的 原因， 这自然 会引起 人类劳 动的效 率不断 增高， 
这样 ，种种 手段就 逐渐发 展形成 ，可以 克服原 来肥力 低的土 地的困 
难， 在不减 低农业 能力的 情况下 ，为曰 益增多 的人口 取得生 活所需 
的 供应。 随着耕 地面积 这样地 扩大， 大童资 本积累 在旧土 地和陆 
续增 添的耕 地上， 国家 可以用 来维持 人数众 多的人 口的资 源立刻 
增 加和扩 展了。 

这 时全国 财富直 接有所 增加， 表 现于地 租因为 所使用 的资本 
的效益 提高而 上涨。 虽 然这种 财富增 加只限 于地租 上涨的 数目本 
身， 但这种 地租上 涨引起 的耕种 较差 土地以 及在旧 土地上 增添资 

本 ，会进 一步扩 大人民 的资源 ，这 对于 每一个 增长中 的社会 是十分 
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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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已经 知道， 把 耕种扩 大到比 较差的 土地， 对地租 上涨不 
是 必要的 ，地 租上涨 会在农 业资本 的效益 提高时 出现。 可 是这一 
事实的 确立， 并不 显示那 些人的 谬误， 他们 自己认 为并对 人宣讲 
“地租 完全决 定于耕 种的扩 大”， “在耕 种扩大 到比较 差次的 土地的 

•  秦 

地方， 地租 就高； 在 耕种只 限于优 质土地 的地方 ，地租 就低。 ”①凡 
悬 地租上 涨发生 于对农 产物的 需求增 多时， 耕种扩 大到差 次土地 
的 范围， 提供对 这种地 租上涨 的实际 限度。 很清楚 ，人 口增 加时， 
如果 全部新 的供应 品都必 须只从 旧土地 取得， 那就 对原产 品的相 
对 价值的 增加， 在土地 上取得 的额外 利润的 增加， 或者地 租的增 
加 ，没 有可以 指定的 限度。 可是 ，当增 多的产 品可以 从较差 的土地 
上取 得时， 原产 品的价 格绝对 不会超 过从值 得耕种 的最低 级土地 
取得的 产品的 价格。 如果 由于农 业资本 的效益 增髙， 从这 种等级 
的 土地取 得产品 的成本 不大于 改进以 前在旧 土地上 生产的 成本， 
原 产品的 价格就 根本不 会上涨 ^ 因此， 耕种 低级土 地虽然 对地租 
上涨 不是必 要的， 却总是 为这种 上涨提 出一个 范围。 这种 低级土 
地的 存在， 对消费 者的利 益是一 种保障 ，而不 妨碍土 地所有 者的利 
益 。它 们防止 谷物以 垄断价 格出售 ，并 中断这 种价格 所造成 的地租 
增加， 而不妨 碍土地 所有者 的收入 增加， 这种有 益的收 入增加 ，不 
是出 于我们 正在仔 细研究 的来源 —— 较好 地使用 资本， 便 是出于 
我们以 前已经 研究过 的原因 ——全国 农业中 使用了 较多的 资本。 

因此， 耕种方 面使用 的资本 的效率 增长， 由于增 加在某 些土地 
上取 得的剩 余利润 而提高 地租。 

资本 的效率 增长一 定会增 加剩余 利润， 除非它 们非常 快地增 

，① 麦克 库洛赫 ，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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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原 产品的 总量， 以致超 过需求 的进展 - 种 罕有的 现象。 

所 使用资 本的效 率方面 的这种 增长， 通 常在农 业技术 的发展 
中 以及辅 助资本 的积累 中确实 出现。 

由于这 种原因 而发生 的地租 上涨， 一般 会引起 人们耕 种质量 
较差的 土地， 而不减 少用在 最差的 垦地上 的农业 资本的 收益。 

然而 ，这 种耕地 的扩大 ，切 不可和 旧土地 上地租 上涨的 原因混 
淆起来 ，它 和这 种上涨 的起源 完全没 有关系 ，尽 管后果 有助于 ^ 节 
和限 制那些 增加的 地租。 

第四节 论农场 主地租 增加的 第三种 
来源 ，就是 ，生 产阶级 所得的 
份 额减少 ，产量 不变。 

原 产品的 相对价 值上涨 (生 产其他 商品的 成本不 变）， 不管这 
种 上涨由 于什么 原因， 总是会 引起生 产阶级 在土地 的产物 中所得 
的份 额减少 ，相对 于它们 所使用 的劳动 和资本 来说， 并引起 地主的 
产 品地租 相应的 增涨。 

假设 100 镑被 投资在 一处不 缴地租 的土地 A 上 ，只产 生资本 
的普通 利润， 并假设 产品是 50 夸特 谷物， 售价 每夸特 2 镑 4 先 
令 ，或者 110  如果谷 物的相 对价值 上涨， 价 格增髙 每夸特 2 
先令 ，投资 在土地 A 上的 100 镑就 会生产 115 镑 ，其中 5 镑是剩 
余 利润。 农场主 的利润 ，在他 下次和 地主签 订的合 同中将 减到他 
的 邻人的 利润的 水平。 要做到 这样， 只能由 他保留 他的土 地的产 
品的适 当的一 部分， 按已涨 的价格 可以使 他得到 110 镑, 地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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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其余 的部分 ，或 者其余 部分的 售价， 这 就成为 地租。 以前不 
缴地租 的土地 A ， 现 在将缴 纳地租 5 镑； 同 样地， 在所有 以前缴 
纳地 租的优 良土 地上， 地租将 上涨， 由于生 产阶级 在产品 中 所得的 
份额 减少， 而产量 本身没 '有 变动。 

到此 为止， 生产阶 级所得 的份额 减少， 和相应 的地租 上涨， 
和 次等土 地的耕 种甚至 存在完 全没有 关系。 原产品 涨价， 总是首 
先由于 需求增 加而供 给没有 相应地 増加。 如 果一个 国家在 已经耕 
种的土 地以外 没有其 他的土 地可以 使用， 需 求可能 经常领 先于慢 
悝 增加的 供给， 并且原 产品的 相对价 值的可 能增加 以及结 果地租 
的上涨 ，都会 是无限 制的。 

可是， 如果有 次等土 地存在 并可以 利用时 ，原产 品的交 换价值 
上涨 就会有 一定的 限度。 交 换价值 将停止 上涨, 如果 谷物的 价格按 
普通利 润率足 够补充 耕种次 等土地 的费用 ，可 以生产 必要的 产物， 
恢复 供求的 平衡。 这 种情况 ，在幅 员广大 、拥 有各种 不同质 量的土 
* 地的国 家通常 存在。 我 们在探 索由于 生产阶 级在土 地的产 品中取 
得的份 额很少 ，而 引起的 地租上 涨的影 响时, 要特别 研究的 正是这 
—点。 可是， 因此 我们切 不可忽 略这一 事实。 由于 我们现 在探索 
的原 因而发 生的地 租上涨 ，是在 次等土 地被耕 种以前 ，而且 与它无 
关 ，假 如没有 次等土 地存在 ，地 租的上 涨也一 定会发 生到大 得多的 
程度。 


产品地 租增加 是衡量 土地肥 力低减 的榇准 

在由 于对原 产品的 需求增 加而耕 种扩展 到次等 土地的 场合, 
如果 ，尽管 农艺师 的本领 提高和 能力增 加了， 从那些 土地获 得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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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仍然少 于以前 旧土地 产生的 收益， 那末， 由于这 种原因 而发生 
的产 品地租 的长期 上涨的 数目就 会是， 一定 数量的 资本与 劳动用 
在新 土地上 取得的 收益， 和同 样数量 的资本 与劳动 用在最 差的旧 
土地 上取得 的收益 ，两者 之差。  * 

如果在 不缴地 租的一 种土地 A 上， 一定 数量的 劳动和 资本生 
产谷物 55 夸特 ，而在 质量比 A 差 的土地 B 上 ，同样 数量的 劳动和 
资本只 能生产 53 夸特, 后来对 谷物的 需求以 及它的 相对价 值变得 
使土地 B 可以 耕种 ，并缴 纳资本 的普通 利润， A 将 缴纳地 租两夸 
特 谷物， 因 为生产 53 夸特 的土地 B 产生资 本的普 通利润 ，那 生产 
55 夸特 的土地 A 就必 须产 生资本 的普通 利润， 再 加上两 夸特谷 
物， 这两 夸特谷 物或者 两夸特 的价格 将成为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显然, 在这种 情况下 ，地租 上涨并 不增加 国家的 资源。 旧土地 
上 增加的 地租， 只是把 已经存 在的一 部分财 富从生 产阶级 转移到 
地主手 里:总 体来说 ，国 家既 不比以 前富* 也不 比以 前穷; 仅 仅是已 
经拥有 的财富 的分配 方面有 了变化 ，而且 不是一 种可取 的变化 。在 
这方面 ，和在 许多其 他方面 一祥， 由于这 种原因 的地租 上涨， 和我 
们首 先分析 的那两 种原因 所引起 的地租 上涨形 成对照 —— 对它很 
不利的 对照。 

可是， 人们曾 经担心 资本和 劳动产 生的收 益必然 会降低 ，所谓 
最差 的耕地 上的农 业经营 一定只 能取得 较少的 收益这 种想法 ，结 
果证 明是过 分的和 没有根 据的。 农业的 能力这 样低减 ，虽然 是可能 
的， 但在 一个富 裕民族 的发展 中很少 发生。 我根本 不相信 这种事 
曾 发生过 ，而且 ，在 这种 事确实 发生的 时候， 我们切 不可草 率地断 
定， 因为存 留在农 业生产 阶级手 里的谷 物减少 ，所以 不是利 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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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一定会 降低， 便是 这种生 产阶级 一定会 设法消 费较少 的谷物 
或者 较少的 任何其 他商品 —— 少于他 们在所 得的一 份土地 产品减 
少 以前的 数量。 因为这 些结论 ，乍 一看 很像是 真实的 ，而实 际上是 
错误的 ，这一 点稍微 深入检 査一下 就可以 看出。 


低减 的土地 肥力可 以由制 進业劳 动的效 率提离 来抵补 

人类 的劳动 不是全 部用于 生产原 产品， 它在其 他部门 中増高 
的效率 可以抵 补和不 仅仅是 抵补农 业方面 低减的 能力； 使 社会能 
节省额 外一部 分人和 资本， 可 以用来 生产数 量不减 少的食 粮来维 
持 日益增 多的人 ，而 不减少 任何一 种人所 享用的 财富。 这一点 ，请 
读者看 一 、 两 个例证 就会显 得更加 清楚， 其 中包含 一种很 重要的 
事实， 我们在 研究人 口已经 稠密以 及资本 和技艺 已经大 大进步 
以 后人类 社会的 可能发 展时， 必须 了解。 让 我们先 讲包含 我们想 
要 说明的 那种原 则的最 简单的 情况。 假 设船舶 失事后 有 10 名船 
员被 冲上某 处荒无 人烟的 海岸， 他们 分工合 作供给 大家需 要的食 
物、 衣服和 住所： 第 一年中 ，假设 5 个 人的劳 力足够 供应他 们的菜 
肴 ，其他 5 个人供 应他们 的食粮 、衣服 等等。 次年， 食粮也 许变得 
比较 稀罕， 需要用 8 个人 的时间 才可能 取得。 可是在 这期间 ，工匠 
组的 技能也 许大有 进步， 两个 人就能 为全体 取得以 前需要 5 个人 
劳动 才可能 取得的 同样多 的衣着 、住所 等等。 在这种 情况下 ， 4/5 
的劳 动人手 将从事 于取得 食品， 而不是 像以前 那样只 用一半 的人。 
但是在 这个小 团体中 各式各 样东西 的消费 仍然是 一样。 我 们可以 
把问 题说得 更有力 一些。 如果 一个人 就能供 给衣服 等等， 他们可 
以节省 9 个 人去追 求食物 ，并 可能真 正消费 较多的 食物， 以 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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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的东西 ，正如 在食物 比较容 易得到 的时候 他们确 实那样 做了。 

其 次我们 可以注 意到， 社 会中不 同阶级 的生产 能力方 面类似 
的变 动会产 生什么 影响， 如果这 种变动 发生在 一种人 中间， 他们的 
社会 关系不 像我们 所想象 的那样 简单， 又假设 一个由 24 人 构成的 
社会 ，其中 半数从 事于生 产谷物 ，半 数生产 织物。 为 了我们 现在的 
用途 ，假设 谷物代 表所有 的各种 原产品 ，织物 则代表 全国工 业所生 
产的一 切商品 一 ^和 原产品 不同的 东西。 

假设 谷物种 植者生 产谷物 14 夸特 ，织布 者生产 14 匹布 ，其中 
分 别各用 I2 夸特 谷物和 12 匹 布作为 工资， 以及 2 夸特 谷物和 2 
匹 布作为 利润。 然后， 如果各 个组用 自己的 产品的 一半和 另一组 
交换 ，各 个组的 工人将 得到半 夸特谷 物和半 匹布; 他 们的两 个雇主 
每人将 得到一 匹布和 一夸特 谷物。 

其次 ，假 设这个 劳动人 口的数 目增加 一倍： 从 24 人 增加到 48 
人 ，为 了生产 多一倍 的谷物 ，由于 加用的 新土地 的肥力 较差， 必须 
在农 事上使 用的人 数不是 比以前 加一倍 ，而是 更多； 例如 3 倍于以 
前 的数目 ，或者 36 人。 然后， 假设这 36 人生 产出比 以前多 一倍的 
谷物 ，或者 28 夸特。 在此 期间， 假设 织布工 人的生 产能力 已经大 
为增加 ，想 要生 产比以 前多一 倍的布 ，不 需用多 一倍的 工人， 而只 
要较少 的人数 ，例如 I2 人 I 然后 假设， 12 个 工人将 生产比 以前多 
一 倍的布 ，或者 28 匹。 可是 ，既然 36 个工 人生产 28 夸 特谷物 ，而 
12 个工 人生产 28 匹布， 每夸 特谷物 将交换 3 匹布 。① 在 48 个人 


① 假如我 们在这 里除了 所用的 劳动力 以外再 包括交 换价值 的住何 因素， 就会使 
计算太 复杂， 而且， 为了说 明我将 要达到 的莫理 ，那种 复杂的 计算也 没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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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将分摊 28 夸特 谷物和 28 匹布， 这会 给他们 每人半 夸特谷 
物 和半匹 布的旧 工资， 并多余 4 夸特 谷物和 4 匹布作 为利润 。可 
是那资 本家织 布工人 ，只雇 用这些 工人的 1/4, 将仅 仅分取 1/4 的 
利润， 或者一 匹布和 一夸特 谷物。 那 谷物生 产者， 雇用众 工人的 
3/4, 将分取 3/4 的 利润， 或者 3 夸特 谷物和 3 匹布。 由于 工资标 
准仍 然和以 前一样 ，所以 利润率 也和以 前一样 ：因为 每一个 按旧工 
资雇用 12 个工人 的雇主 ，将 仍然 得到一 匹布和 一夸特 谷物， 作为 
他垫出 资本的 利润。 


如果 布的制 造者的 能力不 是增加 一倍， 而是在 这个过 程中增 
加 了多于 一倍， 那就显 然生产 阶级一 般地可 能不仅 仅消费 这么多 
的谷物 ，而 是比 使用肥 力较差 的土地 以前所 消费的 还多； 因 为他们 
不 是雇用 36 人, 而是可 能雇用 了较多 的人来 耕种， 生产和 消费了 
较多的 谷物， 但取得 和以前 同样数 量的布 。这 些农业 工作者 首先从 
土地 上取得 的谷物 (与人 数比例 来说) 将少于 他们在 人口增 加和耕 
地扩大 以前的 数量， 可是， 由于 栖牲了 较小的 一部分 谷物， 他们可 
以取得 同样数 量的自 己可能 需要的 其他必 需品， 他 们将保 留同样 
多 的或者 更多的 谷物以 备自己 消费； 像他们 从土地 上取得 较大的 
收益时 那样。 每 一个制 造者或 者技工 ，为 了换取 他消费 的谷物 ，会 
提供比 他在耕 地扩大 以前较 多的他 自己的 产品， 可 是由于 他生产 
得比以 前多， 他 将能够 购买同 祥数量 的谷物 而不必 减少其 他必需 
品的 消费。 一部分 人口的 生产能 力不足 ，会由 另一部 分的生 产能力 
增高 而得到 抵补， 或许 还超过 抵补。 生产较 少的那 些人会 发现他 • 
们的 商品在 交换价 值方面 上涨， 生产较 多的那 些人会 发现他 的 
商 品的交 换价值 下跌。 这些相 对价值 方面的 变化， 将相等 地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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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的不 同部门 中发生 的变动 的各种 有利和 不利的 条件。 任何一 
个部 门中的 减少， 可以使 这个国 家整个 地以及 国内各 个特殊 阶级， 
在 那种特 殊产品 方面仍 然得到 和减少 以前同 样好的 供应； 一个部 
门 中减少 和另一 个部门 中增多 的唯一 影响， 将是各 种不同 工作中 
使 用的比 例人数 和资本 多少的 差额。 

我 们已经 看到， 当 我们所 叙说的 那种过 程结束 而谷物 的交换 
价值增 高时， 以 前不存 在的地 租就会 产生。 然而， 这种增 加的地 
租 ，和 我们以 前在考 虑的那 些地租 不同， 显然 不增加 国家的 资源。 
它仅 仅是已 经存在 的财富 的转移 —— 从 生产阶 级转移 到地主 。确 
实， 国家相 对于它 的人数 来说是 比耕地 扩大以 前较为 富裕， 因为, 
我 们已经 看到， 生产的 阶级将 拥有他 们以前 所有的 同样数 量的原 
产品和 其他必 需品， 并 且地主 手里还 会得到 一部分 旧土地 的产品 
作为 地租。 可 是这种 增加的 财富, 肯定 不是来 源于农 业的不 断减低 
的能力 ，而是 来源于 制造业 的效率 增髙, 这已 经使国 家能不 受损失 
就节 省出必 需的人 手来耕 种肥力 较差的 土地， 并且 取得的 成绩足 
以抵 消农业 能力破 .低的 影响而 有余。 总体 来说， 假 如没有 产生地 
租， 假如 最后用 于耕种 的土地 产生的 收益和 以前耕 种的土 地的出 
产同样 的多， 以 及假如 人们取 得较多 的制造 能力而 农业劳 作的收 
益 完全不 减少， 国家 毫无疑 问会是 较为富 裕的。 如 果地租 由于我 
们前 面研究 的那两 种来源 而增涨 ，就是 ，如果 农业方 面累积 了增加 
的资本 ，和巳 经使用 的资本 的效益 提髙， 其结果 是完全 有利的 。农 
业本 身在大 童增加 国家的 资源， 制造 业的增 长的能 力所产 生的日 
益增多 的财富 ，没有 被任何 缺点所 抵消。 另一 方面， 必须明 白地承 
认 ，由于 我们现 在分析 的那种 特殊原 因而引 起的地 租上涨 ，并 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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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增 多一个 国家的 资源。 农业资 本的效 率日益 低减， 一定 总是一 
种不 利条件 ，但 可以自 慰的是 ，这样 的效率 低减， 虽 然抑制 一个国 
家财富 方面的 增长， 但并一 定会带 来任何 李琴印 贫困。 工资 
率或 者利润 率都不 是完全 决定于 土地上 使用的 资本的 收益， 这两 
者可以 不减低 ，甚 至可以 平稳地 增高, 尽管土 地的肥 力在同 样平稳 
地 低减。 人类的 经历一 定会真 正令人 伤感， 假如自 然法则 竟是那 
样， 以 致随着 各个国 家的人 口增多 ，必 须牺牲 额外的 劳动才 可能取 
得; 这种牺 牲的后 果中包 括工资 率或者 利润率 的下降 ，这两 者的降 
低 决不是 人类事 业的其 他部门 中任何 智力、 技艺和 力量的 增加可 
能补 偿的。 可是 这种假 定的必 需牺牲 额外的 劳动才 可能取 得较多 
的供应 ，以 及想 象的牺 牲实现 以后的 影响, 都 是没有 事实根 据的推 
测。 幸而 •那 些事 实全是 幻想的 ，人们 以此为 根据就 假定， 有一种 
严酷的 必然性 追随着 人类的 发展， 在 人口扩 增时总 是使他 们失去 
一部分 必需品 和可以 使生活 舒适的 东西。 如 果农业 的出产 开始减 
少 ，文 明社会 中增多 的资料 和技术 会使他 们能省 出多余 的人手 ，促 
使大 地的力 董增加 生产， ’而不 让社会 的任何 二种人 所享有 的任何 
形式 的财富 减少。 

第五节 农业 劳动效 率低减 的一些 
假 定的迹 象是靠 不住的 

我们希 望已经 令人满 意地说 明了： 第一， 人们没 有理由 可以假 
设 ，为增 加的人 口提供 的额外 供应一 定必须 用较多 的劳动 取得; 
以及 ，第二 ，假 如必 须用较 多的劳 动才可 能取得 ，不 一定就 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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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阶级必 然要消 费较少 的食粮 或者较 少的任 何其他 东西。 但仍 
然已 经承认 ，在国 家存在 的某一 个时期 ，可能 发生一 种由农 业资本 
的 收益减 少引起 的地租 上涨， 晚近曾 经流行 的那些 意见使 人们有 
必 要避免 草率地 把那些 地主阶 级的收 入一再 增加归 咎于这 一不受 
欢迎的 原因， 这 种收入 增加在 一些国 家繁荣 的过程 中差不 多必然 
也会由 其他的 原因引 起* 这些原 因的连 续不断 的作用 ，我们 已经注 
意到 ，和一 个民族 在财富 、资 源、 农业 力量以 及技术 方面的 发展完 
全协辆 ，并 确实 有密切 关系。 因 此我必 须请求 读者还 要耐心 等待, 
我们要 说明我 们应该 非常清 楚地平 $ 的农业 能力实 际低减 的一些 
迹象 ，仔 细研究 之下, 结果 会是完 ii 能提 供这种 证明。 

通 常人们 怀着极 大信心 提到， 认 为可以 表明农 业生产 能力减 
低的那 些情况 ，第 一是 利润率 减低; 第二 是原 产品的 相对价 值增高 
(和 国内其 他商品 比较来 说）； 第三， 原产 品的价 格上涨 (和 土壤及 
气候相 同的邻 国的实 际价格 比较， 或者 和本国 以前的 价格比 较）， 
假如， 以最后 这种情 况来说 ，价格 的增涨 太大， 已经 不能用 贵金属 
的 价值方 面可能 &经发 生的任 何一点 低落来 解释。 


利润降 低不是 农业工 作的效 率低減 的证据 

—个 生产阶 级分得 的份额 减少， 就是， 工资率 或者利 润率低 
降， 从来 不一定 是这些 行业中 人类工 作的生 产能力 降低的 结果。 

如果 ，当 利润从 I2% 降低到 10% 的 时候， 工资 经历相 应的增 
髙， 生产能 力就不 会有所 减低。 既然 工资总 是占用 产品的 最大部 
分， 工资方 面一种 不大的 、人们 几乎不 觉得的 变动， 就会引 起利润 
率方面 很大的 变动， 完 全和农 业或者 其他行 业的效 率方面 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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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无关。 假定用 100 镑支 付工资 ，取 得收益 112 镑， 或者 12% 
的 利润。 如果 工资从 100 镑 增长到 102 镑， 就是， 仅仅 2%, 那末 
(劳 动的生 产能力 没有变 动)， 垫出的 100 镑 的利润 一定从 12 镑减 
少到 垫出的 102 镑上的 10 镑， 或者从 12% 减少到 10% 以下 一些， 
工资方 面会已 经上涨 1/50, 结 果利润 降低了  1/6。 并且 ，根 据这里 
作出的 假设， 所谓资 本家垫 出的钱 全是通 过工资 的形式 ，显 然工资 
方面 I2% 的 增涨， 不 仅会使 资本家 的利润 减少， 而 且会完 全吸收 
他们 的利润 9 

然而, 实际上 ，有 节制的 工资上 涨影响 利润的 程度， 不 会像上 
面假定 的那样 严重， 因为资 本不是 完全用 于支付 工资, 工资 率波拌 
的 影响也 不限于 对工资 本身的 利润， 而是均 摊在范 围更大 的利润 
上 ，并因 此影响 就被减 轻了。 如果我 们假设 500 镑用 于生产 ，其中 
只有 100 镑预 付作为 劳动的 工资， 500 镑的 利润按 12% 计算是 60 
镑。 如果本 例中的 利润率 因工资 增涨而 减低到 10%  (就 是减到 50 
镑)， 工资的 增涨一 定比以 前假设 的例子 中假设 的数目 大得多 。资 
本家 垫支的 数目是 S00 镑； 全部 产品是 560 镑。 假设工 资增涨 
10%， 成为 110 镑， 资本家 的垫支 就会是 510 镑, 价格没 有变动 ，他 
的 利润是 50 镑 ，这是 10%  (略 差一 点〉。 因此， 如果 假设使 用的全 
部资本 等于用 在工资 方面的 数目的 5 倍 (在 英国这 也许是 差不多 
真 实的比 例）， 工资方 面上涨 10%, 就是 ，按 以前预 付给工 人的每 
\o^tf 1 字兮 ，会使 利润从 I2% 降低到 10%, 这 样一种 
适度 的工资 増涨， 实际 上可能 在欧洲 各国通 行的利 润率上 产生可 
以看得 出的几 乎所有 的差别 。① 

① 以后将 说明# 在一 个像 英国这 样资本 充裕的 国家， 工资率 很可能 屈是比 穷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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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 计算中 ，我 们都 假定国 内产业 的生产 能力没 有变动 。假 
使有 时候真 是这样 ，工资 数目方 面的波 动对利 润率的 影响， 就会比 
现在 更能引 起一切 实事求 是的观 察者的 注意。 可是， 事实上 ，国内 
的产 业的能 力极少 没有变 动或者 也许从 来不会 是没有 变动的 ，当 
这种 能力在 变化的 时候， 变化 的结果 一定常 常在某 种程度 上抵消 
并因此 而隐蔽 工资率 变动对 利润的 影响。 这样， 如 果我们 像以前 
那样 ，假设 100 镑全部 用在工 资方面 ，产生 12% 的 利润， 出 产就会 
是 112 镑。 可是 ，如果 产业的 生产能 力增加 ，价 格没有 变动， 收益 
变成 134 镑 8 先令 ，工资 就可能 上涨到 120 镑 ，而利 润完全 不会变 
动, 仍然是 12%; 同时工 资已经 增加了  1/5, 唯一的 变动将 是用于 
垫 付工资 的资本 增多。 因此 ，肖 劳动的 生产能 力在变 化时， 我们可 
以期待 工资数 目的变 动对利 润率的 影响， 往往人 们会注 意不到 。然 
而 ，似乎 利润率 方面显 明的和 相当大 的变化 ，可 能仅 仅是工 资率一 
项因 素变化 的结果 。所以 ，利润 降低不 一定是 人类劳 动的任 何部门 
中生 产能力 降低的 迹象， 因 而绝对 不能认 为它足 以证明 （特 别是〉 
农 业方面 效率在 降低。 

这 些关于 实际工 资的变 化对利 润率的 影响的 问题， 我觉# 非 
常明显 ，差不 多不需 要正式 陈述, 假如不 是有人 正式加 以否定 ，并 
产生 了十分 广泛的 后果。 李嘉 ffl 先生 和其他 信奉他 的学说 的那些 
人， 曾认 为他们 能证明 利润率 方面一 切可能 的变化 都是完 全由于 
农 业的生 产能力 低减。 为 了证实 这种意 见是可 靠的， 他们 不得不 
说 明没有 其他的 原因能 影响利 润率， 而且当 然工资 率的变 动不能 

家里 髙得多 ，足 以造成 富裕国 家里比 较低一 些的利 润率* 尽管 它的生 产能力 最大， 并且 
处 于迅速 增长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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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他们这 样做的 方法十 分简单 只是 (在 论述利 润时) 否认实 
标工资 率方面 会发生 永久的 变动。 

乍一看 ，似乎 是利润 部分地 决定于 劳动的 产品的 数量, 部分地 
决定于 产品在 工人和 资本家 之间的 分配； 因 此他们 分得的 数量会 
由于 这些因 素的任 何变化 而不同 。 如果某 些工人 的工资 总数是 100 
镑或者 100 夸 特谷物 ，他 们生产 112 镑或者 112 夸特 谷物, 利润就 
是 I2%, 可是 ，如 果工资 增涨到 1C2 镑或者 102 夸特, 利润 就会降 
低到 10%, 就 像它们 一定会 下降的 那样， 如 果工人 的生产 能力减 
低， 工资仍 然不动 ，他们 只生产 110 镑或者 110 夸特。 

可是, 如果可 能证明 工人们 的份额 实际上 是不会 变化的 ，除了 
短 暂的一 段时期 ，他们 必须继 续得到 100 镑或者 100 夸特, 不多于 
也 不少于 此数， 那就当 然利润 率方面 一切长 期的变 化一定 是完全 
由于 产业的 生产能 力方面 的变化 而来。 我们 已经注 意到， 利润的 
降低 很少是 由于非 农产业 的生产 力降低 而起， 这种 非农产 业的生 
产 力可能 提髙利 润率， 或者在 利润由 于其他 原因而 下降时 予以支 
持 ，但 很少引 起利润 后退。 那末 ，假 如一旦 承认， 利 润从来 不由于 
工资 方面的 变化而 降低， 那就 是说利 润通常 一定是 由于农 业的生 
产 能力减 低而下 降的。 所谓 实际工 资永远 不变， 或 者工人 所消费 
的 必需品 的数量 经常是 一样的 那种圮 论 (这 是关于 农业劳 动的能 
力 低咸在 利润递 减中的 全部作 用那种 信念的 根据① ） ，不需 要作— 

① “ 我们在 讨论工 资时已 经看到 ，工资 总是跟 着原产 品的价 格上廉 而上涨 •可以 
认为 ，茁通 常的情 况下， 必需 品的价 格发生 永久的 增涨， 不会 不引起 （或 者已经 先出现 
了） 工资 上涨。 这样 我们又 达到我 们以前 想要确 认的那 同样的 结论： 在所 有的国 家和无 
论什 么时侯 ，利 润决定 T •为本 国的工 人供应 必霱品 所霈要 的劳动 多少， 或 者所用 的不产 
生地租 的资本 。”李 嘉图 ，第 118、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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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讨 论加以 驳斥。 李嘉 图先生 本人从 来没有 主张这 种说法 ，除 
了在 讨论利 润的变 化这个 专题的 时候。 在其他 的场合 ，他毫 不犹豫 
地讲到 工人的 情况和 习惯的 改变。 自 然工资 和实际 工资率 方面的 
变化。 可是 在想要 简化他 对影响 利润率 的各种 情况的 分析， 并否 
定除 了他自 己爱谈 的原因 (就 是， 最 后在土 地上使 用的资 本的收 
益>  以外 的一切 事物的 作用时 ，他回 到这种 态度， 同 样地不 符合事 
实 ，也 不符合 他自己 的论点 和自己 承认过 的话； 并一再 地说， 实际 
工 资的永 久变动 决不会 发生， 因此在 估计利 润率的 各种原 因时决 
不需要 考虑。 

他 要为这 种说法 辩护的 时候， 就 用经过 夸大的 和人口 问题有 
关的 某些事 实作为 根据。 

实际工 资率的 波动， 在某些 情况下 以及在 一定的 程度上 ，推动 
或者阻 碍劳动 人口的 增加， 并 且通过 改变他 们对自 己生活 赖以维 
持的 基金的 关系而 影响工 资率。 根据这 一毫无 疑问的 事实， 许多 
人被引 入歧途 ，部 分地由 于轻率 和部分 地由于 过分自 作聪明 ，而致 
作出 广泛的 和十分 错误的 推论， 认为 实际工 资方面 每次増 多或者 
减少会 引起人 口的扩 张或者 减缩， 恰 好足以 在过一 个时期 后恢复 
(工 资改变 以前) 工人的 数目和 用以维 持生活 的基金 之间的 关系， 
从 而使工 资回到 以前的 数目。 

这种 关于工 资变动 对人口 数字的 影响的 意见， 在以后 我们更 
应该 深入研 究的財 候还要 出现。 目前 ，不 需要作 更广泛 的讨论 ，我 
们就 可以借 助于明 显的事 实和日 常 经验。 我 们看到 一些悬 殊很大 
的实际 工资率 在气候 和土壤 都相似 的国家 流行， 并且， 有时候 ，像 
在 英国和 爱尔兰 ，是 在同一 个政府 的管辖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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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在一些 同样的 国家中 注意到 从这个 世纪到 那个世 纪以及 
从这 一代到 那一代 ，人们 在吃的 、穿 的、 住的 习惯以 及一般 的生活 
方 式各方 面发生 的变动 。我 们也看 到了① ，尽 管产业 的生产 能力维 
持 原状， 工资率 方面很 温和的 变动就 足以在 利润率 方面产 生很大 
的 变动； 因此 我们 现在不 作进一 步辩论 就大胆 地假定 ，实际 工资率 
方 面这样 一种永 久的增 涨既不 可能也 不足以 产生利 润率方 面的变 
动， 等于 任何欧 洲国家 中那种 利润的 差额。 这就足 以支持 我们的 
见 解：利 润降低 ，决 不是一 种毫无 疑问的 证明， 表示农 业效率 低减， 
因 为这可 能是由 于工人 和雇主 之间对 全国劳 动的产 品实行 一种不 
同 的分配 ，同时 产品的 数童没 有变动 ，或 者在 所有的 分支部 门中都 
在 增加。 


原产 品的相 对价值 増离不 是农业 工作效 串低减 的证据 

在农业 工作的 效率减 低的证 据中， 原产 品的相 对价值 增高通 
常 被看作 最有决 定性的 一项。 这一点 ，没 有疑问 ，会 是一种 确实的 
证明， 假 如我们 能假设 制造业 （指农 业以外 的一切 产业〉 的 生产能 
力没 有变动 ，而 原产品 的枏对 价值因 此是在 上涨。 如果 22 夸特谷 
物在 一个世 纪中可 以交换 12 匹布， 而在 下一个 世纪中 12 夸特谷 
物可 以交换 24 匹布; 那末， 如 果我们 确实知 道制造 布的成 本没有 
发 生变动 ，我们 就可以 很合理 地断定 ，生 产谷 物的成 本已经 増加— 
倍。 可是， 如果我 们考虑 到制造 业的效 率在这 一段时 期内实 际上增 
加 了很多 ，情 况就有 了改变 ，我们 看到， 原产 品的相 对价直 一定会 


① 參阅 本书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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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虽 然农业 的生产 能力没 有变动 ，甚 至有一 定程度 的增长 。例 
如， 假设两 人生产 两夸特 谷物， 两人 生产两 匹布， 1 夸特 谷物和 1 
匹布。 其次 ，农业 工作的 效率增 高了， 假设两 人生产 3 夸特 谷物， 
而制造 业的效 率增加 得更多 ，假 设两 人生产 6 匹布， 那谷物 的相对 
价值将 增长， 1 夸特 谷物不 是交换 1 匹布 ，而 是交换 两匹。 在这种 
情 况下， 假如我 们因为 原产品 的相对 价值增 高而假 设事实 上工业 
的效率 减低， 那就错 误了。 

在 各国的 发展中 ，通常 出现制 造能力 和技术 的增高 ，其 增高的 
程度 起过一 个日益 增多的 人口在 农业方 面能够 达到的 程度。 这是 
—种没 有疑问 的和人 们熟悉 的真实 情况。 因此， 在 各国的 进步中 
会发 生原产 品的相 对价值 增高， 其原 因完全 不是农 业的效 率确实 
减低。 


和 其他国 家的物 价比较 起来， 廉产品 的货币 价值増 离不是 
农此 工作效 率低减 的证据 

有各种 不同的 原因可 以提高 原产品 的货币 价值， 其中 的一项 
没有疑 问是那 影响价 格的土 地肥力 减低。 如 果在两 个工资 水平相 
等 的邻近 国家中 ，土地 质童的 情况是 ，肥 力较 差的那 个国家 中需要 
用 3 个人来 取得在 肥力较 髙的国 家中由 两个人 取得的 效果； 比较 
贫瘠 的国家 ，就不 能像比 较肥沃 的国家 那样， 以低廉 的价格 出售它 
的 产品。 然而不 同的价 格不一 定就表 明肥力 方面的 差异。 不同的 
价格 可能是 由于至 少三种 其他的 和截然 不同的 原因。 第 一 ， 由于 
较 高的工 资率; 第二， 由于 较高的 税率; 第三, 由于贵 金属的 价值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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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上必需 雇用较 多的人 ，可能 产生的 无论什 么影响 ，会 由于 
必须 对实际 雇用的 人付给 较髙的 工资而 产生。 当获 得同样 数董的 
产品的 谷物种 植者必 须付清 额外的 若干谷 物时, 不 管这新 的支出 
是以 工资形 式付给 增加的 工人， 或者 是用较 大的工 资付给 以前雇 
用 的工人 ，或 者是付 出较重 的捐税 ，对 这个谷 物种植 者一定 是无关 
紧 要的; 就耕 种的成 本来说 ，那是 同样一 回事。 假设 两个国 家生产 
谷物所 费的劳 动和资 本完全 一样， 工 资率或 者捐税 数目方 面的变 
动 可能在 一个国 家中把 耕种的 成本提 高得起 过在另 一个国 家中提 
高 的程度 ，虽 然那个 比较昂 贵的国 家没有 变动， 或 者甚至 (在 有限 
的程 度上) 它的 农业工 作的效 率正在 增进。 

还有一 个第三 种原因 ，和 土地的 肥力* 低完 全不同 ;它 可能在 
— 个国家 中增加 原产品 的价格 ，而其 他国家 中价格 不变动 ，这 是物 
价 较贵的 国家所 特有的 贵金属 的价值 减低。 毫无 疑问， 这 是一种 
对世 界各国 的物价 有一些 影响的 原因。 然而， 我希 望人们 理解清 
楚， 这不是 我对那 种影响 的可能 范围或 者限度 表示什 么意见 。我 
将首 先在关 于这一 点上引 用他的 话的那 位杰出 的著作 家认为 ，似 
乎是“ 在这个 国家里 ，和欧 洲的大 多数国 家比较 起来， 谷物 的髙价 
大部 分”是 这样引 起的。 马尔萨 斯先生 说①， “ 影响谷 物价格 、并使 
得各个 国家中 这种价 格的差 别这样 显著的 原因， 似乎 是两种 。第 
一, 在不同 情况下 ，不 同国家 中贵金 属价值 方面的 差别; 第二 ，谷物 
生产所 必需的 劳动和 资本的 数貴。 第 一种原 因没有 疑问引 起谷物 
的价格 方面最 大的不 相同， 这 种不相 同非常 显著， 特别是 在那些 


① 《政 治经济 学原理 > ，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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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 距离很 远的国 家里。 孟加 拉和英 格兰两 处谷物 价格上 差别巨 
大 ，达 3/4 以 上大概 是由于 这两个 国家中 货币价 值方面 的差别 ，并 
且 在这个 国家里 ，和 欧洲的 大多数 国家比 较起来 ，谷 物的高 价大部 
分 是这样 引起的 ，后来 在关于 后一问 题的进 一步评 论的注 解中， 
马尔 萨斯先 生说： “这一 论断也 许似乎 和关于 贵金属 水平的 理论相 
矛盾。 确实是 这样, 如果所 谓‘水 平’指 的是通 常估计 的价值 水平。 
我 认为这 种理论 完全没 有事实 根据。 贵 金属总 是趋向 于 静止状 
态， 或者使 一切事 物不需 要动的 状态。 可是， 当这种 静止状 态已经 
差不多 达到, 所有的 国家的 交换都 差不多 是等价 的时候 ，各 个国家 
中以 谷物和 劳动计 算或者 以商品 数童计 算的贵 金属的 价值， 实际 
上却远 远不是 相同的 。” 李嘉图 先生曹 表示过 类似的 意见。 “当任 
何个别 的国家 在制造 品方面 擅长， 以 致引起 货币流 入时， 货币的 
价 值就会 降低， 谷物和 劳动的 价格在 那个国 家就比 在其他 任何国 
家中 较高。 这种 较高的 货币价 值不会 由交换 表示。 票据可 能继续 
按平价 处理， 虽 然谷物 和劳动 的价格 在一个 国家应 该比在 另一个 
国 家髙出 10%、20% 或者 30%。 在 假设的 这些情 况下， 这 样的价 
格之差 是事物 的自然 规律， 只有在 足够数 量的货 布 被引进 那擅长 
制造的 国家， 才可 能提髙 它的谷 物和劳 动的价 格”。 ①“在 社会的 
早期 状态中 ，制 造品还 没有什 么进展 ，各 国的产 品差不 多相似 ，内 
容 无非是 一些笨 重的和 最有用 的商品 ，各 个国家 中货币 的价值 ，主 
要地由 这些国 家和供 给贵金 属的矿 地之间 的距离 来调节 I 可是 ，由 
于社会 的技术 和改良 进步， 以 及不同 的国家 各自檀 长某种 特殊的 


① 李慕 BB, 第 2 版 ，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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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品 ，虽 然距离 远近仍 然要计 算在内 ，但贵 金属的 价值将 主要地 
受那些 制造品 的优良 质量的 支配” 。① “如果 两个国 家拥有 完全相 
同的人 口和同 样数量 的肥力 相同的 耕地， 以 及同样 的关于 农业的 


知识， 在 使用较 高的技 术和较 好的机 器可以 出口的 商品的 那个国 
家 ，原 产品的 价格会 是最高 。”② 

必须坦 白地说 ，承认 这个原 因对各 国商品 价格的 影响， 是一种 
令人遗 憾的可 是无法 避免的 障碍， 使 我们在 分析不 同国家 中各种 
价格 成分的 比例时 很难做 到精确 。 没 有很明 显的方 法可以 测定货 
币价 格可能 受贵金 属的那 种不同 水平的 影响的 程度， 而那 种不同 
水 平的存 在是在 这里由 马尔萨 斯和李 嘉图两 位权威 人士规 定的。 
想要 解答这 个问题 ，我 认为， 只有对 一切可 能的价 格成分 (不 是贵 
金属的 局部的 价值) 作 出辛勤 的和困 难的比 较才能 做到。 可是 ，如 
果 不再把 这个作 为一般 的问题 处理， 而只看 那些影 响英国 一个国 
家 中贵金 属特有 的价值 ，我 们就可 以相当 有把握 地断定 ，那 些金属 
的 低价值 对这里 物价的 影响一 定比在 任何其 他欧洲 国家中 更加强 
烈。 首先， 英国 在制造 那些出 口商品 的技术 和资料 方面是 非常出 
色的 ，这些 出口商 品会使 它获得 大童的 黄金和 白银； 而且这 不是唯 
一 的特点 ，有 助于降 低金银 在英国 的价值 。制 造那些 金属的 代用品 
的髙明 技术， 以及代 用品流 通之快 ，有 助于 扩大出 口 贸易带 来的金 
银 流入的 影响。 瘕设 英法两 国各需 100  000  000 以便用 于流通 ，并 
各 自拥有 此数。 如 果英国 人找到 了用纸 币代替 100  000  000 中 
石 0  000  000 的手段 ,50  000  000 的生 金银就 可以抽 出来作 别的 用途， 

①  李裏图 ，第 2 版 ，第 159 页。 

②  李慕图 .■第 2 版 ，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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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 降低这 笔物资 (新 进口 的金属 5G  000  OOG) 的 价值方 面产生 
同样 的影响 。如 果由于 增加了 流通的 速度, 可以使 50  000  000 起着 
以 前需要 100  000  000 的 作用， 同样的 结果会 发生, 物资的 价值会 
受 到同样 的影响 。现今 在英国 ，替 代硬 币的方 法发展 到了超 过其他 
方法的 程度。 在英 格兰银 行和地 方银行 的钞票 以外， 私营 票据经 
常 作为现 金在流 通的， 估 计达到 1G0  000  0G0 ①。 伦敦 “交换 所”的 
作 用是公 众所熟 悉的， 它一家 就可以 大大地 减少进 行帝国 的货币 
交易 所需要 的现金 数童。 英国 货币流 通之快 ，我 们知道 ，是 无与伦 
比的。 

那末， 把英 国在以 信用和 纸币代 替硬币 吟技术 以及提 高流通 
速度 的手段 方面的 影响， 跟英 国在制 造外销 商品方 面的优 越性的 
结果加 在一起 ，就 好像是 ，会使 商品的 货币价 值高的 一切和 贵金属 
的 价值有 关的原 因在这 里起的 作用比 在任何 其他欧 洲国家 的作用 
较大 ，并且 ，不管 那些原 因在降 低贵金 属的价 值和货 币价格 方面可 
能 有什么 影响， 这些影 响在我 们自己 的国家 会比在 任何其 他国家 
更广泛 地和更 强烈地 被人感 觉到。 

然而 ，丢 开英国 个别的 情况， 我们 回到那 一般的 问题, 完全从 
农 业的生 产能力 上任何 差别来 推论， 不同国 家中原 产品的 货币价 
格 可能单 单由于 贵金属 的价值 不同而 变化。 

那末 ，以 上就已 经说明 ，原 产品的 价格， 和土地 及气候 相同的 
邻国中 原产品 的价格 比较起 来如果 较髙， 这 可能是 由于三 种原因 
单独 也 或者共 同地在 起作用 ，三 者都和 土地的 肥力降 低完全 无关， 


① 参两* 不列期 百科全 书扑编 >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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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由 于较高 的工资 、较高 的賦税 ，或者 生金银 的相对 价值低 ，单 
单这最 后一项 ，有一 位著名 作家曾 断言它 的影响 很大， “可 以引起 
这个 国家里 大部分 的谷物 高价， 比在欧 洲大多 数国家 中多得 多”。 
因此， 高的货 币价格 ，和 土地及 气候相 似的邻 近国家 的这种 价格相 
比 ，不 能作为 价格较 贵的国 家中农 业能力 低减的 迹象。 

我们已 经看刳 ，利 润率 低和原 产物的 价值高 ，跟 国内制 造的其 
他商 品相比 ，都不 是农业 生产能 力降低 的可靠 迹象。 有一种 情况， 
乍看起 来似乎 比我们 已经研 究过的 任何情 况都更 可靠； 但 仍然是 
—种 假象。  ^ 

根据 賦税的 影响来 推论, 如果 总的来 ^ 各生产 阶级的 收入似 
乎减少 ，如 果利润 率阵低 而没有 由工资 增涨予 以补偿 ，或者 工资降 
低而没 有由利 润率增 高予以 补偿， 那 就可以 说劳动 和资本 的生产 
能 力已经 相当地 低减； 暂 时我们 将假设 这种说 法是合 理的。 当这 
种 减少出 现时， 最 近曾有 人假设 这种失 败亭亨 是在农 业方面 ，而 
不是 在制造 业方面 ，因 为机械 的和制 造的劳 的效率 ，在各 国的发 
展中 通常是 增加， 而不是 降低。 但是 最后的 这种看 法决不 是普遍 
确 实的。 世界上 大多数 国家这 时候在 制造的 能力方 面或许 正在进 
步， 没 有物质 的原因 使它们 不继续 改进。 可是 当我们 考虑到 零 治 
哼乎 宇 原因时 ，世 界的 历史不 容许我 们断定 ，人类 在机械 “易 
制 i 的 i 术方面 的发展 总是必 然领先 。 埃及、 地中海 的非洲 沿岸、 
小亚细 亚和摩 里亚， 只 能用它 们的历 史和纪 念物证 明它们 曾经有 
过的 智薏或 者力量 的微弱 的一部 分来帮 欺机械 工业。 资本 和科学 
在我们 的时代 对工匠 是不可 缺少的 助手， 国 内工艺 的衰退 以及和 
它有 关的工 作效率 降低， 因此 就会随 同那些 侵袭一 些国家 衰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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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 种种弊 端一起 来临， 逐 渐损害 它们的 资源。 英 国这时 候是实 
力和技 巧能够 影响的 一切事 物的主 要活动 场所， 涉 及人类 工作中 
和 农业不 同的各 种部门 ，而且 ，假 如有朝 一日它 的自由 、财富 ，以及 
实 际势力 的许多 因素离 开它， 正是在 这些工 作部门 中衰朽 的进展 
会表现 得最为 显著。 它 的工匠 的能力 、以及 制造品 的妙处 ，一 定会 
随同今 天支持 它们的 那些资 本和科 学一起 消失。 在 一个处 于这样 
环境的 国家， 人们的 资财可 能减少 ，以 及各个 阶级每 年的消 费可能 
紧缩 ，虽然 农业的 效率应 该没有 变动。 

对于承 认工资 率或者 利润率 减低， 而两 者之中 的另一 项保持 

不变， 可以证 明国内 产业的 某些部 门中产 量减少 和生产 能力降 

_  « 

低 ，这 种说法 ，我 们一直 在争论 ，并且 只是试 图说明 ，即 使承 认是这 
样 ，也 不能同 意说这 种低减 必然在 农业中 开始。 今后 ，我们 会有机 
会证明 ，这样 的“承 认”本 身就过 于广泛 ，利润 率减低 而同时 工资无 
变动 ，并不 自然而 然地表 示人口 方面生 产能力 减低, 甚至这 完全符 
合本 国产业 中日益 增高的 效率， 同时 积累新 资本的 能力可 能在稳 
定地 增高; 可 是对这 个问題 的发挥 属于本 书另一 部分的 范围。 

我们按 煦预定 计划， 已经 致力于 证实： 第 一 ， 随着耕 种推广 
到质董 较差的 土地， 或 者在已 耕土地 上取得 较大的 产董， 农业劳 
动 和资本 的收益 不是必 然会减 少的； 第二， 通常人 们认为 表示这 
种农业 能力减 低的几 种情况 ，就是 ，利润 降低， 原产 品和其 他商品 
比较 起来的 相对价 值高， 或者 国内原 产品的 价格髙 于土地 及气候 
相 似的国 家中生 产的同 样产品 的价格 等等， 可能都 是起源 于一些 
独 特的和 不同的 原因。 我觉得 ，除 了实 际比较 ，没有 方法可 以确定 
任 何国家 中实际 耕种的 土地支 配价格 的肥力 （相对 于较早 时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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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国家 ，或 者在同 一时期 另一国 家耕种 的土地 的肥力 来说） 。这 
样的研 究一个 部门也 许是困 难的。 在 同一个 国家， 要比较 一个世 
纪和另 一个世 纪的生 产成本 ，也 许是困 难的。 在同一 个时期 ，比较 
一 个价格 贵的国 家生产 谷物的 成本， 和在价 格较低 以及相 对价值 
较低 的邻国 中生产 谷物的 成本, 就比较 容易。 例如， 实际上 不可能 
用 英国和 波兰或 者德国 作为这 样一种 比较的 题目， 从最差 的土地 
中选 择相等 的地区 ，每个 地区相 当的大 （因为 在小块 土地上 取得的 
观测 资料， 由 于许多 原因， 是 靠不住 的）， 有必 要肯定 (根 据货币 
价格 推测〉 各 个国家 中使用 的劳动 和辅助 资本的 数量， 以 及它们 
各自的 产量。 结果 会十分 准确， 足以 表明每 个国家 农业劳 动力和 
农 业资本 的生产 能力。 假如似 乎是， 在货币 价格和 地租最 高的国 
家， 农业 中使用 的劳动 和资本 比同样 数量用 在原产 品的货 币价格 
比较低 的国家 里真正 生产出 较多的 产品， 我 们就必 须把价 格较高 
的国家 的髙价 归因于 较重的 賦税、 较高的 工资， 或 者贵金 属的价 
值较低 ，或 者所 有这些 原因的 联合的 影响； 而 不是由 于耕地 贫瘠， 
或者由 于逐渐 应用于 旧土地 上的小 量资本 的收益 很低。 可 能已经 
发 生的土 地所有 人收入 的任何 增加， 必须 （根 据货 币价值 方面的 
变动 推论〉 追簡 到当然 不是在 支配物 价的土 地上农 业工作 的收益 
中还没 有出现 的减少 ，而 是追溯 到一切 土地共 同的产 童逐渐 增多， 
可是 在最好 的土地 上数目 最大； 并且 追搠到 农业资 本的效 率一再 
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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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论述地 租增长 的真正 来源的 
一些 迹象， 在具 体事例 中要看 到这些 
迹象 ，必 须通过 观察： （1) 农业 
与 非农业 阶级的 比较人 数方面 
发生的 变化； （2) 地主分 得产品 
的比例 中表现 出来的 改变。 

已经 说过， 只有精 确地说 明用于 取得同 样数量 产品的 工资和 
资本， 才 会使我 们能完 全有把 握地肯 定那支 配价格 的土地 的比较 

实 际肥力 ，①或 是在同 一时间 的不同 国家， 或是在 不同的 时间的 

#  ■ 

同一个 国家。 这样 的比较 往往会 是不可 能的。 但是 在观察 一个国 
家的 土地收 入的増 长时， 我们自 然而然 地会想 知道， 在各 种情况 
下， 这种 增长是 “由于 使用了 额外的 劳动， 其收 益比例 地减少 （这 
收益 是李嘉 图先生 所说的 地租的 唯一原 因②） ，” 或 者由于 用増加 
的 资本取 得的较 多产品 和提高 以前使 用的资 本的效 率这些 更加适 
宜的 来源。 

有两 种情况 在我们 对这一 点的研 究中可 以指导 我们， 即使不 
是完 全正确 ，也 具有高 度的和 令人满 意的可 能性。 这 两种情 况是， 


①  土地的 比较潜 在肥力 ，就是 ，每处 土地在 已经用 最多和 最好的 力量、 ir 艺和资 

•  • 

料 耕种了 一个时 期以后 具有的 肥力， 是和 土地的 比较实 际肥力 大不相 同的一 种东西 * 
在考 虑耕种 那神似 乎是贫 瘠的荒 地时, 应该总 要记住 这'一 ‘ 情况。 

②  * 地租 来自使 用增多 的劳动 而收益 比例地 减少， 李裹图 ，第 1 版 ，第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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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农业和 非农业 阶级的 相对数 目方面 发生的 变化。 第二 ，可 

_  _  •  • 

以 在地主 们取得 的产品 的比例 中找到 原因的 变动。 确实， 这些情 

籲  暑 

况提供 的证明 ，我们 将看到 ，作 为完善 的和很 能说明 问题的 东西, 
应该被 李嘉图 学派所 接受， 虽 然他们 的著作 使我们 不能假 定他们 
曾有 过这种 想法。 

在扩大 耕地中 ，当 “使用 增多的 劳动而 收益比 例地减 少”时 ，农 
业工作 者的人 数一定 在増多 ，和非 农业工 作者的 人数比 较来说 。一 
种简 单的计 算就会 说明这 一点。 假设 2  G00  000 耕 种者生 产谷物 
4  000  0G0 夸特 ，足 够维持 4  0G0  0G0 人, 这样的 一个社 会里农 业工作 
者和 非农业 工作者 的人数 (根 据谷物 的对外 贸易推 论）， 会 是恰好 
相等。 假 设人口 增加到 8  000  000, 如 果现在 耕种的 新土地 的肥力 
和 旧土地 的肥力 相等， 4  000  000 耕 种者就 能生产 8  000  000 人的粮 
食 ，农 业工作 者和非 农业工 作者的 相对人 数会仍 然像从 前那样 。可 
是 ，如果 生产新 耕地的 那额外 4  000  000 人的粮 食“需 要增加 一定数 
量的 劳动， 其收 益比例 地减少 ，” 就必 须使用 增加的 人口中 
2  000  000 以上 的人为 他们和 其他那 2  000  000 人生产 粮食。 假设那 
必须 使用的 较多的 人数是 3  000  000, 就会有 5  000  000 农业 工作者 
被用 于生产 8  000  000 人 的粮食 。农业 工作者 在人口 增加以 前构成 
人口 的一半 ，现 在他们 将构成 人口的 5/8。 并且， 如 果这个 社会的 
人数继 续增加 ，生 产他们 所需要 的额外 粮食的 土地继 续吸收 “额外 
数置的 劳动， 其收 益比例 地减少 ，”耕 种者的 人数就 一定也 继续增 
多 一 •相 对于非 耕种者 的人数 来说。 

其次， 如果 一个由 农场主 占有的 国家里 的地租 竟然会 单单由 
于李嘉 图那么 有信心 地说是 地租上 涨的唯 一可能 的原因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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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额 外数量 的劳动 ，其收 益比例 地减少 ”）， 以及 结果把 以前在 
较好 的土地 上的产 品的一 部分转 移给地 主们； 那末， 总产量 中通常 

作为地 租被地 主拿去 的部分 ，必 然会 増加。 这 几乎是 自明的 ，可是 

•  • 

或 许不妨 作一点 简短的 计箅。 假设 B、C 和 D 是用 相等数 量的资 
本等 等进行 耕种的 土地， 假设 B 生产 谷物 12 夸特， C 生产 14 夸 
特， D 生产 16 夸特， 作为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地主 取得的 C 和 D 
合 在一起 的部分 产品是 30 夸 特中的 6 夸特， 或者 1/5。 在 人口的 
发 展中， 假设有 必要耕 种另一 块土地 A , 使用与 B、 C 和 D 土地 
同样 数置的 资本， 只生 产谷物 8 夸特。 既然 8 夸特 现在必 须对所 
用的 资本产 生通常 的资本 利润， 以 前不付 地租的 B 就会 得到 4 夸 
特作为 剩余利 润或者 地租， C 会得到 6 夸特， D 会得到 8 夸特 。地 
主 将从交 纳地租 的土地 上取得 42 夸 特中的 18 夸特， 或者 它们的 
总 产董的 2/5 略多 一点， 而不 是从前 分得的 1/5。 就像这 样地累 
进 ，随着 耕种中 使用的 额外劳 动和资 本而收 益比例 地减少 ，旧 土地 
上 产品更 多的一 部分将 作为剩 余利润 继续被 转移给 地主， 以便使 
所有 的耕种 者得到 的利润 相等； 全部 产品中 较大的 一部分 就这样 
逐 步地取 得地租 的形式 。① 因此， 在任何 国家， 如果 那里的 地租曾 
有 过普遍 的上涨 ，起因 于“使 用额外 数童的 劳动， 其 收益比 例地戒 
少” ，以 及结果 旧土地 的一部 分产品 衍变为 地租； 这 两种结 果是一 
定 可以看 得出的 ：第一 ，人 口的较 大一部 分必须 致力于 农业; 第二, 


① 李嘉 图先生 自己完 全知道 （鞠实 他不可 能不是 这样） ，这 是他的 关于增 多的地 
租的一 项唯一 原因的 理论。 他说， “那同 一原因 —— 生产 的困难 —— 提高 原产品 的交换 
价值， 也 提高作 为地租 繳给地 主的原 产品的 +  李嘉田  < 论政治 经济学 > ，第 2 版， 
第 7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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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地租 缴纳给 地主的 总产量 的一部 分一定 已经增 加了。 如果这 

參睾參 

两种 结果看 不出， 这些地 租就一 定是由 于某些 其他原 因而増 加的, 
并 不是由 于在农 业上“ 使用额 外数量 的劳动 ，其 收益比 例地减 少”, 
在 那种情 况下， 李嘉图 先生和 他的学 派假定 这最后 一种说 法是地 
租增 加的唯 一可能 的原因 ，就 一定是 错了。 

參鲁  ■参 

这 样的推 理十分 明显， 以 致当它 接触到 存在于 我们周 围的环 
境时， 结 果一定 曾有助 于引起 一些比 较谨慎 的推理 者立刻 怀疑或 
者 （不如 说是〉 相信他 们的理 论体系 不合理 3 我们自 己的国 家这个 
例子 ，在这 些原则 的帮助 下来看 ，这一 点是肯 定的。 李嘉图 先生错 
误地假 定它是 地租增 长的唯 一来源 的那种 原因， 在 我们这 里实际 
发 生的地 租大大 提高中 不可能 曾起过 作用。 在这一 点上， 英国这 
个例子 是比较 重要的 ，因 为只有 在那里 我们能 作大规 模的、 足以使 
人满意 地观察 农场主 地租的 发展， 以 及这种 发展和 社会中 其他阶 
级的 财富的 关系。 

英国 的地租 増加是 从农产 品増多 开始的 

英 国的统 计史显 著地给 我们提 出三项 事实。 第 一 ， 发 生过耕 
地扩张 ，同 时国 家的一 般地租 上涨; 第二， 农 业中使 用+手 的比例 
亨咿 ，第三 ，归 于地主 的产品 的比例 减低。 这些 情况没 i 二 
需 要任何 正式的 证明。 曾经有 过一次 大规模 的耕地 扩张， 我们知 
道。 国家 的一般 地租曾 有过相 当大的 增加， 这是那 些对这 种增加 
的真 正原因 持最相 反的意 见的那 些人也 承认的 事实。 非农 业阶级 
的甲亨 人数曾 经大大 地增加 ，是一 项几乎 同样不 受欢迎 的事实 。两 
项 最近的 人口条 洌的统 计表， 证明这 一过程 仍然在 进行。 英国的 


138 


第一卷 地租 


非农业 工作者 的人数 目前是 农业工 作者的 双倍， 这 和世界 上其他 
地方流 行的比 例大不 相同， 以 致构成 英国人 口的经 济形势 上也许 
最引 人注目 的特点 3 在 法国， 大革命 以前， 耕 种者的 比例是 4 对 
1， 和其余 的人比 较来说 ^ 其 他阶级 的发展 ，自 大革命 以来， 非常之 
快。 他 们现在 是全命 人口的 1/3, 而不是 1/5。 除了 英国， 法国拥 
有地 球上任 何重要 国家中 最大的 非农业 人口。 没有 任何理 由可以 
假设 ，三 百年前 英国的 耕种者 ，和 英国人 口的其 余部分 相比， 不及 
法国耕 种者现 在对法 国人民 中其余 部分的 比例那 么大。 那 种已经 
这样 完全把 他们的 相对人 数颠倒 过来、 使其 他阶级 处于如 此优越 
地位 的那种 变动， 或许 久已在 发展， 并且， 虽然 我们知 道它近 
来 进展得 很快， 曾受到 影响的 人口的 不同部 门的那 些运动 ，在 
开 始时大 概是缓 慢的； 可是 关于这 个问題 完全没 有什么 很确切 
的 东西可 以肯定 下来， 这一 点对于 我们现 在的目 的根本 无关紧 
要。 


地 主在产 品中分 得的份 额逐渐 减少， 久 已人人 知道。 下面这 
— 段话是 亚当. 斯密 说的。 他断言 在比较 古老的 时代， 差 不多全 
部产 品都属 于地主 ，然后 继续说 ，“ 在现今 欧洲的 情况下 ，地 主所得 
的份额 很少超 过土地 的全部 产量的 1/3， 有时候 还不到 1/4。 然 
而， 本国所 有的改 进地区 ，土地 的地租 ，从 那些古 老时代 以来， 已经 
增加了  3 倍或者 4 倍； 这每年 产量的 I/3 或者 1/4, 似乎比 以前的 

产量大 3—4 倍。 芋咚 宁， 乎年旱 爷按 土地的 窄围牛 瓔 

i&mM, 夸年 等 ± 乎 平中印 

送的 各种统 计显示 ，亚当 •斯 密提 Pf 的^ P*l/3 或者 1/4, 在 他的时 
代已 经成为 地主在 产品中 通常的 份额， 这个 比例大 于他们 现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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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一份， ® 这种 情况是 在意料 之中的 ，假如 上面用 着重点 标出的 
那 个句子 里所包 含的他 那种学 说是正 确的。 

那末， 在英国 地租已 经上涨 ，耕种 方面使 用人手 的比例 已经比 

•  # 

以前减 低得多 ，并見 ，作 为地租 归于地 丰的总 产量的 那一部 分已经 

_  •  •  • 

减少。 根据前 面的原 则和计 算结果 ，已经 发生的 地租普 遍上涨 ，不 
是“由 于使用 了増加 的劳动 ，其收 益比例 地减少 ，”而 是由于 某种或 
者某 些和前 者本质 不同的 原因, 并带来 相反的 结果。 

作为 我们分 析的最 后结果 ，那就 似乎是 ，这 个国 家的增 加了的 
地租 从改进 农事和 产量増 多开始 。② 

没 有疑问 ，有 一些人 ，并且 在现今 政治经 济学家 队伍里 或许比 
别处 较多， 他们 会鄱视 这些很 像是那 种还没 有入门 的人所 搞的结 
论。 曾经在 比较好 的理论 学校里 受过训 练的那 些人， 一定 觉得这 
种看法 可笑。 深 入研究 大自然 的奥秘 的人， 有理由 期待自 己的辛 
勤 劳动会 导致不 断地发 现新的 奇迹； 可是在 伦理的 和政治 的探讨 
中， 我们 的一般 观点必 须大部 分以人 类所共 有的事 实和感 情为基 
础 ，并使 他们自 己作很 广泛的 观察。 因此 ，在 这些问 题上， 不至于 
显 出任何 一点顽 固的成 见或者 蛮横的 无知， 我们还 是可以 很有把 
握地 断言， 没有 任何迹 象表现 一种虚 伪的和 不健全 的非常 肯定地 
作肤浅 说理的 精神， 诸如狂 热地追 求惊人 的新奇 事物的 刺激; 藐视 
明显 的真理 ，只是 因为对 它已经 熟悉； 对于曾 经为人 类大多 数起过 

①  这些统 计中, 有些在 洛先生 的书里 (第 2 版 ，第 155 页） 可以 看到。 人们会 注意到 
只有费 用在那 里和地 租比较 I 按 可能的 最低标 准增加 利润， 就会者 出地租 一定通 常是大 
约总 产貴的 1/5。 这仍 然超过 一些有 经验的 土地估 值者通 常计算 出来的 结果。 

②  为了公 平合理 地评价 较大的 产量， 总 要记住 ，我们 切不可 把眼光 局限于 小块土 
地 上增加 的谷物 产置， 虽 然那是 值得注 意的， 而是必 须包括 大片大 片土地 的各种 产品； 
或者 至少要 包括整 个农场 的各种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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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作 用的、 与日常 经验以 及随时 自发的 判断相 同的任 何结论 ，往 
往把它 们丢在 一边， 不加 重视。 

第七节 地 主的利 益和其 他阶级 
的利 益不是 对立的 

有 重大的 理由可 以认为 ，很少 出现那 种情况 ，农 场主所 耕种的 
地区 的租金 増加, 不是因 为从土 地上取 得较多 的产品 ，而是 因为那 
些生产 阶级分 得的份 额由于 生产的 困难増 加而减 少了。 我 们刚才 
已 经看到 ，在英 国这个 唯一的 广泛流 行农场 主地租 的国家 ，有 着强 
有 力的证 据可以 说明， 这种情 况没有 在任何 程度上 影响地 租的发 
展。 但 人们已 经承认 ，在 一种极 端的情 况下, 这会是 地租增 加的一 
项 可能的 原因。 现在 越来越 多的人 相信， 不 仅是一 种可能 的而且 
是实际 起作用 的原因 ，使 得改正 一种错 误印象 是相当 重要的 ，这种 
印象 的基础 是相信 社会的 不同阶 级的利 益可以 永远彼 此对立 。李 
嘉图 先生看 不出地 主的收 入增加 可能是 由于什 么原因 ，除了  “使用 
增 加的劳 动而没 有成比 例的收 益”； 他 的这种 看法是 由于在 这一点 
上他的 理论体 系不幸 狭隘， 因而斥 责地主 的利益 ，作 为总是 和社会 
的 每一个 其他阶 级的利 益对立 。① 一 方面我 们对于 地租增 加的来 
塬一直 采取一 种比较 全面的 看法， 并 曾说明 这种增 加必然 会在耕 
作集 中和改 进之后 发生， 同时我 们收集 了资料 ，使我 们能证 明这种 
令人厌 恶的学 说的不 合理。 确实 ，有 些时候 ，地主 从减 少人民 

集体 的资财 的情况 中取得 有限的 利益; 可是他 们的长 期繁荣 ，以及 

~ '  ■  ，—  "  '  "  —  ~~  "  "  /• 

① 李廉图 《 论谷物 价格低 廉对资 本的利 润的影 响>  第 20 页 《  * 这 .就 可以接 着说, 
地主的 利益总 是和社 会中个 个其他 阶级的 科益对 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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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他们在 社会中 相对地 位的那 种收入 的逐渐 提高， 必须 从比较 
有益 的和比 较丰富 的来源 取得。 

假如 有机会 从别人 的损失 中取得 偶然的 利益， 确实足 以表示 
社会中 任何一 个阶级 在和本 国同胞 永远敌 对中可 以得到 利益的 
话， 李嘉图 先生， 为了可 以前后 一致和 公道， 应该 把他所 谴责的 
范 围说得 比较广 泛一些 ，把资 本家和 工人包 括在内 ，因 为不 能否认 
他们有 时候也 各有和 社会中 其他人 的利益 相反的 利益， 以 及利润 
减低可 能使工 资增加 ，工资 减少可 能使利 润增多 ，正 如侵占 生产阶 
级的收 入，一 定可以 使地租 提高。 可是 ，假如 我们因 此就一 本正经 
地争 辩说， 社会 中所有 的不同 阶级的 利益都 是经常 地和永 久地彼 
此对立 ，这种 结论也 会引起 非常慎 重的研 究者的 怀疑。 事实是 ，各 
个阶级 能够因 其他阶 级的不 景气而 获得的 繁荣， 由于自 然规律 ，是 
有限的 和不牢 靠的。 各 个阶级 可以从 财富增 加的来 源中取 得的利 
益 （大 家共 同的或 者至少 不对任 何人有 害〉， 是安全 以及推 进到超 
过我 们的经 验或者 计谋的 范围。 并且 ，在 这方面 ，地 主的社 会地位 
和 构成国 家的那 些其他 阶级的 社会地 位没有 差别。 

任 何一个 阶级的 收入增 加时， 这 种增加 可能总 是由于 两种原 
因：第 一， 由于侵 占某一 个其他 阶级的 收入， 国家的 总收入 仍然是 
原来 那样; 或 者第二 ，由 于生产 增加， 结果所 有的其 他阶级 的收入 
都不 受影响 ，对 全国的 总收入 提供了 一种净 增加。 

我们 稍微考 虑一下 ，就 会看出 ，只 有在最 后也是 最有利 的情况 
下， 任 何阶级 的收入 才能在 国家的 发展中 和 稳定地 增加。 
我们 将首先 就工人 和资本 家来说 ，然后 再就地 主来说 ，探索 这一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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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知道 ，一个 国家的 人民的 生产能 力没有 变动时 ，工 资可以 
在损 害利润 的情况 下有所 增加; 或者 ，在另 一方面 ，随 着全体 人民生 
产能力 的进步 ，工 资可 以增加 ，而 利润并 未减少 。生产 能力无 变动, 
我 们已经 有机会 说明了 工资率 方面多 么小的 一点増 加会产 生相当 
大 的利润 下降; 并且 我们已 经看到 ，①假 设使用 的资本 的数目 5 倍 
于 所付出 的工资 ，在每 10 先 令的工 资上加 添仅仅 1 先令， 就会把 
利润从 12% 降低到 10%。 在世界 的平常 状态下 ，由 于这 种影响 ，工 
资很 快就会 不可能 进一步 上涨。 在任 何一个 国家， 在这种 发展的 
过程中 ，远在 利润率 还没有 被减低 到它的 实际数 目的一 半以前 ，资 
本就 会外流 ，就 业减少 ，工 资停止 上涨。 可是 ，如 果工资 率提高 ，同 
时生 产能力 有相应 的或者 较大的 增加， 这种 工资率 增高可 以无限 
制地继 续下去 ，利 润率不 会减低 (可 能还会 增高) ，资 本家的 收入也 
不会 减少； 而只有 在人类 的生产 能力已 经达到 极限时 才需要 停止。 
那末 ，没 有疑问 ，工 人的工 资由于 损害资 本家的 利润而 增加， 对工 
人只 是一种 短暂的 利益。 可是 工人的 利益和 资本家 的利益 因此不 
是永久 对立的 ，因为 ，工 人的繁 荣兴旺 ，如果 要经久 和进展 ，只 能在 
与雇主 的未减 少的资 财和收 入完全 相称的 情况下 存在。 

同样地 ，劳动 的生产 能力无 变动时 ，利润 率可以 由于工 资减少 
而 增高， 因 此资本 家在劳 动阶级 的不景 气中得 到短暂 的利益 。可 
是上 帝的安 排却是 这样， 使得 他们的 重大的 和永久 的利益 不能建 
立 在这样 令人沮 丧的基 础上。 随着全 体人民 的贫穷 和堕落 开始发 
展， 劳动 阶级的 生产能 力以及 (超 过一 定的程 度后) 财产的 安全就 


① 参阅 本书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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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这些 影响的 第一种 的例子 在东欧 的农奴 方面， 后一 种的例 
子在 爱尔兰 方面。 农奴 干的劳 动仅仅 是工资 高的自 由民的 劳动量 
的 1/3; 爱尔兰 小农， 在低 工资的 待遇下 工作也 不见得 较好， 如果 
和英国 的小农 或者和 他自己 在情绪 较好的 时候比 较来说 ^ 可是在 


生产能 力方面 2/3 的 差别， 单 是这一 点就足 以抵补 欧洲报 酬最好 
的和报 酬最坏 的工人 各自的 工资率 方面的 差别。 那 时候英 国资本 
家根据 德国的 或者爱 尔兰的 工资率 来设置 ，就 会受到 损失， 假如他 
们 的工人 要由一 批处于 真正堕 落状态 的萎靡 不振的 效率低 得像德 
国 农民或 者爱尔 兰小农 那样的 人来替 代的话 。然而 ，劳 动阶 级的工 
作效率 低也不 是唯一 的情况 ，它 使得 低微的 和日益 减少的 工资不 
利于 资本家 的长期 兴旺。 大 量辅助 资本的 积累， 在 一个堕 落的和 
骚乱的 人口中 不能不 受打扰 地继续 下去； 资 本家们 本身的 比较收 
入 ，以及 他们的 地位和 对社会 的影响 ，正 是倚 靠这种 资本的 大童积 
累。 在英国 ，利润 低而工 资髙, 可是世 界上没 有一处 的资本 家构成 
这样 兴旺的 和重要 的一个 集团。 他们 的收入 超过土 地拥有 者的收 
入 ，并至 少和劳 动工资 的半数 相等。 如 果英国 的工资 被压低 ，直到 
工人 的状况 接近爱 尔兰人 ，那末 ，他们 的不满 和骚乱 不安， 加上勉 
强 做的和 效率低 的工作 习惯， 会使得 在这里 使用现 今生产 中所用 
的那 大最资 本既无 利可图 ，又 不安全 ，并且 ，那 时候, 尽管利 润率增 
髙， 所得利 润的实 质以及 资本所 有者的 收入、 影响和 比较重 要性， 
—定 缩小到 比较更 象其他 国家的 程度。 因此， 虽然 资本家 可以从 
工人 的损失 中获得 短暂的 利益， 然而 他们永 久的繁 荣不能 建立在 
这 样的基 础上。 要在财 富日益 增多的 历程中 稳妥地 前进， 他们周 
围的 工人必 须是贫 穷和堕 落还没 有把他 们变成 无用的 生 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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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危险的 邻居。 资本家 和工人 的利益 ，尽管 有时候 明显地 对立, 
就长期 来说， 基 本上是 完全协 调的。 一个阶 级的兴 旺是符 合另一 
个 阶级的 利益的 ，它自 己的收 入增加 ，应 该完 全从本 国产业 的生产 
能力 增加中 取得。 

在这 方面， 地主的 情况和 工人及 资本家 的情况 相似。 他们可 
以 从社会 的其余 部分的 不景气 中擭取 短暂的 利益， 可是他 们不能 
不 受天道 的公正 和仁慈 的法则 的影响 ，这 种法则 的作用 ，使 得任何 
阶 级的收 入方面 以剥削 别人为 基础的 一切増 长转瞬 即逝， 并有一 
定的 限度， 它只 有在一 个部分 的繁荣 和全国 各部分 的繁荣 携手并 
进时 ，人们 的事业 才可以 稳定地 和无限 地发展 。完全 是把以 前由生 
产阶级 享受的 一部分 产品转 移给地 主的那 种地租 增长， 一 定减少 
(假 如没有 这种转 移时) 工资 和利 润合在 一起的 数目。 李嘉 图先生 
和 他的学 派认为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生 产阶级 的收入 会确实 比以前 
较少， 归于一 定数童 的资本 和劳动 的原产 品数量 的减少 ，不 能由非 
农 业旁动 的成果 的增多 来抵补 ，并 且他们 进一步 争辩说 ，这 种减少 
—定全 部落在 劳工的 雇主们 身上, 并减低 利润率 ，这 种利润 率他们 
认 为一定 随着土 地上最 后使用 的资本 所得的 报醐方 面每一 变动而 
变动， 他们说 利润率 完全决 定于资 本的这 种报酬 。① 假如我 们承认 
对问题 的这种 看法， 立刻就 会明显 ，地 主们可 以从这 种原因 得到的 
利 益多么 有限。 如果 ，在 彼此容 易交往 的不同 国家中 ，已经 确立了 
—种通 常的利 润率， 在 任何一 个国家 中减低 利润率 的任何 特殊原 
因， 就会 驱使资 本流到 ，其他 的国家 。 英国的 利润率 稳定在 比一些 


① 李廉困 ，第 118、128 页。 参阅以 前在第 261 页 注中引 用的一 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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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 国家的 利润率 略低的 一点， 可是 如果这 个标准 被压到 这个低 
点 以下， 我们根 据经验 知道资 本开始 很快地 外流。 因此， 在 一个只 
能产 生非常 有限的 效果的 很短时 期内， 必须 使仅仅 以利润 不断降 
低为 基础的 地租上 涨完全 停止。 一个 地租不 断增加 的国家 的地主 
很怏 就会变 得无关 重要， 假如 这是他 们可能 赖以增 加收入 的唯一 
来源 ，而所 有的其 他阶级 的人数 和财富 在他们 周围不 断增长 。 

然而， 要更 清楚地 看出地 主的收 入增加 的真正 来源及 人民的 
繁荣兴 旺和没 有减少 的财富 是完全 可以共 存的， 我 们切不 可把自 
己局限 于这样 不完善 的地租 增加的 原因的 看法。 生 产阶级 在产量 
中的份 额减少 ，我 们必 须再说 一遍， 确实是 一种可 能的， 可 是同样 
确 实地只 是地主 的收入 増加的 一种有 限的和 很少有 来源， 他们的 
资 財逐渐 增加， 和 社会的 其他部 门的财 富齐步 前进, 这种增 加来自 
更旺 盛的和 更丰裕 的源泉 。 

我们已 经看到 ，资本 的累积 和集中 ，以及 随着人 类的力 量和技 
能 增进而 效率逐 渐增加 ，是 地租大 量増加 的原因 ，这 种增加 的经常 
作用， 是 由调节 大地的 生产能 力以及 文明国 家在耕 作技术 方面的 
进步 的同样 法则确 定的。 可是 人们不 能合理 地期望 在一群 人口中 
资 本会增 加或者 农业的 科学和 能力会 增加， 如果在 人数增 加的每 
一 步都有 地主方 面侵犯 耕种者 阶级的 利益。 以这样 一神侵 犯为基 
础的地 租增长 ，如果 对人民 有害, 对土地 所有者 的收入 的发展 ，也 
是同样 的不利 ，它为 他们提 供一种 短暂的 和有限 的利润 ，另 —方面 
却打破 关于大 的和持 久的改 进的希 望3 在考 察各种 不同等 级的小 
农 地租时 ，我们 看到当 这些地 租持续 存在时 ，耕 种者 的意气 消沉阻 
止了在 租佃方 式下那 些改革 的进展 ，这 些方式 ，地主 们的生 活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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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 益要求 根据社 会能够 适合的 程度， 尽快 完成。 当资本 家作为 
一种性 质截然 不同的 角色出 场时， 显然对 地主有 利的是 ，每 一处土 
地都 受到国 家财富 能够供 给的全 部辅助 资本的 利益， 这些 辅助资 
本由于 智慧、 知识 和经验 创造的 技术和 能力而 越来效 率越高 。这 
些是地 租增高 的来源 ，其 中不含 有停滞 和衰朽 的原因 ，并且 能无限 
期地 继续支 持地主 阶级的 收入和 势力， 虽然 其他阶 级的人 数正在 
他 们周围 增加得 很快。 当地租 增长的 这些有 益的原 因起着 作用的 
时候 ，国家 的力童 和财富 ，我 们已 经看到 ，一定 在发展 ，领土 一定能 
养活 较多的 人口， 以及 那较多 人口的 资本和 收入一 定得到 相当多 
的自然 增益。 因此 ，对地 主的持 续繁荣 非常重 要的那 些条件 ，也能 
导致国 家的财 富和力 童不断 增加。 他 们可能 从贫苦 人民活 命之资 
中 榨取的 一点点 东西， 损害他 们自己 将来保 持收入 长期地 逐渐增 
加 的前景 ，不下 于同样 的利得 对生产 阶级的 损害。 那末 ，像 社会的 
其 他阶级 那样， 他们对 减少那 些和他 们分享 土地的 产物的 人的收 
入有一 种利害 关系。 也像 一切其 他阶级 那样， 他们 从这种 减少中 
所得的 利益是 有限的 、微少 的和暂 时的； 另一 方面， 他们的 繁荣兴 
旺 的永久 性和充 分发展 ，只有 在和广 大人民 的财富 、力 量和 技能的 
发 展携手 并进时 才可能 巩固。 

因此， 假定 在地主 有时候 会在有 限的一 些利益 上和构 成国家 
的 其他集 团的利 益对立 这一事 实方面 有任何 特殊的 地方， 是一种 
错误。 还 有一种 更严重 得多的 错误, 使得人 们宣扬 他们的 问题形 
成上 帝的一 般规则 的一个 例外， 它使 得社会 的任何 一个阶 级能牺 
牲别人 而取得 的一切 利益毫 无效果 和迅即 消逝， 只 有他们 没有和 
全 体人口 共有的 繁荣的 來源， 他们构 成一个 使人难 受的独 特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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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在全 国的产 业和财 富逐步 发展中 ，除 了和 人类中 一切其 余的人 
敌 对的利 益而外 ，没有 其他的 利益。 

那末 ，我 们已经 看到， 地租增 长可以 是由于 '最近 一次用 在土地 
上的资 本对生 产阶级 的报酬 减少， 接 着又把 旧土地 的产品 的一部 
分转移 给地主 ，足 够使生 产阶级 在所有 的耕地 上分得 的份额 均等， 
这样 产生的 地租不 増加总 的全国 收入， 它使 得工资 和利润 加在一 
起 的数目 比较少 ，就是 ，少 于假 如对农 业资本 的报酬 没有减 少的数 
目 ，工资 和利润 加在一 起的数 目不一 定会跟 着减少 ，因 为社 会的非 
农业部 分的日 益 增多的 生产能 力可以 抵补或 者超过 抵补农 业劳动 
的日益 低减的 能力。 地 租上涨 的这一 原因， 不像首 先考察 的那两 
种原因 ，随着 一些国 家的财 富和人 数增加 而不断 地发生 作用； 它在 
地租增 长中的 存在和 影响， 没有被 通常提 到的那 些情况 所证实 ，作 
为它在 起作用 的最靠 得住的 迹象； 在非 农业阶 级的; ^对人 数一直 
在 增加的 场合， 或 者地主 取得的 产品的 比例没 有增加 的场合 ，就 
有强有 力的和 有决定 性的理 由可以 认为， 这 个原因 对一个 国家的 
地 租方面 的任何 增多完 全没有 帮助。 最后， 虽 然地租 发生于 这个/ 
特殊来 源对国 家是有 害的， 地 主的一 般利益 并不因 此就和 人民的 
产 业与财 富的发 展是敌 对的， 因为他 们的不 断繁荣 总是建 立在其 
他的基 础上。 

我们引 用了一 些事实 和理由 来说明 ，“使 用额外 的劳动 而没有 
成比 例的收 益”， 实际 上在提 髙我们 自己国 家的地 租方面 没有贡 
献， 我 们指出 ，虽然 ，严格 地说， 那是 地主收 入增加 的一种 可能的 
来源 ，但不 是像确 实做到 效率较 高和全 面的耕 种那样 ，是这 种收入 
增加的 经常的 和必要 的来源 ，只 须农场 主团体 的财富 、技术 和工作 


208 


第一卷 地租 


是 发展进 步的。 

我们 意识到 ，关 于地租 可能上 涨的这 种独特 的起源 ，已 经讲得 
似乎 太长， 超 过它的 相对重 要性所 需要的 程度。 其 所以这 样做的 


理由， 已 经有所 提示。 最后耕 种的土 地的肥 力低减 对地租 发展的 
影响 ，以及 整个人 口的利 益受这 种过程 影响的 情况， 晚近引 起了许 
多古怪 的和十 分关切 的注意 ，成 为很多 谬误的 理论和 轻率的 推测。 
爱德华 •.韦 斯 特备士 和马尔 萨斯先 生曾经 指出， 农 业国家 中实际 
耕种的 土地质 量大不 相同， 有 些土地 上原产 品的实 际价格 勉强够 
付 按通常 利润率 计算的 耕种的 成本， 而在 其他、 一些土 地上， 同样的 
价 格在偿 付上述 成本以 外还有 剩余可 以缴纳 地租。 了解这 一事实 

以后， 就 可以看 出原产 品的相 对价值 不是决 定于平 均生产 成本， 

*  •  •  * 

而是决 定于生 产某一 部分的 成本; 要取 得实际 的供给 ，就必 须保持 
实际的 价格， 并且不 可减少 ，即 使为了 较优土 地而付 的地租 被放弃 
给佃户 ，或 者停止 存在。 也可以 看出, 使得耕 种所用 的次等 土地费 
钱更多 的任何 情况， 不会减 少地租 ，而是 会提高 价格， 因为 不产生 
地租的 耕种者 必须得 到他们 的成本 和利润 ，否则 供给就 会没有 ，价 
格 也会由 于这个 原因而 上涨。 这些 事实的 发展， 很 清楚地 说明了 
那 些决定 原产品 的交换 价值的 情况， 以及赋 税的影 响和最 终落在 
什 么人的 身上； 此外并 展开了 对那些 问题的 许多新 看法。 或许不 
足为奇 ，上 面提到 的两位 著作家 ，在 发现的 最初热 情中， 不 由自主 
地要 把他们 正在引 起公众 注意的 那些事 实的结 果过分 扩大， 超出 
以 后一些 比较全 面的探 讨认为 适当的 范围。 因此， 爱德华 爵士和 
马 尔萨斯 先生两 人指出 ，当耕 作范围 扩大时 ，用 在质 童不同 的土地 
上 的资本 产生很 不均等 的收益 ，然 后他们 有时候 会假定 ，在 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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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 每 次用在 土地上 的増加 资本所 产生的 收益一 定比前 一批增 

加资 本的收 益较少 - 种 独特的 和大不 相同的 说法; 完 全没有 

根据， 如果 和用于 开发旧 土地的 力量所 用的资 本相对 来看； 并 
且， 这种 说法， 如果只 限于投 放在新 的和较 差的土 地上的 资本来 
说, 完全没 有考虑 到人类 能力的 发展。 这种假 定之不 合理， 已经有 
人 指出。 然而 ，在 爱德华 _ 韦斯 特爵士 和马尔 萨斯先 生的论 文里， 
这些意 见仅仅 是对一 项重要 真理的 后果的 夸张， 没 有经过 充分筛 
选就向 全世界 提岀。 当这些 意见被 李嘉图 先生采 用时， 它 们不幸 
成为一 种广泛 的政治 哲学体 系的唯 一基础 ，包括 地租、 工资、 利润 
和陚税 的整个 学科， 试 图在从 这种基 础上引 伸出来 的一系 列逻辑 
推理 中说明 在国家 的发展 中调节 社会不 同阶级 的收入 的 一切原 
因 。① 证明每 一种其 他表面 上的原 因都是 虚幻的 ，对 于确立 这种体 
系当 然有此 必要。 因此 试图否 认土地 上资本 积累以 后产品 的普遍 
增加 可能提 高地租 ，或者 对地主 有益， 除非其 中的 一 部分资 本的收 
益 不减， 以及生 产阶级 所得的 份额不 减少。 因此他 又同样 地试图 
证明各 种农业 改进， 甚 至那些 能减少 产品的 生产费 用的改 进也暂 
时 对地主 的利益 有害， 要到支 配价格 的在土 地上取 得产品 的成本 


① “在论 述资本 的利润 问题时 ? 必须 考虑那 些澜节 地租的 增减的 原则； 由于， 我们 
会 看到， 地租和 科润相 互之间 有很密 切的关 系”。 李嘉图 ，《 论谷物 价低对 资本的 利润的 
影响 >的 绪论， 第 1 页。 “资本 的一般 利润亨 今决定 于土地 上使用 的最后 一部分 资本的 
利润 •”李 嘉图， 同上书 ，第 20 页。 可是我 ki 可以 最使人 满意地 证明， 在每一 个不受 
工 资高低 的影响 、財富 和人口 不断增 坤的社 会中， 一般利 润一定 降低， 除 非农业 方面有 
所 改进， 或者 可以用 比较低 廉的价 格输入 谷物。 这 似乎是 人们说 过的能 调节地 租的发 
展的 那些原 则的必 然结果 李裹图 ，同 上书， 第 22 页❶ 可是那 些有点 _ 悉李裹 图先生 
著 作的人 ，将不 霱要引 用原文 对他们 证明， 怎 样他的 关于地 租的一 项特殊 起坩的 概念可 
以作 为他们 关于财 寘的分 配的一 切理论 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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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 增加的 时候， 这些改 a 才开 始对他 们有益 。①从 一种看 不到可 
能 增加地 主的收 入而不 一定需 要相应 地减少 生产阶 级的收 入的理 
论体系 出发， 结 论就必 然是地 主的利 益和社 会其他 阶级的 利益处 
于永远 敌对的 状态。 这种 悲观的 结论， 再加 上同一 学派的 某些其 
他的 错误， 就显 得更加 阴暗。 既然从 日益增 如的非 农业工 作的力 
童被 忽视了 ，农业 劳动和 资本方 面的拫 酬减少 ，引起 生产阶 级的收 
入可能 减少。 据他 们说， 在人 们试图 增多从 自己的 土地上 取得的 
产 品时， 可 能会引 起这种 收入的 减少。 工人 所得的 份额， 他们相 
信 ，是 没有变 化的， 除了在 一些短 时期内 ，因此 ，生产 阶级的 收入减 
少， 一定单 独地影 响利润 率3 可是既 然他们 假设人 民在无 论什么 
情 况下都 是单独 由积累 的资本 养活， 资本是 完全从 利润中 积累起 
来的， 利润所 有人的 积累能 力要决 定于巧 巧乎， 所 以每次 利润乎 
下降， 全国 的积累 能力就 》 少, 为 曰益增 i  A  a  口 提 供生活 A 
唯 一手段 就受到 严重的 控制。 这些各 式各样 的情况 ，没 有一种 
不是薄 处雄成 者完全 虚假的 ？ 可是对 那些自 有一种 关于这 些情况 
的真相 [Hit 见的人 来说， 那 种以为 每次地 _ 增加都 表示农 业给生 
产阶级 产生的 收益方 面有相 应的* 少这 一重大 的原始 错误， 似乎 
立 刻导鉍 论 ，认为 在地租 增长的 每一步 ，国家 繁荣的 因素被 
削弱 ，社会 中其他 阶级受 到相应 的损失 和困苦 。这些 观点包 含在李 

① “如果 ，由 于采 用芜青 耕作法 ，或 者由于 便用一 种效力 较大的 肥料， 我能 用较少 
的资 本取得 同样的 产量， 我将呼 坪地租 ，李 嘉田， （ 论政治 经济学 >  第 2 版 ，第 68 页 。对 
这 段饪话 的参考 资料， 不知放 里 去了， 否则会 早已引 用的。 李嘉® 先生接 下去又 
说， 在他偎 设的情 况下， 土地 必然会 被停止 耕种， “并 且一个 不同的 和生产 力较大 的部分 
将是那 个会形 成供别 人评论 的标准 。” 读者 已经# 到 （第 240 页>  芜靑耕 作法的 采用和 
随着人 口增多 而逐渐 发展， 怎 祥实际 上提高 了英国 很大一 茚分的 地租， 并且 把耕神 ■扩 
充到以 前未耕 的土地 I 其中 许多的 也锹地 h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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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先 生著作 中许多 引人注 目的语 句里， 这 些话构 成一种 由他创 
立而由 一些接 受他的 观点的 其他人 加工完 成的学 说体系 的框架 。 
那些不 怕麻烦 、愿 意査阅 他的著 作的人 ，将发 现他在 不同的 辞句里 
(其 中有 些已经 引用） 宣称， 增 加的地 租都不 是出于 在土地 上创造 
的额 外财富 ，而是 由于把 以前存 在的财 富转移 到地主 手里， 地租总 
是出于 把额外 资本在 收益减 少的条 件下应 用到农 业上， 凡 是不改 

S 

变耕地 的相对 肥力的 东西， 都不 能增加 地租。 农业 方面的 改进不 
增 加地租 ，① 这种改 进至少 暂时压 低地租 ，并 减少地 主的财 力和他 
们的纳 税能力 等等; 增长 的地租 ，不增 多一个 国家的 资源， 地租方 
面的每 次增加 仅仅是 价值的 转移， 只对地 主有利 ，而 比例地 对消费 
者 有损; 并且， 最后， 地 主的利 益总是 和社会 中每个 其他阶 级的利 

鲁  争 

益 对立的 。② 产生 这些情 况的那 种错误 观点， 没有疑 问是由 于不完 
善的 观察和 轻率的 推理; 没 有任何 理由可 以相信 ，这些 观点是 出于/ 
恶意, k 者散布 出来要 造成危 害的。 可是 ，不 管产生 虚伪的 政治理 
论 的那种 哲学是 多么平 静和毫 无恶意 ，那些 理论一 经传出 ，在 世界 
上流行 ，就 必然要 接触到 偏见和 激情, 这两者 把它们 变成很 严重的 
错觉的 根源。 关于地 主阶级 的繁荣 根源的 错误观 点和愤 激情绪 
(像 晚近在 英国流 行的那 样）， 有双重 的不良 影响。 它们使 得人们 
以妒 忌的和 气愤的 眼光看 着地主 的收入 增加， 这种 收入增 加实际 
上只 是国家 资源方 面一种 重要的 和非常 可取的 增益。 当关 于措施 
的讨 论已经 出现的 时候， 那些 同样的 锫误观 点和情 绪显然 首先使 
得 一方牢 骚愤怒 ，然后 使得另 一方好 像自卫 似的， 猜疑和 反对。 

①  也参阅 麦克库 洛赫的 著作中 关于这 一点的 议论。 

②  “所 以是， 地主 的利益 总是和 社会中 每个其 他阶级 的利益 对立的 。”李 蕞 图， 

« 论谷 物价格 低廉对 资本的 利網的 影响） 一文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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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农 场主地 租概述 

这种地 租几乎 是单独 在英国 普遍流 行的， 这一 事实就 使它应 
该受到 认真的 注意。 它应 该受到 注意， 还有 另一个 原因。 有迹象 
表明， 欧 洲的国 家或早 或迟总 要全部 或者至 少部分 地发展 到一种 
类似的 制度; 这种 迹象有 的模糊 ，有的 明显， 可是在 许多国 家中可 
以看 得出。 我们 已经说 明了为 什么相 信它们 走向这 种制度 的进展 
总的来 说是很 慢的； 可是 仍然同 样确实 的是， 农场主 地租盛 行的那 
些国家 的成分 和潜力 ，人们 必须了 解清楚 ，如 果我们 要彻底 理解或 
者我们 自己国 家的特 殊经济 情况， 或 者我们 邻国的 未来发 展的可 
能 方向和 性质。 在我 们致力 于这项 工作的 时候， 当 然要明 智地避 
免重 犯一种 错误， 那曾 使许多 以往的 著作家 看不清 一些更 可以广 
泛应用 的真理 :这使 得他们 在根据 他们自 己特有 的情况 推-时 ，有 
时候 会完全 忽略那 些比较 粗略的 和比较 流行的 体系， 其结 果决定 
人 类最大 一部分 的命运 和生活 状况； 其他 的时候 ，在 不完善 的类比 
的 掩盖下 ，把本 质上不 同的事 物和情 况混淆 起来， 由 于乱用 一般的 
名词 以及随 便地根 据这些 类比来 推论， 使得 这些类 比更加 令人迷 
惑。 

我们 大家， 作为英 国人， 有时候 不知不 觉地比 较容易 犯这些 
错误， 我 们太容 易轻率 地考虑 我们作 为一切 其他人 的典型 而存在 
的那个 社会的 状况， 并 且这种 狭溢的 和错误 的假设 必然是 大量无 
知 和许多 错误的 根源。 事 实上， 英国 处于许 多国家 的经济 历程的 
极端 和边缘 ，就这 个历程 已经有 人了解 的来说 ，在任 何其他 值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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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 社会还 未达到 的一点 ，这一 点已经 使它处 于一种 地位， 即使不 
是较 为可取 ，也是 和其他 社会的 地位大 不相同 。® 我们 看到， 这里 
的人 在农业 以及人 类工作 的一切 其他部 门中， 使用 他们有 责任应 
用 的世代 相传的 本领和 新发明 积累起 来大量 资财， 帮助他 们的天 
賦 的生产 能力， 以便 逐渐地 可是不 断地 増加现 有人类 的生产 能力。 
这种 资本以 及它在 每次应 用到农 业技术 方面所 造成的 力量， 使得 
土 地能养 活的全 部人口  3 倍于耕 种者的 数目。 积累 起来的 庞大力 
童的所 有人， 他们本 身维持 并雇用 全部劳 动人口 。② 土地所 有人已 
经不 是只能 或者是 和平时 期的统 治者， 或者是 战争中 的领袖 ，并且 
不是 任何一 部分人 口的直 接生活 来源。 国家受 收入的 影晌， 就像 
受制度 的支配 一样， 在 计算收 入中土 地所有 人仅仅 作为一 个部分 
出现。 国家的 领土和 土地所 有人的 地产， 当 然保持 和原来 完全同 
样的 范围， 而完全 与土地 没有关 系的各 种阶级 的财富 ，几乎 是无限 
制地 增加. 同 时土地 所有人 的财产 没有变 动吗？ 他 们逐渐 变成无 
足轻 重吗？ 他 们在社 会里已 经不处 于有甩 的和显 著的地 位吗？ 这些 
情况 都没有 发生。 由于地 球的一 部分物 质构造 的结果 （人 类社会 
不 可能逃 避这些 结果的 影响， 即 使他们 竟然希 望可能 逃避） ，地主 
阶级 保存一 种有益 的和改 变了的 、虽然 不再是 独有的 影响; 这个阶 
级的成 员仍然 是社会 的重要 成分。 在 这个社 会里他 们已经 不处于 
统治地 位<>  由于 耕种者 的知识 和技术 发现了 方法， 可以把 社会里 


①  也许 我应该 把那碧 “低地 国家” 除外, 可是我 今后将 有机会 说明， 虽然农 场主地 
租在那 些国家 广泛地 流行， 这 种地租 的经济 地位仍 然和英 国的农 场主地 租的地 位大不 
相同。 

②  当然不 包括低 我的讣 役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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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益 增多的 资本中 适当的 一部分 用于使 土地的 潜力发 生作用 ，以 
及扩展 维持一 个发展 中国家 的资料 ，一种 新的地 租单独 地流行 。这 
样用 上去的 新力量 ，从较 好的土 地上取 得较大 的结果 ，产生 出一项 
资金, 它既不 构成耕 种土地 的工人 的普通 报鲷的 一部分 ，也 不构成 
那 些养活 、指 导和帮 助他们 的资本 家的报 廟的一 部分, 并且， 一旦 
和这项 资金打 成一片 （我 们已 经看到 这项资 金的发 展和数 目是很 
不明确 的〉， 地主 的收入 随着国 家的资 源增进 而不断 发展。 就这 
样, 大地表 层的不 同部分 的生产 能力的 不相等 ，在人 类的农 业劳动 
开始 时对地 租的起 源或者 形式不 发生看 得出的 影响， 对地 租变化 
的影响 也很少 ，但最 后显示 它的独 特的重 要性， 这种 重要性 本身， 
在 各国的 已经成 熟的和 有了改 进的发 展中， 就足以 为地主 阶级取 
得收 入方面 稳定的 和必要 的增加 ，虽然 是有限 的和无 害的。 

我 们已经 看出这 种观念 的绝对 错误， 它 认为这 种发展 的每一 
步都 会使支 配价格 的土地 生产力 轉低， 或者 结果会 给社会 的任何 
阶 级的资 财带来 压力。 

关于英 B 的实 际地位 方面某 些情％ 的童见 

在评 述农场 主地租 这个问 题中， 不容易 (或 许也不 适宜) 避免 
用一神 广泛的 和抽象 的观点 来结束 对这种 地租的 研究， 为 了要把 
这 项研究 中得出 的原理 应用于 英国的 情况， 以及应 用于这 些情况 
的 特殊性 ，并有 意要尽 可能不 涉及普 通叫做 “政治 ”的一 切事物 ，有 
几 项意见 我不能 不说。 

我们已 经看到 ，地 主阶级 的不断 发展， 决定 于农业 资本家 (农 
场主〉 的日益 增多的 财富和 不断进 步的技 术^ 农业 方面每 一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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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每一 项改进 ，耕 作技 艺中引 进的每 一部新 力量， 如果普 遍地采 
用， 通过对 各处地 面上产 生的不 同效果 ，没有 一样不 增加地 租的总 
体。 农场主 的财产 和精力 以及思 想活动 ，是地 主的主 要支柱 ，唯一 
的永 久性的 依靠。 凡是 减少这 些耕作 代理人 的资财 、安全 ，或 者希 
望和 活力的 情况， 一定相 应地有 害于土 地所有 人的最 大利益 。我 
认为 ，没有 疑问, 假如和 平以来 所发生 的变化 和波动 没有削 弱农场 
主的财 力和挫 伤他们 的创业 精神， 他 们通过 把改良 的耕作 方法推 
广到那 些还没 有受到 影响的 大地区 ，以 及力童 和技艺 的不断 进步， 
—定已 经产生 了大童 的产品 地租， 这份 地租现 今是不 存在的 。这 
种 产品地 租的不 存在， 没有疑 问对地 主们是 一种严 重的和 无缘无 
故的 不幸， 或许是 他们所 经历的 最大的 不幸， 因为， 假如这 种不幸 
没有 发生, 尽管国 家的情 况有一 些变化 ，他们 的收入 可能已 经被提 
高到 有些像 以前的 水平。 

可是， 当开 发土地 潜力的 全国性 发展由 于农场 主贫困 和灰心 
而受到 阻碍和 干扰时 ，受 害的不 仅仅是 地主。 非农业 阶级也 要轮到 
受害 ，其受 害的情 况和程 度同样 可怕， 因为不 容易精 确地探 索它在 
发展和 传播中 的损失 ，或 者估量 损失的 确数。 可能, 在扣除 他们自 
$ 消费 的数量 以后， 农 业工作 者和非 农业工 作者交 换的产 品的价 
值 不少于 100  000  000。 这一事 实很可 以说明 国家的 两个重 要阶级 
的相互 依存。 假设农 场主们 因为害 怕损失 和担心 ，从 耕作任 务中减 
去年度 费用的 I/4。 这 种过程 ，凡是 熟悉农 村业务 的都知 道可以 
悄悄地 和使人 几乎感 觉不到 地实行 ，只 须使用 较少的 劳动力 ，或者 
在种种 方面农 活的质 量不那 么髙。 假 如接着 生产又 相应地 减少， 
结果 农业工 作者和 非农业 工作者 之间的 国内® 易同样 地减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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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后 一种人 的工作 的产品 的需求 方面的 减少， 将 大大地 超过与 
需求 的减少 相等， 这一 情况会 在国家 全部对 外贸易 的一半 被破坏 
以后 发生。 我不说 这样的 情况曾 经发生 过或者 很可能 发生， 虽然 
我 听说某 些值得 我们注 意的人 在这个 问题上 表示过 一些激 烈的意 
见 ，可 是一种 比这个 小得多 的影晌 ，没 有问题 会起过 等于我 们的出 
口 贸易的 最重要 部门突 然完全 停顿的 影响， 并 且,. 甚至一 种比这 
更大的 影晌， 肯 定会在 对农场 主的资 财受到 任何突 然的和 粗暴的 
攻 击以后 发生。 国内 需求方 面任何 减少的 结果， 会 分布在 一个较 
大的 表面上 ，因此 在任何 一点上 人们不 会那么 强烈地 感觉到 ，不 会. 
造成那 么集中 的意见 不和， 像 同样程 度的减 少单独 在出口 市场里 
使人感 觉到的 那样。 可 是假如 认为， 整个非 士业工 作者集 团的资 
源和 繁荣， 在一 种情况 卞和在 另一种 情况下 不会受 到完全 同样程 
度 的影响 ，那是 显然错 误的。 

很难不 相信， 那似 乎由于 某种不 可理解 的原因 而降临 在社会 
的许 多阶级 身上的 苦难， 是由 于这一 部分国 内需求 的难以 察觉的 
减少。 没有 疑问， 有些 人认为 国内需 求的任 何可能 的减少 可以由 
国外 需求的 扩大来 补偿。 在实 践中， 这仅仅 在一定 程度上 是确实 
的 ，可是 这个何 题会引 起讨论 ，我 们将 假定它 在任何 程度上 都是确 
实的。 但 显然国 外需求 不可能 突然被 创造出 来辑消 国内贸 易突然 
减少 的影响 ，所以 ，在这 种缩减 之后， 接着一 定会出 现一段 困难很 
大和意 气消沉 的时期 ，也 许是 灾难和 崩溃。 

那末 ，显 然对非 农业工 作者有 利的是 ，无 论国外 市场方 面发生 
什 么变化 ，国 内市场 总是兴 旺的， 因为这 是他们 的最大 的市场 ，并 
且它 不应该 变化， 因为这 种变化 一定影 响他们 自己的 繁荣。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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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 主的没 有遇到 障碍的 事业基 本上是 和地主 以及非 农业阶 级两, 
者的 繁荣有 联系的 ，这种 事业显 然一定 和国家 的繁荣 兴盛有 联系， 
任何 立法的 计划， 如果 不慎重 地避免 可能损 害农业 资本家 的财力 
或者 精神的 措施， 就不 是合理 的和明 智的。 考虑到 有那么 多的利 
益在 明智的 和慎重 的立法 结果中 结合在 一起， 在有 关农业 资本家 
的 利益的 时候， 竟 然有“ 谷物法 ”这样 的问题 存在， 这是非 常不幸 
的， 这一 法令似 乎注定 了一提 到就会 在国家 的一个 重要部 门中引 
起 一种愤 怒的和 急躁的 心情， 在另一 个部门 中则引 起非常 有害的 
畏惧和 沮丧的 情绪。 然而 ，人们 承认， 在国家 目前的 财政情 况下， 
需 要有一 种谷物 法存在 。实际 上也没 有什么 关于主 要原则 的重大 
争论 ，大 家所希 望的是 " 保障 没有特 殊的负 担”。 

可是在 这里问 题的真 正困难 开始， 农业 工作者 承受的 特殊负 
担是 什么？ 正是因 为我能 指出两 项重要 措施， 实行起 来会消 除决定 
这个 问题的 困难， 或者 无论如 何会使 得那个 困难不 是那么 重要和 
有 决定性 ，所 以我大 胆说了 这些离 开本题 的话。 

有 两种由 农备主 缴纳的 捐税， 它 们在目 前的状 态下会 继续混 
淆这个 问题， 使讨论 所涉及 的双方 都不会 满意; 这两 种捐税 是“什 
— 税”和 “济贫 税”。 这两种 捐税的 真正负 担者和 影响， 我 们将在 
讲税制 时比较 详尽地 说明。 什一 税的负 担者， 在每 一个特 殊事例 
中 ，确实 是一个 含有统 计困难 的问题 ，不 是因 为那些 使我们 能确定 
问題的 原则是 深奥的 或者模 糊的， 而是 因为在 农业人 a 的实 际地 
位 和状况 彼此不 同的国 家中， 这种捐 税的最 终负担 落在不 同的人 
的 身上。 然而, 在英国 的特殊 情况中 ，第一 ，可以 弄得非 常清楚 ，在 
当时 英国人 口的情 况下， 什一 税的用 意一定 是要它 起一种 地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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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f 第二 ，所有 的人都 同意， 不仅 什一税 的立足 点应该 是不构 
成对农 业的实 际负担 ，不 添加产 品的日 益增长 的价格 ，可是 ，还 有， 
这种 税的立 足点应 该使各 个部门 和各个 阶级的 人看得 清楚， 这不 
是什 么重的 负担， 并不造 成这样 的价格 增加。 这只 能通过 普遍的 
交换 芣做到 。 议会 中曾经 通过的 东西可 以作为 证据， 说明 教会的 
领 导人在 采纳这 种合理 的计划 方面十 分愿意 合作。 如果立 法机关 
开始这 项工作 ，对 它的益 处和重 要性有 真正的 信念, 把计划 的执行 
付托 给根据 合理观 点行事 的人， 并以 坦率的 和真诚 的协调 精神相 
处 ，工 作中很 少的一 些困难 自会迅 速消失 。关 于政治 和宗教 以及经 
济 观点上 这样一 种变化 的巨大 童要性 ，就 不须多 说了。 

济 贫法呈 现很多 比较迫 切得多 和可怕 得多的 弊病， 正 如它也 
带来 许多比 较严重 的困难 一样。 第 一 ， 济贫 法作为 一种单 纯经济 
上 坏事的 结果， 作为影 响农场 主的利 益和打 算以及 谷物的 正在增 
长的 价格， 被人大 大地低 估了。 这些法 令首先 是一种 负担， 它的直 
接和 间接的 压力, 农场主 自己很 难计算 ，因此 ，可能 他总要 夸张； 其 
次 ，这 些法令 在英国 农产品 的必要 价格上 形成一 种增添 ，比 仅仅算 
术的 演算会 使我们 认为他 们所造 成的结 果严重 得多, 严重得 很多； 
并且 ，他们 这样做 ，是 因为 他们的 压力分 布得不 相等， 最重 的还是 
落在那 些比较 贫瘠的 土地上 ，耕 作的 费用， 就长 期来说 〈从 国外输 
入的 影响来 推论〉 ，必 然决定 原产品 的平均 价格。 单 单这种 情况就 
构成十 分迫切 的理由 ，可以 试图作 出这样 的改变 ，以 便可能 消除这 
种不 自然的 和肯定 不可取 的对英 国物价 水平的 干扰。 

可是 一切单 纯经济 方面的 考虑会 真正变 为无关 紧要， 如果我 
们 把注意 力转向 这些考 虑使得 它们发 生作用 的那大 量可怕 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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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 政治上 的胡闹 。① 这 样说并 '不 过分， 就是: 他们 完全破 坏了农 
业方 面小农 阶级的 幸福， 并败 坏了他 们作为 劳工和 作为男 子的习 
惯。 这些 影响已 经非常 清楚地 表现出 来了。 农民中 最近的 骚动， 
只有 完全无 知的人 会说是 由于任 何特殊 的寘正 压迫。 产生 这些骚 
动不安 的怒气 、情绪 和幻想 ，已经 在酝酿 了一个 时期。 凡是 熟悉这 
个制 度的实 际运行 的结果 的人， 也许都 预见到 (其中 有些人 已经预 
见到） ，除 非这 个制度 被消灭 或者根 本改革 ，人 们根据 问题的 性质， 
可以 有信心 地期待 ，那 些骚动 既不是 最后的 ，也 不是最 危险的 。但 
是 ，那 些骚动 ，尽管 是有害 的和危 险的， 却仍 然是骚 动本身 从而产 
生的 那种遭 人误解 的和愤 愤不平 的心備 的唯一 的结果 和迹象 。国 
家关 于这个 问题的 立法一 直不好 ，没有 疑问应 该受到 谴责， 这方面 
的 谴责有 很大一 部分已 经转移 到执行 法律规 定的那 些人的 身上。 
但是， 肯定地 ，两方 面机关 旳工作 都不是 没有过 错的。 不适 当的法 
律奠定 了基础 ，然后 ，有 时候好 心做了 坏事， 有时候 做的是 坏事而 
同时心 意也很 有问题 ，于是 贫苦的 人逐渐 落到一 种境况 ，以 致会把 
— 切困苦 和失望 都归咎 于那些 邻人， 因为他 们发现 这些邻 人控制 
着 他们， 是他们 自己的 一切祸 福的看 得见的 来源。 当人们 处于这 
种境况 的时候 ，结 果非常 不幸, 虽然是 非常自 然的。 我们能 感到奇 
怪吗， 他们的 心情已 经变得 不愉快 ，他 们关于 合理和 不合理 的东西 
的看法 以及是 非观念 已经不 正常。 事 实是， 已经有 一段时 期在我 
国 人口的 这个阶 级传播 着一种 厌恶直 接上司 的愤怒 精神， 政治混 


①致 不是根 据什么 理论的 观点来 讲的， 而是 根据一 种切身 的和碡 实是非 常痛苦 
的 经舱。 然 i 而 ，我也 许应该 提到， 我的 个人经 验只限 于农业 工人以 及黹特 和苏塞 克斯这 
两 个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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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最 危险的 萌芽， 同 时他们 自己的 原则和 习惯已 经具有 一种特 
性 ，人们 不可能 不为之 惋惜； 这种 特性， 光远 的人不 难追溯 到一 
些 贫民本 身无法 控制的 原因； 可是这 些原因 完全没 有经过 仔细的 
分析， 不 能博得 那些必 须加以 研究的 那些人 的信任 或者好 感或者 
容忍； 因此 ，后果 是可能 增加工 人和那 些管理 工人和 管理工 人的财 
产 的人员 之间的 不信任 和恶感 ，并使 其永久 存在。 

我们 从这些 原因中 有过一 个关于 经济的 和道德 的罪恶 的关系 
的例子 。 道德上 的严重 破坏真 是无孔 不入。 劳 动工人 的诚实 、自 
尊心以 及对自 己作为 工人的 品质的 价值, 依靠品 行端正 、吃 苦耐劳 
和小心 谨慎来 改善生 活状况 的全部 希望， 惟 们对作 为父母 和子女 
相互间 的义劣 和权利 的意识 ，总之 ，一 切有助 于使人 们成为 好公民 
和好人 的感情 和习愤 ，已 经受 到腐蚀 和损害 ，或者 完全被 破坏。 

对贫民 生活状 况中这 些不幸 之事的 补救， 凡是性 质不够 全面， 
不 能给医 治所有 这些弊 病带来 一些希 望的， 都不配 称为明 智的和 
有 政治家 才能的 措施。 我不认 为人们 对这样 的一种 补救方 法需要 
灰心失 望0 为 了达到 这样的 目的， 对 配给土 地的使 用方案 已经作 
了充分 的研究 和试验 ，使 我们能 判断它 的潜在 能力。 如果, 通过对 
现行 法律作 必要的 修改， 或者制 定一些 新法律 ，使这 个方案 能有效 
地广泛 实行， 就 可以使 农业地 区不仅 能缓和 济贫法 造成的 实际压 
力和可 能发生 的危险 ，而 且能做 到必需 大力做 到的事 ，如果 要消灭 
道德上 的危害 ，也 就是， 肃清身 体健壮 的劳工 和那些 法律之 间的关 
系 ，全 部地和 永久地 肃清。 ①在此 期间， 处于 这种境 地的一 个国家 

① 我知道 ，在 这样 大的对 全国重 要的问 應上， 个人的 印象确 实并且 应该是 无关重 
要的, 可是既 然我已 经被引 导到这 个问题 ，或许 可能不 是自以 为是， 如 果我说 ，我 自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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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统治者 ，如 果抄着 手等待 出现新 情况， 那是非 常危险 的做法 。一 
些个别 努力的 缓慢的 、往 往是复 杂化的 和受到 挫折的 发展, 不可能 
导致 具有充 分力置 的广泛 结果， 可以 及时阻 止那种 道德流 行病的 
菟延 ，这种 病疫久 已在追 逐我们 的脚步 ，已 经日益 逼近。 人 们必须 
求助于 立法， 并且要 全面的 和明确 的适合 当时的 需要。 可是 （不需 
要 明说) 必 须以一 种既冷 静仁慈 ，又坚 决果断 的精神 来进行 ，并 且, 
可以 希望， 永远在 那伟大 目标的 指引下 ，增进 劳工阶 级的舒 适和幸 
福 ，作 为整个 国家的 繁荣与 安宁的 基础。 

在 这个问 题上， 我 必须再 说明, 任何 计划， 凡 是打算 取消身 
体强壮 的工人 向他们 的教区 要求救 济的权 利者， 我 会认为 它不公 
道 或者不 适宜， 如果这 项计划 不准备 使他们 不仅到 最后而 且在改 
革的 每一步 的境况 ，不仅 和现在 一样好 ，而 且是 更好。 不忘 记或者 
掩饰他 们的实 际缺点 ，我们 还是应 该记住 ，使 得他们 的比较 好的原 
则以及 在一定 程度上 他们的 肉体和 精神的 自由， 被 零星地 用来换 
取济贫 税的一 点施舍 的那种 糟糕的 制度, 不是由 他们想 出来的 ，也 
不是 他们所 希望的 ，要使 他们自 己竭力 摆脱它 的影晌 ，是做 不到的 
也是不 公平的 ，除 非他们 能清楚 地理解 ，这不 是冒险 或者损 失或者 
受苦 ，而是 给他们 提供的 利益和 报酬。 . 

可以 回忆， 什一税 和济贫 法在这 里只作 为对谷 物法有 关系的 
—般 问题 讨论过 ，并且 ，通 过那个 问題， 关系 到农业 阶级和 非农业 


究的 结果使 我深信 ，这 样一种 方案可 能被设 计出来 ，由 人们离 离兴兴 地普遒 执行， 并且, 
获得 很可取 的经济 上以及 非常重 要的道 徳上和 政治上 的效果 。 而且， 如 果在合 理的观 
点的 指引下 小心地 锕节和 执行， 期:不 必担心 这样一 种方案 的许多 好影晌 会因为 人卩原 
理的 结果而 显得美 中不足 ，或 者被伴 随而来 的寄处 所抵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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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的协调 ，以及 这两种 人对他 们共同 的和分 不开的 利益的 认识。 
那末， 更清楚 地和单 独地回 到这种 观点。 如 果我们 假设什 一税减 
轻 ，以及 济贫税 取消或 者减低 到很小 的数目 ，这 样， 农场主 在估计 
他 的特殊 负担时 就会不 感到不 明确的 压力， 不必常 常模模 糊糊地 
担心 风险和 损失， 这种 担心由 于在目 前情况 下还有 的那些 支出而 
使 人不能 心安。 这 一点做 到以后 ，或许 可以制 订税收 的标准 ，这应 
该既 是固定 的又不 太高。 在 没有做 到这样 以前， 即 使真正 公平的 
谷 物法， 恐怕在 农场主 看来也 似乎不 会给他 充分的 保障。 一方面 
那 些非农 业阶级 却会太 容易相 信谷物 法过分 地和不 公平地 增加食 
品的 价格。 这些 意见的 不断冲 突必然 会使敌 对的和 愤怒的 心情长 
期 存在， 会破坏 社会中 不同类 别和不 同阶级 之间的 信任和 坦率的 
合作 ，没有 这两者 ，在 危险时 期甚至 在和平 时期， 一 个国家 就会损 
失一半 以上的 力童。  ^ 

可是一 种固定 的和适 度的税 收永久 性地建 立起来 ，① 同时一 
方的愤 怒心情 ，和 另一方 的对变 动过分 害怕终 于消除 ，农场 主可以 
再次 开始逐 渐累积 并逐渐 找到使 用新资 本的新 方法。 扩散 和巧妙 
地使用 这种新 的耕作 资本的 结果， 前 面已经 指出。 英国仍 然为农 
业的 创业和 改进提 供广阔 的用武 之地。 人们 已经知 道的巔 好的耕 
作 方法， 还没 有扩展 到本国 地面的 很大一 部分。 当 这些方 法已经 
广泛 传播的 时候， 耕作者 的事业 仍然可 设世世 代代地 发展。 英国 
的农 业尽管 优越， 许多 迹象表 明它仍 然只是 在逐渐 接近而 远远没 
有达到 力董的 极限。 引 用机械 的或者 化学的 力量, 替代现 今所用 

① 又可 以回忆 ，我 认为什 一税的 改变方 式和济 贫法钠 变动， 是这一 搰施的 必要前 

供现今 这样在 税率方 面的通 《 ，只怕 永远不 会使任 何阶级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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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 分畜力 ，发现 新的和 比较多 产的草 和植物 ，用 犁、 锹 进行耕 


作》 逐渐 开发现 今放牧 牲畜的 土地， 生 产较大 的价值 高的作 
物 ，直 接或者 间接地 有益于 人类的 生活; 农民所 辅助人 口的许 


多 工具的 效率普 遍提高 ，所有 的这些 改进， 要逐渐 做到。 这 决不是 
奢望， 相反地 ，怀疑 其中有 许多不 久即将 实现， 或许 倒是不 符实际 
的。 

农 业获得 的这种 新力量 的一项 效果， 毫 无疑问 会是开 垦国内 
大部 分土地 中现今 不生产 的很大 一部分 ，并逐 渐施肥 ，一方 面尽力 
处 理荒地 ，和增 加旧有 土地上 的资料 和力董 ，我 们根 据过去 推测未 
来， 可以合 理地希 望农业 的力量 会增加 ，国 内的人 g 靠那已 经减少 
的 一部分 劳动人 手的辛 勤努力 就可以 维持。 我们已 经指出 （希望 
已经说 得十分 清楚） ，在 这样 一种过 程中， 地 租的总 体一定 在不断 
地 增大。 在一个 由农场 主耕作 的国家 ，随 着人民 在数目 、财富 、知 
识和 技能方 面的每 一次向 前发展 ，那拥 有土地 的集团 ，被膨 胀中的 
波 浪托住 ，会上 升到一 种地位 ，在 那里 他们的 资财和 势力能 适应全 
体居 民的新 形势。 这 种向前 发展的 原因， 根 源在于 大地的 物质构 
造。 大地 赖以维 持的物 质资源 ，对任 何阶级 都无害 ，这 些资源 ，人 
们无法 毁灭或 者使其 减少。 这些 资源的 存在和 增加， 查到 调节那 
些 不相等 的收益 的同样 可靠的 法则的 保障， 这种不 相等的 收益是 
大地 的各色 各样的 表面必 须给予 施加在 地面上 的劳动 的报嫌 [。这 
祥 ，地 主阶级 的长远 利益是 和农业 资本家 的财力 、创 业樁神 及成功 
不可分 解地结 合在一 起的。 他 们在和 個农的 交易中 暂时的 利益， 
或者在 他们和 国家的 安排中 暂时的 利益， 对 他们来 说必然 是次要 
的 目标， 有 时候仅 仅是虚 幻的。 他们这 种人的 财产、 地位，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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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 和资力 ，总是 由他们 保卫得 最好和 维护得 最好， 同时， 对于 
—切 可能搅 乱或者 阻碍国 家在财 富和技 能方面 的普遍 发 展的事 
物 ，他 们部袖 手旁观 ，只 是用他 们的个 人影响 和政治 职权， 去促进 
仅仅 是国家 政策和 财政中 那些公 正的和 温和的 制度； 因此 可能是 
稳定 的和持 久的， 并 且任听 那些促 进他们 自 己的特 殊利益 的有益 
的原 因自由 发展， 只是作 为和国 家的利 益是一 致的。 


结  论 


关 于土地 所有人 每年从 土地上 得到的 收入的 评述， 已经结 
束 。 

我们 说明了 决定那 些采取 各种形 式和具 有各种 特点的 乎年的 
数目。 我们追 灌到地 租在早 期土地 使用中 的起源 I 由 于土地 只须得 
到 人类最 粗糙的 加工， 所生产 出来的 东西就 能超过 耕作者 的最低 
生活 霱要, 由于在 农业社 会的初 期阶段 ，生活 需要使 小农必 须从事 
于耕种 土地， 因为只 有这样 他才能 挣得自 己赖 以生存 的食粮 。我们 
后来 又研究 到那些 范围比 较小的 地方的 地租， 在那 里社会 状况的 
进步 ，和引 进了一 批农业 资本家 (不是 一定要 依靠土 地维持 生活的 
人） ，已经 使地租 只能以 某一处 土地上 可以取 得的剩 余利润 为限。 
也许 正是在 这种地 方要注 意到， 似乎 还是可 以试图 把各种 地租折 
合为 这最后 的一种 地租。 有人 说过， 那些坚 决认为 地租总 是存在 
于对等 最资本 的不相 等的收 益中， 并 且仅仅 存在于 这种不 相等的 
收益 中的人 ，可能 仍然不 肯承认 ，关于 小农地 租的性 质和起 源的历 
史 是对他 n 的狭鎰 制度的 否定。 我不 应该预 期会有 这样的 一种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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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可 是我可 以想象 这是可 能的。 

在各种 個农所 付出的 劳役地 租或者 产品地 租中， 没有 疑问常 
常含有 由于某 些土地 的质量 较高而 产生的 地租。 拥 有农奴 佃户的 
地主 ，在同 样的面 积上， 从优质 土地取 得的劳 动多于 从低劣 的土地 
取得的 劳动。 印 度农民 、分成 制佃农 、或 者爱尔 兰小农 的地主 ，发 
现 优质土 地上的 产品地 租或者 货币地 租高于 质量较 差的土 地上的 
地租。 然而, 我们已 经看到 ，这 样的差 别和这 种地租 的起源 或者形 
式完 全没有 关系， 并作 为那些 缴出或 者收入 这种地 租的人 所不知 
道或者 不注意 的〜种 数量而 存在， 那 些人处 于我们 已经指 出的作 
为实际 上决定 这种地 租的变 化的那 种原因 的影响 之下。 有 一种很 
少的和 很特殊 的社会 形式， 在 这种社 会里这 样的差 别确实 为农业 
资本 家缴纳 的地租 提供一 种芷确 的计量 标准， 他们 这些人 构成租 
佃 制度的 主体。 可是 ，从这 些有限 的地区 中缴纳 的特殊 地租中 ，首 
先 要给“ 地租 ”这个 名词形 成一种 狭隘的 定义， 然后 要硬使 这个诃 
包括 土地耕 ，种者 在全面 地面上 所付的 拫酬， 这是试 图硬使 事物的 
真 相屈从 推理的 需要， 把自己 限制在 比较容 易处理 但是武 断的范 
围 以内， 这种范 围适合 我们的 需要。 这是放 弃人们 求取知 识所应 
该做的 工作， 以便可 以为一 些理论 体系编 造一种 不真实 的基础 。这 
种理论 ，尽管 他们自 称具有 普遍性 ，却必 然是空 想的和 虚伪的 ，只 
能供 他们自 我陶醉 ，并欺 骗其他 的人, 结果一 定弄得 我们完 全不了 
解 全世界 "％ 的 耕地上 地主与 佃户的 关系的 起源、 发展和 影响。 
我 希望， 关 于这一 点不需 要再说 什么。 本书 的全部 内容对 这方面 
提出 适当的 答案。 书中未 能做到 —— 假如没 有显出 的话一 一完全 
不用 那种幼 稚的方 法使推 理替代 知识， 所以 我们能 够从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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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大家 庭的经 济状况 中汲 取切合 实际的 教训。 

这种 从土地 上取得 的收入 的存在 ，在 文明的 最初期 ，构 成文明 
进 步的最 重要的 因素。 它是社 会从而 取得装 饰品和 力量的 资源。 
它 为国家 提供战 争中的 指挥者 ，以 及和平 时期的 统治者 ，创 造出有 
用的和 优美的 艺术， 直 接或间 接地产 生那种 悠闲生 活的手 段和机 
会 ，这些 是产生 文学以 及一切 积累的 和流传 下来的 知识的 根源。 

如果 地租的 存在和 普遍发 展与文 明来源 的范围 和增长 是一致 
的， 这些地 租的特 殊形式 ，对国 家以及 国家的 各种阶 级的一 切最重 
要 的显著 特征， 就会 有同样 重要的 影响。 这 也不是 仅仅在 社会初 
期的 情况。 我们已 经看到 ，除了 我们英 国以及 一、 两 个其他 国家, 
所有的 甚至世 界上那 些主要 的民族 ，仍 然是以 农业为 主的， 就是， 
它们 的勤劳 人口中 最大一 部分是 在农业 方面就 业的， 并且 我们也 
有很 好的理 由可以 认为， 它们在 这方面 的情况 将慢慢 地变化 ，如果 
会 有变化 的话。 可 是在处 于这样 地位的 国家中 (它 们构成 全世界 
居民的 多数) 所以是 ，并且 一定是 ，它们 的居民 的生产 能力， 它们的 
联 合财产 和力董 ，它 们的大 多数政 治制度 的成分 ，以 及它们 的许多 
道德 特征， 只有 先彻底 研究由 于这些 人口生 存在自 己占有 的土地 
上 因而产 生并继 续保持 的习惯 、牵累 、关系 、收入 ，才 可能了 解和加 
以 权衡。 因此， 我们必 须从这 样的一 种调査 研究中 才能取 得必要 
的 能力， 可以估 计人类 大多数 的实际 境况， 或者 判断他 们的前 
途。 

对于 把世界 上农业 国家分 为截然 不同的 集团的 那些主 要的类 
别， 我曾试 图划出 明显的 提纲。 但是 ，在 各个集 团的范 围内， 或许 
有一 些例外 和修改 的情况 可能我 没有注 意到， 而它 们对个 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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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 和规章 制度产 生一些 影响。 假 如我能 做到把 别人的 注意力 
引 向我曾 认为在 农业国 家的土 地使用 权和习 惯方面 重要的 那些问 
题， 今后或 许会补 充一些 对那些 修改的 说明。 同时， 既然 我意识 
到， 我已 经作出 的提纲 以及我 所引用 的那种 细节是 忠实的 和公平 
的 ，我 不能怀 疑也并 不怀疑 ，逐 步地提 供详细 资料会 证实我 曾指出 
的那些 原则， 尽 管这种 逐渐补 充的资 料或许 可能在 某种范 围内修 
改和 纠正这 些原则 的局部 应用。 

最 小的、 可是 对我来 说是最 有趣的 一种佃 农阶级 —— 农业资 
本 家或者 农场主 —— 所 缴纳的 地租， 我曾和 马尔萨 斯先生 以及其 
他的人 把它简 单地作 为剩余 利润来 处理。 然而， 这 里所采 取的关 
于 这些剩 余利润 可以在 土地上 增加和 积累的 看法， 我认为 是新颖 
的。 确实 这使人 髙兴， 并立即 剥去人 们近来 那样费 力地给 这种地 
租增加 的原因 与来源 加上的 虚伪外 表^ 

在 整个问 题的进 展中， 根 据地租 形式的 一切差 别以及 耕种者 
和 土地所 if 者 的性质 和关系 来推论 ，人 们希望 ，一项 重大的 真理已 
经放在 坚实的 和资料 丰富的 可靠基 础上。 我 曾随时 随地采 用它的 

根据， 弁将用 它来作 结论。 孕 亨了# 今状 尽下， 孕亨一 个字罗 

孕 呼 不亨 吁寧申 平个 孕令印 巧孕 ，了 nki  ikk-k 

理本身 ，如果 我费了 相当气 力得来 的那些 观点不 错的话 ，在 我们的 
问 题的未 来发展 中会被 包括在 一种更 全面的 因而更 加令人 鼓舞的 
真理中 出现： 就是 ，一切 理论体 系本质 上都是 虚伪的 和欺骗 性的， 
如 果它们 假定社 会的任 何一个 阶级的 长期利 得或者 利益能 够建立 
在另 一个阶 级的损 失上。 因为， 用那 么多共 同的行 动原则 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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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 把人类 的情感 和同情 结合在 一起的 同一个 上帝， 在完 全符合 
它 自己的 宗旨的 情况， 这样地 安排了 那些决 定人类 社会中 不同阶 
级的社 会状况 的经济 法则， 可 以使每 个社会 的长期 的和逐 渐发展 
的繁 荣昌盛 ，主要 地依靠 大家的 共同进 步。 


注 I 曾有 人向我 提童见 ，认 为我对 于把印 度农民 作为佃 户的性 质和他 们作为 世袭的 
士 地占有 者的权 利混淆 起来的 可能性 ，讲得 还不够 。 我已经 在附录 中加了 一項注 VIII, 
其中 考虑了 这一点 ，特别 提到托 德上校 晚期关 f 拉贾 斯坦 （Rajast’harO 的著作 • 


附  录 

对“序 言”的 “注” 

赫 谢尔， （论自 然哲学 的研究 >。 拉德纳 的《 小百 科全书 > ，第 
14 册 ，第 67 页 —— 因此我 们已经 指出， 我们 对自然 和自然 法则的 

知识的 重要的 和唯一 的最终 来源是 经验， 这样说 ，我 们的意 思不是 

•  • 

指仅仅 一个人 或者一 代人的 经验， 而 是指全 体人类 在各个 时代积 
累 起来的 经验， 在书本 记录或 者传统 惯例中 流传下 来的。 可是经 
验 可以用 两种方 法取得 :或者 ，第一 ，在 事实发 生时加 以注意 ，而不 
试 图影响 这些事 实发生 的次数 一 这是 观察； 或者 ，第二 ，使 我们 
可以 控制的 原因和 力量发 挥作用 ，有目 的变化 两者的 组合， 并注意 
有 什 么影 响发生 一 "这是 ff。 我们 必须指 望这两 种来源 作为自 
然 科学的 源泉。 然而 ，这 样地区 别观察 与实验 ，不是 想要使 两者处 
于任 何一种 相反的 地位。 本质上 两者很 相似, 只是在 程度上 （而不 
是在实 质上) 不同； 或许 消极的 观察和 积极的 观察这 种名词 可以较 

攀鲁#  ■彆  ■參# 

好 地表示 两者的 区别; 可是 ，十 分重要 的是要 注意两 者分别 帮助进 
行的研 究中不 同的心 理状态 ，以 及它 们在促 进科学 发展方 面的不 
同 效果。 在前 一种情 况下， 我 们静坐 不动， 听别人 给我们 说明问 
题 ，或 许说得 含含糊 糊地, 零零碎 碎地， 并且 往往间 隔相当 长的时 
间， 这时或 多或少 启发我 们的注 意力。 只有通 过事后 思索, 我们才 
了解它 的全部 含意； 往往 ，在机 会已经 过去的 时候， 我们不 得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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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我们的 注意力 不曾更 特殊地 注意到 当时似 乎不重 要的某 一点， 
可是我 们终于 认识到 了这一 点的重 要性。 另一 方面， 在后 一种情 
况下 ，我们 反复盘 问我们 的证人 ，并 当面 和他讲 道理， 从而 使我们 
能够 提出中 肯的和 深刻的 问题， 对这 些问题 的答复 也许立 刻使我 
们能 够拿定 主意。 因此， 人们已 经发现 总是这 样:在 物理学 的那些 
部门中 ，如 果那里 的各种 现象我 们不能 控制， 或者， 由于其 他的原 
因 ，对那 些现象 还没有 进行实 验性的 研究， 那里知 识的进 展缓慢 
没有 把握和 参差不 一； 另 一方面 ，在那 种可以 进杇实 验的， 以及人 
类 已经同 意进行 实验的 部门， 知识的 进展是 迅速、 有把握 和稳定 
的。 


I .第 6 页 

査尔斯 • 法夸尔 • 马西 森著〆 在 1821 和 1822 年间， 访问巴 
西 、智利 、秘鲁 以及桑 威奇群 岛①纪 事》， 第 449 页。 —— 当 时国王 

是全 面的专 制君主 - 切权力 、一切 财产、 所有的 人都由 他随意 

支配 :头目 们接受 他賜予 的土地 ，然后 把这些 土地分 成一块 一块的 
再 租给他 们的 下属， 这些人 耕种土 地供头 目使用 ，只 保留 一 部分维 
持 自己的 生活。 耕种者 花费的 劳动没 有报酮 收入， 另一方 面他们 
也不 因为使 用土地 而缴纳 规定的 地租。 头目 期待他 们不时 地赠送 
猪 、家禽 、芋头 和其他 食品， 连 同他们 可能在 买卖中 取得的 任何小 
量 的货币 ，或者 任何其 他财物 ，只 要可 能适合 这位大 人物的 爱好或 


① 现今 的夏成 夷群岛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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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方便。 这种 专横的 制度对 佃户的 兴旺繁 荣是一 种很糟 糕的障 
碍； 因为 ，如果 佃户想 要勤劳 苦干， 种好他 的土地 ，或 者饲养 出良种 
牲畜 ，增 多自己 所有的 东西， 很快就 会有人 向头目 报告， 把 这些财 
物拿 去给他 享用， 那佃农 则失去 他的全 部劳动 成果。 这样的 情况， 
作 为在国 王和他 手下的 一些头 目之间 ，不 过是理 论性的 空谈； 可是 
作为在 头目们 和他们 的下属 之间， 却是 在实际 上有害 地存在 。因 
此对勤 劳苦干 的重要 剌激没 有了， 人们 生存， 过着 呆板单 调的生 
活， 用在 工作上 的气力 不起过 头目的 命令和 他们自 己的生 活需要 
使他 们非干 不可的 程度。 根 据实际 需要， 每 星期一 次或者 两星期 
— 次佃农 们必须 在头目 的私人 田产上 工作。 我 看到过 几百人 —— 
男人 、妇女 和儿童 —— 同 时像这 样在芋 头种植 园里工 作:所 有的人 
手 都出动 ，囱 为他们 全体互 相帮助 ，所 以工作 完成得 比较快 又比较 
轻松。 如 果一个 佃农拒 绝服从 头目的 命令， 他就会 受到非 常严厉 
的和简 单化的 处罚， 就是， 没 收他的 财产。 我 在威- 阿罗纳 暂住的 
时候， 恰 巧碰上 发生这 种事。 考克斯 曾命令 他手下 的几百 人在指 
定的 日期到 林地上 去砍檀 香木。 全体都 照办， 只有 了个+ 竟然又 
糊 涂又大 胆地不 肯去。 这一下 ，他 的家 屋当天 就被放 烧 #光, 他还 
是不 肯去。 下一 步是没 收他的 财物， 并勒令 他的妻 子儿女 离开这 
园地； 这一步 本来一 定会实 行的， 假 如不是 他改变 态度， 以小心 
代 替蛮勇 ，及 时屈服 ，避免 了这种 绝境。 前 面已经 说到， 对 工人们 
的工作 ，除了 分给少 童的土 地以外 ，没 有其他 拫酬。 然而, 这并不 
妨 碍心地 宽厚的 头目将 一批批 Maros、 轻敲的 工具、 棉布等 等免费 
分给 他们。 我听 说过， 克里马 库有一 次在他 的属下 居民中 分发的 
毯 子不下 3000 条。 国王 在海上 和陆地 上行使 独裁的 统治; 并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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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沿 岸的捕 鱼权租 借他手 下的头 目们。 

同 上书， 第 382 页 —— 六 时我们 到达一 个距离 海岸大 约一英 
里的 村庄， 顺利地 找到一 所还算 好的小 屋可以 在里面 过夜。 它属 
于 一位英 国海员 所有， 此 人已经 在这里 落户。 他非 常有礼 貌地接 
待我们 ，宰了 一头猶 给我们 晚餐吃 ，猪肉 烤熟了 ，再加 芋头, 提供了 
—顿 美餐。 

同上书 ，第 383 页 一 这位英 国海员 告诉我 ，他 家附近 所有的 
土地 都属于 国王的 大臣克 里马库 （人 们熟 不拘礼 地称呼 他比尔 •皮 
特）， 此人曾 送给他 eo 英亩。 其中的 一部分 ，他 用来种 植芋头 ，作 
为生 活资料 ，可是 余下的 ，他 说是 无用。 他似 乎穷得 可怜， 穿着一 
件 旧衬衫 和一条 旧裤子 ，想 象不到 地褴褛 和肮脏 ，已 经长了 几个星 
期的 一片浓 黑的绕 腮胡子 ，弄得 他面目 全非， 看上去 比岛上 任何其 
他居民 都野蛮 得多。 

我尽管 不很信 任这个 可怜虫 所说的 一切， 但对 他告诉 我的情 
况颇感 兴趣， 并同情 他现今 凄惨的 处境。 他 在所提 出的其 他诉苦 
的原因 中， 激烈地 并且真 实地攻 击头目 们 的专横 ，他 们自 称 有权利 
占 有在他 们的地 产上取 得的一 切私有 财产， 并可以 任意将 属于比 
较 贫苦阶 级的东 西据为 己有。 他说 ，不 管什么 时候， 如果一 个勤劳 
的 人耕种 的土地 起过自 己的生 活需要 ，或 者词养 一批猪 和家禽 ，头 
目们 听到了 就会毫 不犹豫 地据为 己有。 这种 事尽管 发生， 惯例的 
礼物还 是照常 要送； 甚 至和陌 生人做 买卖得 来的钱 也必须 全部交 
出 ，因为 害怕头 目生气 a 欧洲人 也受到 同样的 压迫， 由于这 样普遍 
的对 私有财 产没有 保障， 人们 非常缺 乏勤劳 苦干或 者求取 进步的 
精神, 在欧洲 人和本 地农民 中都是 这样。 


峰! iririOT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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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书， 第 4i2 页 —— 同 一天的 傍晚， 我告别 了考克 斯长官 
(人 们对 他这样 称呼） ，去 拜访一 个美国 海员， 他在这 个岛上 定居已 
经 五年， 种了一 所属于 那位头 目的小 农场。 他的财 产包括 几英亩 
的芋头 种植园 ，位于 一所很 好的面 包果树 和别种 树的果 园中间 ，附 
有可 以饲养 大羊群 的牧草 ，这些 东西， 加上一 些猪和 家禽， 使他在 
邻人 的眼睛 里成为 富有。 他的村 舍建筑 得很好 ，并备 有蒲席 ，我们 
很舒服 地在那 里度过 一宵。 他喜 爱目前 自己的 处境， 认为 比海员 
的生 活可取 得多； 然而, 还是苦 于这个 国家中 租佃期 限没有 保障。 
他和其 他一些 人一样 ，对 我说他 害怕作 出任何 改进， 以及增 加耕种 
的土地 ，担 心自 己的兴 旺会引 起头目 的贪欲 ，只 要他想 这样做 ，就 
会 毫不迟 疑地完 全据为 己有。 实际情 况是， 他不得 不负担 头目在 
顾问的 愁恿下 ，凭 他自 己一时 的任性 ，随 时实行 的零星 榨取。 他本 
人之所 以能保 全现有 的这些 财产， 全 靠对头 目有求 必应， 不断地 
送礼 ，博取 这位大 人物的 欢心。 

同 上书， 第 427 页 —— 人 们假定 梅尼尼 的财产 值三、 四万美 
元， 是在这 个国家 定居的 30 年中 积聚起 来的。 可是他 对这笔 财产 
的占 有权颇 不牢靠 ，就是 ，完 全依靠 国王的 好感与 髙兴， 随 时可能 
被剥夺 ，而 不可 能取得 补偿。 

II. 第 10 页 

1827 年 6 月的 <  移民报 告>, 第 397 页。 —— 你 知道新 南威尔 
士殖 民地的 移民现 今可以 领得土 地的条 件吗？ 我了 解最近 更改过 
—次 I 这次 的更改 ，我不 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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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 制度是 ，给土 地定一 个作为 荒地的 价格， 例如 ,200  000 
英亩 按每亩 18 便士 计值， 授予的 全部土 地的价 值就是 15  000 镑, 
然后， 根据这 15  QOO 镑 ，在满 7 年 时征取 5  %, 可以 随时按 若干年 
的收 益赎回 ，因此 ，对于 像你考 虑的这 种土地 授予， 就会要 求每年 
750 镑的 地租， 这项 地租可 以随时 收闾， 但须偿 付资本 15  000 镑; 
同时 ，按 照惯例 ，土 地授予 不超过 10  000 英亩。 

III. 第 21 页 

医学博 士理査 德 _ 布赖 特著:  <从 维也纳 经过匈 牙利南 部旅游 

杂记 >第 114 页。 - 可是 ，如 果地主 有理由 感到不 满意， 那就更 

不能 假定农 民会喜 欢他们 自己的 境况。 使社 会的极 大的和 实际需 
要的 一部分 —— 劳 工阶级 —— 的生活 决定于 收成好 坏的或 然性， 
绝 对不畢 好事。 自 己的庄 稼歉收 一、 两年， 有资本 的人可 以受得 
了 ； 可是只 要一夜 的寒风 ，一 场冰 霉， 或者 河水淹 没两岸 ，除 了田地 
以外一 无所有 的小农 ，就 会挨饿 或者成 为他的 地主的 负担。 我见到 
过 这种情 况的真 凭实据 ，不仅 在匈牙 利的产 酒地区 ，那 里庄 稼的收 
成极不 稳定， 而且在 一些最 肥沃的 平原上 ，我 知道那 里的农 民在收 
割 的整整 三个月 以前恭 顺地恳 求地主 们预借 谷物， 以即将 到来的 
收获为 担保。 这些 弊病总 是会发 生的， 即使让 农民不 受打搅 、不须 
中断耕 种田地 。可 是实 情是这 样吗? 地 主依法 只能每 年向每 个佃农 
要求 104 天的 劳役; 可是 ，假 如他要 求更多 的劳役 ，谁 能制止 他呢？ 
有 许多的 借口使 他可以 提出这 种要求 ，并 受到有 关方面 的支持 。司 
法的执 行权， 在很大 程度上 ，掌握 在他自 己 手里。 有 许多的 小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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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使一个 农民被 杖责和 罚款， 可是往 往准许 他折合 为劳役 。实 
际上， 这种事 情常有 ，以 及农民 不敢拒 绝的其 他强逼 的劳役 经常发 
生 ，以致 ，我 记得， 在和一 位很聪 明的主 管人员 谈话中 ，我按 104 天 
计算 每个农 民的劳 役时， 他立刻 改正我 的话， 说什 么我可 以加一 
倍。 然而， 如果 地主或 者他的 仆人头 目们觉 得不应 该过分 违反法 
律的严 格性， 他们可 以随时 让那些 农民改 拿工资 为他们 服务; 不是 
按一 个仆役 的通常 工资， 而是大 约它的 1/3 ，桉 估计 的劳动 程度计 
算。 在所有 这一切 以外再 加上应 该对政 府贡献 的劳役 —— 也要记 
住 ，有时 候一个 农民不 得不离 家六个 星期， 带着 自己的 马和车 ，运 
送皇家 的物资 到边境 —— 然后 评断他 是否还 可能没 有间断 地耕种 
他领得 的土地 ，作 为自 己 的劳役 的唯一 报酬。 

IV. 第 85 页 

伯内特 的( 对波兰 目前状 态的看 法> ，第 85 页 —— 年轻 的农民 
结 婚时， 他 的主人 指定给 他一定 数量的 土地， 可以 够他养 活自己 
和家庭 ，维 持他 们所习 惯的那 种贫苦 生活。 如果 家庭的 人口多 ，补 
助品 就略有 增加。 同时 ，这年 轻的夫 妇也得 到几头 牲口， 例 如一、 
两头 母牛， 还有公 牛可以 耕地。 这些 牲口在 庄稼收 割后残 梗田地 
里饲养 ，或者 在树林 中空旷 的地方 ，这 决定于 季节的 情况。 主人也 
给他们 准备一 所小屋 ，连同 耕 作用具 ，总 而 言之， 备 有各种 零星的 
动产。 作为 对这些 赠予的 酬报， 这个 农民不 得不用 自己的 劳动力 
的 一半作 为报答 :就是 ，每星 期为地 主工作 三天， 以 及为自 己工作 
三天。 如果 他的牲 口中任 何一头 死掉， 由主人 补充， 这 一情况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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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 不注意 照料他 的几头 牲口， 以致 常常发 生牲口 死掉或 者走失 
的 事故。 农场主 租用一 处农场 的时候 ，所有 农场上 的村庄 ，连 同村 
里的 居民， 都包括 在契约 之内； 农场主 因此就 有权利 可以利 用同样 
多 的一部 分农民 劳役在 农场上 耕作， 像农民 的租佃 契约规 定他们 
必 须向地 主提供 的那样 。如果 卖出一 处地产 ，当 然农 民和土 地同样 
被转 移给新 主人， 受到 和以前 同样的 条件的 约束。 所以波 兰的农 
民仍然 是奴隶 ，相 对于他 们的政 治存在 来说， 绝对从 属于主 人的意 
志， 像在封 建时代 的野蛮 状态下 那样。 他 们没有 权利离 开土地 ，除 
了在 少数几 个获得 完全释 放的例 子中； 而且, 即使他 们获得 完全释 
放 ，这 种权利 也多半 是仅仅 有名无 实的。 因为 他们该 到哪里 去呢？ 
不错 ，他们 可以隐 退到深 山密林 ，在 那里可 以不被 人踉踪 发现； 或 
许， 过去曾 有许多 人利用 这种方 法逃避 专制地 主的残 暴行为 。背 
离一位 温和的 主人， 显然违 反他们 自己的 利益。 离 弃一位 显要人 
物的领 地到另 一位的 领地上 去安身 ，通 常一定 是行不 通的。 因为’ 
地 主贪图 什么而 收容一 个逃亡 农民， 从而 鼓励背 叛的精 神呢？ 再 
则 ，这种 农民， 根 据他们 的处境 ，不应 该有权 力把他 们的劳 动力任 
意卖给 这个或 者那个 主人。 即 使这种 障碍不 存在， 波兰农 场的范 
围很广 ，其 结果缺 少另一 个邻近 的雇主 ，就足 以在大 多数的 情况下 
防 止调换 主人。 

据说 ，有几 个农民 改进那 些交给 他们经 管的少 数工具 ，正 在积 
累一点 小财产 >  可是他 们的行 为常常 是显著 地粗技 大叶和 没有远 
见。 然而， 这种积 累的事 例开始 増多。 这 样分开 的一项 效果是 ，农 
民不那 么容易 被掠夺 ^  —般 说来， 这种发 给农民 的土地 和牲口 ，似 
乎不 是有心 要让他 们维持 生活而 有余。 有一 次我和 一位贵 族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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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短程 旅行， 我们停 下来在 一处农 场的主 要住房 里休息 进食, 这是 
波 兰的一 种普通 惯例， 我以 前曾撻 到过。 农 民们听 说地主 来到这 
里 ，就 20 或者 30 个人 一伙集 合起来 ，向 他提出 要求。 我从 来没有 
像 这样地 被这些 可怜虫 的面貌 以及他 们和主 人之间 的强烈 对照所 
感动。 我远远 地站在 那里， 看得出 那地主 不同意 他们的 要求。 在他 
已 经遣散 了这批 人以后 ，我 好奇地 询问他 们请愿 的目的 ，地 主回答 
说， 他们要 求增加 配给的 土地， 借口 现在配 给的数 量不够 维持生 
活。 他还加 上一句 ，“ 我没有 答应， 因 为他们 现在的 份地是 通常的 
数董; 既然 向来是 够的， 今后也 会够。 再说 ，即 使我多 给他们 一些， 
我很知 道实际 上也不 会改善 他们的 生活情 况。” 

波 兰没有 产生一 个具有 较多博 爱精神 的人， 他 不至于 拒绝这 
种显 然合理 的请求 ，可是 必须假 设这位 地主有 适当的 理由这 样做。 
那些 堕落的 和讨厌 的家伙 ，不把 生活必 需品的 少童剩 余储存 起来， 
而 是几乎 普遍地 习惯于 拿去狂 饮〜种 叫做希 纳普斯 (Schnaps) 的 
劣酒。 不可 思议， 这神 害人的 劣酒究 竟有多 少灌进 了男男 女女农 
民们的 肚皮。 

有人 告诉我 ，一 个妇女 每次入 座常常 会喝酒 一品脱 ，而 且不需 
要费 多长的 时间。 我自 己就常 常看到 一个这 种可怜 的女人 由两个 
男人 夹在当 中被送 回家, 醉得站 不住。 毫 无疑问 ，过 多地饮 用这种 
“威 士忌” (给 它这样 的名称 ，难道 不是对 威士忌 的侮辱 吗> ，应该 列 
为波兰 人口不 足的主 要的近 似原因 之一。 波 兰人确 实是这 样考虑 
的 。萨 莫斯基 公爵不 久前在 加利査 创立了 一所小 酿酒厂 ，希 望用那 
种对 人有益 的饮料 ，最 后会纠 正这一 害人的 习惯。 

我第一 次看到 这种枯 萎了的 生灵， 是在 但泽。 我根据 书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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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 预期会 看到一 种无比 悲惨的 景象。 可 是我不 由自主 地不敢 
细 想现实 情况， 我的心 情不可 能由于 一时的 不可避 免的想 到我当 
时 是在一 个有着 千百万 那种苦 恼人的 地区， 而得到 安慰。 我不禁 
—声 惊叹， 既是诧 异又是 同情。 一个 没有思 想和一 个没有 感情的 
人 (这是 差不多 同样的 东西） 正站在 旁边。 他说， n 啊， 先生！ 在波 
兰你会 看到许 多像这 样的人 ，你 可以 打他们 ，腐 他们， 或者 随便怎 
样对待 他们， 他们决 不会和 你对抗 ，他们 不敢。 ”这样 ，这 位先生 ，根 
据 他讲话 的态度 ，似 乎认为 那是一 种特权 ，他们 当中有 一批人 ，在 
这些 人的身 上他们 可以随 意寻仇 泄愤， 而不 会受到 处罚。 我决不 
能把 这个人 的感情 归因于 比较有 教养和 富有人 性的波 兰人， 可是 
这种偁 然的和 轻率的 语言， 非 常明显 地泄露 了这些 受压迫 的人的 
— 般精神 状态。 

在每 一所大 住宅的 周围总 会看到 有几个 奴隶。 他们受 家仆们 
的差遣 ，干 那些最 肮脏的 贱役。 这些 人从来 没有床 〈不 管是 多佥简 

陋的) ，以 致夏天 夜里他 们像狗 似地躺 在随便 什么洞 穴或者 角落里 

1 

和衣 而睡。 可是冬 天的严 寒把他 们赶进 门厅， 在那 里他们 通常总 
是蜷缩 在火炉 附近/ 也有 几名家 仆铺开 草荐， 在这里 过夜。 常常， 
我晚饭 后回自 己 房间的 时候会 绊倒在 一个睡 在楼梯 脚下的 农奴身 

上 - 种古怪 的和令 人伤感 的景象 ，看 到这些 可怜虫 ，极 端痛苦 

地 栖身在 高楼大 厦的门 厅里！ 

在对这 些麻痹 迟钝的 人发任 何一种 命令或 者指示 的时候 ，虽 
然 发言人 的心情 丝毫不 带有不 和善的 意思， 惯例总 是用一 神巧妙 
的和引 人注意 的方式 对他们 讲话， 好 像是要 刺歃他 们的迟 钝的感 
觉, 充分发 挥作用 ，执行 那些最 普通的 任务。 奴隶制 度中最 可悲的 


239 


情况 是官能 的完全 麻痹， 这使人 甚至失 去希望 的安慰 ，或者 使他能 
仅仅 希望活 着不受 折磨， 闷 闷不乐 地度过 一生！ 如 果你对 一个靠 
近你 的人说 出什么 表示同 情的话 ，他会 以极其 淡漠的 口气回 答你, 
“确实 是这样 ，可是 他们已 经习惯 。”我 曾想到 ，有 点像黄 雉一样 ，习 
惯于被 活剥。 


同上书 ，第 84 页一他 们的饮 食是很 不够的 ，很 少有荤 食吃。 
甚 至在波 兰内地 ，不 是开设 在相当 好的城 市里的 小旅馆 ，也 买不到 
什么 东西。 他们 的最好 的东西 是牛奶 和质童 很差的 奶酪， 假如供 
应够多 的话。 可是他 们的主 要食物 是上文 提到的 粗糙的 黑麦面 
包， 这种 面包我 有时尝 试过， 但难以 下咽。 

同上书 ，第 102 页 —— 直到 14 世 纪中叶 凯西米 尔大帝 (Casi- 
mir  the  Great) 的统 治时期 为止， 波 兰贵族 对他们 的农民 掌握着 
不 受控制 的生死 大权。 地方 官吏, 甚至国 王本人 ，都 没有权 力惩罚 
或者约 束那种 严重蹂 满人性 的残暴 行为。 如 果一个 显贵对 另一个 
显贵的 奴隶犯 了残暴 行为， 他 就有责 任向这 个奴隶 的所有 人赔偿 
损失 ，作为 对方财 产的侵 犯者， 而不是 作为犯 罪者。 贵族对 农民的 
生 活情况 和生命 的这种 野蛮的 权力， 连 凯西米 尔也不 得不在 1366 
年 承认。 然而 凯西米 尔的热 心肠， 同情 他们的 苦境。 他诚 心诚意 
地努力 减轻他 们的痛 苦。 农 民看出 他是个 朋友， 受 到损害 时就常 
常向他 诉苦。 在这种 时候他 总是说 ，“啊 1 难 道你们 没有石 头和短 
棒可以 自卫吗 

凯 西米尔 是第一 个敢于 规定用 罚金惩 处杀害 农 民的人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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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因 为惯例 一个农 民死后 ，主 人就没 收死者 的微不 足道的 一点衣 

凯西 米尔又 规定农 民死后 ，他 的最亲 近的继 承人应 该继承 ，如 
果他的 主人会 掠夺他 ，或者 侮辱他 的妻子 或女儿 ，有 关方面 应该准 
许 他迁移 到他自 己愿意 去的隨 便什么 地方。 他 甚至明 令规定 ，农 
民应该 有作为 军人携 带武器 的权利 ，而 且被 认为是 自 由民。 

然而 ，这 些人道 的规章 ，结果 没有切 实执行 ，因为 ，法律 有什么 
用呢， 如果 权力使 人必须 遵守。 有一句 古老的 波兰谚 语，“ 没有一 
个奴 隶能碎 主人进 行诉讼 ，” 因此， 关 于财产 继承的 法律被 弄得不 
起 作用。 关于 谋杀罪 的罚款 也往往 不可能 征收， 因 为对一 个贵族 
定罪, 需要积 累大量 证据。 然而 ，这些 毕竟是 仅有的 试图改 善农民 
处境 的努力 ，直到 1768 年通过 了一项 法令， 规 定“杀 害农民 ”是可 
以处 死刑的 罪行。 可 是这项 规定不 过是对 公道的 嘲弄， 因 为要证 
明 谋杀的 事实， 必需有 种种情 况同时 发生， 这些是 不大可 能共存 
的。 凶 手不仅 要在事 实中被 捉住， 而 且这事 实必须 由两个 有身份 
的 人或者 四个农 民提出 证据来 证明！ 这 些无关 紧要的 法令， 被愤 
例的 力童弄 得不起 作用， 并不 是妨碍 把广大 农民提 高到人 的地位 
的唯一 障碍。 波兰的 法律存 在着许 多的和 积极的 法令， 好 像明显 
地有 心要使 奴隶制 度永久 存在。 在 这些法 令中， 最 压迫人 的似乎 
是那些 授权贵 族们设 立简易 、速决 的法庭 ，不准 上诉， 这样 他们就 
可 以对那 些惯于 违法者 或者他 们认为 惯于违 法者处 以他们 认为合 
适的随 便什么 刑罚。 对私 自逃出 自己的 村庄, 惩罚特 别严厉 ，这证 
明 常常有 人试图 外逃。 

同上书 ，第 110 页 —— 无论 是谁, 只须对 着可怜 的波兰 农民看 


一眼， 就 会立刻 觉得必 须再过 不知多 少时代 才可能 把他们 提髙到 
文 明人的 地位。 如果 在冬季 中相遇 ，他 们好像 是一群 一群的 野兽, 
而不是 一队一 队的人 ，令人 意气消 沉的不 同之处 ，只 是完全 没有那 
种表示 野蛮性 格的狂 热活动 。他 们的 粗糙的 披风； 他们 的瑟 缩的和 
可怜的 形态; 他们的 肮脏的 、缠 结的 头发； 他们的 呆钝的 、忧 郁的神 
情 以发没 精打采 的动作 ，这 一切合 在一起 构成一 种形象 ，使 人类感 
到难受 ，甚 至使内 心由于 它自己 的引起 反感的 同情而 畏缩！ 

同上书 ，第 10S 页 —— 也有个 别的人 同样地 作了一 些努力 ，想 
要废 除农民 的奴隶 制度。 1760 年司法 大臣查 莫埃斯 基释放 了马索 
维 亚的领 地范围 内六个 村子。 这一次 的实验 曾受到 考克斯 先生的 
夸赞， 认为 取得了 所希望 的各种 有益的 效果， 他说 那位大 臣结果 
释放 了他所 有的庄 园上的 农民。 这 两种说 法都不 真实。 我 特别就 
那六个 村子的 事询问 了现在 的査莫 埃斯基 公爵， 遗 憾地获 悉那一 
次的实 验完全 失败了 。这位 公爵说 ，在 不多的 几年内 他已经 卖掉那 
处产业 ，因 为它位 于普鲁 士地区 ，他 现今和 它没有 关系。 他还说 ，由 
于 农民们 给我很 多麻烦 ，摔掉 它我很 高兴。 这些堕 落的人 ，得 到自 
由的时 候似乎 莫名其 妙地太 高兴了 。他 们不了 解自由 的意义 ，而仅 
仅有一 个模糊 的观念 ，以为 现在可 以为所 欲为， 只要自 己的 环境许 
可, 就可以 漫无节 制地大 吃大喝 。酒 醉糊涂 ，不是 偶然的 ，而 是差不 
多 长期的 ，狂饮 和胡闹 ，代替 了安静 和勤劳 ，必 需的劳 动停顿 ，土地 
耕 种得不 如以前 ，应 该缴纳 的地租 ，常常 缴不出 。但是 ，这一 切证明 
什 么呢？ 奴 隶制比 一大部 分人类 的自由 好吗？ 多么 可怕的 结论蚵 ！ 
可是 它确实 证明， 像以前 人们常 常证明 的那样 ，我们 在改革 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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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可能操 之过急 ，方向 错误的 仁慈往 往会造 成危害 ，尽 管原 意只是 
想做好 事的。 


在 一切有 关人类 利益的 计划失 败的例 子中， 重 大的危 险是唯 
恐我 们会放 松努力 ，认为 这种计 划是不 可能的 ，而实 际上只 是由于 
我 们不够 明智， 以致计 划不能 实现。 

同上书 ，第 109 页 —— 现 今的査 莫埃斯 基公爵 （已 故司 法大臣 
的 儿子) 一点没 有因为 他父亲 的失败 而灰心 ，他 继续 考虑广 泛的有 
关他自 己 的农民 的改进 计划。 可是他 现在知 道必须 谨慎小 心地进 
行 ，想做 的事不 能太多 ，以免 结果什 么也做 不成。 他 打算逐 渐地释 
放自己 的奴仆 ，最 初给他 们一些 微小的 利益， 并且用 可以多 得一点 
利 益的希 望鼓励 他们， 只 须品行 端正。 总之， 他的 原则是 把赏罚 

♦  奉 

的 权力完 全抓在 自己 手里， 让他 能够用 if 的 小恩小 惠的希 望激发 
勤奋 的劳动 ，以及 扬言可 能取消 那些已 经给了 的优待 ，使人 不敢为 
非 作歹。 等到 他们的 状况逐 渐改良 ，给 以完全 自由， 让他们 的行为 
受一 般法律 的控制 ，最为 妥当。 

同上书 ，第 页 —— 在波兰 ，土 地耕种 进行的 办法， 没有多 
少麻烦 ，费用 也不大 ，确 实， 比应 该有的 麻烦和 费用少 得多。 我们 
所看到 的不过 是一个 犁手和 他的犁 ，带 着仅 仅一对 小公牛 （不 比英 
国 的小公 牛大) 就 能搞出 一片休 闲地。 难 得看到 粪肥这 种东西 ，产 
董 也相应 地小。 

同上书 ，第 I24 页^ 一一 我曾 有机会 相当精 确地调 査过, 一个贵 


族 的领地 的范围 是大约 5  000 平方 英里； 这产 生大约 100  000 金币， 
或者 50  000 英镑的 收入： 这样每 20 平方英 里每年 只产生 50 英 

V. 第 40 页 

«从 “征服 9 ①到 “改革 ”②穷 人的境 况》， F.  M  • 艾登爵 士著， 
Ban •第 1 卷 —— 对 于紧跟 着“征 服”之 后的那 些时期 中大 多数人 
民享受 的家庭 舒适, 我们不 妨作一 种可以 过得去 的估计 ，尽 管没有 
足 够的证 据可以 说明私 生活的 情况， 还是可 以根据 历史学 家给我 
们 提供的 关于他 们的政 治地位 的资料 来考虑 。如果 我们除 掉男爵 
身份的 土地所 有人， 以及他 们的臣 仆那些 自由佃 农和自 由农民 ，国 
家 的其余 的人， 在这个 时代以 后很长 一段时 期中似 乎曾经 沦于一 
种奴 役状态 ，这种 状态， 虽然在 影响方 面各有 不同， 在原则 上却是 
—致的 ：凡是 不幸生 卞来就 是奴隶 身份、 或者后 来沦为 奴隶的 ，没 
有人可 能取得 对任何 一种财 产的绝 对权利 。③ 

然而, 那些因 此就尝 不到社 会福利 的第一 项成果 的人民 ，在其 
他方 面并不 是同样 的卑贱 和苦恼 ，那些 被统称 为农奴 的人, 绝对任 
听他 们的主 人摆布 ，可 以通过 契约、 买卖或 者转让 证书， 从 一个主 

①  1066 年威廉 的征服 英国。 —— 译者 

②  （16 世纪欧 洲的） 基督 教改革 运动。 —— 译者 

③  LiU •第 177 节 在苏 格兰也 是这样 r 凡是奴 隶都不 可以用 他的牲 n 或 者动产 
购买他 '的 自由， 因为一 切奴隶 所有的 牲口和 动产都 被认为 是在主 人的权 力和管 辖之下 
的 ，所 以没有 主人的 同意奴 隶不能 以赎买 方式用 财物摆 脱奴隶 身份。 “参阅 the  Regiam 
Majestatemi 或者 c 苏格 兰的古 老法律 ，第 II 卷 ，第 12 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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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转移 到另一 个主人 手里。 他 们主要 地被用 在主人 家中各 种贱役 
方面 ，人数 那么多 ，以 致形 成英国 商业的 一个相 当大的 部门。 一位 
生 活在亨 利二世 统治时 代的作 家告诉 我们， 他们中 那么多 被输出 
到 爱尔兰 ，结 果完全 充斥了 那里的 市场； 另一 位作 家说， 从 威廉一 
世统 治时期 到约翰 的统治 时期， 在苏 格兰几 乎没有 一所村 舍里不 
拥有一 名英国 奴隶。 这 些大概 是在对 边境的 掠夺性 入侵中 掳获的 
俘虏。 没 有疑问 ，英国 人对他 们的邻 人进行 了报复 ，并 且把 他们的 
苏格 兰俘虏 中付不 起赎金 的那些 人留下 来作为 奴隶。 在关 于英格 
兰 、苏格 兰边境 沼泽地 的劫掠 者的抢 劫行动 的各种 记述中 ，“ 人”往 
往被提 到作为 他们获 得的战 利品中 主要的 部分。 

被仔 细观察 的农奴 是一种 附属于 采地的 农奴， 不得不 干农业 
劳 动中最 卑贱的 工作， 这种工 作在质 量和时 间方面 原来都 是无限 
的。 但是 这种农 奴有时 候可以 占用小 部分土 地养活 自己和 家庭成 
员 ，可能 凭主人 的喜怒 被撤换 ，并 可能 随同他 们所属 的土地 一起被 
卖掉， 也 可能随 时使他 们和土 地断绝 关系。 我对一 般的农 奴和被 
仔细 观察的 农奴作 了这种 区别， 像我 们的法 学家和 历史家 所规定 
的 那样。 然而 ，可 能有人 怀疑, 他们的 境况方 面的区 别只是 有名无 
实。 被仔细 观察的 农奴， 似乎有 时候被 作为家 仆使用 ，也作 为农业 
方面的 奴隶； 虽然 他一般 地得到 主人的 宽容， 让他 使用几 英亩土 
地 ，他有 义务接 受差遣 ，做 各种不 管多么 辛苦或 者卑贱 的工作 。其 
他 各种地 位的人 ，同 拜的卑 贱和不 能自主 ，在 古老的 记录中 可以看 
到， 特别是 Bordarii 人 ，他们 因为获 准使用 一所小 村舍， 不 得不供 
应家畜 、鸡 蛋和 其他食 品给主 人享用 。那些 Cottari 或者 Coterel- 
li， 似乎和 那种被 仔细观 察的农 奴的地 位十分 相同， 被用在 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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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和 国家需 要的其 他手工 艺方面 ，在这 些方面 ，他 们曾由 主人资 
助， 受过 师傅的 训练， 并 曾为了 师傅的 利益， 干过 各人专 长的手 
艺。 

威廉征 服英国 以后， 各种 原因合 在一起 不仅阻 碍了引 进一种 
新 制度， 而 且也阻 碍消灭 那古老 的农奴 世族。 既然 人们习 惯于把 
战 争中获 得的俘 虏作为 奴隶， 或许这 就是许 多世纪 以来这 种罪恶 
的而 且更是 失策的 制度的 基础和 支柱。 因此， 似乎是 ，不用 那种古 
老的愤 例把俘 虏变为 奴隶, 为奴隶 制的终 于废除 开了路 ，并且 ，虽 
然 历史在 这个问 题上没 说什么 ，我应 该设想 ，在 引进 诺曼底 系统以 
后 ，英 国人不 可能是 奴隶 ，除 非由于 出身或 者自己 供认。 这 些是仅 
有的来 源》 可是 ，在 相当长 的一段 时期内 ，这些 来源仍 然人数 很多， 
以 致社会 中劳动 阶级陷 入奴役 状态， 呈现出 奴隶制 度的各 种主要 
成分的 标志。 

, 

同上书 ，第 I3 页 一 在征 服英国 和爱德 华三世 的统治 之间， 
出现了 一种中 产阶级 的人, 这种人 ，虽 然他们 并不立 刻取得 充分的 
力 量可以 把自己 的劳动 交换给 出价最 高的人 ，但是 ，也 没有 受到专 
横的 反复无 常的主 人的支 K， 以 及必须 无条件 地为主 人服务 。庄 
园主的 奴隶般 的佃户 属于这 一类。 这些人 虽然可 以占用 小块土 
地， 却必 须在当 年的规 定时期 中从事 于耕种 主人的 地产。 在亨利 
三 世和爱 德华一 世的统 治以前 ，古 老的记 录中对 他们不 大注意 ，可 
是紧接 着在此 后的时 期中， 凡 是主人 认为有 必要了 解他自 己的庄 
园及其 附属的 财物时 ，可 耕地 和牧场 的价值 、园林 、鱼池 、磨 坊或者 
纺 织厂， 以及 庄主的 宅第的 数目， 也不 过和奴 隶般的 佃农的 人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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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以及他 们必须 完成的 劳役的 范围与 性质受 到同样 的调查 。对 
他极 其重要 的是， 必须了 解清楚 ，他保 留在自 己手里 的那一 部分地 
& 是否 可以进 行耕种 ，不受 自由劳 动者的 干扰。 因此 ，我们 可以看 
出有 此必要 ，为什 么一个 男爵， 在由于 购买或 者继承 而取得 一种封 
地所 有权的 时候， 以及国 王的处 理无继 承土地 的官吏 ，在处 理一件 
应该 归于国 王的没 收品的 时候， 很少 不能取 得有关 庄园主 权利的 
全部资 料的， 方法是 利用陪 审团。 在后 一种情 况下， 陪审团 由本郡 
的不 动产自 由 所有人 组成; 在前 一种情 况下, 最通 常的是 由 庄主的 
主 要佃户 组成。 

正是 从这样 进行的 调査报 告中， 我们或 许能够 取得关 于英国 
古 代农业 状况的 最好的 证据。 这些报 告往往 很具体 地叙说 一处庄 
园共有 多少可 耕地、 牧场和 草地; 进行各 种耕作 活动的 时间； 农业 
奴仆的 职责; 他们的 饮食; 收割 方面的 惯例， 以及许 多很能 说明古 

代农 业经济 的其他 细节。 根据这 种记载 ，似乎 在爱德 华一世 的统治 

■  ■ 

以前, 农奴的 境况有 了重大 的改善 ，他 们已经 不是不 得不干 地主专 
横的 意志硬 要他们 干的各 种贱役 .和奴 隶般的 工作， 他们已 经终于 
取得了 土地使 用权， 以提供 服务为 条件， 或 者服务 的性质 是确定 
的 —— 例如收 割地主 的谷物 ，或 者清洁 地主的 鱼池， 或者限 定服务 
时期 的长短 —— 例如每 年耙地 两天， 或者用 车运送 地主的 木料三 
天。 

— 个由农 奴出身 的佃农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就已 经不是 农奴。 
他确实 不得不 给地主 做一些 规定的 工作， 一 般地在 播种和 收割时 
期 ，这是 农业在 原始状 态中人 们注意 照管的 仅有的 季节。 可是 ，在 
一 年的其 他时期 ，他 可以自 由发 挥吃苦 耐劳的 能力, 谋取自 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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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早在 1257 年 ，一个 奴隶般 的佃农 ，如 果在仲 夏以前 被雇用 ，领 
取工资 ，并且 ，在爱 德华一 世统治 时期， 他被允 许为主 人提供 ^名 
劳 动者来 顶替他 自己的 工作。 根 据这一 情况， 显然 他一定 有时候 
曾 拥有雇 用一名 劳动者 的财力 。既然 假定一 个农奴 出身的 個户有 
力量雇 用纯粹 的农奴 (这 种人 ，我 们已经 看到， 是或 者附加 在土地 
上 或者附 加在地 主个人 身上) 是不 自然的 ，像 这样被 奴隶般 的耕种 
者雇 用的劳 动者, 可能或 者是农 奴出身 的佃户 ，可以 在空闲 的日子 
帮助 他们的 邻人， 在这种 情况下 他们不 一定必 须为自 己的 主人工 
作； 或 者是自 由劳 动者， 这 些人在 议会于 1350 年通过 《劳工 法规》 
以前早 已存在 (虽 然或许 人数不 多）。 

« 关于 测量学 的论文  >( 据说 是某个 时期由 “著名 师傅菲 茨尔巴 

德汇 编的” ，再 版本第 49 页) - 安东尼 • 菲 茨尔巴 德生活 在亨利 

八 世统治 时期。 这本 < 关于 测童学 的论文 》， 根据有 力的证 明被认 
定 是他编 辑的， 很 清楚这 本书是 1S23 年出 版的， 差不多 是他在 
世的 时代; 它 说明即 使在那 个时代 ，几乎 300 多年 以前， 在 英国就 
有不少 的农奴 存在, 可以形 成社会 构成方 面一项 显著的 特征。 

需要对 通常的 佃农进 行调査 ，就 是说 ，個 农有多 少人， 每个佃 
农能 占有多 少土地 ，他在 做什么 工作和 遵照什 么习惯 行事， 每个佃 
农的工 作和习 惯本身 的价值 怎样， 在 他的工 作和习 惯以外 还须每 
年缴 纳多少 地租， 他们 之中有 哪些人 可以照 地主的 心意征 收他们 
的土 地税， 以及哪 些人不 收税。 通常 的佃农 是那些 根据法 庭的证 
件占 用主人 的土地 的人， 他 们遵照 庄园的 习惯。 并 且在同 〜庄园 
的范围 内可能 有许多 佃农, 他们没 有证件 ，可 是凭同 样的习 惯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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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字 ，宇 亭 @f。 照我的 意见， 这种 情况在 征服英 国后不 

久就开 当时威 廉一世 已经征 服了这 个国家 ，对那 些随同 他一起 

* 

来的 人论功 行赏。 对 那些值 得尊敬 的体面 人物赐 以爵位 、采邑 、土 
地 和房屋 ，连同 住在里 面的全 体男人 和女人 ，听 任主 人对他 们如何 
处置。 

那些体 面的人 物认为 ，他们 一定需 要仆役 和佃农 ，他们 的土地 
必 须有人 耕种。 因此 他们饶 恕了那 些人的 罪过， 使 他们干 各式各 
祥必要 的贱役 ，并 责成他 们在耕 种工作 中尽可 能利用 土地和 房屋， 
同时 任意向 他们收 取地租 、规费 和劳役 ，并随 时一高 兴就强 取他们 
的 财物， 而 且把他 们叫做 奴隶。 后来 许多神 圣的和 世俗的 高尚人 
物， 出于他 们的菩 萨心肠 ，对 上面所 说的奴 隶实行 解放, 给予 自由， 
原来的 土地和 住房仍 然让他 们占用 ，按 各种不 同的方 式缴付 地租、 
规费 和劳役 ，这些 土地和 住房在 许多地 方直到 今天还 在使用 。在有 
些 地方继 续还是 那样， 我认为 这是法 ，所 允许的 最大的 不方便 ，就 
是 ，使任 何受过 洗礼的 人被束 缚在另 一个人 的身上 ，并 使他 的妻子 
儿女 和仆人 为此劳 动了一 生的他 的身体 、土地 和财物 都被人 控制， 
好 像是敲 诈勒索 或者贪 赃枉法 的所得 一般。 许 多次， 由于 肤色的 
关系 ，有许 多自由 民被当 作奴隶 ，他 们的 土地和 财物被 没收， 结果 
他们不 能要求 纠正， 证 明他们 自己没 有那种 血统。 在自由 民取了 
和奴隶 相同的 名字的 地方， 或 者他的 袓先在 他出生 以前已 经解放 
的 情况下 ，那 种事是 非常普 通的。 在这 种情况 下惩罚 不可能 太重。 
因为 我认为 ，没有 人应该 受奴役 ，除 了对 上帝和 对君王 与王子 。因 
为 上帝不 把任何 人作为 例外。 .因此 ，对 每一个 高尚的 人来说 (神圣 
的和世 俗的〉 都一样 ，实 行“ 己所不 欲勿施 于人” ，就是 ，解放 那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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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缚的人 ，使他 们身心 自由, 给他们 留出他 fn 在旧时 代应缴 的和习 
惯了 的地租 、规费 和劳役 ，在那 里他们 可能获 得有关 方面的 祝福和 
宽 恕他们 的过错 ，像在 福音赞 美诗中 那样。 

这段 摘录开 头的一 些拉丁 语是爱 德华一 世的一 项法规 的一部 
分 ，可是 菲茨尔 巴德或 者作者 ，无论 是谁， 在 他的评 论中不 提起其 

中任 何一部 分有关 过时的 习惯用 法或者 法律。 因此，  et  qui  poS- 

•  «  •  • 

Sunt  talliari  ad  voluntatem  domini  et  qui  non  这 些话， 难道 

不表 明这种 佃农被 那些房 住在他 们庄园 里的人 征税， 直到 他们种 
族灭 绝吗？ 

VI. 第 77 和 78 页 

米勒 (Muller) 把佩 里奥西 (Perioeci) 作为附 属的社 团看待 ，作 
为一 种低级 盟友， 并否认 他们的 地位曾 达到个 别的人 身隶属 关系。 
他说， 他们 的地位 “从来 丝毫不 像奴役 的地位 ，” （参 阅塔夫 内尔和 
刘易斯 ，第 30 页) 。它 引起我 注意， 好 像它似 乎曾引 起戈特 林注意 
那样 (参 阅他的 《亚里 斯多德 》 ，第 扣5 页)， 如果这 意味着 要一般 
地适 用于希 腊的佩 里奥西 ，那就 不免过 分了。 佩里奥 西的情 况似乎 
是各 处的本 地人都 因异邦 入侵而 沦于被 统治的 状态， 受压 迫的程 
度 在某些 地区比 在另一 些地区 较轻， 可 是在许 多地区 巧亨亨 尽状 
夸。 亚里斯 多德一 定看到 过他们 处于这 种状态 ，所 以他当 焱 “ 
他们 倒不如 取得耕 种者的 地位。 参阅对 正文第 80 页 的注。 又参 
阅戈 特林的 < 亚里斯 多德 > ，第 473 页。 

另一 方面戈 特林的 意见是 ，这 一种人 ，既 不是奴 隶也不 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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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但具 有一种 属于中 间性质 的东西 ，他 们仅 仅在多 利安人 的国家 
存在; 并且 他明 确地说 ，这种 人在爱 奥尼亚 人当中 没有， 参 阅戈特 
林的 《亚里 斯多德 政治学 > ，第 464 页。 …… 凡 是发生 征服的 地方， 
总有 一个阶 级用这 样或那 样的名 称建立 起来， 成员 中有被 征服的 
本地人 ，地 位既不 是公民 也不是 奴隶。 这 样的一 个阶级 ，我 们曾在 
阿蒂卡 的爱奥 尼亚居 民中见 到过。 事实似 乎是， 虽 然国中 的这一 
批人 在希腊 几乎到 处可以 找到， 但只 有多利 安国家 中需要 有他们 
存在 和发挥 作用， 支持征 服者所 建立的 一些很 特殊的 制度。 在其 
他 地方它 可能消 失或者 被改造 (像在 古希腊 雅典城 邦阿蒂 卡) ，而 
不 会影响 国家的 构成。 


YII. 

阿瑟 •扬: 《法 兰西旅 游记: S 第 II 卷 ，第 151 页 —— 皮 德蒙特 
的 农场里 显著的 特征是 分成制 佃农， 差不多 是根据 我在议 论法国 
农业时 叙述和 谴责的 同样的 制度。 通 常由地 主纳税 和修理 房屋， 
佃户提 供牲畜 、工具 和种籽 ，他 们分享 产物。 凡是这 种制度 流行的 
地方， 人们 可以假 定那里 有一批 无用的 和苦难 深重的 人口。 农民 
穷， 是这种 情况的 根源， 他们 不能购 置农场 需用的 工具， 不 能用货 
币缴 纳捐税 和地租 ，所以 必须分 取产品 ，以 便分开 负担。 有 理由相 
信这完 全是当 时欧洲 各地的 制度。 这 种制度 正在各 地逐渐 消灭。 
在皮德 蒙特它 正在让 位给大 农场， 占 用这种 大农场 的人缴 纳货币 
地租。 我 在从尼 斯到都 灵去的 那一个 时期， 误认为 有更多 的农场 
比实 际上所 说的面 积大， 这是 由于许 多的小 农场被 集合为 一所家 


宅 (包 括家 宅及其 周围的 田地) 。属于 卡里南 亲王的 那一处 (在 比利 
亚布 鲁那) ，看 上去像 是很大 ，可是 ，经过 询问， 知道 了是由 七户分 
成制 個农所 共有。 但是 在山区 ，从 尼斯到 拉科里 ，农场 范围小 ，可 
是 有许多 产业, 像在法 兰西和 西班牙 的山区 那样。 

农业协 会会员 Caval.de  Capra， 要我相 信农场 联合是 皮德蒙 
特的 毁灭， 奢侈的 后果。 分成 制佃农 被辞退 并赶走 ，到处 田 地上人 
口 减少。 我追 问这里 乡村怎 么会看 上去开 发得非 常好， 像 是花园 
而不是 农场， 从科尼 起一路 来都是 这样? 他回 答说， 在过去 向米兰 
走的 时候， 我会看 到完全 不同的 情况; 种 稻由大 农场给 予补助 ，乡 
村里 大片大 片的地 被弄 成沙換 一般。 这些 地方是 没有辨 种吗？ 
不是 ，耕种 得很好 ，可 是人 民全走 掉了， 或 者苦得 可怜。 我 们在每 
一 个有进 步的国 家中都 听到这 同样的 故事： 产品被 多余的 游手奸 
闲的 人吃光 的时候 ，当地 是有人 口的, 不过那 是无用 的人。 进步把 
这些儀 汉排除 到城市 里去, 在 那儿他 们在商 业和工 业中变 得有用 
了， 为原 来那个 农村土 地提供 市场， 以前 他们只 是一种 负担。 除非 
这种情 况出现 ，没有 一个国 家能真 正兴旺 起来; 除非 先消灭 掉分成 
制佃农 的制度 ，任 何地方 也不能 有一种 兴旺和 富裕的 农民， 有力暈 
缴 纳货币 地租。 有哪个 人认为 ，假 如英 国的农 民变成 分成制 佃农， 
英国会 更加富 庶吗？ 毕萨蒂 (Bissati) 的监督 人添了 一条反 对大农 
场 的理由 :就是 ，大农 场比小 农场要 更多地 种草， 肯 定这是 对大农 
场有 利的一 项主要 情况， 因为 草是皮 德蒙特 的最后 的和重 大的改 
进， 以及 在种草 这方面 带来最 多好处 的是对 土地的 安排非 常有益 
的。 他 们的草 地是世 界上最 好的和 生产力 最髙的 草地之 一。 他们 
的可耕 地怎样 它生产 的作物 仅仅五 、六 倍于 种籽。 把这 样的可 


252 


第一卷 地租 


耕地 改变为 这样的 草地， 没 有疑问 是最大 程度的 改进。 看 看法兰 
西和它 的分成 制佃农 ，看 看英国 和它的 农民, 然后得 出你的 结论。 

凡是 (我看 到的） 那 个乡村 穷苦和 缺水的 地方， 用 米兰话 来说， 
它 就掌握 在分成 制佃农 手里。 在 莫査塔 (Mozzata), 德卡 斯格里 
奥 尼公爵 把他的 管家记 的地租 清册给 我看， 这是对 当时流 行的制 
度的一 种奇妙 的说明 ^ 在大约 100 页中， 我 看到很 少几个 人的名 
下 不记着 一大笔 对公爵 的负债 ，并 且是从 上年的 帐上转 过来的 。他 
们 欠若干 Moggii 的各 种不同 谷物， 按当年 的价格 计算， 若 干只家 
禽 ，若干 天劳役 ，多少 干草以 及多少 稻草和 麦秆等 ^ 可是， 大多数 
帐册 上在债 务人的 一方， 除了 规定的 地租以 外还记 载着各 式各样 
项目 ，各 种谷物 若干， 都是穷 人一无 所有的 时候向 地主借 来用作 
种籽 或者食 粮的。 这种 情况在 法国很 普通， 凡是实 行分成 佃农制 
的地方 都有。 这一 切证实 这些小 农极端 贫困， 甚至苦 难重重 ，并说 
明他 们的境 况比长 日工更 痛苦。 他 们人数 太多， 估计每 3 个人靠 
lOOPertichi 生活 ，全部 劳动力 都用于 干活、 并不停 地用铁 锹在田 
里种 庄稼， 取得的 产品， 除了维 持自己 生活并 喂饱牲 口以外 ，远远 

不够 偿付对 地主的 债务， 因此全 国普遍 贫困。 

* 

同 上书， 第 1S5 页 —— 在 波洛尼 亚的地 产很普 遍地被 租给中 
间人 ，这些 人又按 一半产 量转租 给农民 ，通 过这种 方法， 地 主所得 
的最 多不超 过他根 据一种 较好的 制度可 能得到 的数目 的—半 ，广 
大农民 的境况 比较好 ^ 全国按 一半产 量计算 ，农 民供 给用具 、牛和 
羊 以及一 半种籽 ，地 主负责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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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 ，第 155 — 156 页 —— 按 货币地 租出租 土地， 在 托斯卡 
纳 不是新 鲜事。 说 来奇怪 ，宝莱 蒂先生 ，一位 很实事 求是的 作家声 
明反对 这样做 。 农场在 托斯卡 纳叫做 “podere7, 由 一名管 理员或 
者管家 管理的 若干所 农场， 叫做 “fattoria”。 管理员 的任务 是确保 
这些 土地按 照租约 经营， 以及 地主取 得他应 得的那 一半。 这些农 
场往往 只能容 纳两头 牛以及 8 个至 12 个人在 一所房 子里， 面积大 
约 lOOpertichi (这 个度 量单位 对英亩 的比例 大约是 25 比 38), 可 
以容纳 4 头牛和 20 个人。 他们告 诉我， 这 些分成 制佃农 (特 别是 
靠近 佛罗伦 萨的) 生活很 舒服, 在休 假的日 子他 们穿得 非常好 ，不 
是没有 奢侈品 ，例 如白银 、黄金 和丝绸 ，生 活得好 ，有很 多面包 、酒 
和豆品 。在某 些事例 中可能 是这样 ，可是 一般的 事实却 相反。 认为 
分成制 佃农， 靠这样 的一处 由两头 牛耕种 的田地 ，他 们就能 生活舒 
适 ，那是 荒谬的 。 显然证 明他们 穷苦的 是这一 事实: 提供一 半牲畜 
的 地主， 常 常不得 不借钱 给农民 使他能 够买得 他的那 一半, 可是他 
们 以很少 的钱租 用农场 ，这 是法兰 西的老 故事, 等等。 确实， 贫困 
和糟糕 的农业 必然会 伴随着 这种出 租土地 的方法 而来。 不 在城市 
附近的 分成制 佃农穷 到这种 地步， 甚 至地主 也不得 不借谷 物给他 
们吃 ，他 们的食 品是黑 面包， 用野 菜混合 在一起 做的！ 他们 的饮料 
是很少 的酒掺 上水; 肉 ，只 有星期 日吃; 他们的 衣着很 平常。 

同上书 ，第 1S7 页 —— 在摩 德纳的 山区有 许多农 民地主 ，可是 
在 平原里 没有。 和 在伦巴 第的其 他部分 一样， 这里 的一项 重大的 
弊病 是大地 主和土 地占有 者把永 久的管 业权租 让给中 间人， 这些 
中 间人再 转租给 分成制 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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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书， 第 158 页 —— 从 勒佐到 帕尔马 的外貌 比较从 摩德纳 
到勒佐 的外貌 差得多 ，篱笆 不那么 整齐， 房屋 建筑得 也不那 么好、 
那么白 ，或 者那么 清洁。 这里全 是分成 制佃农 ，地主 供给牲 口、一 
半种籽 ，并 缴税 ，农 民提供 用具。 在帕 尔马和 皮亚琴 察这两 处全部 
地区 ，以及 几乎随 便什么 地方， 农场必 定很小 ，我曾 在其他 地方注 
意到的 那种拥 地种豆 ，并且 用多余 的劳动 力逐步 加工的 办法， 明显 
地说 明了这 一点。 所 有的市 场上一 大群、 一 大群的 人表明 这同一 
事实。 在皮亚 琴纳， 我看 到儿个 男人， 他们 的业务 只是拿 来一小 
袋的 苹果， 大约有 一 配 克 （等于 8 夸 脱)， 有一个 男人带 着一只 
火鸡 ，并不 漂亮。 一 个壮汉 干这样 的工作 ，真 是浪费 时间和 人力。 

考克 斯著: 《 瑞士 游记》 第 VIII 卷 ，第 145 页 —— 他们贫 穷因苦 
的另 一个原 因是现 今財产 的状况 。农 民很少 是土地 所有者 ^ 由于以 
往这 两个世 纪中人 民呻吟 于不断 的压迫 之下， 完全 保有的 地产已 
经逐 浙落到 贵族和 Grisotis 的手里 ，其 中后者 据说拥 有瓦尔 特林地 
区中 地产的 一半。 承租 农场的 佃户不 是用货 币缴纳 地租， 而是用 
实物 ，这是 普进贫 穷的一 种有力 的证明 。农民 负担全 部耕种 费用， 
而将产 品的差 不多一 半交给 土地所 有者。 其 余的一 部分势 将不够 
补 偿他的 劳动和 费用， 如果他 不能得 到土地 肥力方 面某种 程度的 
帮助。 这种土 地很少 休耕， 本 地区最 肥沃的 部分每 年生产 两次收 
成。 第一次 收成是 小麦、 燕麦, 或者斯 佩耳特 小麦, 其中的 一半缴 
給土地 所有者 I 第二次 收成一 般地 是小米 、荞麦 、玉米 ，或者 土耳其 
玉米, 这是普 通人的 主驀营 养品， 这次 收成的 主要部 分厲于 农民， 
使他们 在半年 能够维 持一家 人相当 舒适的 生活。 居 住在产 酒地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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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 最困苦 ，因为 葡萄的 栽培以 及采摘 和榨汁 等等， 手续 麻烦, 
费用 很大， 而且 农民们 在酒醉 糊涂时 很容易 把分配 给他们 的一份 
酒 喝掉， 以致 ，假 如不是 因为有 谷物和 葡萄藤 混杂在 一起， 他们本 
身和 家属一 定会落 得几乎 完全没 有生活 资料。 

在农 业工作 以外， 有些农 民从事 于发展 丝绸。 为 了这个 目的， 
他们 从土地 所有人 那里领 取蚕种 、养蚕 ，可 以分 得一半 的丝。 这项 
工 作不是 没有利 润的， 因为， 虽然养 蚕有很 多麻烦 ，需 要非常 小心， 
但 由于这 种工作 一般地 交给妇 女做， 并不影 响男人 原来的 工作。 

然而 ，尽 管有土 地肥力 带来的 各种有 利条件 ，以 及它多 种多样 
的 产品， 农民不 经过极 度困难 和不断 努力， 就不能 维持他 们的家 
庭 ，他们 的处境 怠是非 常痛苦 ，只要 天时対 农业 不利。 

在 以上列 举的下 等阶级 中贫穷 的原因 以外， 还 可以加 上人民 
天生 的懒惰 以及容 易迷信 ，这些 使他们 不积极 劳动。 总 的来说 ，在 
我的 旅程中 ，除了 在波兰 ，我还 没有看 到过任 何农民 群众苦 恼得像 
这个谷 地的下 等居民 那样。 他 们确实 享有一 项比波 兰人优 越的条 

件 - 不是土 地所有 者的绝 对财产 ，并 且可以 转卖， 像牲畜 似的。 

因 此他们 可以自 由选择 居住在 哪里， 离 开他们 本乡， 在其他 地区找 
—种 较好的 条件。 这 些困难 和苦恼 常常逼 得他们 不得不 另想办 
法。 


同上书 ，第 143 页 一 农 民用石 头建筑 的村舍 ，大 而阴暗 ，一 
般 没有玻 璃窗。 我 进去了 几家， 到处都 是肮脏 和穷困 的样子 。农 
民 们大多 数衣衫 褴褛。 由于生 活条件 恶劣, 儿童通 常总是 一副不 
健康的 脸色。 食品如 此稀少 ，是去 年干旱 的结果 ，可 怜的居 民已经 
沦 落极端 困苦的 地步。 面 包的价 格不可 避免地 涨得那 么高， 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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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区 农民买 不起。 他们 的食物 有一段 时期仅 仅是一 种糊浆 ，用 
已经 榨过的 葡萄的 外壳和 核捣烂 ，掺 入一点 粗粉。 饥荒 ，加 上受压 
迫 的境况 ，使 居民们 陷入人 类苦难 的深渊 ，许 多人纯 粹由于 衣食不 
足 而死。 


《吉 利在 Vandois 人 中的纪 事和研 究工作 》 ，第 129 页 —— 我们 
进去的 其他一 些村舍 很差， 人 们在英 国希望 最穷的 人能用 上的那 
种 微小的 舒适品 ，那里 极少。 这 些人的 很粗糙 的和不 够用的 设备， 
跟他 们彬彬 有礼的 态度和 丰富的 知识， 对 比起来 颇为令 人诧异 。在 
生活 方式上 ，他们 那样像 牲口似 的挤在 一间简 直不蔽 风雨的 屋里， 
远 远不及 我们自 己国内 的广大 农民， 可是在 精神进 展方面 他们却 
同样地 远远超 过我们 的人。 他们 的大多 数人有 几“路 得”① 土地, 
可以 称为自 己的 财产， 范围大 小不一 ，从 1/4 英 亩起, 并且， 他们有 
办 法可以 弄到自 己用的 燃料， 因为 山上有 丰富的 木材。 

租 赁土地 所根据 的使用 条件， 要 求租用 者用实 物付给 地主谷 
物 和滴的 产量的 一半， 以及 干草的 价值的 一半。 质 量不高 的谷物 

癧  •  T 

田生 产大约 5 倍 ，最好 的生产 12 倍。 他 们很少 让土地 休闲， 最普 
通 的办法 是种小 麦二年 ，第 三年种 玉米。 土地 不时应 很好地 施肥, 
谷物 通常在 8 月或 9 月间 播种， 以及在 6 月中 收割。 在圣 乔瓦尼 
谷, 和几个 其他生 产地点 ，一年 中割草 三次。 

同 上书， 第 I28 页 一 在 一只从 屋顶篷 上悬挂 下来的 柳条轎 


① 路得 （rocd) —— 英国面 积单位 ，相 当于 1/4 英亩。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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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们点 数了有 14 只黑 面包。 在他们 那里面 包是一 种不 寻常的 
奢侈品 ，可是 这所村 舍的主 人的境 况略高 于一般 水平。 

VIII. 关于 印度农 民地租 的评注 


托 德上校 在拉贾 斯坦的 工作是 非常出 色的。 他 的精辟 的著作 
是对 自己祖 国的文 学的一 份宝贵 贡献。 假如 我曾发 现这样 的一个 
所收 集的事 实确实 同我得 出的意 见矛盾 (然 而和 那些曾 经 考虑过 
这个问 题的人 的意见 相同) ，我 应该已 经或许 非常愿 意重新 研究那 

些意见 ，或 许予以 放弃。 可是托 德上校 从他的 事实中 得出的 结论, 

•  • 

在 我看来 ，似乎 需要很 多修改 ，然 后才 同印度 其他地 方过去 的和现 
在的情 况相符 ，或 者同 拉贾斯 坦本身 的情况 (像他 所说的 那样） 相 
符。 上校 认为， 拉 贾斯坦 的王公 和他们 的贵族 之间的 关系， 同欧洲 
的 封建贵 族和他 们的君 主之间 的关系 相似， 以及印 度农民 享有对 
土地 的权益 ，他称 为完全 保有的 地产。 并且， 对这一 点他加 以扩大 
和详 细讲述 ，有所 偏爱， 在赞美 他的心 爱的拉 其普特 人的制 度时， 
感到 由衷的 髙兴。 

需要讨 论的问 题是， 托德上 校或者 其他的 人提出 的〒_ 中是 
不是 有任何 东西可 以否定 原文里 采取的 概念， 认 为印度 地属 

于 君主， 占 用者, 实 际上， 从 来只是 君主的 佃户的 性质, 除了 在一些 

•  •  • 

小的 地区, 它形成 人们承 认的一 般规律 的例外 。封建 贵族的 存在本 
身 ，决 不是和 君主的 财产权 相抵触 ，而是 有力地 肯定这 种主权 。这 
是封建 制度的 一项基 本特征 ，土 地应该 由君主 賜予， 并须根 据一定 

♦  参 

的条件 0 在欧洲 ，收 回财 产的权 利不知 不觉地 从君主 手里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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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 贾斯坦 ，这 项权利 始终没 有消失 。仅 仅一个 半世纪 以前， 受管辖 
的 贵族甚 至连暂 时占有 任何一 处特殊 土地的 权利也 非常不 稳定， 
以 致他们 习惯于 每三年 更换一 次土地 。“迟 至马纳 • 辛格兰 姆的统 
治时期 （10 代 以前） ，梅瓦 （Mewar) 的封地 实际上 是可以 移动的 ，这 
种办法 停止迄 今不过 一个半 世纪多 一点。 这样， 一个 Rahtore 会带 
着 家庭、 杂用 物品等 动产和 随从者 从北方 迁移到 Chupptan 的荒芜 
地区， 同 时那个 被解除 职务的 Suktawiit 会占 用阿拉 瓦利山 脚下的 
平原， 或 者一个 Chondawut 会 用他在 Chumbul 两岸 的住处 同一个 
来自 梅瓦的 东部边 界台布 尔山的 Pramara 或者 Chohan 交换住 所。” 
托德 先生在 一处注 解中说 ：“这 种交换 是持续 三年的 ，并且 ，我 听到 
那 &王公 本人说 ，这 种规定 符合他 们的风 俗习惯 ，不 会引起 什么不 
满意。 可是 关于这 一点， 我希望 容许我 们至少 怀疑。 这完 全可以 
防止对 当地的 一切产 生感情 ，还有 ，禁 止建筑 那种可 以用于 避难或 
者 反抗的 堡垒， 预 防万一 有了这 种感情 以后的 发展。 它产 生了想 

望的 目标， 对王公 的服从 ，和团 结一致 对付蠢 蠢欲动 的莫卧 儿人 

*  « 

(Mogul)”。 托德的 < 拉贾 斯坦》 ，第 164 页。 

甚至 现在他 们的权 利在很 大程度 上仍然 立足于 同样的 基础 。 

•  尊 

在欧洲 ，必 须得 到君主 的承认 ，以 及重申 敬意和 效忠， 至少 使君主 
对以 往的权 利记忆 犹新。 在拉 贾斯坦 ，每 逢一位 头目去 世时， 由王 

•  參 

公举行 字序哼 吟序 仪式: 深 刻地表 现君主 权利， 以及 一切衍 

生 的权益 (在法 律上) 完 全决定 于他的 意志。 ^ 一位 头目 逝世， 王公 

•  *  •  • 

立刻派 遣一个 代表团 (称 为: 有争议 的财产 暂行保 管人) ，团 员有一 
名文官 和几名 军人， 他 们以王 公的名 义保管 产业。 继承人 将自己 
的请求 书送到 法庭, 请求确 定他的 产权， 自愿 缴纳适 当数目 的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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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缴 纳以后 ，头目 被邀晋 谒王公 ，届时 他行礼 致敬， 重申 效劳和 
尽忠 ，他获 得新的 赏赐， 仪式 结束时 由王公 给他佩 带宝剑 —— 古老 
的骑士 制度的 遗风。 这是 一种给 人深刻 印象的 仪式， 在文 武官员 
齐隼的 朝廷上 举行， 也是 始终没 有放弃 的几种 仪式之 一。 继 承税 
已经 缴付， 宝 剑系在 腰间， 一匹 骏马、 一顶头 巾和一 套礼服 赐予头 
目以后 ，授 权的仪 式完成 ，财 产的暂 行保管 人回到 宫廷， 头 目回到 
他 的封地 ，接受 他的属 下的誓 言和祝 贺。” —— 托德的 《拉 贾斯坦 >， 
第 I58 页。 在以上 这些引 证之后 ，没有 必要再 叙说， 关于君 主的财 
产所 有权的 理论没 有因高 贵的拉 其普特 人的情 况而受 到削弱 。假 
如这是 可以讲 这种话 的合适 的地方 ，那 一定是 个古怪 的问题 ，要找 
出那些 特殊的 原因， 为 什么拉 贾斯坦 的君主 们会把 边界的 军事防 
御工作 大部分 交给那 些酋长 ，他 们简直 和我们 的封建 贵族差 不多。 
那些原 因可以 在血统 关系中 看到一 部分， 这 方面的 关系可 以使君 
主和头 目们同 他们的 部族结 合起来 —— 在 他们的 堡垒的 山区特 症 
方面 —— 在 经常会 受到敌 人的侵 袭方面 —— 以及在 他们几 乎长期 
处 于守势 战争状 态方面 ，都会 使他们 容易结 合起来 6  .我 认为 ，我们 
公正地 研究了 拉其普 特制度 的起因 和结果 以后， 应 该有更 多的理 
由 要感到 奇怪， 为什么 君主对 土地的 权利没 有产生 更多的 这种制 
度， 而只 是根据 在拉贾 斯坦有 过这种 制度， 就断定 没有这 种所有 
权。 

我不 能不把 托德上 校的这 部书热 烈地推 荐给广 大读者 以及历 
史研 究者和 人类研 究者， 就 丢开这 个问题 的封建 部分。 等誓 孕的 
倚靠头 目而取 得军事 服役的 制度， 像 在印度 的这一 部分实 行的那 
样， 已经 造成了 一种和 欧洲在 部落或 家族世 仇发展 的某一 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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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 况相似 的状态 ，这是 非常引 人注目 、有 趣味 和有教 益的。 这种 
相似， 在拉其 普特人 的土地 使用条 件和法 律中可 以看出 —— 在这 
两者的 混合结 果中可 以看出 一 以及 在人民 的精神 的和几 乎可以 
说是 富有诗 意的特 性中可 以看出 —— 在伴随 着他们 的效忠 观念的 
深挚 情感中 —— 在贵族 的好胜 的勇气 和不顾 一切的 忠心中 —— 在 
从 骑士精 神的内 心深处 涌现出 来的许 多高尚 的和富 于浪漫 色彩的 
行径 ，一 直影响 Zenana 的黑 美人以 及她们 的武士 亲属。 出 身高贵 
的少女 遭逢危 难时, 像她 们曾经 在欧洲 干过的 那样， 把纪念 品贈送 
给自 己选 择的拥 护者, 这 些人不 管是不 是被授 予最高 权力， 或者处 
于不 是那么 显赫的 地位， 同样 有义务 要赶忙 去援助 她们， 否 则就会 
永远被 诬蔑为 懦夫， 受人 耻笑。 托德 上校本 人可以 因一项 荣誉而 
自豪 （由 于热诚 的献身 和无私 的服务 而当之 无愧） ，这种 荣誉, 许多 
preuX 的 骑士一 定会万 死不辞 地踊跃 争取， 作为 不是仅 仅 被一个 
公主选 中的朋 友和拥 护者， 她的 王室的 和神圣 的血统 使欧洲 
久的 家系显 得微不 足道。 

托德上 校的书 引起的 下一个 问题是 这样。 拉贾 斯坦的 印度农 

民 是不 是像他 设想的 那样的 乎疗亨 孛孕亨 _， 像一 个英国 
地主被 称为自 己地产 的完全 保有者 那样的 意义呢 / 我在正 文中一 
开始 就说， 印度农 民很普 遍地享 有人们 承认的 权利， 可以继 承对他 
的那块 土地的 只须 他缴纳 规定的 地租。 问 题是, 在 拉贾斯 
坦那 种权利 是不是 实际上 等于所 有权。 正 文中以 前提到 的一种 

争#  參 

别. 似乎提 供唯一 的真正 标准， 可 以使我 们能公 正地决 定 这个问 
题。 那 印度农 民是不 是要缴 纳高額 地租？ 他 在土地 方面是 不是享 
有 有利的 权益? 他能 卖出这 种权益 取得货 币吗? 他能 把这种 权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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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 主的地 租吗？ 按可变 的高额 地租给 一个耕 种者一 种可 以继承 
的权益 ，然 后把他 的耕地 权叫做 地产完 全保有 的权利 ，显然 完全是 

嘲弄。 使这 样的人 不得不 缴纳比 高额地 租更多 的钱， 害得 他个人 

•  » 

的辛 勤劳动 得不到 适当的 报酬， 而 仍然称 他为地 产完全 保有者 ，这 
比单纯 的嘲弄 更令人 难受。 用 法律规 定并在 实践中 非常严 厉地执 
行罚金 和责罚 ，惩戒 他抛弃 自己完 全保有 的地产 ，不 肯为了 凶狠的 
主人的 利益 而耕神 ，就 会把他 改变为 隶属于 土地的 农奴。 这 ，虽然 
是建立 这种“ 地产完 全保有 权”的 方式的 一种很 自然的 结果， 一定 
会使业 主和所 有人的 名声简 直荒谬 可笑。 

这里指 出的标 准如何 使用， 由 T. 芒罗 爵士在 < 关于国 家的状 
况和人 民的处 境>中 M24 年 I2 月 31 日 的笔记 中说得 很具体 。“假 
如 公家征 税的估 计数字 ，装 模作样 地像在 圣贤的 书上说 的那样 ，仅 
仅是总 产量的 I/6 或者 I/5, 甚 至仅仅 1/4, 那 就不会 用实物 缴纳规 
定的一 部分， 也不需 要那些 费用很 大的监 管机构 ，可 能立刻 就实行 
— 种用货 币征税 的办法 ，相信 每年的 税收都 不难准 时缴纳 ，无 论收 
成 好坏。 凡 是对印 度的税 收情况 有点了 解的人 ，都不 能相信 ，如果 
规定 的税额 只是总 产量的 I/5 或者 1/4, 印度 农民无 论收成 好坏都 
不 会毫无 困难地 缴纳， 而且 不仅这 样做, 并且 在这种 情况下 兴旺繁 
荣， 超过以 往任何 时期。 假如曾 做到这 样公道 合理的 征税, 没有疑 
问 一定是 用货币 缴纳， 因为没 有理由 再用征 收实物 那种浪 费人力 
物力的 手续。 正是因 为征税 偏高， 所 以采用 或者继 续实行 收取实 
物的 方法。 因为, 变为现 钱的、 相当于 这个数 目的一 笔货币 地租， 

不可能 一年和 另一年 相同。 手 a+哼亨 哼爭于 aa 希 望土地 甲 是 

世 袭的又 是可以 变卖的 财产， 但是他 们始终 不肯釆 取可以 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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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 唯一切 实可行 的方式 —— 从低 征税。 《芒罗 的一生 h 第 HI 
卷 ，第 331 页。 

同上书 ，第 336 页。 —— “Rayets 有时 候能得 到地主 的地租 ，可 
是他 们决不 是肯定 能享受 这种利 益的， 因为 他们经 常会因 为不符 
合法律 地征税 过高而 被剥夺 了这种 利益。 只 要这种 无保障 的状态 
存在， 殷实的 土地所 有者集 团就不 能产生 ，国家 也不能 进步， 税收 
也不能 有任何 坚固的 基础。 为 了使土 地一般 地可以 变卖， 鼓励 
Rayets 改进 土地， 以及把 土地看 作一种 永久的 世袭的 财产, 征收的 
税 额必须 有规定 ，并须 一般地 比现在 的税额 较低， 而 且最重 要的是 
要明确 规定， 不会由 于无知 或者反 复无常 而增加 。” 

同上书 ，第 339 页—— “Baramahl 的 土地大 概总有 一 天会变 
成可以 出售的 ，即使 按目前 的估价 ，可 是， 在 私有地 产原先 不存在 
的国家 ，并 且那里 政府的 税收差 不多是 产量的 一半的 地方， 私有地 
产发 展得悝 ，我们 不可期 望用规 章条例 或者种 种财产 授与的 方式， 
或 者用除 了坚定 地实行 有限的 税额以 外的任 何其他 方法， 使它加 
快。 而且在 取得充 分经验 以后， 凡是发 现个别 地方税 额仍然 太高， 
就要 减低。 由于遵 照这种 方针， 或者， 换句 话说， 由于实 行这种 
Rayetwar 制度 ，我 们就不 会看到 突然的 变化或 者改进 。乎 的字 

可是我 们可以 有信心 地期待 着它会 终于普 

起 来。" 

伺上书 ，第 344 页—— “如 果我们 希望使 Rayets 的土地 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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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 种地主 的地租 ，我们 只须降 低并规 定征收 的租额 ，大 家总有 
—天 会看到 大多数 Rayets 拥有 地产， 生产 出一个 地主的 地租， 只是 
范围小 。” 


同 上书， 第？ 52 页 —— “可 以说， 政府已 经规定 了它自 己对 
大地主 的要求 的限度 以后， 大地 主也会 限制他 自己对 Rayet 的要 
求， 并 让他得 到每一 项改进 的全部 成果， 这样 使他能 把他的 土地变 
成宝贵 的财产 。可 是我们 没有理 由认为 问题会 是这样 ，从那 些新地 
主在 他已经 存在的 20 年中 的做法 ，或 者从老 地主们 连续多 少代以 
来的做 法来说 ，问题 都不是 这样。 在老 的印度 大地主 庄园里 ，不管 
是 不是由 省区的 大头目 占有， 或者由 更南面 省区的 小头目 占有 (这 
些庄 园从® 远的 时期以 来占有 者只须 缴纳低 廉的和 固定的 Pesh- 
cush), 对 Rayet 决不 宽容， 对他们 的要求 没有规 定限度 。按 照这个 
国家 的惯例 ，要求 已经随 着改进 而增高 ，并且 Rayets 的土地 没有可 
出售的 价值。 因此我 们不应 该感到 惊奇， 着 到在新 的大地 主庄园 
那里征 税额高 得多， 结果对 Rayet 同样 不利。 这些 新的大 地主庄 
园 ，由于 继承人 之间的 瓜分以 及债务 的拖欠 ，会 分成只 有一、 两个 
村庄的 农场， 可是这 样也不 会改善 Rayets 的境况 。它 不会规 定土地 
的地租 ，也 不会使 它成为 一种有 价值的 财产， 它仅仅 会把一 处大地 
主庄园 变成几 个小庄 园或者 Mootah, 而 这一种 Mootahs 对 Ray- 
ets 的 损害比 Baramahl 大得多 。因为 ，在 Baramahl 方面 ，对 Rayets 
的 土地的 估价征 税是以 前通过 测量决 定的， 在 Circars 的新 的大庄 
同方面 ，这 一点没 有作明 确规定 。小的 总有一 天会遭 受到和 那些大 
地主庄 园同样 的命运 ，这些 小的将 被分割 、破 产， 最 后依法 归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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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那些 Rayets， 经 过这一 番漫长 的迂回 的历程 以后， 又 变成他 
们原 来那样 —— 政府 的直属 佃户。 政 府就有 权力测 量他 们的土 

。 只有在 这里奠 定基础 ，才 能取 得良好 结果， 

但是, 尽管对 建立土 地方面 的私有 财产的 困难有 这许多 看法。 

托马斯 • 芒罗爵 士还是 说印度 农民是 实际的 业主， 卞亨亨 宇亨亨 
权利作 为税收 而据为 己有的 一切。 他说， 这一点 ，一 
的产权 要求， 这种 权利他 认为被 过分夸 大了。 “可是 Rayets 是实际 
的业主 ，因为 凡是不 属于君 主的土 地都属 于他。 国家 税收的 要求， 
在不 同的地 方和不 同的时 间或高 或低， 会 影响他 所得的 一份， 可是 
无 论剩下 给他的 仅够作 为他的 资本的 利润， 或者除 了作为 地主的 
地 租以外 还有小 董剩余 ，他 仍然是 实际的 业主， 占有 没有被 君主作 
为税收 而据为 己有的 一切。 ”——第 III 卷 ，第 340 页。 我必须 请读者 
阅笔记 本身， 其 中有芒 罗爵士 的关于 Canara 实际存 在的有 益的所 
有权的 叙述， 还 有一些 其他地 方存在 的类似 的可是 次要的 和不完 
备的 权利。 要 了解南 部印度 的真实 情况， 就 有必要 很好地 了解这 
些。 像本书 这样的 著作的 计划， 不允许 我在这 些方面 多说。 

那末， 就芒罗 爵士在 这里确 认的事 实来说 ，所谓 尽管印 度农民 
有 世袭的 权利， 要看出 或者甚 至在耕 种者之 间建立 一种真 正有益 
的地主 的利害 关系， 是极端 困难的 ，如 果同时 征收的 地租又 高又容 
易变化 ，让 我们把 这种说 法应用 于拉贾 斯坦， 并应用 于托德 上校关 
于 Mewar 的 印度农 民地产 完全保 有者的 说法。 首先， 我们 来考察 
低级头 目和他 们的直 属臣仆 之间的 关系。 应该 记住， 这些 头目在 
他们 的庄园 上代表 君主。 Deogurth 的 臣仆们 呈交给 驻在当 地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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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 员一件 很长的 禀帖， 控诉 他们的 头目。 这件事 托德上 校常常 
提起。 下面 是其中 的几条 。“ 每一所 拉其普 特人的 房屋附 有一种 

(观察 野兽活 动的) 躲 藏处， 这个 他已经 重新占 用”。 “他的 Pitttaet 

*  •  *  • 

所 建立的 10 个或者 12 个村子 ，他 已经重 新占用 ，任 听他们 的家人 

•  •  •  « 

挨饿” 。尽管 在抱怨 被赶出 他们的 土地， 人 们会注 意到， 他 们自己 
把这种 做法称 为重新 占用。 “Deosurh 建立的 时候， 我们的 配给地 

參  》  ♦  • 

也 同时指 定了。 作为他 的世袭 财产， 也 作为我 们的世 袭财产 。我 
们在 他的家 庭中的 枚利与 特权， 和他 在君主 的家庭 中的权 利与特 
权相同 。” _ 一 托德 ，第 199 页。 

如 果最后 这几句 话表明 —— 我觉 得确实 是表明 —— 他 们的要 
求的 •范 围和 根据， 我 们知道 怎样理 解这些 要求。 如 果他们 在土地 
方面的 权益和 头目在 他的产 ik 方 面权益 相同， 那是 君主根 据某些 
条件对 他们的 賜予， 可以随 时收回 ，虽然 实际上 很少收 回的。 

下一 步我们 来研究 君主和 他的领 地上耕 种者之 间更直 接的关 
系 。 以下 这项法 令的标 题是: 《授予 梅瓦尔 (Mewar) 邦大阿 科拉城 
镇 棉布印 花工人 和居民 的特权 和豁免 权》。 指挥： Maharana  Bhe- 
m  Sing。 有鉴于 村庄已 被放弃 ，因为 Mandel  gurh 驻 军摊派 捐税， 
并要 求居民 捐献， 怎样使 这个村 庄恢复 繁荣。 他们一 致回答 ：“征 
收的捐 税不要 超过以 前规定 的数目 ，要竖 立标柱 ，保 证抽取 的地租 

m  m 

绝不超 过庄稼 产量的 一半， 或者 ‘绝不 骚扰那 些已经 像这祥 缴过捐 
税的人 。’ ”托德 ，第 206 页。  ' 

我留 给读者 决定， 这是不 是一位 统治者 和一群 公认的 地产完 
全保有 者打交 道时讲 的话， 或 者是不 是农民 土地的 一个印 度地主 
讲 的话， 保证 减低他 未来的 要求。 

•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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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拉贾斯 坦的印 度农民 的实际 情况的 最希奇 古怪的 样本， 
在关 于科塔 （Kotah) 的总 督扎利 姆 •辛格 (Zalim  Singh) 的管 

理 的记述 中可以 看到。 这 位首领 是科塔 的实际 君主， 虽然 他以王 
公的名 义处理 政事。 人 们认为 ，他 管理得 非常慎 重和富 有朝气 。他 
被托 德上校 称为印 度的内 斯特， ①并且 约翰. 马尔 科姆爵 士也用 
同样的 语气评 论他。 以下是 从马尔 科姆的 《 中部 印度: ►中摘 录的一 
段。 “ 中印度 的拉其 普特人 主要统 治者之 一， 扎利姆 •辛格 ，有一 
套税收 制度， 和他的 政府制 度一样 ，完全 适合他 个人的 性格。 他管 
理一 个王国 ，像 管理农 场一般 ，他 是贷款 给耕种 者的银 行家， 也是 
他们 向他纳 税的统 治者， 他的 利息条 件和那 些最贪 婪的货 币经纪 
人一样 的高。 这使 得耕种 者更在 他的掌 握之中 ，并且 ，为了 増加这 

神依赖 关系， 弓呼 亨 Af 寻爷乎 ，配备 有雇佣 的工人 ，这 些工 
人 不仅用 于开垦 荒地， 而且可 以立刻 派去耕 种那些 一般农 民认为 

地租太 高而不 肯耕种 的田地 。” —— 罗尔 科姆著 :  <  中部 印度》 ，第 I 
卷 ，第 62 页。 

确实 ，读了 这些摘 录的资 料以后 ，很 难相 信拉贾 斯坦的 耕种者 
的 境况比 南部印 度的耕 种者好 得多； 在后 者中间 ，托马 斯 _ 芒罗爵 
士 看出， 要 建立土 地所有 权和 有利的 权益, 一 定是一 种很慢 和很困 

难的 过程， 虽然 他承认 他们是 君主不 要求据 为己有 的一切 东西的 
拥 有者。 

可是 在托德 上校所 说的情 况中， 还有一 种需要 说到。 他引用 
Menu 的 法理概 要为例 ，证明 印度各 地的土 地属于 “第— 个> 开辟森 


① 内斯特 （Nestor): 特洛伊 (Troy) 战争 时希腊 的贤明 老将。 —— 译注 


附 


26T 


这 句话， 由于它 关系到 君主对 土地的 权利这 
一事实 ，而产 生出较 大的重 要性； 这 句话， 在 引自科 尔布鲁 克的印 
度法律 摘要的 译本正 文中， 曾 有人怀 疑是由 雇来参 加编辑 的那些 
本地人 伪造的 ，为 了迎合 那些雇 用他们 的人的 成见。 但是， 我仍然 
相信， 科尔布 鲁克先 生翻译 的这些 法律， 不管 真伪, 很准确 地陈述 

了许多 世代以 来对印 度土地 的实际 管理。 

•  •  •  « 

他 (托德 上校说 ，指印 度农民 而言) 得到大 自然和 Menu 支持他 
的 要求， 并可 以引证 原文， 其 中的规 定对王 公和农 民同样 有强制 

性。 “耕 地是砍 掉树木 的人， 或者 扫清和 耕种土 地的人 的财产 。” 

•  ♦  • 

下面是 （霍顿 版本) Menu 中的 原文： 

竽 亍亨 宇亨亨 f ( .私 .法 •气刑 .法. >， 

隶阶级 —— 霍顿 ，第 293 页。  . 

#  •  • 

44. 那些了 解以往 时代的 哲人， 认为这 个大地 (PHt’hivi) 是 
Prithu 王 （King  Prithu) 的 妻子， 因此 他们断 言耕地 是砍掉 树林的 

•  參 

人或者 宇》 吁爭# ±乎 哼+哼 以及 ，那 铃羊应 该是第 一个打 

伤玲 羊要害 的猎人 一 。…… 

假如 这段话 是在有 关地产 的法典 的一部 分里发 现的， 那就会 
至 少具有 Menu 的权 威性。 在 那种情 况下， 我 就会早 已使读 者回忆 
托马斯 • 芒罗爵 士的经 验使得 他认为 古代印 度哲人 的言论 没有多 
大价值 ，如 果在关 于印度 的实际 法律或 者以往 惯例方 面发生 问题。 
〔参阅 附录第 (37) 页后 面部分 X 可是, 实际上 ，这段 话出现 在法典 
的一 个大不 相同的 部分； 略微 进一 步检査 一下， 就会 使读者 相信， 
这位神 话似的 哲人是 在讲其 他大不 相同的 问题。 并 且托德 上校已 
经陷入 错误， 对 此应该 允许我 们付之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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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事实 上在判 断一个 已婚妇 女和她 的情夫 通奸所 生的子 
女应该 属于谁 。“现 在 要学习 那普遍 有益的 高明的 法则， 这 是由以 
前降 生的伟 大的善 良 的哲人 们宣告 的关于 后嗣的 法则， ”他 用自己 
特有的 比喻方 式将大 地比作 妇女， 并 宣称， 享受到 她的处 女魔力 
的那 个人应 该是她 可能产 生的子 女的所 有者， 不管 有多么 有力的 
情 况可以 证明她 曾有过 被发现 的或者 被允许 的不忠 行为， 正如耕 
地 属于那 第一个 耕者， 和羚羊 属于那 第一个 打伤它 要害的 猎人一 
样 ，所 以“那 些对妇 女没有 由于婚 姻的所 有权的 男人， 可是 在属于 
别人 的田地 里播了 种的， 可以给 那个丈 夫养育 子女， 只是这 种生育 
者不 能从中 得到什 么利益 。” 

这个 问题, Menu 从 霍顿版 本的第 2W 页 (31 行） 到第 295 页 
(55 行） 都 在研究 ，并于 说明之 后又提 出许多 不同的 事例， 这些事 
例， 我当 然不必 引述， 可是 看过以 后就能 有效地 （我 认为） 使 任何人 
不 会再提 出这段 话作为 有关印 度的地 产法律 的一项 严肃的 权威。 

在慎重 地讲到 君主的 权利的 时候， 这个 法典使 用一种 和这个 
国家 的实际 惯例完 全一致 的语言 。“如 果土地 由于农 场主本 人的过 
失而受 到损害 ，例 如他未 能及时 播种， 他所 受的处 罚应该 10 倍于 
否则 国王在 收成中 应得份 额可能 增加的 数目， 可 是仅仅 5 倍于这 
个数目 ，如 果这是 由于他 的仆人 的过失 ，而他 自己并 不知道 。”—— 
« 论司法 与法律 》 ，第 243 页， 霍顿的 译本第 259 页。 

然而 ，在满 足了君 主的要 求以后 ，这 同样 不完整 的对世 袭占有 
的权利 ，各 地都给 与印度 农民。 在印 度的某 些部分 (不是 有的地 
方) 也仍 然把荒 芜的或 者废弃 的土地 给与第 一个开 垦者。 

摘录自 Aurenzebe 皇帝的 谕旨， 1668 年； 巴顿 先生在 所著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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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 些王国 的原则  >  中发表 。“ 谕旨 ”由一 些对政 府税吏 的指示 构成。 

第 343 页 —— “在 一个还 没有收 税员或 税吏被 派到农 业方面 
的 地方, 他 们应按 照法律 的指示 办理。 如果是 税吏, 他们应 规定一 
个这样 的标准 ，使印 度农民 不会因 土地而 累垮。 无论 如何， 征收的 
数目 不得超 过产量 一半的 价值， 尽管 有什么 （特 殊的） 缴纳 较多税 
收的 能力。 在可 以规定 这一种 或者另 一种的 地方， 他们应 该采用 
已经意 见一致 的标准 ，但 须税 吏这方 面不超 过一半 (产 品， 以货币 
计算) ，以便 印度农 民不会 累垮， 可是， 如果 （规定 的似乎 太多） ，他 
们应 该减低 以前的 规定, 使 其适合 这些农 民的负 担能力 ，但是 ，如 
果负担 能力超 过规定 ，他们 不应该 征取更 多。” 

第 340 页 —— “他们 必须对 农民显 示各种 优待和 宽容, 调査他 
们的 境况， 并努 力用健 全的规 章和明 智的管 理使他 们热诚 地从事 
于 为增进 农业而 劳动， 使得凡 是可能 耕种的 土地都 不会被 忽视。 

从 年度开 始起， 他 们会尽 可能取 得关于 每一个 农民的 境况的 
资料， 是不 是他们 已经在 耕种方 面就业 或者忽 略了这 个问题 ，然 
后 ，对那 些有能 力的人 ，他们 会加以 激发和 鼓励， 促 使其耕 种他们 
的 土地。 并且 ，如 果他们 在任何 特殊的 方面需 要宽容 ，让他 们如愿 
以偿， 可是， 如 果经过 检査, 发现一 些有能 力的、 而且 在供水 方面得 
到帮 助的人 ，仍 然不注 意耕种 自己的 土地， 他们就 会告诫 、恐吓 、并 
使用暴 和鞭挞 。” 

然而， 在这个 和另一 个也是 由佩顿 先生公 布的文 件中, Auren- 
zebe 很温 和地议 论耕种 者作为 业主的 权利， 并显然 急于要 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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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温 和的管 理方式 来替代 实际使 用中的 方式。 

奠卧儿 政府崩 溃时， 印度农 民的境 况更糟 得多。 

w •坦 南特牧 师 著“印 度的娱 乐》 ，第 III 卷 ，第 188—190 
页。 —— 当 地政府 的这一 方面应 该受到 更多的 注意， 因为它 不是形 
成 这些政 府的性 质中一 种偶然 的或者 暂时的 特征， 而是形 成一种 
持久 的社会 状态。 本地的 政治家 中有一 句格言 ，认为 他们的 “国家 
连续 不断地 处于交 战状态 。”因 此他们 的军事 首领不 可一刻 沉湎于 
文明 生活的 习惯， 他也不 能连续 许多年 安居在 一所房 子里。 他们 
的营地 不撤消 ，他们 的帐蓬 除了在 行军中 ，从 来不 拆除， 对 外战争 
的间歇 时期， 用 于征收 国家的 税入， 这 项措施 在印度 一般是 由武装 
力量来 执行， 会 引起较 多的大 规模流 血事件 和残暴 行为， 以 及各式 
各 样的苦 难景象 ，比在 对公开 承认的 敌人的 真正战 役中更 胜一筹 。 

倔 强的大 地主们 ，害 怕受到 军队的 蹂躏， 逃避到 邻近的 一座泥 
土筑的 堡垒， 这 种堡垒 是专为 提供保 护而建 造的， 儿 乎每个 村子附 
近 都有。 在这里 居民们 想办法 安顿他 们本身 、他 们的 牲口粕 衣物， 
直 到迫于 武力或 者饥饿 而不得 不屈服 为止。 这种堡 垒然后 被彻底 
摧毁 ，并且 村子被 烧掉， 为了抵 偿一项 拖欠的 债务， 而这种 债务往 
往 完全是 由于政 府本身 那种罪 恶的勒 索而引 起的。 

在这 些军事 行动中 ，有些 农民被 歼灭； 有 些成为 这样人 为地造 
成的饥 荒的受 害者; 还有不 少人和 妻子儿 女一起 被卖掉 ，卖 出钱来 
补缴 他们对 国库的 拖欠， 或者偿 付土地 所有者 强加的 负担。 幸免 
于难 的人， 逃 入深山 密林， 直 到他们 的压迫 者离开 这里， 才 敢回去 
看看自 己的还 在冒烟 的旧居 ，收拾 残迹。 广大 农民， 在统治 者的不 


鲋  彔  271 

公道 和野蛮 行为的 折磨下 ，失 去了一 切是非 观念。 由 于贫穷 ，他们 
早迟总 有一天 被迫成 为盗贼 ，通过 欺诈或 者暴力 ，引 起同样 的无法 
无天的 行为， 以对付 军队下 次一年 一度的 光临。 

安 排穷苦 的印度 农民承 担世袭 的耕种 工作， 即 使在最 好的这 
种政 府的统 治下， 对君主 也是一 项重大 的利益 ，对农 民则是 一种微 

不 足道的 优惠。 

*  • 

〈布 坎南的 版本) 斯密的 《 国富论 》 ，第 IV 卷， 附录第 86 页 —— 
“ 普莱斯 先生， 在叙述 某一种 佃农时 指出， 通过把 土地赐 给他们 ，并 
永久 赐给他 们和他 们的继 承人， 只 要他们 继续服 从地区 长官， 并缴 
纳一切 公正的 捐税， 他 就能把 最难对 付的土 地和最 浓密的 丛林改 
造为肥 沃的乡 村。” 

负 责管理 几个地 区的芒 罗上校 表示了 同样的 意见。 他 看得很 
清楚 ，对 土地征 税过高 ，抑制 农业和 人口， 因 此他竭 力主张 政府减 
免此 项捐税 。 人 们承认 他的观 点是公 正的， 可是 借口国 家需要 ，为 
一 种税收 辩护， 尽 管这种 税的影 响似乎 会阻碍 国家的 开发。 税收 
委 员会的 委员们 指出： “芒 罗上校 公正地 认为， 对土地 征税高 ，是对 
人口 的主要 控制。 假如不 是因为 这种重 地租的 压力， 他认为 ，人口 
应该 增加得 甚至比 美国还 要快， 因为气 候比较 有利， 而且有 大片大 
片的良 田还没 有利用 ，这 种田地 可以立 即进行 耕种， 不需要 清除森 
林 ，可以 节约这 方面的 劳动和 费用， 因为在 让与的 地区有 300 万英 
亩以上 的这种 土地。 他的 意见是 ，可以 期待在 25 年 内人口 会大大 
地增加 ，土 地税 收连带 地也会 増加， 这 是由于 减免的 作用。 可是， 
他理解 ，只对 少数几 个大地 主减免 ，不 能纠 正这种 弊病， 也 不能解 
除现在 抑制人 口的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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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建议 的那种 制度下 ，芒罗 上校想 象到， 耕 种面积 和人口 
会 増加那 么多， 以致在 25 年 的过程 中以往 耕种的 土地， 相当于 
555  962 星塔① ，将被 释放和 占有， 连同 相当大 的一部 分荒地 。但 
是 ，耕种 扩大不 会使农 场变得 比较大 ，并因 此方便 征收。 农 场或者 
庄 园扩大 ，现在 由于缺 少财产 而受到 阻碍， 今 后会由 于农场 分割， 
而不 致如此 。” 

“这是 芒罗上 校的计 划大纲 ，它同 样可以 适用于 荒无人 烟的地 
区， 和 已经让 人定居 的地区 一样。 

•或 •者 •甚 •至 ,15,% •，我 们应 
该认 为这种 措施十 分贤明 ，目的 在于产 生重大 的最后 利益。 确实， 
人 们不应 该否认 ，我 们向耕 种者征 收他的 劳动成 果越少 ，他 的生活 
状况 越是繁 荣兴旺 。” 

“ 可是， 如果政 府的迫 切需要 不容许 他们作 那么大 的牺牲 ，如 
果他 们不能 立刻赐 予私有 财产的 恩惠, 他们 就必须 满足于 土地方 
面的个 人利益 ，达 到他们 在农场 制度能 够做到 的最有 效的程 度:如 
果他 们没有 能力放 弃一份 地主的 地租， 他们 就一定 是一些 宽容的 
地主 。”参 阅<特 别调査 委员会 报告, 附件 >。 


关于 在温和 的政府 下人口 和产量 増加的 比率， 我只能 建议读 
者参考 里德上 校管理 Mysore 的记述 ，托 马斯 •芒罗 爵士的 关于让 
与 地区的 记述， 以及约 翰 • 马尔 科姆爵 士对于 Mahratta 统 治被摧 
毁以 后中印 度迅速 复兴的 描写。 我认为 摘录原 作会使 这《 附录 >的 
篇縞 过多。 

① 星塔 (star  pagoda): 印度 19 世纪 20 年代之 前通用 的一种 金币 。 译注 


